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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前言

縱觀幾千年的文明史，人要買活動的半徑不可避免

地要受到地理條件的局限;但同時，它又隨著科學的

進步和駕取自然能力的增長，特別是交通手段的進化

而逐步擴大。因此可以說，文明半徑的擴展同時就是

人的力量對自然限制的超越。

中華文明最早是發源於黃河、長江流域的，它經

歷了小國寡民的發展階段，經過春秋、戰國時期鐵與

血的殘酷洗禮，而在西元前 221 年達到了第一次統一。

在這之後的近兩千年中，中國又經歷了「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多次整合，經歷了農業民族與遊牧民

族之間的仇殺與融合，當 17 世紀即將來臨的時候，終

於形成了一個比較穩定的文明區域。它的中心是以儒

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族農業文明區，它的周圍是眾星捧

月般向它朝貢的所謂的「蠻夷 J 。這幾乎就是當時中

國人心目中的整個世界。

中華文明之所以幾千年代代相因，經久不衰，而

不像古埃及、古巴比倫那樣出現斷層，從根本上說，

不能解釋為中國人「天生優越 J '而是由於獨特的地

理環境保護了它。北部是西伯利亞的永久凍土帶，西

部是帕米爾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東部是浩瀚

的大海。這一圈難以逾越的藩籬，雖然說不能完全阻

隔與外部的交往，但畢竟使外部文明的大規模進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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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異常艱難。中華文明就這樣在造物主特別的呵護

下，沒有經受過外部文明毀滅性的打擊，而達到了高

度的繁榮，並且從未間斷地延續了數千年之久。但任

何事物都有著兩面，這種保護同時又是一種局限，天

長日久，就漸漸地消磨了它的活力。

中華文明經歷過生氣勃勃、銳意進取和開放胸襟

的時代。正如本書所描寫的:

「中國曾經有過熱中於探險的激動人心的時代。

在漢朝(前 206-220)的偉大的漢武帝(前 140-前 87)

統治下，亞洲的士地就已經迴響著中國軍隊征服的腳

步聲。偉大先驅者們的探險的足跡深入到中亞地區，

並與地中海文化的邊緣地帶建立了接觸。在盛唐的黃

金時代，都城長安(即現在的西安) ，曾是整個東方

的麥加。當時，她的文化的光輝照亮了東方，她的影

響被及周圍各國。天主教的奈斯多利教派受到了友好

的歡迎;伊斯蘭教和摩尼教也被寬容和接納;佛教繼

續帶給中國以外部世界的新鮮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統

治期間(1279-1368) ，當忽必烈的繼承者們在中國南

面而王時，在『汗八里~ (即後來的北京)塵土飛揚

的街道上，外國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觀。」

但同樣也像本書所評論的 r 這樣的光榮日子已

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了。產生一種令人振奮的新思想，

在中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的世紀的中國，已

經衰老了。這個大明王朝也已經衰老了，沒有冒險和

進取的精神了。」

在我看來，中國在封建社會的後期之所以發展緩



慢甚至停滯，其主要原因就在於「閉關自守」。我認

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有賴於文明區域彼此間的競

爭。根據系統論的定律，系統與外界環境之間的物

質、能量和資訊的交換，是系統走向有序的動力;換

言之，如果這種交換被窒息了，系統將走向無序，社

會將失去活力。

春秋戰國時期曾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時

期，其動力就在於當時諸侯國之間的競爭。勵精圖

治、延攬人才、富國強兵，以及「取人之長，克己之

短」的不斷革故鼎新，乃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條件，否

則就可能亡國滅種。競爭可以使能者、強者脫穎而

出，競爭可以為國家遴選出高明的統治者。而競爭的

結果，不可避免的是強者的一統天下。天下太平無疑

對生產力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一統天下的

弊端恰恰是扼殺了競爭。因此當大一統的中華文明達

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內部的競爭雖然可以改朝換代，

卻不能給中華文明的整體帶來新的營養。社會更進一

步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外部競爭對手。由於前面

所提到的地理環境的因素， 17 世紀(也就是明代中

期)以前的中國恰恰缺少這樣的競爭對手。

然而就在這一時期，就在中國人以自己的物質與

精神的成就得意地孤芳自賞的時候，在歐洲，一種以

開放、進取的姿態企圖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

速地帽起。它催生了近代科學，而科學又賦予它擴張

的翅膀。歐洲的版圖已經容納不下它瘋狂的腳步了。

近代西方文明與古老中華文明兩者之間的碰撞，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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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不可避免。

兩大文明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營

養，是由被本書譽為「巨人的一代」的、以利瑪竇為

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們以及他們的中國朋友們所成就

的。一方是借助「文化適應」、「科學傳教」策略而

試圖把他們的宗教傳播到中國的虔誠的西方神父，一

方是被新鮮的科學知識所吸引而期望以此來富國強兵

的「開明開放」、「銳意改革」的進步的中國知識分

子。他們曾經真誠地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是那樣的艱

難。阻擋他們的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閔'即使不是橫互

於牛郎織女之間的浩淼銀河，也是足以使他們頭破血

流的萬丈深淵。站在他們中間的是來自兩方面的反對

勢力:一方是將歐洲文明視為文明終結，將一切非天

主教民族都視為魔鬼的「歐洲人主義」者和投隘的亞

利安「民族主義」者;一方是將宋明理學當作唯一真

理，主張「寧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

人」的頑固衛道士。

使東西兩大文明得以越過「萬丈深淵」而相遇和

交流的，是耶穌會士的「文化適應」策略和中國進步

知識分子的「開明開放」精神。是它們構築了跨越

「深淵 J 的「橋 J 0 之所以這樣評價「文化適應 j 策

略是因為:眾所周知，當時充當文化交流載體的，不

是科學家，不是外交官，也不是近代傳媒的記者，而

是天主教的傳教士。而離開「文化適應」的策略，他

們就不能進入中國，不能在中國立足，不能與中國先



進的文人建立友誼，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就不可能發

生。

單路藍縷、披荊斬棘的「架橋修路」工作，註定

是異常艱難的。當時的耶穌會士們面臨著來自上述兩

方面的攻擊。雖然本書的作者也以一定的篇幅論及了

以沈溶為首發動的「南京教案」和以楊光先為首製造

的「湯若望冤獄 J '但是更主要的是敘述和批判了天

主教會內部的「歐洲人主義」者給奉行「適應政策」

的耶穌會士們提出的種種詰難。一切爭論和分歧的本

質是:要使中國的天主教信徒「西方化 J '還是要使

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中國化 J ? 

在利瑪竇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的信徒必須「西方

化 J 、「葡萄牙化 J '這在教會內部似乎是不存在爭

論的。然而正是為此，在薩威(舊譯沙勿略)死後的

三十一年間，儘管眾多傳教士使盡渾身解數，仍然被

擋在中國的高牆之外。他們徒勞地哀鳴. r 沒有士兵

的介入，而希望進入中國，就等於嘗試著去接近月

球。」然而正如本書的作者鄧恩先生所指出的 r 現

在每個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達的，重要

的是一個方法問題。」首先著于探索一種全新方法的

是耶穌會印度巡察使范禮安。

1574 年范禮安來到了澳門。經過九個月的仔細觀

察和潛心研究，為天主教進入中國提出了新的戰略構

想。他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寫道 r 滲入中國唯

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調整我們的策略，而採取一種與

迄今為止我們在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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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須放棄對中國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代

之以外國傳教士的「中國化」。

鄧恩先生評論道，這可以稱為是「劃時代的觀

察」。它明確地預告了「歐洲人主義」的時代被打破

了。

的確，范禮安對開拓「通往月球」之路，創立了

劃時代的功績，但應該說，從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身

上，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文化適應」的萌芽了。本

書指出 r 耶穌會的創始人聖依納爵﹒羅耀拉不懼怕

開闢新路。他制定的修會規則，對他的追隨者的傳教

方式不做狹隘嚴格的限定。相反，他決定對耶穌會的

成員採取與眾不同的做法。修會首要的規則之一就是

要求它的成員必須學會其所在國的語言。這似乎是顯

而易見的道理，但是作為文化適應的首要法則卻往往

被忽視了。在當時，在外國借助翻譯來講授教義已成

為通常的慣例。」更具體地說， r 1542 年，當教宗保

祿三世派遣耶穌會士布羅特 (Broet) 和薩爾梅隆( Sal

meron) 到愛爾蘭去的時候，依納爵命令他們要適應愛

爾蘭人的風俗習慣。當另一名耶穌會士巴雷托 (Bar

reto) 被阿比西尼亞提名為族長的時候，依納爵給他

下了指示，讓他表現出廣泛的適應精神。於是他創建

學校和醫院，培養當地人做神職人員。在傳播信仰的

過程中，暴力和軍隊並不是必須的。他應該帶一些工

程師、農業專家和內外科醫生一同到阿比西尼亞去。」

「依納爵警告巴雷托，不要貿然輕率地改變那些可能

潛入禮拜儀式的陋習，而是要慢慢地改變，這樣才不



會不適當地觸動根深蒂固的偏見。 j 這就是「文化適

應」的濫觴。

以往的觀點，總是把耶穌會的創立解釋為對歐洲

宗教改革的反動。這是有失公允的。義大利學者柯毅

霖先生在〈晚明基督論)中談道 r 巨大的政治與文

化運動席捲歐洲，宗教與教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南

歐和北歐對宗教革新各自做出不同的反應。馬丁-路

德於 1517-1521 年間在北歐發起宗教改革，在南歐的

天主教則對其等級制度以及基層進行一場深入的自我

革新。這一革新被人們很不恰當地稱為消極性的反宗

教改革運動。這確實是一場巨大的教會革新運動......

天主教改革運動帶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那就是

誕生了新的宗教團體...... J 1 耶穌會就是這樣應運而

生的。

鄧恩先生評論道 r 宗教的修會，就像一個人一

樣，通常在它的年輕時期比較能夠顯示出它的適應性

和靈活性。而這種適應性和靈活性在它年老時則比較

欠缺。隨著年齡的增長，它就越來越小心謹慎:偏愛

走老路;不顧意承認世界不是永恆不變的和從不靜止

的，不願意承認以往的規律常常是會過時和變成錯誤

的。他們不願去嘗試新的冒險。」耶穌會當時就是一

個愛嘗試著走新路的「小伙子 J 0 

與適應精神相對立的，是在大多數傳教士觀念中

迅速膨脹的「歐洲人主義」和「民族主義」。鄧恩先

生在書中評論道:

r Ii'歐洲人主義』是一個精神的王國。它存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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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洲文化形式為終結的狹隘、高傲自大的假設當

中。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絕對的價值，因此它不可

能認識其他文化的固有價值。 J r 文化適應，是以尊

重當地文化為基礎的，它植根於謙虛的精神和對無論

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價值的理解之中。范禮安的這種

新的也可以說是相當古老的用以解決傳教難題的方

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同時批判了主導一些歐洲傳教士的民族優越

厲。他說， r 民族主義對於造成『歐洲人主義』的特

殊的狹隘性是有責任的。這一民族自豪厲總是將本民

族的文化形式與天主教混為一談。這樣的事實在 16 世

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隨處可見。在那裡，西方天主教

自以為是、一意孤行的精神與最激烈的民族主義結合

在一起。對葡萄牙人來說，除了穿上葡萄牙的外衣，

任何包裝的天主教都是不可思議的。對於西班牙人，

這也是同樣的事實。」

在談到一名義大利籍的道明會士一一高奇，在經

過失敗之後接受了耶穌會士的「文化適應」政策時，

鄧恩指出 r 強調一下在中國的耶穌會、道明會和方

濟會的爭論起因，是由於民族氣質的不間，而不是由

於教派的不同，絕不會太過分。 16 世紀和 17 世紀初

葉，在歐洲，伊比利亞半島(譯者注:即西班牙和葡

萄牙兩國所在的半島)的民族主義最為強烈。大多數

在中國的傳教中起著領導作用的耶穌會士，是來自那

些民族主義尚未發展的國家。要是在首批來到中國的

道明會和方濟會的成員中義大利人占大多數，也許他



們就不會與耶穌會發生衝突了。 J

另一位澳大利亞學者瑞爾(lan Rae) 更是一針見

血 r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都把早期耶穌會傳教

士稱為『葡萄牙人.!I '但是其莫基者和具有最傑出才

能的成員卻都是義大利人。 J 1 

鄧恩先生以大量翔實的史料，敘述了來自菲律賓

的方濟會士與道明會士，以及遠在日本的敵視「文化

適應」策略的耶穌會士，對在中國的耶穌會「兄弟」

所進行的蝶蝶不休的批評，以及給他們帶來的無窮災

難。作者用自第十四章之後的大量篇幅，以夾敘夾議

的筆法，向讀者陳述了這些爭論的詳情，批判了其中

的謬誤 II 0 

當然，如鄧恩先生所說 r 認為在一開始時耶穌

會傳教士的成功就是建立在這些規則(譯者注:指

「文化適應 J )之上，或者認為他們在接受這一方法

時是意見一致和毫無異議的，則是一個錯誤。正是在

中國，他們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最初始的和最為顯著

的努力。然而即使在這裡，這些經驗的取得也經歷了

好幾十年的時間和經受了無數次令人沮喪的失敗。」

同時，書中還提到，天主教在印度和日本所遭遇的失

敗，也從反面教育了中國的耶穌會士。

關於實行「文化適應」策略的耶穌會士是不是犧

牲了其宗教的原則性，這一點在教會內部是至關重要

的。作者用了大量的筆墨為他們進行了辯護。教會以

外的人們似乎對此並不過分在意，然而我們也可以看

到，耶穌會士們儘管在一些問題上表現出靈活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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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確實在涉及他們教義的重大問題上堅持了原則性，

如他們對教徒必須格守一夫一妻制的毫不妥協的態

度，就是一個顯著的證明。說他們是開創中國現代婚

姻家庭制度的先驅，我看並不算是過譽。

起始於 1552 年薩威在上川島上抱恨而死，終結於

1669 年康熙皇帝為湯若望平反昭雪的這部巨著，作為

一部涵蓋了一個多世紀的論述中國早期天主教傳播史

的巨著，實質上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文化適應」策

略在備受非難的困境下，艱難地萌生、探索和發展的

歷史;或者按照作者的觀點，是對西元 l 世紀天主教

「文化適應」傳統回歸的歷史。

關於「文化適應 J 策略，筆者想在這裡補充一點

本書以外的材料。早在漢代就有第一批猶太人來到中

國。隨後一直到元代，陸續都有猶太人到中國定居，

他們也是篤信耶穌基督的。他們是怎樣處理中西文化

與宗教的差異呢?怎樣對待「祭祖 j 和「祭孔」等中

國傳統禮儀的呢?利瑪竇進入北京之後，就知道有一

支信奉「十字教 J 的猶太族人在開封居住，但是沒有

機會親自去考察。在他之後，陸續有歐洲傳教士親赴

開封實地考察。我在這裡引述的是一位叫做駱保祿 I

的義大利傳教士寫於 1704 年 11 月 5 日的、記述了他

考察開封猶太人所見所聞的書信。

信中寫道 I 由於無論過去和現在他們中均有獲

得過功名的讀書人，我就冒昧問他們是否敬奉孔夫

子。包括他們首領在內的所有人都告訴我，他們和中

國不信基督教的文人一樣敬孔，而且與他們一起參加



在重要場合舉行的正式儀式。這些猶太人還告訴我，

每年春秋兩季，他們像中國人習慣的那樣，要到教堂

旁一個廳堂裡祭祖。祭品中沒有豬肉，但有其他動物

的肉;舉行普通儀式時，他們只獻上幾碗菜和果醬，

不過也要點香、鞠躬或磕頭。我還間在他們住宅或祠

堂裡是否有供奉祖先的牌位。回答是他們既不用牌

位，也不用畫像。不過當官者另當別論，這些人去世

後，人們要在祖堂設立牌位，上書其姓名和官職。」

「他們把遵奉的 Dieu 稱為 r 天』、『上天』、『上

帝』、『造物者』以及『萬物主宰』。他們告訴我這

些稱呼取自中國書籍，用以表示上帝。 J 1 

作為收錄這封書信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一

書的編者，杜赫德在駱保祿的信件之後，特別作了幾

點說明。其中之一這樣寫道 r 至於中國人敬孔祭祖，

那些與歐洲猶太人一樣遠離偶像崇拜的中國猶太人肯

定認為這只是世俗和政治禮儀。如果他們從中發現具

有迷信性質的宗教信仰，他們就不會與這位哲人的其

他信徒一起前往孔廟，也不會為紀念祖先而焚香了。 J II 

這段史料說明，從明代末年起由利瑪竇等人所開

創的、並遭到無數非難和譴責的很多屬於「文化適

應」的做法，更準確地說，即雙方爭論不休的幾個主

要問題的處理方法，早在若干年，甚至成百上千年以

前，在中國定居的猶太人就是這樣做的。然而這些猶

太人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宗教。這表明，這些做法是任

何希望在中國生活的耶穌基督的信徒唯一的選擇。並

沒有證據顯示范禮安、羅明堅、利瑪竇等人參考或吸

譯者前吉/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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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過這些在華猶太人的意見，但是他們殊途同歸，採

取的方法驚人地相似。

鄧恩先生將利瑪竇等「一代巨人」把「文化適

應」政策其體地運用在中國，所形成的一整套成功的

傳教方法，作了如下集中的概括:

「從今以後的策略，更應注重智力傳教。 J r 建

立一個遍布全國的、高層的友好人士的網路。 J r 靜

靜地滲透和在文化上逐步適應;要歸除『歐洲人主

義.JI '與歐洲人，特別是與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接觸，

要保持在一個低水準;傳教工作需要的資金可以從中

國獲得。只要在資金上還須求助澳門，就要『小心從

事，盡量少用.JI '當在天主教教義上不存在妥協問題

時，避免同中國人的偏見和猜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傳教的工作要『慎重、不聲張，用好的書籍和有理性

的辯論向學者證實我們教義的真實性，讓他們知道我

們的宗教是沒有害處的，只會給帝國帶來好的朝政和

平安的局面.JI '在發展天主教徒時強調品質而不是數

E司

頁。 J

作者用大量的事實說明，無論就促進中西文化的

交流而言，還是就傳播天主教而言，利瑪竇的方法都

是唯一正確的方法。遵循了這一方法，傳教士就一帆

風順，或化險為夷;違背了這一方法，就一事無成，

甚至碰得頭破血流。

鄧恩先生用飽蕪對自己先驅無限自豪之情的筆，

誼歌了利瑪寶等一代人在天主教發展史和國際文化交

流史上所建樹的卓越功績 r 以天主教在西元 1 世紀



的觀點來衡量，晚明時期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成就，應

該被列為天主教傳教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成就這

一事業的這幾十個人，喚醒了天主教世界使命的真

諦，將世紀初期天主教的傳統恢復到了正確的位置。

他們反對將具有普世意義的天主教歪曲為僅僅適合於

個別國家、個別地方的狹隘的宗教。他們的所作所

為，不僅僅在天主教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國

際間文化交流的歷史上，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J

他說 í 這為數不多的一夥人，以他們所創建的

中國與歐洲的思想聯繫'幾乎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

程，也改變了自那以後的世界。如果不是後來的曲折

(譯者注:指後來教宗關於禁止中國禮儀和解散耶穌

會等事件) .把他們燦爛輝煌的貢獻貶低了，耶穌會

士所做出的傑出貢獻還會更加光彩照人。」

即使是以無神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眼光來看，鄧

恩先生的上述評價也是站得住腳的。

本書作者鄧恩 (George H. Dunne) .是一位美國

現代耶穌會士。他生於 1905 年，於 1998 年 6 月 30 日

在加州的 Los Gatos 去世，享年 92 歲。他生前曾在聖

路易斯大學執教，於 1961 年被任命為喬治城大學校長

助理。

鄧恩神父與中國的友誼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以

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是在中國的耶穌會

傳教士。新中國成立後，他結束了在中國傳教的事

業，返回美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他的

譯者前吉/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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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就是以來華傳教士研究為題的。但是他的論

文基本上只是利用了第二手資料，對此他感到十分不

滿足，於是產生了到羅馬去繼續他的研究的動機。 1959

年 10 月，他的計畫實現了。在羅馬梵蒂岡檔案館汗牛

充棟的檔案、手稿的海洋裡，他考稽鉤沉、潛心爬

梳，以大量的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充實和擴展了他

的研究。本書就是他多年辛勤耕耘的結晶。該書經印

第安那州、I NotreDame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就引起學術

界的廣泛注意。

本書原名(巨人的一代:明末最後幾十年耶穌會

士在中國的故事> (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 再

版版本、法文譯本、德文譯本的書名都有改動。

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魏若望(1. Witek) 博士這

樣評價說 r 在整個 19 世紀，只有一位研究者一一錢

德明 (Jean-Joseph Marie Amiot '曾在清王朝朝廷中服

務過的法國耶穌會士)利用過于稿資料。在 20 世紀

初，即 1911 年至 1913 年間，在利瑪竇的家鄉馬賽拉

達，扮屠立 (Piero Tacchi-Venturi )神父為紀念利瑪竇

逝世三百週年，而編輯出版了兩卷的利瑪竇著作集

一一(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集> ( Opere Storiche de 

P. Matteo Ricci) 。其中第一卷是他的(中國報導> (即

後來翻譯成中文的〈利瑪竇中國前記> ) ，第二卷收

錄了他的書信集。在 1942 年至 1949 年間，德禮賢

( Pasquale d' Elia )神父對上述兩卷的利瑪竇著作重新

予以出版，添加了極其豐富的注釋，命名為〈利瑪竇



全集> (FontiRicci) 。與此同時，魏特(Alfons Väth ) 

用德語撰寫了湯若望的傳記。 J 1 

「但是這些著作都不是英文的。 1942 年美國加州

的伯克力出版了洛博薩姆( Amold Rowbotham) 撰寫

的〈傳教士與清廷官員:在中國宮廷的耶穌會土們〉

(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in the Court of 

China) 。這本書基本上採用的都是已經發表過的第二

手資料。 1953 年紐約 Random 出版社出版了根據 1615

年拉丁文版翻譯的英文版利瑪竇中國筍記，題為 06

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國:利瑪竇日記(1583-1610) > 
(A Decade Later Chi凹 的的。 16th cì凹的'1)': The Journa1s 

ofMatthew Ricci 1583-1610) 。於是，英語國家對在明

末清初中國耶穌會土們的故事，開始產生了興趣。」

「當鄧恩出版了他的基於以往從未利用過的檔

案、于稿資料的著作一一〈巨人的一代:明末最後幾

十年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故事)之後，就立即引起了整

個英語世界相當廣泛的注意。朗文出版社和格林出版

社在英國出版了該書，題為(巨人的一代:在中國的

第一批耶穌會士> ( Generation of Giants: First Jesuitsin 

China) 。該書的法文版和德文版也分別於 1964 年和

1965 年出版問世，書名分別為: <利瑪竇神父和他的

在 17 世紀的中國的夥伴> (Chinois a間c 1es chinois.. 

LenPère Ricci et ses compagnons Jc白uites dans 1a China du 

XVIIe sièc1e) 和{傑出的範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使

命> (Das grosse Exempe1. Die Chinamission der Je-suiten. 

S的ttgart: Schwabenverlag) 0 J 

譯者前言/017



。18/巨人的代(上)

魏若望博士評價說: r <巨人的一代〉一書涵蓋

了能 1583 年羅明堅和利瑪竇開始，以湯若望之死為結

束的在華耶穌會士的故事(其中也涉及了南懷仁的一

些事蹟) ，由於它縱觀了這近一百年的歷史，並利用

了大量的檔案、手稿材料，因此它成為有興趣學習和

研究那一時期耶穌會士在中國的事蹟的基本教材。」

Notre Dame 大學出版社在介紹(巨人的一代〉這

部後來在美國獲得大獎的學術巨著時，是這樣評價它

的:

這是「一批無畏的耶穌會士在明末清初的中國所

發生的故事。它可以在很多層面上令讀者嵐興趣。首

先，這是一本在學術上有著不朽價值的著作。它所搜

集的資料之豐富是以往的著作所無可比擬的;它對在

17 世紀文化高度發達的和等級非常森嚴的、正在走下

坡路時期的中國的研究，如此之深刻，是幾乎沒有什

麼西方人能夠望其項背的。它針對直接對立的兩種傳

布福音的方法，提出了閃爍著智慧之光的見解。而這

種對立在差不多三個世紀中都沒能解決。它戲劇性

地、生動地、帶有其實生活色彩地表現了一個古老而

又嶄新的話題，即東西方文明的對立和衝突。除了這

些因素之外， <巨人的一代〉這本書還講述了一連串

起伏跌右的、有趣的、真實的探險故事。

「這是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的故事。他與他同

時代的很多人不同，他以長遠的眼光來審視自己的傳

教方法，他認為必須極端謹慎小心地培植信仰這株幼

苗，使它順利地成長，最終根深葉茂。這是中國學者



官員徐光傲的故事，他溫文爾雅，但對天主教的熱情

持久、信仰堅定。這註定會博得他同時代偉大的歐洲

人一一聖羅伯﹒伯敏( St. Robert Bellarmin )對他的敬

意(譯者注:見本書的第十章)。這同樣又是湯若望

的故事，他是一位脾氣暴躁，但襟懷坦蕩、直言不諱

的科學家神父，他在清代第一位皇帝統治期間，使一

個外國人的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從根本上說，他們和其他被本書稱為『巨人』

的那些人的故事，構成了有爭議的『適應策略』的歷

史。而耶穌會士們則是這一『適應策略』的開拓者和

先驅者。」

談到「適應策略 J .談到「禮儀之事 J .人們比

較熟悉的是關於「祭祖 j 、「祭孔」等禮儀儀式和一

些名詞的翻譯等等。其實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是無所不

在的。可以說，在利瑪竇一行人的腳下，處處都有地

雷。鄧恩神父在書中翔實地闡述了來華耶穌會士們在

對待中西文化每一個細節上的差異時所進行的探索:

是否應該穿著中國人的服飾?是否應學習中文?能否

用中文做彌撒?能不能吸收當地人加入耶穌會甚至做

神父?神父在做彌撒時是否應像中國人那樣戴上帽

子?教徒在禮拜天是否必須停止工作?在「男女大

防 J 的中國如何為女信徒施洗?如何傾聽女信徒的懺

悔?壁畫中的聖徒是否允許被畫得穿上鞋子?在與中

國友人交往時或到官府辦事時，是否也可以像中國人

習慣的那樣互贈禮物?能不能接受皇帝的任命、在朝

廷的曆局或欽天監中做事?薰香、叩頭等中國人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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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物的習俗是否可以被允許?等等，等等。

這些來自第一次披露的其實的檔案、手稿的豐富

而生動的內容，為不知內情的中國讀者展示出當時教

會內部的鬥事，使我們對處於兩面作戰的耶穌會士們

的艱難境況有了更為真切的認識，使我們更為了解他

們奉行「適應政策」的不易，也更加深了對他們的由

衷敬意。

也正是因為如此， <巨人的一代)這部著作雖然

一直未被譯成中文出版發行，但已經被眾多中國學者

參考和引用了。作為中譯者，我衷心地希望本書中文

版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中國人閱讀到一位外國學者筆

下的這一段有趣的中國歷史，能為從事這一領域研究

的中國學者提供一些方便。

四

對於本書的著作者鄧恩神父，似乎有必要作一點

進一步的介紹。

他不僅是一名研究歷史或宗教史的學者，而且是

一名不知疲倦的政治活動家。在為他所做的悼詞中，

他被譽為「一名熱情洋溢的反種族隔離的戰士 J '是

一位在「全世界反對貧窮和宣導和平的運動中做出卓

越貢獻的人 J '他同時又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和演

說家，記者和評論家，是成功的劇作家，人權運動的

先驅，是電影業民主公團的門士，是赴依索比亞和巴

西的美國和平隊訓練專案的負責人，是日內瓦的一名

關心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和平的教區神父，是住

在瑞士的美國大學學生的海外導師」。



早在 1945 年，鄧恩先生就出版了(種族隔離的罪

惡〉一書，宣導所有的美國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放

棄種族和血統的偏見，投身到種族融合的運動中。他

譴責各種形式的種族隔離，支持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通

婚，號召所有的天主教學校對不同種族的孩子公平地

敞開大門，主張美國的黑人應該全面地融入白人社會。

這位天主教神父宣布，天主教的教義要求廢除所

有的種族隔離，認可不同種族的社會平等。他認為，

那些鼓吹種族隔離的人是有罪的，而且這種罪過是要

在地獄裡被懲罰的。他曾經說 r 以天主教的神意來

看，種族隔離當然是違背慈善的罪行，是邪惡的和不

能被接受的。這種違背慈善的罪行，將使我們可以像

違背公正一樣容易地進地獄，也許還要更容易些。 J 1 

簡略地了解一下本書作者的生平，對理解本書是

不無幫助的。鄧恩先生回顧四百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那

段歷史，不僅僅是在追溯歷史，顯然也是在歐迪當

今。本書在美國出版問世的年代，正是在美國以反對

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為主要標誌的人權運動如火如荼

的年代。當時本書的出版者就指出 r 鄧恩神父看來

非常熱中於這場論戰(譯者注:即反對種族歧視的論

戰)。這可能就是他為什麼選擇了撰寫(巨人的一

代〉這一如此適合他的、並且具有挑戰性的任務的原

因之一。 J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過的，水管裡流出來的都是

水，而血管裡流出來的則都是血。作為一名對種族歧

視嫉惡如仇的人權鬥士，當他以「種族平等」的出發

譯者前吉/021



。22/巨人的代(上)

點，來審視發生在四百年前的關於「文化適應」的種

種分歧與爭論的歷史時，就不可避免地要寄託他對現

實的態度，筆下也就傾注了入木三分的力量。讓我們

讀一讀他在本書前言的結尾部分以重筆寫下的那段話

吧:

「這是為數不多的一小夥人的故事，他們打破了

那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回歸到遙遠的過去，恢

復了文化適應的觀念，將它置於天主教世界傳教事業

的中心位置。他們在東西方文化關係史上寫下了光輝

奪目的篇章。他們是現代成功地開創東、西方兩個世

界接觸的先驅。他們的歷史之所以值得講述，不是簡

單地僅僅把它當作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章節，而是

因為它不僅對今天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對任何一種宗

教信仰，而且對一個還沒有學會如何打破文化的、種

族的和國家的傲慢與偏見的藩籬的世界，都有很多歐

示作用。」

可敬佩的是，被稱為「預言家」的鄧恩先生在 60

年代所講的話今天讀起來並不覺得過時;同樣，讓我

鼠到可悲的是，時隔四十年了，當時遭到鄧恩先生痛

恨、鞭權和聲討的國家的、種族的和文化的「傲慢與

偏見的藩籬 J '至今仍然存在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

及。人們不無憂慮地看到，一種所謂「新帝國主義 J

的理論與實踐正在抬頭。在這一時刻，重讀鄧恩先生

的著作，重溫近四百年前的那段歷史，都是很有益處

的。



五

鄧恩先生作為一位反對種族歧視的戰士，是足以

讓我尊敬的前輩。他的關於平等地對待一切民族、一

切文化的論點，我是完全認同的。

但同時，他又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他

對他信仰的宗教頂禮膜拜，充滿自豪歐和自信心，這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應該得到尊重的。但如他所

說的，天主教所揭示的是獨一無二的真理的觀點，認

為晚明中國社會存在的弊端其根源就是缺少天主教信

仰和天主教就可以救中國的觀點，以及其對中國古代

思想史若干範疇的評論，卻是我所不能認同的。

作為一名歷史工作者，我力求以本來的面目客觀

地認識歷史和闡述歷史。毋庸諱言，歷史唯物主義是

我藉以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我對利瑪竇等被本書的

作者稱為是「一代巨人」的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之

歷史功績的肯定，是建立在他們的「文化適應 J 的策

略和科技文化交流的成果的基點之上的。

在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中，與

「文化適應 j 同等重要的是科學。曾經激烈地反對過

湯若望任職欽天監的安文思，不知是出於肯定，還是

出於無奈，曾說過這樣的話 í 除了上帝，傳教事業

賴以生存的只有數學。 J 1科學在他們的傳教事業中起

了如下幾方面的作用:第一，通過顯示傳教士們在科

學、特別是在天文學領域的知識與才能，使中國的知

識階層直到皇帝本人，都覺得離不開他們，然後再慢

慢地、最後公開地容忍他們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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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學者甚至因此而成為了天主教徒;第二，借助科

學，耶穌會士可以減少中國人對他們的偏見，使中國

人認識到外國人也可以對中國的知識與學問做出補充

和貢獻，從而提高耶穌會士的威望;第三， r 還有一

個更深遠的作用，利瑪竇在世時就看到了:利用自然

科學，特別是地理和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可以打開中

國人的眼界，破除他們的『中國中心論.JJ '進而可以

為傳播基督福音做些準備工作 J 0 1從這一意義上講，

科學知識不僅僅通過連接中西方「橋梁」上而傳送的

「貨物 J '而且就是這「橋梁 J 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

分。

德國哲學家、科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表曾說過:

「我認為(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

大的壯舉。它不僅有利於上帝的榮耀，基督教的傳

播，亦將大大促進人類的普遍進步，以及科學與藝術

在歐洲與中國的同時發展。這是光明的開始，一下子

就可完成數千年的工作。將他們(中國)的知識帶到

這兒，將我們的介紹給他們，兩方的知識就會成倍的

增長。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事情。 J II 

就促進科學文化交流，從而使人類共同發展這一

點來講，萊布尼衷的評價是恰當的。正如李瑞環同志

在訪問義大利時所說的 r利瑪寶等人把歐洲的天文、

數學、地理等知識傳播到中國，給中華文化注入了新

鮮血液。 J III當然，傳播科學文化不是鄧恩先生這部

著作的主題。

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們不辭千辛萬苦，



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將在當時

歐洲的科學技術'傳播到對此一無所知的中國來;是

他們克服了民族的、文化的偏見與隔閔，將歐洲的文

化介紹到中國，同時又把中國的文化介紹到歐洲，使

東西兩大文明第一次建立了空前廣泛的聯繫;是他們

促使開明的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如徐光歐所說的

「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 J '汗

牛充棟的、涉及了近代科學文化的大多數領域西方書

籍，在這一時期先後被介紹到中國，被稱作一門新興

的「天學 J (其中也包括天主教教義) ，使中國人耳

目一新;是他們揖棄了在殖民主義早期流行的「歐洲

人主義」的偏見，平等地、友好地對待中國和中國

人，客觀地評價中國文化，開創了被本書的作者稱為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世界大同的歷史潮流之濫觴。

雖然我並不信仰他們的宗教，但是也不否認在他

們成就上述歷史功績的過程中，宗教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如果打個比方，就像是「原本為了覓食的蜜蜂，

在客觀上傳播了花粉」一樣。我尊重蜜蜂覓食的動

機，但更看重它們在傳播花粉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但遺臘的事，僅僅科學文化方面的交流，還不足

以動搖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特別是由於禮儀之事，

使這種交流在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就明顯地減弱，以致

近乎中斷。因此意識形態上的「西學東漸」對古老的

中華文明沒有構成一個現實的競爭對手，也無法使中

國跳出幾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輪替的怪圈。然而它的

進步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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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時也恰恰驗證了一位哲人的著名命題. r 批

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僅僅依靠作為社會

意識形態的文化(包括宗教在內)的力量，是不足以

從根本上改變一個社會的。其實作者在書中也談到，

受天主教影響最多的南明永曆小朝廷，最終也沒能逃

脫失敗的命運。鄧恩先生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實現，天

主教不能救中國。

這就是說，宗教是影響歷史進程的一個因素，但

一般的情況下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沒有深厚

宗教傳統的中國。
...... 
J 、

有機會能把鄧恩先生的這部巨著介紹給中國的讀

者，應該說是我的榮幸。

俗話說，人過四十不學藝。我涉足於中西文化交

流史研究領域，已經四十多歲了。由於「利瑪竇及明

清以來外國傳教士墓地」位於我所供職的北京行政學

院(北京市委黨校)的校園之內，開始時，我主要是

致力於勝公柵欄外國傳教士墓地的變遷史的研究，撰

寫了(華星隕落之地一一北京西方傳教士墓地的四百

年滄桑〉。在研究過程中，當涉及到傳教士的生平事

蹟時，我所參考和借鑒的多是數年之前、甚至幾十年

之前由前人翻譯和介紹過來的、已被國人重複使用過

無數次的史料，因此鼠到有些不滿足。

後來有機會到美國學習了近一年的語言。歸國後

就更不滿足於上述「炒冷飯」的方式了，開始翻譯了

幾篇論文。我的(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一書(由



北京出版社於 2001 年出版)就吸收了很多當代各國學

者研究的最新成果。當一位這一領域的專家， <晚明

基督論〉的作者，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義大利籍神父

一一柯毅霖成為我的朋友時，我向他流露了試著翻譯

一本英文著作的想法，並請他推薦一本書。是他向我

舉薦了鄧恩先生的這部巨著。

翻譯內容如此豐富、涉及領域廣泛的名著，對我

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也是一次鍛鍊。我只有尋求

朋友和學長們的幫助。於是，美國三藩市大學利瑪竇

研究所的所長吳小新博士幫我找來了原著並向我提出

很多很好的建議，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主任張西平教授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李

申研究員熱心幫我聯絡出版社，等等。

在最為棘手的版權授權問題上，我再次得益於柯

毅霖先生的鼎力相助。作者鄧恩已經去世，他的著作

權屬於耶穌會。柯毅霖先生幫我聯繫到財團法人天主

教耶穌會有關此類事務的負責人一一梅德純 (Fr. Eu

genio Matis) 神父，並得到了梅神父的信任和支持。

他將該書在大陸發行簡體字版的版權無償地授予了

我，要求我「忠實原著，細心推敲 J '並且鼓勵說:

「你和你的同事，將為對中國歷史的這一部分重要知

識所做出的貢獻而獻到慰藉。 J (You and your collab

orators wi11 have the conso1ation of giving a significant con

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an importantaspect of the his

tory of China. )在此，我和我的同事要向梅德純神父表

示深深的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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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0 年起，我和我的同事開始了這近似於「深

山探寶」的工作。我的同事石蓉女士，是北京行政學

院圖書館管理員，專門負責管理國外、境外書籍，有

較強的英語閱讀能力，特別是在解讀複雜的超長句式

方面。我倆既分工又合作。她翻譯第三至第十四章及

尾聲，我翻譯前言至第二章、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一

章，然後互相交換譯稿，進行校訂，最後由我對全部

書稿作了文字上的潤色統改，添加註腳。我們之間優

勢互補，各自發揮特長，遇到難題共同切磋、反覆推

敲，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共同努力，終於得以將此世界

名著介紹給中國的廣大讀者。

在對書稿作最後的統改時，我對原稿中所涉及的

一些中外人名、地名加了註腳。這一方面是對中國讀

者所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做一些解釋，一方面表示從

英文反譯回來的中國人名和來華耶穌會士的中文名字

是查之有據的(凡是沒有查到的皆注明是音譯) ，對

一些外國人名的音譯也盡量依照了前人約定俗成的譯

法。

在這一過程中，我和我的同事查閱和參考了(不

列顛百科全書> (中文版) ，張廷玉等著〈明史> ' 

臺北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 ' (法)費

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 

(法)榮振華著、耿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補編> ' (義)利瑪寶、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道仲、

李申譯(利瑪竇中國割記>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

集> '林金水著(利瑪竇與中國> '臺北編輯〈紀念



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集> .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 (義)柯毅

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晚明基督論> •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 .張鎧著

〈迪我與中國> • (韓)李寬淑著(中國基督教史

略> .曹增友著〈傳教土於中國科學> .等等。

另外，作者在書中為來華傳教士們的活動，鋪墊

了歷史背景。應該說作為一個外國人，能對當時中國

的歷史了解到如此程度，的確是很不容易了。但是畢

竟其中也有一些失誤。對此，我在個別必要的地方也

做了註腳，為的是不使讀者產生誤解。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曾就一些難題請教過前面提

及的李申研究員、張西平教授、(義)柯毅霖神父、

(美)吳小新博士、李幼衡教授，以及(美)柏士隱

教授(A. J. Berkowitz) 、林金水教授等，都得到他們

熱情、無私的幫助和指教。在此我們要向他們深表凰

謝。

這裡應特別提及的是北京市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

主席兼祕書長、上智編譯館館長趙建敏神父。由吳小

新博士建議，我懇請趙神父在百忙之中通讀了我的全

部譯文。他對其中的一些教會專有名詞和術語細緻地

進行了規範與訂正，使本書避免出現一些外行話。還

有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魏若望神父在對本書的

學術地位與價值的評價方面，提供了有益的資料。為

此應向他們專門致以特別的謝意。總之，沒有眾多專

家的幫助. r 初出茅廬」的我和我的同事，是難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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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一艱巨任務的。

即使如此，我們的譯稿中也難免存在不少錯誤和

疏漏，我和我的同事誠懇地歡迎有關專家、學者費心

指正，對一切給予本書譯稿的批評和釐正表示衷心的

戚謝。我的 E-mail 是: yu-sanle @ yahoo. com 。

除此以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張曉敏副社長、呂

健副主任以及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的曹斌副

主任、繆忠鶴副處長等人，對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大力

支持，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北京朦公柵欄余三樂



著者前言

當 1415 年葡萄牙人奪取了非洲的休達 (Ceuta) 1 

之後，他們就發起了一系列開拓疆土的活動，而使 15

世紀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極不平凡的世紀。這是一個

發現的時代，一個對人類的未來產生無法估量的重大

意義的時代。

在占領休達之後的歲月裡，英勇無畏的葡萄牙船

長們在天才的航海家亨利 (Henry) II 王子的鼓舞與指

揮下，勘測了他們航船下面的非洲西海岸，發現了一

個新大陸。在這個世紀的後五十年，送戈﹒康 (Diego

Cao) m到達了剛果河口，巴索洛緬夫﹒迪亞斯 (Bar

tholomeo Dias) N繞過了好望角。在 1499年 5 月 20 日，

瓦斯科﹒達﹒伽馬(Vi的so da Gama) 在加爾各答拋下

了船頭的鐵錯。通往印度的航線被發現了。

與此同時，與葡萄牙人向東的開拓相類似，哥倫

布劃時代的航行向西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教宗歷山六

世 (Alexander VI) v 1493 年 5 月 3 日和 4 日的著名的

通論和多德西拉( Tordesillas) VI協定，為那以後的西

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的殖民活動劃出了一條分界線。

征服者緊緊跟隨著探險家的腳步。索科特拉島

(Socotra' 屬葉門)和霍爾木茲海峽於 1507 年被占

領。隨著 1511 年阿方索﹒德﹒阿爾布魁克 (Alphonso

de Albuquerque) vn占領臥亞，葡萄牙帝國在東方的基

礎就宣告莫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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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巨人的代(上)

爾布難免( 1453-
1515) .葡萄牙軍

人，葡屋$印度殖民地

的總督、臥亞和麻六

甲的征服者。

這些成就對天主教是有著深遠的重要意義的。世

界極大地擴展了。幾乎在一夜之間，數不清的民族和

千差萬別的文化突然出現在歐洲的視野裡。對於天主

教的世界使命，這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新敵示、新

發現。

如果不怕被人批評為過於簡單化的話，我們可以

將教會的傳教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羅馬帝國轉變階段、

歐洲北部轉化階段和開始於 15 世紀大發現的現代的外

國傳教階段。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有一個長

長的停頓期。在這一時期，由於人們不知道還有一個

人口眾多的世界的存在，因此助長了這樣一種假設，

即世界的天主教傳播事業已經充分地完成了。在 13 世

紀，教宗們盡其全力喚醒歐洲去了解中國，但是馬可

波羅的著名遊記被輕蔑地看作是虛假的幻想。值得注

意的是，曾經繁榮一時的、由後來成為北京的第一位

大主教的若望﹒孟高維諾(John Monte Corvino) 1創建

的方濟會傳教事業，隨著 1368 年元朝的滅亡而消失了。

到此為止，正像歐洲!所認為的，這裡就像一片處女地。

當 17 世紀方濟會傳教士隨著耶穌會士的腳步來到中國

時，他們根本不知道其他的聖方濟 (St. Francis) II 的

孩子們早在三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在這裡傳播福音了。

發現時代的歐示使教會面臨了巨大的任務。同

時，對其中的任務之一，教會在當時是沒有做好充分

的準備的。問題與早期教會所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是類

似的。當時天主教會從猶太人的團體中脫離出來，將

希臘﹒羅馬世界轉變為天主教社會。一邊是為數不多的



一夥人，絕大部分是從猶太人那裡來的，因此是外國

的文化，僅僅依靠了貧瘖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那

兒高聳著羅馬帝國，繼承著異教文化的最高成就，具

有崇高的威望，掌握著巨大的權力。

企圖將猶太文化形式強加在羅馬社會之上，從開

頭就已經註定了這一事業必定失敗的命運。將新的天

主教的精神注入高度發展的羅馬社會的肌體的任何一

絲希望，都依賴著天主教對它的社會的和文化形式的

具有最廣泛包容性的適應政策。第一次出現在宗徒會

議上的爭論，就是關於猶太化與適應政策的爭論。值

得慶幸的是，聖保祿 (S1. Paul) 1的強烈反對將猶太人

實行的習慣強加於異教徒皈依者的觀點勝利了。這場

爭論決定了天主教徒使命的真正的特徵。天主教在社

會的肌體中成為了發酵酵母，而不是催人嘔吐的藥劑。

早期的教會在調整自身去適應羅馬文化環境的過

程中，走了很長的路程。在天主教辭彙的發展過程

中，教會毫不猶豫地自由地運用了希臘語和拉丁語的

表達法。在那個時代，這些在異教的場合裡所表示的

意思與天主教徒所接受的意思相當不同的表達法，並

沒有被禁止。因為對超自然的秩序的見解還不為異教

的世界所了解，希臘和拉丁的語言自身中還沒有創造

出那麼多可被天主教教義所利用的辭彙。辦法只有兩

種:或者將原始的希伯來語的全部辭彙嫁接到這些語

言上，或者將非天主教辭彙賦予天主教的涵義。結果

後者被採用了。通過重新定義和教育的過程，這些辭

彙揚棄了原來異教的涵義，注入了天主教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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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語言就是人民的語言，就像當時神父的服

飾與老百姓的服飾相同一樣。只有當日爾曼民族占領

過這個帝國和羅馬的語言發展了以後，拉丁語才成為

教會做禮拜的語言。這樣做是為了不使天主教的傳播

處於不斷變化的新的語言之中。直到君士坦丁( Con

stantine) 時代 1 ，才有了舉行儀式的專用法衣。法衣的

形成，是追隨當時世俗風格的結果。

蠟燭、黑香、聖油和聖水是被異教廣泛運用之

物。早期的教會並沒有因此而認為是將其應用到它自

己的禮拜儀式的障礙。異教的節日被天主教的節日所

取代，是因為人們喜歡被天主教接受的節日裡所舉行

的宗教遊行活動。

墓穴提供了在世紀初期勇敢地接受適應政策的豐

富證據。天主教的藝術家們使用了已有的羅馬藝術形

式。他們直接採用了，或採用了它的內容中很大部分

的象徵符號:表示勝利的于勢、代表不朽的長生鳥、

代表和平的橄欖枝。經常出現在墓穴藝術中的作為聖

體象徵的魚，也許是從特定的古代異教祭品中借鑒來

的。

世紀初期的適應方針的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是

眾所周知的神祕的修行方式。一些最重要的天主教信

仰的教義，不僅源自於異教，而且源自於新教徒。直

到天主教完成了這一階段的準備時期，已經準備接受

考驗時，才開始引入比較深奧的神祕內容，諸如在聖

體 II 中耶穌基督的真正存在那樣。這些做法是以完整

的教育學的原則為基礎的。在這些學說的可信性能被



人們理解之前，思想必須要適應天主教關於人的超自

然命運的一整套了不起的系統的觀點。耶穌基督自己

已經遵守了這一原則。這時他是逐漸地向他的門徒們

顯示他自己和他的意圖的。他的這一教學法甚至超越

了他生命的極限。他說 I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向你們

說:但是你們現在不能忍受它們。然而當馳，即真理

之神到來時，祂將教導你們全部的真理。」

對外在的生活形式，適應原則已經盡力而為了。

起源於異教神話中的很多舊的人名，繼續地被使用

著。天主教徒們讓自己完全地適應當地的社會習俗，

只要它們不屬於異教神的崇拜。

他們自己的禮拜儀式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靜靜地

舉行。他們不做越軌而導致麻煩的事情。當麻煩來了

時，他們通常是抱著非凡的勇氣和熾熱的精神去面

對。但是在他們的態度中，沒有輕蔑和挑釁，沒有傲

慢自大等等。這樣就可以尋找機會避開他們所在的異

教社會對他們的偏見。在面臨重大事件時，他們暫時

忍耐自己的蔑視情緒，不挑釁也不逃避。然後，即使

是公然頂撞皇帝的事，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做。

這樣，早期的教會就十分徹底地進入了羅馬帝國

的文化生活。它並沒有犧牲教義的純潔性，保留了舊

文化中一切好的部分，不管是來自哪一方面的;改造

了一切無關緊要的部分，也不管是屬於哪個源流的。

他們的目標就是在更多的寬容中，逐漸地淨化那些被

認為是邪惡的，但又不是本質上不可救藥的東西。這

就是文化適應所帶給人們的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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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將它自身與已經發展了的異教社會結合起

來的過程中，教會獲得了一定的文化形式。它的政府

的、社會的和法律的生活被塑造成了羅馬的模式。這

些形式的本質從此被保留了下來。雖然天主教已不再

簡單地只是源於猶太 (Judaea) 1 的敵示錄了，但它的

文化形式還仍然在胚胎狀態。在它後來的擴展過程

中，一定程度的羅馬化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它所希

望達到的。開化的天主教傳教使命需要與較高文化的

成果相交流。

與此同時，羅馬化所賦予的生命力是與很大程度

的適應相協調的。因此當日爾曼民族提升到較高的文

化水準時，教會教育他們接受羅馬的司法觀念和社會

模式，鼓勵他們將舊有文化中一切好的東西都保留在

新文化之中。同時，羅馬化的健康形式隨著大量的適

應行為而有所調整，查理曼大帝對薩克遜人 (S缸on) 1I 

的殘暴政策，扭曲了傳教工作中的世俗權力的角色。

這種政策在那個時代開明的傳教方式中是一個例外。

它遭到了教宗亞德一世( Pope Adrian 1) III 的反對。

肩負天主教擴張第三個階段偉大使命的是本篤會

( Benedictine) IV的僧侶。他們的主要功績是打下了歐

洲的或者說是西方的文明的基礎。這一文明的充分發

展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它於 13 世紀才達到成熟。其

最終成果，是一種在外在形式上既不是希伯來人、希

臘人、羅馬人、凱爾特人v 、日爾曼人，也不是高盧

人，而是全體歐洲人的文明。它具有的特性是宗教和

文化的聯合，吏準確地說是互相滲透而形成的。儘管

& 



這種文化中也存有一些不良成分(正如中國人說的，

「天道忌滿 J ) ，而且不良的因素還不少，但在其中

還是有能得到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終極其理和統一的精

神的觀念。這是共同的世界觀，這是普遍認同的真正

的價值觀。

在歐洲文化的發展中，教會已經成為主要的仲

介。它將天主教滲透進歐洲文化的結構中。而這文化

反過來又以干萬條看不見的線，將自己綁縛在天主教

身上。這種關係是割不斷的，也沒必要將它割斷。正

如北歐文化的發展已經成為完全羅馬化的場所一樣，

天主教的任何進一步的擴展也成為「歐洲人主義」充

分滋長的場所。在西方文明長時間發展過程中最好的

那些原則，應該成為整個世界的財富，被全世界所遵

循。

然而不幸的是，在大發現的時代來臨時，在開關

→個教會傳教史上嶄新時期的同時，一種不健康的

「歐洲人主義」也在膨脹著。這一思維模式是與文化

適應的觀點相對立的。它使得在天主教的進一步擴展

中，對非天主教文化將缺少應有的尊重。十字軍東征

已經留下一種好戰的和不能容忍的傳統。劍與十字架

似乎是天然的盟友。所有非天主教文化似乎都是魔鬼

的產物，似乎應將它們連根拔起，種上天主教的大

樹。對歐洲人來說，在他們那裡，文化是天主的傑

作，容忍似乎是一種背叛。神的恩惠甚至在異教的環

境中也是起作用的。可惜這一點被忘記了。

在 15 世紀，多種條件已經促成而產生了一種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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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歐洲人主義」的典型:傳教事業與長期的政

治強權加強了聯盟。作為教會、社會和國家互相滲透

的結果，國王們認為他們的責任是擴展這種信仰。但

是武器只適用於國王，而不適用於聖人。

毋須懷疑大發現時代眾多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者

真正的宗教熱情。他們是宗教信仰非常強烈和狂熱的

人，他們懷有擴展天主的王國的高度責任竄。這使得

鼓動羅馬教廷對此事業給予支持成為了現實。

在 1418 年 4 月 4 日給葡萄牙的主教區和修道院的

信函中，教宗瑪定五世( Pope Martin V) 1 表達了對約

翰一世國王的非洲遠征隊的支援，因為他們的目的不

僅僅是單純地打敗摩爾人 (Moors) II .而且也是擴展

天主教。在 1418 年 4 月 4 日和 1419 年 4 丹 4 日的兩道

通論中，教宗確認了該國王從摩爾人手中侵奪來的全

部國士。

教宗尼閣五世 (Nicholas V) 在 1455 年 1 月 8 日的

通論中，延長了瑪定五世和恩仁四世 (Eugenius IV) 

給予葡萄牙人的特權。他認可了已經被普遍承認了的

葡萄牙對南亞和東亞開發和貿易的壟斷權。良十世

(Leo X) 在 1515 年 11 月 3 日的通論中，擴大了對所

有發現和侵占了的土地和將被發現和侵占的土地的特

許權. r 從博哈多爾角(Bojador) III 到印度，不論位

於何處，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 J .沒有葡萄牙國王

的准許，任何人，包括僧侶、俗人、王子、國王甚至

皇帝，都無權進行貿易、捕魚，和到末經劃定的地區

航行。



作為對這一特許權的回報，葡萄牙國王應盡其所

能，在他影響所及之處，進一步擴展天主教。他將向

那些地區派遣傳教士，為他們提供經費，建造教堂、

修道院，設立其他傳教基金。

這樣葡萄牙的「保教權 J ( Padroado) I 的基礎就

建立起來了。這樣就產生了最惡劣的、由傳教事業和

殖民帝國主義聯合而成的「歐洲人主義」。

另一種與適應精神為敵的因素，是迅速膨脹的民

族主義。對民族主義特有的狂熱和忠誠，不能培養出

屬於世界的公民。由於是作為他本身民族文化的代表

而服務的，於是這些傳教士就損害了傳教事業所應有

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性質。正如教宗碧岳十一世 (Pius

XI) II 在 1929 年所說的 r 民族主義始終是傳教事業

的一個毒瘤，說它是一種咒語是不過分的。」

民族主義對起源於「歐洲人主義 J 的特殊狹隘性

是有責任的。民族的自豪廠總是將本民族的文化形式

與天主教的混為一談。這樣的事實在 16 世紀的西班牙

和葡萄牙隨處可見。在那裡，西方天主教自以為是、

一意孤行的精神與最激烈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對

葡萄牙人來說，除了穿上葡萄牙的外衣，任何包裝的

天主教都是不可思議的。對於西班牙人，這也是同樣

的事實。

這裡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例外，即捍衛當地人民

權利的神學家、尊重當地文化的傳教士。列舉他們的

名字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在這裡，占優勢的模式、慣

例和規則要比那些例外重要得多。的世紀的規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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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主義 J '而「歐洲人主義」作為一種傳教方

法僅僅在一定條件具備的地方才能獲得成功。

如果歐洲文化有明顯的優越性，它就可以成功地

排擠掉一種當地文化。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種

成功也是靠不住的，除非歐洲的政治強權在那裡建立

它的統治，並依靠它的命令用一切強制手段對這種文

化滲透給予支持。在這些條件不具備的地方，這一方

式註定是要失敗的。葡萄牙人的帝國主義歷史清楚地

證明了這一點。

第一次充分地顯示出「歐洲人主義」不足的是在

印度。在那裡天主教面對了一種高層次的博大精深的

文化。在很多方面，與羅馬文化相比而言，印度文化

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文化。這種問題的出現要求在天主

教成長時期的傳教士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但是這在 16

世紀，則成為傳教士無法解決的難題。

在這個世紀的後半葉，由國王們、臥亞的委員會

和總督們頒布的法律和政令在極大程度上顯示出這個

時代的精神@。所有的穆斯林們和異教的僧侶們、懺

悔者們和巫師們都從葡萄牙人控制的地區被趕走，非

天主教的宗教場所都遭到摧毀，任何非天主教的公開

的宗教儀式都遭到禁止;實行一夫多妻的人被放逐到

奴隸船上;城市中的一些區域被劃成反對非天主教徒

的地區。

在隸屬於他們的區域裡'伴隨著全部政治權力的

動員，葡萄牙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在印度實行了天

主教化。然而葡萄牙人的統治僅僅局限在沿海的少數



據點和與之最接近的地區。他們的影響，除了對天主

敦的名譽產生負面作用之外，並沒有擴展到內地的窮

鄉僻壤，也沒有波及到印度文化的主要中心地區。而

且，天主教徒的生活是以葡萄牙人的生活習俗為模式

的。皈依基督的人們徹底地被葡萄牙化了，他們被迫

起了葡萄牙人的名字，穿著葡萄牙人的服裝，遵循葡

萄牙人的風俗習慣。他們就這樣斷絕了與他們自己人

民的聯繫。甚至本地神職人員所接受的也完全是葡萄

牙模式的教育。除此之外，他們被當作一種二等神職

人員，僅比低級的傳道師的待遇稍好一點。他們曾試

圖詮釋印度人的思想，但是這一獨特的工作沒有得到

應有的肯定。

在這種方法實行了一個世紀之後，印度的傳教事

業陷入了僵局。這一教訓顯示了，當天主教面對一種

根深蒂固的非天主教文化時，只有在保持信仰的純潔

和統一的同時，借助廣泛、靈活的適應和相容的政

策，才能使自己走向世界。

處於明王朝統治之下的 16 世紀的中國，對天主教

的傳播形成了十分困難的問題。在這裡天主教所面臨

的不僅有高度發展的文化，還有統一的、在孤立主義

的大牆後面完全自給自足的政治實體。中國不僅僅是

一個國家，對她自己來說，她簡直就是一個世界，一

個封閉的世界。她將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同義語。在她

的疆域之外存在的只有野蠻人。中國能夠容忍其他野

蠻人的世界，但只有在她與他們的接觸盡可能少的情

況下。擴張主義的侵略狂熱和由擴張主義點燃了的推

著者前盲/041



042/巨人的一代(上)

動西方世界的想像力，與晚明時代的中國是格格不入

的。高漲的探險精神，對擴張帝國、對摟取權力、對

追求榮譽、對頁頁斂財富的欲望和傳播天主教的熱情，

驅使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船遍布到海洋的各個角

落。歐洲人在每一處海岸登陸，急切地從征服到征

服，以及滿足無止境的欲望，無休止地探險和掠奪，

等等。對這種精神，中國完全是陌生的。

中國曾經有過熱中於探險的激動人心的時代。在

漢朝(前 206-220 )偉大的漢武帝(前 140胸前 87)統

治下，亞洲的士地就已經迴響著中國軍隊征服的腳步

聲。偉大先驅者們探險的足跡深入到中亞地區，並與

地中海文化的邊緣地帶建立了接觸。在盛唐的黃金時

代，都城長安(即現在的西安) ，曾是整個東方的麥

加。當時，她的文化的光輝照亮了東方，她的影響被

及周圍各國。天主教的奈斯多利教派 (Nestorian) 1 受

到了友好的歡迎。伊斯蘭教和摩尼教也被寬容和接

納。佛教繼續帶給中國以外部世界的新鮮思想的溪

流。在元朝統治期閱(1279-1368) ，當忽必烈的繼承

者們在中國南面而王時，在「汗八里 J (即後來的北

京)塵士飛揚的街道上，外國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

觀。

這樣的光榮日子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了。產生一

種令人振奮的新思想，在中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了。 16 世紀的中國，已經衰老了。這個大明王朝也已

經衰老了，沒有冒險和進取的精神了。除了最初的兩

位統治者一一明太祖和明成祖 (1368-1424)之外，明



朝已經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王朝了@。人們沾沾自喜

地認為中華文化是一個完滿的作品。長時間以來，形

成了一套不容更改的八股規則。不需要增加任何新鮮

內容。宋代 (960-1279 )的那些哲學大師們的成就，

已經做出了結論，而這些結論被認為是終極其理。

如果在後來沒有提供新的東西，中國人會仍舊堅

持在所謂的「蠻夷」中無智慧可言的觀點。很難設想

16 世紀的歐洲人會向最蒙昧無知的非洲土著人去尋求

做蒙;同樣難以設想. 16 世紀的中國人會向西方尋找

光明。

16 世紀中國文化的「復古」和技隘的特性與早期

的折衷主義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是由於政治和文化

生活控制在士人階級手中。他們熱衷的一種學院式的

儒家思想，即朱熹 (1130-1200) 的思想。早在漢代，

中國就首先創建了文職官員的競爭考試制度，以此作

為選拔、補充政府官員的基礎。後來，又將儒家經典

著作規定為這一考試的基本依據。這給予儒家學者在

國家官僚機構中一個占優勢的地位。漢王朝崩潰之

後，國家陷於政治分裂，學者官僚失去了重要性。然

而在唐朝統治之下，漢朝政治體制的本質特徵得以延

續，即在皇帝的統治下，通過考試選拔和補充官僚機

構的制度被恢復了。

士人階層的地位在宋代 (960-1279 )得到了加強。

當時除了經過考試之外，其他試圖進入宮宜生涯的大

鬥是緊閉的。當另一個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

( 1279-1368 )失勢之後. 1368 年隨著明王朝的誕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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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統治的重建，士人的地位也得到了恢複。作為儒

家哲學自我認定的代理人，學者們使這種哲學成為國

家支持的壟斷文化，並以此確保了他們自己在政治上

和社會上的優勢@。正統的儒學成為了真理的試金石，

而正統儒學的試金石又以朱熹或新儒學的宋代書院的

解釋為標準。

士人階層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努力才得到了他們所

追求的地位。他們不打算容忍一種新的觀念，以致因

此而危害到他們的地位。

這就是方濟﹒薩威( St. Francis Xavier) 1徒勞地企

圖進入的中國。這就是追隨他的傳教士們所面臨的挑

戰。將一種全新的天主教學說引入中國，尋找樂於傾

聽這些教義的人，似乎是沒有希望的。如果「歐洲人

主義」在印度被證明是有缺欠的話，那麼在中國將被

證明是完全行不通的。

到了 16 世紀末，一種對「歐洲人主義」錯誤的反

思開始出現在少數傳教士中。他們主要是耶穌會士，

一些屬於一個新近成立的被稱為「耶穌會 J 的修會的

成員。他們發明了一種全新的布道方法，一種與那個

時代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大相逕庭的不同方法。這種新

方法曾引起激烈的批評，以致直至今日都是辯論的課

題。

很多的批評滋生出來，是因為在那個時代幾乎就

沒有人理解，或者說自那以後的人們也沒有理解:耶

穌會士們當時正努力地嘗試著去做什麼。耶穌會士們

被控告為背叛者，被控告說對信仰做出了妥協和退



讓。實際上，耶穌會士們努力嘗試的，正是恢復天主

教真正的理想，並以其影響整個世界;恢復天主教傳

教事業的真正特點;使「文化適應」這一在天主教早

期發展階段曾經發揮過顯著作用的方式得到復活。

耶穌會的精神極好地適應了這種傳教方法的發

展。這個修會是由教宗保祿三世 (Paullll) 1於 1540 年

9 月 27 日正式批准的年輕的修會。宗教的修會，就像

一個人一樣，通常在它年輕時期比較能顯示出它的適

應性和靈活性。而這種適應性和靈活性在它年老時則

比較欠缺。隨著年齡的增長，它就越來越小心謹慎:

偏愛走老路;不顧意承認世界不是永恆不變的和從不

靜止的，不顧意承認以往的規律常常是會過時和變成

錯誤的。他們不願去嘗試新的冒險。

耶穌會的創始人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II不懼怕開闢新路。他制定的修會規則，對他

的追隨者的傳教方式不做狹隘嚴格的限定。相反，他

決定對耶穌會的成員採取與眾不同的做法。修會首要

的規則之一就是要求它的成員必須學會其所在國的語

言。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是作為文化適應的

首要法則卻往往被忽視了。在當時，在外國借助翻譯

來講授教義已成為通常的慣例。一些老修會的成員們

對他的革新不屑一顧、嗤之以鼻，並且持勢不兩立的

態度。一些對後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們傳教方法的攻

擊，與此種態度不無關聯。

1542年，當保韓三世派遣耶穌會士布羅特 (Broet)

和薩爾梅隆( Salmeron) 到愛爾蘭去的時候，依納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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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他們要適應愛爾蘭人的風俗習慣。當另一名耶穌

會土巴雷托 (B側的0) 被阿比西尼亞提名為族長的時

候，依納爵給他下了指示，讓他表現出廣泛的適應精

神。於是他創建學校和醫院，培養當地人做神職人

員。在傳播信仰的過程中，暴力和軍隊並不是必須

的。他應該帶一些工程師、農業專家和內外科醫生一

同到阿比西尼亞去。模仿當年教宗聖國瑞 (Pope St. 

Gregory )給聖思定( St. Augustine )的溫和指令，依納

爵警告巴雷托，不要貿然輕率地改變那些可能潛入禮

拜儀式的陋習，而是要慢慢地改變，這樣才不會不適

當地觸動根深蒂固的偏見。

這樣去揣度依納爵的精神，與那些在發展文化適

應方法中發揮過作用的早期耶穌會傳教士們進行溝

通，是正確的。然而，認為在一開始時耶穌會傳教士

的成功就是建立在這些規則之上，或者認為他們在接

受這一方法時是意見一致和毫無異議的，則是一個錯

誤。正是在中國，他們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最初始的

和最為顯著的努力。然而即使在這裡，這些經驗的取

得也經歷了好幾十年的時間和經受了無數次令人沮喪

的失敗。

這是為數不多的一小夥人的故事，他們打破了那

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回歸到遙遠的過去，恢復

了文化適應的觀念，將它置於天主教世界傳教事業的

中心位置。他們在東西方文化關係史上寫下了光輝奪

目的篇章。他們是現代成功地開創東西方兩個世界接

觸的先驅。他們的歷史之所以值得講述，不是簡單地



僅僅把它當作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章節，而是因為

它不僅對今天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對任何一種宗教信

仰，而且對一個還沒有學會如何打破文化的、種族的

和國家的傲慢與偏見的藩籬的世界，都有很多歐示作

用。

@法令的正文載於 Levy Maria Jordão 的著作 Bullarium paι 

ronatus Portugallíae regum ín ecclesíís AJìi白e， Asíae atque Oc

eaníae bííJlas, brevía, epísíolar, decreta ac的qtíe S. SedísabAlex

andro 111 ad hoc usque tempus amplectens. mííplectens. (1869 

年版) ，附錄 I 。

@儘管如此，人們不應低估明代在公共事業、法律、移民開

發、藝術和文學等方面的其實成就。見L. C. Goodrich 著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中i]e ( 紐約 1943 年版) ，第

185-186 頁。

@宮廷太監的超常權力對這一優勢構成了挑戰，特別是在晚

明時期。這是另外一條故事線索，將在以後的篇章裡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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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奔向「月球」

1552 年 12 月 2 日的晚上，方濟﹒薩威，這位打開

日本信仰之門，並夢想著在中國也做出同樣業績的耶

穌會士，在一個叫作「上川島」的小島上死去了。與

此同時，在廣東的監獄裡'葡萄牙的囚犯在痛苦地呻

吟，神祕的中國禁閉著大門。這之後不久，曾經因為

錯過了一些商業機會而遺懦的那些有影響力的廣東商

人，成功地通過廣東巡撫林富 1 ，促使北京當局將防衛

大鬥稍稍地打開了一點。廣東有限貿易之謹慎的開放

始於 1554 年。葡萄牙人在中國南海岸的一個小半島上

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叫作"Macau"的社區。這就是

「澳門」。澳門在西方與東方的歷史上註定要扮演一

個重要的角色，並且贏得了巨大的聲望。

與大牆上的這個小裂縫不同的是，中國仍然處於

永久的孤立之中。傳教士們一切旨在打破壁壘的努力

都被宣告無效。 1555 年，巴萊多 (MelchiorNunes Bar

reto) 試圖進入廣東，但失敗了。 1563 年，有八位耶

穌會士在澳門工作。這時的澳門有五千居民，其中九

百名是葡萄牙人。 1565 年，他們的會長方濟﹒培萊思

( Francisco Peres )攜帶一份要求允許他們在中國開敦

的正式申請書，來到廣東巡撫衛們@。他受到非常有

禮貌的接待，主人通情達理地勸告他學習中文，然後

將他送回澳門。

三年之後，一位後來成為耶穌會第三任會長的方

第章奔向「月球 J /053 

I 林富，字守仁，

常回人，弘治十五年

進士，歷摧廣東、廣

西布政俊，督兵兩

廣。引自《明人傳記

資料索引》第 295
頁。



。54/巨人的代(上)

I 方濟博日吉亞

(1510-1572 ) 

1565 年被選為耶穌
會總會長。

II 萊加斯皮( 1510-
1572) ，西班牙探險
家， 1545 年到達墨西

哥， 1560年到達菲律

賓，使任第一任菲律

賓總督。

濟﹒博日亞( Francis Borgia) 1 祕書的西班牙籍耶穌會

士黎伯臘( Juan Bautista Ribeira) ，以其特有的壯舉在

中國沿海住下了。他在孤立無援、未經批准和不精通

語言的情況下，提出要在中國傳教的申請。但是他招

致的不僅是中國人的不高興，同樣也使他的上司極不

愉快。為了平撫他的痛苦，他被派回了歐洲。他在那

裡所作的關於中國的報告，成為天主教進入中國毫無

希望的接言。「在我居住澳門的三年中， J 他向總會

長報告說， r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力圖進入這個大

陸，但是我認為，我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J @ 

在他所說的「所有能做的一切」中，顯然不包括透過

尊重中國的文化而接近中國這一項。在同一封信中，

他擁護和鼓吹使用武力，這一點對他來講是不奇怪

的。他說 r 讓中國人改變信仰是沒有希望的。除非

是依靠武力，在軍人的面前給他們指出這條道路。」

巴萊多也同意黎伯臘這一危險的觀點。當他與黎

伯臘一起待在澳們的時候，他們說不定就討論過這個

問題。在寫於 1569 年 11 月 2 日的信中，他就表達過

這一願望，即歐洲的君主們應該停止彼此之間的爭

論. r 用武力迫使中國的皇帝給予傳教士進入中國傳

教的權利，同時給予當地人接受真理(即福音)的權

利 J 0 @ 

在試圖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他們著手在另一處

地方尋求發展。 1565 年 5 月 8 日，西班牙的萊加斯皮

( Legazpi) II 遠征隊航行到了墨西哥，在古巴島上登

陸;並且在很短的時間裡'西班牙人在整個菲律賓建



立起它的統治。對與西班牙遠征軍同行，並出色地扮

演了征服者角色的思定修會(Augustinian) 1 的傳教士

來說，菲律賓只不過是他們征服亞洲大陸的一個歇腳

地而已。 1571 年 6 月 24 日，萊加斯皮總督創建了馬尼

拉城。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不能確定他的國

王菲力普二世( Philippines ) I 是否希望我們立即向中

國進軍 J @。四年以後，思定會士拉達 (de Rada) 和

瑪瑞恩 (Marin) 作為執政官拉維筍瑞斯( Lavezaris ) 

的使者來到中國。他們受到福建官員周到禮貌的接

待，好酒好菜吃過之後，又送他們返回馬尼拉。

少得可憐的快樂預示了四年後的悲劇。四名方濟

會士剛從西班牙到達菲律賓。之後不久，他們在廣東

附近登陸時被捕入獄，遭到了粗暴的對待。其中一人

死在了監獄裡，其餘的得到釋放，但被驅逐出境。一

人回到馬尼拉，另兩人在澳門居住。在澳門城裡，他

們建造了第一處方濟會教堂。他們的聲音也加入了那

些曾經試圖攀登中國之牆，但無功而返的人們的悲觀

大合唱。托第斯勒( Tordesillas )寫道 I 沒有修女的

修道院，是比較能夠遵守規則的修道院。 J @他的同

伴阿法羅 (Alfaro) 補充說 I沒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

進入中國，就等於嘗試著去接近月球。 J @現在每個

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達的，重要的是一

個方法問題。

在薩威死後的二十四年裡所使用過的各種傳教方

法，就其性質而言，並不比那個時代狹隘的「歐洲人

主義 J 有什麼進步。那些嘗試著潛入中國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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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思定↑學會，天主
教修會之一，遵循思

定( '-604) 制定的

隱修章程，提倡神職

人員過完全的共同生

活，是天主教較大的

托車車修會之一(道明

會、方濟會、小兄弟

會等也是天主教的托
眛修會)



。56/巨人的代 (上 )

I 范禮安( 1539-
606 ) 義大利籍耶
且會士 曾任耶穌會

東方巡警役。

們，在克服對中國語言和風俗習慣的無知方面，沒有

取得任何成果 。 只有一個例外，即 1575 年回到馬尼拉

的思定會士拉達 。 他帶回了 100 部涉及了方方面面的

中文書籍 。 此外，他還報告了他在中國的經歷和所見

所聞 。 這給歐洲人描繪了一幅中國及其制度的真實圖

畫 。 但他對其他方面，如宗教、歷史、哲學、文學，

甚至連語言都沒有表示出任何興趣 。

是一個義大利的耶穌會士一一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給予天主教的進取事業以全新的指導 。 范

禮安是一位民事法的博士， 曾在教宗保祿四世的教廷

裡工作過一些年 。 1566 年， 28 歲的范禮安加入了耶穌

會，他給耶穌會帶來了非凡的智慧與精神財富。 1573

范禮安( A1essandro 
Valign如0， 1539-1606) 
神父，為耶穌會帶來

了非凡的智慧與精神

財富 。



年，耶穌會總會長任命他為修道院長，並委以東印度

全體耶穌會士的巡察使之職。當時的東印度在歐洲人

的地理概念裡包括了日本和中國。

范禮安於 1574 年 3 月 24 日從里斯本出發，與他

同行的還有 41 名將要從事各種各樣事業的耶穌會士。

從 1577 年 10 月到 1578 年 7 月，他第一次駐留澳門。 I

在這 9 個月期問，通過觀察和詢問，使他對中國人產

生了崇高的敬意(他稱其為偉大的和傑出的人民) • 

同時也洞察到以往失敗的原因。「進入中國唯一可行

的方法. J 他在給總會長的信中寫道 r 就是調整我

們的策略，採取一種與迄今為止我們在其他國家完全

不同的方法。 J ø 
這可以稱為是「劃時代的觀察」。它明確地預告

「歐洲人主義」的時代被打破了，代之以嘗試一種新

方法，將天主教作為一個外國的胚芽移植到具有反抗

力的不友好的中國文化的軀幹上。天主教復歸到它最

初的發生潛在作用的角色，悄悄地進入中國文化的軀

體，並盡力使之發生內在變化，這就是范禮安的見

識。不能說他心中己經有了一個詳細的行動規劃'制

定出這種規劃在當時還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逐步地形

成。在他那個時代，他打破舊有傳教方法的觀點的革

命性特徵，不會存在於一個與之相應的完整計畫中，

只能存在於基本態度的改變中。

「歐洲人主義 J 是一個精神的王國。它存在於以

歐洲文化形式為終結的狹隘、高傲自大的假設當中。

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絕對的價值，因此它不可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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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關於范禮安駐留
澳門的時間!多數研

究資料記載為 1578

年 9 月至 1579 年 7
月，與本書略有不

同。



。58/巨人的代(上)

I 羅明堅( 1543-
1607) ，最早進入中
國定居的義大利耶穌
會士。

識其他文化的固有價值。歐洲以外的那些國家的人

民，被他們曾經熱情招待過的，或是在武力的強迫下

不得不招待的歐洲人終生地侮辱和踩繭，他們的嵐情

被永久地傷害了。

文化適應，是以尊重當地文化為基礎的，它植根

於謙虛的精神和對無論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價值的理

解之中。范禮安的這種新的，也可以說是相當古老的

用以解決傳教難題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將他的完全有意識地表述的新政策付諸實施

時，范禮安沒有浪費時間。當時在澳門的耶穌會士，

對范禮安的觀點並不認同。他們也傳染上了太深的

「歐洲人主義 J '他們堅持在澳門的中國教徒必須起

一個葡萄牙人的名字，必須穿葡萄牙人的衣服，遵守

葡萄牙人的風俗習慣。於是，范禮安要求耶穌會臥亞

省區教長派遣義大利人伯納迪諾﹒德﹒費拉禮斯 (Ber

nardino de Ferrariis) 到澳門來。但是費拉禮斯當時不

能脫身，臥亞省就派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 來代

替他。羅明堅也是一位義大利人。

羅明堅於 1579 年 7 月到達澳門，這時范禮安已經

在兩週前到日本去了。范禮安給他留下了指示，讓他

去學習「讀、寫和說」中國的文字和語言。這是邁向

對中國文化適應的第一個步驟。

1580 年 11 月，羅明堅跟隨一些葡萄牙商人來到廣

東。這些商人曾得到允許，每年到廣東作兩次商貿旅

行，一次在春季，另一次在秋季。在路上，羅明堅勸

說他的同伴們，要遵守中國的禮儀。而這些人以往一



般是不注意這些的。這樣做使中國的官員很高興，他

們改變了以往對葡萄牙人的看法，因而自始至終都邀

請羅明堅出席所有公開的會見。

在第二年的春天，當羅明堅結束他的此次行程

時，他已經表現得很懂中國禮節了。在接受官方的會

見時，其他人一律需要行下跪禮，而他卻被允許免除

這一禮節，可以站在那裡。他被安排住在為遲羅和交

趾 I 每三年一次的進貢使者進京路過此地而準備的驛

館裡。秋天，當他又回到廣東時，廣東的總督及副手

和軍事長官都出席了他主持的彌撒。後來他的這一做

法得到了羅馬教廷的方濟﹒要蒂利亞斯( Franciscan 

Montillasd )的批准。@這似乎非常簡單，那麼多年面

對正面進攻仍然是緊密關閉的大門，開始在同情、理

解和文雅的作用下打開了。

如果說中國的官僚們欣賞羅明堅所作出的努力，

但是他的澳門耶穌會的同僚們卻不欣賞。從一開始，

羅明堅就遭受到他們缺少同情和理解的態度的折磨。

他們對羅明堅說，他在浪費時間。他們冷嘲熱諷地

說，那些能夠在聽了他的布道之後就皈依天主教的中

國人還沒有出生呢!在澳門的耶穌會長上以讓他做一

些行政工作為由，頑固地阻撓他的中文學習。甚至在

日本的范禮安一再干預，也沒能終止這些瑣碎的干擾。

「如果范禮安神父不在這裡主持工作， J 羅明堅

在 1580 年 11 月 8 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說. r 我

不知道在中國的福音事業將會發生什麼逆轉。我這樣

寫，是因為我聽到有人說. 11'這個神父，本來能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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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遲羅、交趾，即

今日的泰國和越南。



060/巨人的代(上)

I 桑切斯( 1545-
1593) ，西班牙籍耶
穌會士， 1582 年從馬

尼拉來華，曾在廣

州、澳門等地居住。

E 據《明督撫年
表》載。棟瑞於

1581-1582 年任兩廣

總督。

任修會的其他神職，但是卻將自己陷於這種事情。學

習中文，致力於這種無希望的事業，對他來說純粹是

浪費時間。.!l J @ 

三年後，當利瑪竇到達澳門 6 個月後，他描繪當

時羅明堅在澳門的日子就像是在那裡的耶穌會士于中

的殉教者，他說 r 他們雖然是可敬的人，但是根本

不理解天主教的傳教事業所遇到的難題。 J @ 

當范禮安於 1582 年又回到澳門時，他採取了決定

性的行動。他調走了那裡的耶穌會長上，把他派到日

本去了。他頒布命令，凡是受命於中國傳教事業的耶

穌會士，相對於澳門的領導，應有較大程度的自主

權。他還強烈要求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 C1audio 

Aquaviva) 神父不要干擾他的決定@。此外，他下令放

棄對當地教徒「葡萄牙化 J 的政策，中國的教徒可以

保留中國的語言、服飾和風俗習慣。相反，代替強迫

中國教徒「葡萄牙化 J 的，是傳教士要使自己「中國

化 J 0 

然而，新的困難從另一方向出現了。 1582 年 4 月

2 日，一夥西班牙人在耶穌會士桑切斯 (A1onso San

chez) 1 的率領下在福建登陸，於 5 月 2 日來到廣東。

中國人雖然表面上傾向於接受澳門作為一個例外而存

在，但他們還是對從另一個地方來的外國人的出現而

感到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兩廣總督陳瑞 II 傳喚新近

到達的澳門主教薩( Leonardo de Saa ) .要他與澳門的

葡萄牙人市長門多薩(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 一

起到肇慶的總督官街，讓他們解釋葡萄牙人在澳門行



使統治權的法律基礎@。范禮安派羅明堅代替澳鬥主

教去履行使命。羅明堅此行給陳瑞留下了特別好的印

象，以致當他返回澳門時，受到了總督請他到肇慶去

定居的盛情邀請。帶著另一名耶穌會士巴範濟 (Fran

cesco Pasio) 1 一起，羅明堅很快地又回到了肇慶。在

那裡，他得到一座塔供他使用。在眾多下屬官員的簇

擁下，總督正式地拜訪了羅明堅，還送給他一首以中

文寫的讚頌他的詩詞。

來自菲律賓下一次意外事件導致了不愉快的結

果。五名方濟會的托揖僧 II 在福建沿海登陸。他們在

廣州遭到扣押，並被投入監獄。其中一人在監獄中死

去，其餘的人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輯旋下得到釋放。

他們的這次行動是頗值得注意的。事實上，這類反覆

的、過分的冒險行動危及了傳教士們的整體處境。

1582 年 3 月，總督突然被免職了。他同時接到了

立即赴京師的命令，讓他對一項指控做出解釋。儘管

作為文人階層的一員，對此類的指控是可以免除死罪

的。這樣一來，總督就害怕由於神父們在肇慶的出

現，造成別人控告他偏袒外國人造成口實。所以他命

令羅明堅和巴範濟離開肇慶。期望能軟化這一災難的

衝擊，他寫信給廣州港口的軍事指揮官，指示他允許

羅明堅和巴範濟在那裡定居。然而已經離任的官員的

命令是沒有分量的。羅明堅和巴範濟還是被強行送回

了澳門。

所有萌芽的新希望似乎都被殘酷地毀滅了。但是

在 6 個月裡，命運之輪轉了整整一周。不清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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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巴範濟( 1551-
1612) .義大剎籍耶
穌會士。

II 托車車僧 7 天主教

托拉僧修會的成員。

天主教教會中有十個

托眛修會，如道明

會、方濟會、思定

會、小兄弟會等等。



062/巨人的代(上)

I 王洋，字宗魯，

山陰人，嘉靖年間進
士，萬歷年間任肇慶

知府，有苦砍'累官

至湖廣參政。

E 據《明督撫年

表》載，郭應聘於
1583 年任兩廣總督。

原因導致羅明堅被再次召回肇慶，也許是他交往的好

朋友之一，廣州巡撫和肇慶長官王洋 I 起了作用。羅

明堅寫了一份要求一小塊建造住房和教堂的土地申

請。不出一週，從王沖官街來的一名官員來到耶穌會

士在澳門的定居點。他帶來一份官方文書，文書說，

羅明堅的要求已經由新任的總督郭應聘 11 批准了。

這時巴範濟已經到日本去了。替代他的位置而由

羅明堅帶回到肇慶的是年輕的耶穌會神父利瑪竇。不

到三個星期前，利瑪寶剛剛過了他的 31 歲生日。他命

裡註定地要在他結束其全部生涯的二十七年之前，去

著于書寫文化關係史和傳教史中那最為輝煌的章節之

羅明堅與利瑪寶於 1583 年 9 月 10 日到達肇慶。

在那裡'他們在總督給予的土地上，建造了中國內地

的第一所天主教建築。天主教在以前也曾到過中國，

但是與之有闊的遺跡，包括 7 到 8 世紀非同尋常的景

教，和 13 到 14 世紀方濟會輝煌的成就，都被埋葬潭

滅很久了。而現在，一個新的局面開始了，而且不管

遭過怎樣災禍，它都能挺過去;無論受到怎樣的挫

折，局勢有多麼令人沮喪，它都堅持下來了。天主教

教會從這一天起，就再沒有停止在中國的存在。范禮

安的傳教政策得到了驗證，那些對羅明堅苛刻的批評

和挑剔，也不值得一駁。



@我試著到處尋找他的名字的本民族的拼寫方法， Francisco 

Per的是一個葡萄牙人，但是， Francesco Pasio 則是一位義

大利人。

@利瑪實著 Operestoriche ， Pietro Tacchi-Venturi S. J. (譯者注.

S. J.是耶穌會士的簡稱)編輯(馬賽拉達 1911-19l3年版) , 

1 ' 5主 5 。

@引自L. Delpla白， S. J. Le Ca的olicisme au Japon (布魯塞爾

1909-1910 出放) , II ' 155 頁。

@ Francisco Javier Montalban, S. J.著 E1patronato esptJño11a con

quista de Filip血的" con documentos de1 archivo genera1 de Indi

as (西班牙布林戈斯 1930 年版) . 105 頁。

@引自方濟會士 Otto Maas 博士著 Die 防治'dererð晶ung der 

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 in der Neuzeit , (德國威斯特伐

利亞 1926 年版) ， 44 頁，注 92 。

@ A. Van den Wyngaert 編輯 Sinica Franciscana, Re1ationeset 

Episto1as Fratrum Minon凹， (加拿大博納旺蒂爾 1926-1936

年版) II, 108 頁。以後簡稱 Sinl于血 。

@引自 Henri Bemard, S. J. Aux portes de 1a Chine (天津 1933

年版)一書， 141 頁。

@耶穌會士得到羅馬教廷授予的權力，可以在有異教徒參加

的場合作彌撒。參見注 7 所引之書可 155 頁，注 51 。

@ Opere storiche, II , 397 頁。

@同上書， 35 頁。

@同上書， I， iii' 注 2 。

@關於這個人名的拼寫，我是根據 1932 年編輯的中文的官方

郵政手冊中提到的人名用羅馬字母拼寫出來。

第章奔向「月球 J /063 



064/巨人的代(上)

1 利瑪寶的父親名
喬萬尼罪IJ 奇 (G

B. Ri叫) .是位藥

，也是一名成功

，經營一家藥

店 e 他也熱中於地方
行政﹒曾任教宗嶺的

市長， 代理過為輩兒會L

B藍@.長 8 他反對科瑪
實斂耶穌會神父。

第二章

利瑪竇參加遠征隊

如果說羅明堅對打開中國大門所做的貢獻被人們

忽視了的話，那是因為它被利瑪賣的重要成就所蔭蓋

了。的確，在較深刻的意義上說，與羅明堅相比較，

利瑪竇才是在中國傳教事業的先鋒。

利瑪竇的令人欽佩之處，在於以他的性格和經

歷，實踐了由范禮安開始的新的傳教政策。他在他的

書信中顯示出，他是一個非常親切、慈愛和善解人意

的人。他在中國的全部生活是一部非凡的忍耐力和高

超智慧的記錄。他從未忘記過馬賽拉達一一他在義大

利的誕生地，他從未忘記過他的家庭，他與家鄉、家

庭的親情跨越了時間與空問的深墊。這一份持久的柔

情愛意，表現在他給他的家庭的信中 I 主能保佑你

們遠離一切厄運。」這是一些人對自己童年記憶的地

方所懷有的深深的愛意。「繼續寫，甚至更多的細

節，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不可能忘卻的。」也

1568 年，當利瑪竇 16 歲時，他離家到羅馬的德

意志學院學習。這是一段生動活潑的時光。天主教的

改革正在全面展開，藝術與科學同時繁榮起來。在羅

馬，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有歷史意義的社團、協會，

強烈地吸引著他。

在依納爵﹒羅耀拉去世五年後的一天，即 1571 年

8 月 15 日，面對著身為藥劑師的父親 I 失望和沮喪的

神情，利瑪竇加入了耶穌會。當 13 個月的初學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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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他宣發了自己的修會聖願，同時成為羅馬學院的

一名學生。從這天起，他成為他的母校校友長長的名

單中的一員。當他在中國的孤獨歲月中，使他最快樂

的記憶常青不衰的，是那些羅馬學院的同窗和夥伴。

「我最好的祈禱之一就是思念他們 。 J @這是他做祈

禱時最愛用的方法 。

兩位可能是對他的成長影響最大的教授是柯拉維

( Clavius ) I 和羅伯 ﹒ 伯敏 ( Robert Bellarmine ) 。柯

利馬竇在前往中國之前，接受了極為完整的科學訓

練，馳名國際的德籍耶穌會士數學家柯拉維是利氏

的教授之一 。

I 柯拉雄，剎瑪實

在羅馬學院的數學老

師 。 在中國剎瑪竇稱

他為「丁先生 J '



拉維是著名的耶穌會數學家，也是刻←勒和伽利略的

好朋友，是修撰國瑞曆書( Gregorian Calendar) 1 的主

要負責人。在他的指導下，利瑪竇學到了系統、實在

的科學知識。羅伯﹒伯敏在他 34 歲時就在歐洲享有美

名，後來成為了紅衣主教，且被封為聖人。他開創了

1576 年 9 月 26 日的著名的「方針論壇 J (Course of 

Controversies) 。在這些每週兩次集合起來聽他的演講

的人中，就有利瑪貴。伯敏是才華橫溢的辯論家、學

富五車的大師和熱情的人道主義者，在利瑪竇的羅馬

求學期間的最後幾個月裡，深深烙印在他的身上。由

於他們師生二人在觀點、嵐情和愛好方面的一致，後

來伯敏對中國的傳教事業注入極大的興趣，就不令人

奇怪了。 1618 年，伯敏寫了一封鼓勵中國天主教教徒

的書信。

利瑪竇白願獻身於遠東的傳教事業。 1577 年 5 月

18 日，他離開羅馬來到葡萄牙。在那裡，他一邊等候

到印度臥亞去的機會，一邊在孔布拉(Coimbra) 大學

繼續他的學業。當時大學的哲學系正承擔編賽(亞里

斯多德評注述)的工作，這一工作後來贏得了崇高的

聲望。到中國後，利氏與他的中國朋友一道將此書的

一部分翻譯成了中文。

1578 年 3 月 29 日，利瑪竇離開里斯本，開始了到

東方的航程。同行的有另外 13 名耶穌會士，其中包括

羅明堅和巴範濟。 1578 年 9 月 13 日，他們的航船在臥

亞拋下了鐵錯。此後，除了在交趾待了很少幾個月之

外(利瑪竇於 1580 年在交趾開始了他的神父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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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一直在臥亞，待了差不多 4 年。這期間，他教

授人類學、研究神學和與疾病鬥爭。

他的書信中有一封是那時寫給耶穌會總會長 (The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阿奎維瓦神父@的，信

中放射出他性格中不容忽視的光芒，暗示了他確實是

命裡註定要去實現范禮安的政策的最佳人選。當時在

印度和日本傳教的一些耶穌會士傳染上了「歐洲人主

義」精神的病症。他們一向貶低當地人的人格，極力

阻止當地人在教會中擔任高級職務。在日本，方濟﹒

卡布爾 (Francisco Cabral) 1 主張，凡是日本人報考神

職人員，必須受過拉丁文教育和學習有關「良知爭

論」方面的課程，但是又不允許日本人與歐洲人一起

攻讀哲學和神學的課程。范禮安曾強烈地反對這種觀

點。然而在印度，有很多耶穌會士是贊同卡布爾的。

這一派勢力在 1581 年一度占了優勢。在臥亞的耶穌會

會長也採納了卡布爾主張的制度。於是利瑪竇在 1581

年 11 月 20 日寫的一封信中，對此提出強烈的不滿:

「規定這種章程(譯者按:即凡是印度人的子弟，都

不能同歐洲人一道讀哲學和神學) ，所持的理由，都

不是實在的理由。他們說本地人學習了哲學和神學，

就自高自大，不願意在規模較小的教堂服務，又要輕

視我們一些神學與哲學學得不好的傳教士。但是這些

話不是也可以向我們所有修院的學生說嗎?在印度和

在歐洲讀哲學、神學的人，不是都可以自高自大嗎?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們都不能以此為由拒絕本地人上

我們的學校。況且這邊的本地人，無論怎樣有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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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種人眼裡，都沒有什麼地位。從另一方面說，本

會從來沒有偏袒主義;在印度這方面，有許多我們會

院的有道德、有作為的老神父們，開辦學校，招收印

度學生......再者，若是按照新規定的章程去做，豈不

是故意使司鐸們成為愚人，使他們缺乏需要的學問

嗎?無論如何，這些青年將來是預備升神父，關照人

們的靈魂的;若是在這些外教人中，神父竟不知答覆

間難，也不能講出道理來，以堅固人的信念，員。神父

還怎能成為神父呢?除非我們希望天主顯聖蹟，依我

之見，在這種情形下天主並不會顯聖蹟。僅僅是一位

解疑者，絕對不能應付一切傳教的責任。第三，這些

本地人，真是受人壓迫到極點。這一點很使我傷心。

無人願意提拔他們，只有我們本會的會士，因此他們

特別愛我們。若是現在他們嵐覺到:我們的神父也不

願意他們學習知識，日後在社會上能夠有地位、有職

務，我怕他們要變愛為恨，這樣我們耶穌會在印度傳

教的主要目的勢必受挫，使我們不能勸人進教，也不

能使他們保守信仰。 J @ 

很清楚，范禮安在 1582 年做出了好得不能再好的

選擇。他命令耶穌會印度省派利瑪竇到澳門。當 1582

年 8 月 7 日利瑪竇踏上葡萄牙的這一城市那一刻起，

他就投入中文的學習之中。范禮安還指示他準備一份

對中國的簡介，介紹中國的人民、風俗習慣、著名人

物和政府情況。他還力圖使人信服，具備關於中華文

明的知識是做一個能夠勝任的傳教士不可或缺的開

端。在那個時代出現的關於中國的各種各樣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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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桑切斯，一位對所有的「歐洲人主義」有著敏銳

眼光的觀察家，曾評論道 r 實際上他們都是有缺陷

的，因為他們的論述包括了很多不存在的事情，或者

忽略了很多存在的事情。 J @ 

利瑪竇夜以繼日地工作，在一名既是翻譯又兼任

教師的人的幫助下，他對照著羅明堅所做的觀察，逐

一審視了自己所得出的結論，寫下了他關於中國的記

述。范禮安將這些記述收進了他為薩威撰寫的傳記之

中@。這些以中文資料為基礎的記述包含了很多不精

確之處。後來利瑪竇根據自己的經驗與觀察對此做了

更正。在中國，在很多方面，正如利瑪竇後來談及的

那樣， r 事情的真相往往與它的名聲是背離的。 J ct 

雖然如此，他對中國的描述，在兩方面表現出了它的

重要性:它是至那時為止對中國文明的最有說服力的

解釋，而且它是范禮安方法的代表作。在他的描述

中，中國文明受到了尊重。在這本 21 頁的小冊子裡'

利瑪竇專注於讚美中國及其人民的種種特性。然而真

誠的讚美並沒有淹沒利瑪竇的批評態度。他對中國的

缺點與不足的關注占了該書的 8 頁。

後來的理性主義的作家，特別是伏爾泰，作為他

們全面抨擊超自然論( the supematural) 1的一部分，遠

遠言過其實地讚美了中國在自然哲學、道德和宗教方

面取得的成功，而且他呼籲耶穌會的當權者支持他們

的這一論點。他們不是生活在堅實的土地上，不論是

利瑪寶，還是他的承繼者，除了初出茅廬、不語世情

的龍華民之外，都不必為伏爾泰過激的言論和他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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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點而內疚。他們主要讚美的是城市的政治組織，

在這其中，他們認為是看到了柏拉圖所設想的理想國

成為了現實，由哲學家管理政府。在這裡他們讚美的

更多的是國家的制度，而不是實際的運行。對國家所

存在的缺點與過錯，他們並沒有視而不見，同時他們

將這些過錯明確地歸咎於缺少神靈的保佑。利瑪竇提

到「很多嚴重的混亂現象 J .在其中，大量的不公平

的現象是由官員們濫用他們的不加限制的權力而造成

的，是由他們的自然哲學和道德的局限性而造成的。

與此同樣的批評可以在後來的耶穌會士，即從目光犀

利的李明( Louis Le Comte) 1 .到讚美多於批評的安文

思( Gabrielde Magal隘的) II 等人對中國狀況所做的判

斷中找到@。

至於中國人所關心的宗教，耶穌會士們對佛教和

道教只提及了少許，對此他們並沒有很深的了解。對

儒學，他們稱讀了其中主要的兩點:儒學是一種道德

學說，其絕大部分內容與天主教的道德教義是不矛盾

的。以他們的觀點看，早期的儒學與後來用唯物論解

釋的宋代經院式的儒學是不同的。然而即使如此，他

們也清楚地認識到它們二者與天主教的道德和神學教

義相比較而顯示出來的本質的不足。鑒於在 1700 年 10

月，李明成了來自巴黎大學一個激進派指責的犧牲

品，說他把孔子的學說與天主教教義相提並論，因此

看看李明的真實觀點是很有益的:

「無論如何，中國的道德是頗具魅力和包羅萬象

的叫他寫道. I 但是它所表現出來的理智的光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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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的和極其有限的。當這種光芒減弱直至消失的時

候，他們就會得到天主教所帶給我們的那種神的敵示

了。 J CID 

他們對孔子的尊敬變成了就像他們對亞里斯多德

一樣的尊敬。在將它與天主教向我們揭示的神的光芒

相比較時，如果自由思想家瓦耶( La Mothe le Vayer ) 

寫道 I戚到他自己異常愚蠢，情不自禁地大聲疾呼:

『聖潔的孔夫子，我們在你面前祈禱! JI J @這是不

能責備耶穌會士們的。因為這位自由思想家想從耶穌

會士的著作中為他自己的理論尋找證據的時候，必然

是異常愚蠢和格外陰險的。

利瑪竇在肇慶度過了六年的時光，他努力憑藉著

堅韌的忍耐來抗拒強大的反對勢力，以鞏固新近獲得

的地位。從一開始起，利瑪竇的這一信念就越來越明

確，即他的首要任務不是擴大受洗教徒的人數，而是

為天主教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贏得可接受的一席之地。

在這一任務實現之前，天主教始終處於隨時可能被抱

有敵意的官員們將其驅逐出中華大地的危險之中。僅

僅是短暫的成功，少數幾年輝煌的勝利而緊接著是全

部希望的毀滅，這不是利瑪竇的奮鬥目標，也不在他

的計畫考慮之中。而這恰恰是在日本發生過的故事。

他也不想為了創造出每年有幾千人受洗的紀錄，而在

幾代人之後使整個天主教事業遭受磨難以致被迫中

斷，而這一情況已經在印度發生了。他的目標不是簡

簡單單地在抱有敵意的社會的邊緣建立一定數目的天

主教團體，他更注重於建設一個中國天主教文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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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天主教盡可能深入中國人生活的主流。這樣，

經過一個漸進的傳播天主教理想和觀念的過程，使人

們的頭腦適應於接受天主教的信息;經過一個對天主

教持同情、贊成之心者的拓寬和發展，使中國人的心

靈做好接受天主教的充分準備。經過這樣一個和平的

灌輸與傳播的過程，讓天主教潛移默化的影響靜靜地

發生作用，這才是轉化工作真正的完成。

利瑪竇和范禮安一樣，不是根據一個制定得很完

善的行動計畫開始工作的。他的方法的不同點，在於

更注重待人處世的態度:即尊重中國的人民和文化，

並以其摯的、謙遜的精神處世，使自己能夠適應於所

處的環境。他的方法是經過了多年的實踐才形成的，

是他的自身經驗的產物，是對中國現實國情的傑出

的、天才的正確判斷。

在肇慶的歲月是艱難的。從一開始起，情況就清

楚地表明在一部分普通老百姓中存在根深蒂固的敵

意。在 16 世紀，廣東省存在著比其他地方更為普遍的

排外情緒。這也許是由於與葡萄牙人的接觸而造成

的。當利瑪竇和羅明堅走在大街上時，他們對聽到人

們用「一千種綽號 J 來辱罵他們，已經j竄到習以為常

了。最普通的稱呼，直到 20 世紀也依然流行的，就是

「洋鬼子 J 0 

即使如此，利瑪竇仍然很快就認識到，與學者型

官員階層中的很多人建立友誼是可能的。然而這種有

同情心的態度並不是所有學者們的性格，他們中的大

多數，在正統新儒學根深蒂固的影響下，都抱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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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不友善的態度。當然也有很多人頭腦比較開

明，對新鮮思想嵐興趣。這些人是利瑪竇努力的主要

對象。

為了向眾多的來訪者介紹西方文化，利瑪竇和羅

明堅經常展示他們所收集的各種書籍。儘管其規模並

不大，但它是在中國第一個展示歐洲圖書的圖書館的

雛形。貫穿利瑪竇在中國的整個生涯，他一直在他寫

給歐洲的書信中，要求寄來更多的書籍，他從來沒有

滿足過。歐洲的藝術也是第一次由肇慶的耶穌會士在

住所裡向中國人展示。參觀者對歐洲人的觀測技術特

別感興趣，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新奇的，西方文明在機

械方面表現出天才的事例，使利瑪竇等人能夠檢測天

球儀、太陽象限儀、分光稜鏡和自鳴鐘。

在與參觀者們的交談中，利瑪竇了解到中國人在

對世界看法上存在著缺陷和不足。這促使利瑪竇著手

繪製一幅世界地圖。這件事註定要對中華民族的世界

地理知識發生深刻的影響@。在隨後的一些年裡，他

幾次三番地繪製、修改和放大世界地圖，正如他後來

所寫到的， r 這種地圖被印製了一次又一次，流傳到

中國各地，為我們贏得了極大的榮譽 J @。

1581 年，羅明堅寫了一本拉丁文的傳教著作，他

將它叫做〈問答集〉。他的幾個翻譯將這本書譯成了

中文。雖然范禮安在 1582 年指示羅明堅出版這本書，

但它還是僅僅以手稿的形式流傳。 1584 年的夏天和秋

天，一位從福建來的、曾接受過利瑪竇在信仰上指導

的秀才@'在利瑪竇的幫助下，將該書從頭至尾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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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並在文字上做了擱飾。這是利瑪竇第一次為了尋

找恰當的中文辭彙來表達天主教思想而絞盡腦汁的經

歷。

這部書的中文譯本於 1584 年的 11 月以〈天主實

錄)為名出版了。這是第一部用中文表達的天主教著

作。它討論了天主的存在、天主的特徵、人們關於天

主的知識、靈魂的不朽、自然法則、「梅瑟律法 J 1 、

天主教法律、天主的化身、聖禮和一些類似的話題。@

有一種傳說牢牢地存在於一些有關的歷史論著

裡。有一種說法，相當肯定地認為:利瑪竇隱藏了他

的傳教使命，沒有討論過宗教問題@ 0 <天主實錄〉

的內容可以駁斥這些指責，從耶穌會檔案裡找到了更

為確定的證據@。這是一本由利瑪竇在肇慶生活期間

所編黨的(中葡辭彙表)。這份辭彙表有 9 頁，是他

為幫助自己記憶用而寫的，它概括了利瑪竇與來訪的

中國學者所討論的那些話題;它證明以下這兩點是毫

無疑問的:即宗教是利瑪竇討論的主要議題，以及利

瑪竇在介紹他的信仰時是充分且完整的。

1585 年，孟三德 (Duarte de Sande) II 和麥安東

(Antonio d Almeida) III 加入到利瑪寶和羅明堅的行

列。兩年之後，另外一夥傳教士在馬丁﹒依納爵﹒羅

耀拉 (Martin 19natius ofLoyola) 的帶領下出現在廣州、卜

羅耀拉已經在中國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探險，產生了

不好的反響。廣州的當局寫信給肇慶的官員，提醒他

們對外國人日益增多的活動給予注意，力勸他們將利

瑪竇及其同夥驅逐出去。一連串預示著不安全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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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地發生了，形勢迫使羅明堅和孟三德返回了澳

門。麥安東已經先他們到達了那裡。只剩下利瑪竇孤

身一人留在原地。

一批百多名有影響的廣州人向都御史遞交了一份

言辭激烈的請願書，要求把利瑪竇逐出肇慶。他們的

請願是遵從了行政程式的正規管道的。羅明堅和利瑪

竇與中國學者建立的良好友誼關係這時顯現出了它的

價值。總督、副總督、巡撫和在肇慶的大多數其他官

員的支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588 年 9 月 8 日，都御

史以有利於耶穌會士的裁決解決了事端。

這一風波促使范禮安做出決定，將羅明堅派往羅

馬，去操辦推動教廷向中國派駐大使館一事，以達到

獲得在中圓無干擾地傳播福音的官方批准的目的。羅

明堅於 1588 年 11 月 20 日登上了航船。這樣傳教的重

擔就全部落在了利瑪竇和他的助手麥安東的肩上。麥

安東在夏末時候就已經與他會合了。

最先打開中國大門的羅明堅，從此就再也沒有返

回中國。羅明堅在初次接觸中國語言的時候，比利瑪

竇的年齡要大。儘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於

記憶力的衰退，使他無法真正地掌握好中文。他為學

習中文而付出的艱苦努力和他糟糕的健康狀況，使他

極為憔悴。雖然他還不到 50 歲，但是利瑪竇談到他時

說 r 他已經老了 J 0 四任教宗，即思道五世( Sixtus 

V) 、伍崩七世 (Urban Vll) 、國瑞十四世( Gregory 
XIV) 和諾森九世( Innocent IX )相繼在不長的時間內

去世，使羅明堅在羅馬教廷一事無成。無論如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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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廣泛的經歷和對社會環境的透徹理解與認識告訴

他，向北京的中國朝廷派駐教廷使節是不可能的。羅

明堅在義大利靜靜地生活直到 1607 年一一他生命的終

點。為了保持在中國的立足點，天主教會企盼著的不

是教廷的大使，而是利瑪竇在中國贏得朋友的能力。

在中國的傳道事業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得益於

三位連續在任的總督 I 。但是，在 1588 年那第三位總

督死於任上。他的繼任者劉節齋，不採取步驟把利瑪

竇等外國人從肇慶趕走，就無法得到他中意的房子作

為官街。當時甚至連范禮安都失望了，準備放棄在中

國的事業，將力量轉而用到另外一處將會得到更多收

穫的土地上。利瑪竇在一次短暫的澳門之行中，使范

禮安恢復和重建了他的信心。在一場與劉節齋之間耗

費時日的機智鬥爭中，利瑪竇顯示出他對中國人心理

的了解是如何的透徹，他將一場可怕的災難轉變成了

可喜的收穫。他利用中國人複雜的禮節，運用了類似

國會議長為了達到目的而巧妙運用議會規則的手腕，

迫使劉節齋處於如此不利的地位，即為了保存其總督

的面子，不得不做出允許利瑪竇到另一個城市一一韶

州定居的妥協。這樣，雙方就友好地分了于。在後來

的歲月裡，劉節齋不只一次地給予利瑪竇富有同情心

的關心和支持。

1589 年的 8 月，利瑪寶和麥安東離開了在肇慶的

80 名天主教徒，搬到位於廣東省北部北江和五水交匯

處的韶州去住了。在那兒他們安頓下來，正如利瑪竇

在寫給范禮安的信中所說的 r 準備再為辣黑耳 II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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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七年以上 J @。

到了 11 月，由於兩名耶穌會輔理修士鍾鳴仁(聖

名 Sebas-tian) 和黃鳴沙(聖名 Francisco) 1 從澳門到

來，利瑪竇的力量加強了@。作為耶穌會的輔理修士，

他們兩人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儘管人力有所加強，

但是在韶州的這些日子裡還是充滿了考驗: 1591 年 10

月，麥安東去世了，緊接著接替他的石方西( Frances

code Petris) II也於 1593 年死了，還有就是一些當地的

老百姓強烈的敵意。耶穌會士的住所兩次遭到暴徒襲

擊。 1592 年的第二次襲擊很嚴重，兩位耶穌會的神父

都受了傷。為首的鬧事者是一夥年輕人，其中有的還

出身名門。在一天的半夜時分，他們在鄰近的塔里喝

醉了酒之後，就到神父們的住所裡來大肆發洩。

地方當局在處理這一事件時，顯示出負責任的高

度判斷能力和客觀的公正1生。利瑪竇試圖為肇事者開

脫，但是沒有成功。法官拒絕了溫和的解決辦法，

說 r 你盡你作為一名西方宗教教徒的責任，而我則

必須盡我作為一名中國法官的責任。 J @ 

由此事件而引起的法律程序，導致了利瑪竇於

1592 年的秋天來到肇慶，從那兒他又造訪了澳門。這

是他最後一次到澳門，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范禮安。

在這期間，達成了一些重要的決定，其重要性可以由

利瑪竇後來的實踐做出充分的評判。

在這段時間裡，利瑪竇一直致力於一些迫切的問

題:掌握中國的語言，了解中國人的風俗和心理習

慣，增進與中國人的友好聯繫。現在他使自己適應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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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關於朱熹的哲

學 4 侯外鐘在《中國
古代思想過史》中 1

概括為 f 客觀唯心主

義 J' 受佛教「華最
宗 J 的影響。本書作

者說朱熹是一完全的

唯物主義 J 是不準確

的。作者係耶穌會

士 z 有神論者﹒因此

對唯物主義持批評態

度。

一位能幹的老師，努力學習中圓的經典名著。他以得

意自豪的心情寫道 í 我這麼大的年齡，但就像一個

小孩子一樣又回到了學校。 J @J 

就是通過這些年在韶州的學習，利瑪竇漸漸能夠

區分早期經典儒家學說與後來朱熹學派的文人對其所

做的注解和詮釋之悶的不同。這些注解和詮釋確定了

新儒學的特性，而被當時的社會視為正統學說。由於

確信中國早期的儒家學說已經被武斷地嫁接上了當代

儒學一成不變的唯物主義，利瑪竇開始在古代儒家經

典著作中尋找儒學與天主教的接觸點。

他在關注他所閻明的結論時，顯示了他的學者的

思維方式。現代的學識被他加在了對早期儒學的分析

上。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在一些主要觀點上，天

主教與早期的儒學是不一致的@。

利瑪竇的傳教方法源自於正確的分析，要理解這

一點並不難。如果天主教要想深入中國的生活，它必

須從儒家學說中尋找一些接觸點。如果想要得到人們

以贊同的態度傾聽，利瑪竇就必須說服學者們接受這

樣的觀點:即朱熹的哲學，完全的唯物主義 I 和徹底

反對天主教的世界觀，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先秦早期

儒學。為此他嘗試著以求助於儒學早期經典著作的方

式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他採取與早年教會的神父們接

受希臘思想同樣的態度來面對孔子的思想:盡力保存

它所包含的自然真理的全部基本觀點，增加它所缺少

的有關自然界的其他科學原理，介紹包含在天主教中

的、由其教義所揭示的超自然真理的全部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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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瑪竇最後一次訪問澳門之後，另一個重要的

進展是他和其他耶穌會士們後來在衣著樣式上的完全

改變。直到那時，他們一直穿著佛教和尚們通行的服

裝。當羅明堅第二次訪問肇慶的時候，副總督曾勸告

他說，如果他希望在中國長住，就應該改穿中國式樣

的服飾。為了服從這一要求，同時也為了突出他們的

使命的宗教特性，經過范禮安的批准，羅明堅換上了

和尚的服裝。

在那之後的一些年裡，他們所遭遇的很多困難，

實際上是由於他們在公眾心目中被認為是佛教徒而導

致的。在韶州，利瑪竇的住所靠近一所佛教的寺廟。

這使他能夠近距離地觀察和尚們的生活。他對社會上

廣泛流行的對和尚品行不良評價做出了判斷，這就增

加了他對他們的厭惡之風，並為與他們長期地混淆在

一起而對自己的前途深深地擔憂。利瑪竇在說明他們

改變的原因時，寫道 í除了這一原因，對我們來說，

當造訪地方官員時，或是其他重要人物身著禮服來訪

問我們時，穿上一身絲網的外衣和戴一頂與之相稱的

帽子是很有必要的。 J @ 

關於這一問題，利瑪竇於 1592 年在澳門與范禮安

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范禮安也對此作了長時間的思

考，他還徵求了在澳門的耶穌會士的意見，也向路易

士﹒塞爾克拉 (Luis Cerqueira) 主教I進行了諮詢。當

1594 年 7 月 7 日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 II到韶州加

入利瑪寶的工作時，他帶來了有關更換服飾，改穿儒

家學者衣裝的授權。任何一個了解中國人和中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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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麗景淳( 1507-
1569) 女字師道，號

昆潮，常熟人?姦童音

二十三年進士!中榜
紋，累宮，翰林院編

修、樣都iL伶郎等

教。

幽默鼠的人都會相信，當嚴肅認真的禮節受到了尊

重，當利瑪竇和郭居靜第一次穿上儒家的禮服，戴上

美觀的帽子時，在他們與那些學者朋友之間就會談笑

風生。利瑪竇寫道 I我們的朋友們也非常高興。 J @ 

也許沒有任何一人能比利瑪竇自己更感到喜悅。他在

一篇文字中，表達了他搞不能改變自己眼睛的顏色和

鼻子的高度，從而使自己完全地中國化而感到遺轍。

在韶州，利瑪竇結成的最富有成果的友誼存在於

他與雇汝要之間。塵汝要是一位著名和有才華的中國

學者官員塵景淳 I 的兒子。雖然他有極高的天分，但

是他並不熱中於沒有多少實際用途和只對當時的人們

具有科舉考試意義的文學學習。因此，他沒有在追逐

仕途上面下功夫，而寧願過著被人認為是不務正業的

生活，他主要熱中於和他的家人一起旅避，喜歡將眾

多高雅、有地位的朋友請到家裡做客。

在韶州，塵汝要向利瑪竇表達了真誠的友情。這

種友情是雙方的，兩人肝膽相照，過從甚密。在開始

時，雇汝變為歐洲科學的新發現而著迷。迄今為止，

利瑪竇所遇到的學者官員們，當他們好奇地察看歐洲

文化的產品時，都沒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塵汝要

卻相反，利瑪竇所說的一切似乎對他都有極大的吸引

力。他勤勤懇懇地跟隨利瑪實學習了一年。利瑪竇教

他算數學，講授柯拉維教授撰寫的有關球體幾何的那

些書。利公還教塵汝要學歐幾里德幾何學原理第一

冊，教他如何製做各種各樣的日蠱，如何測量高度和

距離。種汝要被這些使他大開眼界的新發明、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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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現的絢麗圖景深深地迷住了。利瑪竇寫道 r 他

高興得簡直發狂了。他求知若渴，夜以繼日地刻苦學

習。 J @ 

在塵汝要身上，利瑪竇看到了一種勇於向前看，

善於接受新思想的典型中國人文主義者的形象。雖然

有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僵死的桂桔，和明儒學派傳統的

古典主義，一起沉重地壓制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生

活，但仍然有很多人，具有聰慧的頭腦和將自己從沉

悶的舊式影響中解放出來的非凡能力。這就是星汝要

帶給利瑪竇的敢示。在後來的歲月裡，利瑪竇一直努

力尋找這樣的人，並且和他們結交朋友。在這方面他

花費了很大的精力。

塵汝要充當了一個仲介的角色。通過他，利瑪竇

與韶州所有的學者官員們建立了友好關係。塵汝要將

利瑪竇介紹到與韶州鄰近的南雄市。在那裡，利瑪竇

創建了另一個天主教社團，結交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朋

友一一一王應麟 1 ，即南雄的府尹。

塵汝耍的興趣並不局限於科學。利瑪竇還向他介

紹了一些天主教的教義。他不是單純的、被動的聽

眾，而是認真地做筆記。塵汝要常常以書面形式提出

自己不同的看法。利瑪竇曾稱讚他思維素質提高了，

說他提出的疑難問題不是膚淺的，而是觸及到神學中

最嚴肅的問題的核心。他正接近於走到完全接受天主

教教義原理的旅程的終點。然而，儘管他的妻子已經

去世了，但他沒有將她的妾升格為正妻，因為她出身

於較低的社會階層。但同時他也不願意與她解除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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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 寫道 r 他的受洗被

延後了，直到他能如同睿智地認識真理那樣，鼓起足

夠的勇氣來擁抱真理。 J @ 

這就是利瑪竇用以對待生根於源遠流長的、成百

甚至上千年中國民間習俗中困難問題富於人性理解精

神的典型事例。他從沒有因為這些問題而影響他與中

國朋友之間的個人友誼。在塵汝要這件事上，和像其

他很多事上一樣，利瑪竇的耐心和理解是得到報償

的。很多年以後， 1605 年，塵汝要對給他生了兩個兒

子的妾， r 不再因為她家族血統的階層而猶豫了 J ' 

正如金尼閣所提到的， r 接受他兒子的母親為她的合

法妻子了 J @。利瑪竇非常喜悅， r 我的這位老朋友

.....所有早期的神父們將他們最開始在廣東、江西、

南京所得到的聲望大部分歸功於他，為他們能在南京

建立定居點和第二次成功到北京的遠行而深深地嵐謝

他......正如神父們所期望的那樣，這位老朋友終於加

入到神聖的教會信徒之中。這也正是神父們對他的功

績所能做到的最好報價。 J @ 

塵汝要於 1592 年離開韶州。雖然在很多年月流逝

了之後，他才又見再到利瑪寶，但他的興趣既沒有消

失，也沒有減弱。他一直與這些來自西方的朋友保持

著通信聯繫，而且不管到哪裡，他都熱中於傳播利瑪

竇等人的名聲。

好長一段時間，利瑪竇一直尋找機會移居到更深

入的內地。韶州的氣候不利於身體健康，韶州的人們

對他們的態度也不夠友好，更重要的是，廣東省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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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子與其他省份比較，也顯得有些遲鈍和呆滯。各

種因素綜合起來，就便利瑪竇尋找一個新立足點的要

求變得迫切起來。

他的機會來了。當時正值日本人侵略朝鮮的戰爭

到一個緊要關頭，一位名叫石星 I 的兵部侍郎被召喚

去北京@。石星希望利瑪竇能照顧他因科舉落榜而極

為沮喪的兒子，就要求利瑪寶伴隨他和他的家屬至少

走一段路程。於是，利瑪竇留下郭居靜主持韶州的事

務，還有兩名我們只知道他們的葡萄牙名字的澳門

人，即巴拉達斯 (Juan Barradas) 和弗南迪斯 (Domingo

Fernandes) ，便於 1595 年 4 月 18 日歐程了。實際上，

他在韶州「為辣黑耳服務」的時間還不到六年。

@另一個例子是他對他的家庭的成情。參見。Ipere storiche, 11, 

122-123 頁， 218-229 頁。

@向上書 13 頁。

@"General"的頭銜沒有軍事的涵義。英語中這一詞的涵義是

高級司令官，簡單說，它的意思就是整個修會的最高領導，

而用以區別於「省的領導」和「地方」的負責人。

@ Opere storÍche, II ' 20-21 頁。

@F. Colin 與P， Pastells 合著 Labor evangelica de 10s obreros de 

1a de Jésus en las Ísles FÍlipÍnas. 由耶穌會士 Pablo Pastells 編

輯(巳賽隆納 1900-1902 出版) ， 1 ， 529 頁。

@ Monumenta Xa tÍerÍana ( 1899-1900 出版) ， 1，的8-188 頁。

@利瑪竇著《利瑪竇全集)) (FontÍ RÍcCÍane) ， 德禮賢(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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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1e M. d' Elia' S. J. )編輯(羅馬 1942-1949 出版) , 1, 87 

頁。以下簡稱 FR 0 

@李明 (Louis1e Comte) 著 Nouveaux m白的ires sur ]'6，的伊lTé

sent de la Chine (巴黎 1696 出版) ，以及安文思( Gabrie1de 

Magaillãns )著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臼ine， contenant la dé 

scription des particularitez les plus considerables de ce grand 

empire (巴黎 1688 出版)。

@見上面所引李明之書， 1， 368-369 頁。

@ Arno1d H. Rowbotham 著 Missionary and Mandm泊，刃J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China (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1942

出版) ， 250 頁。

@參見再版的 AnnualReport of的e Librarian of Congress for 的c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40, Divisíon of Orientalia (華盛

頓 1940 年出版) . 167 頁。

@FR , 1, 211 頁。

@中國文人通過國家考試制度可以得到三個等次的功名，即

秀才、舉人和進士。耶穌會士們將這些分別翻譯成學士、

碩士和博士並不恰當。

@有關這部著作的描述，有兩份高1] 本保存在羅馬的耶穌會士

檔案裡。見《利瑪竇全集>> I , 197 頁可注 2 。

@參見七面所引 Rowbotham i'JT苦之書中的事例，見該書6 頁。

@耶穌會士德禮賢 (D' Elia, S. J.) Civi扭 CttolÍca anno 86 (羅

馬 1935 出版) 'II, 35-53 頁。

@ Opere storiche, II, 75 頁。

@所有早期的中國籍耶穌會士都是澳門人，而且在受洗禮的

時候都得到一個葡萄牙人的姓氏。我更喜歡有一個中國名

字，這樣無論在哪里，都可能被了解、被認識。這兩位中

國最早的耶穌會士在文獻中以他們的葡萄牙名字而被記載，

即可ebastian Femandes"和 "Francisco Martines" 。為修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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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色的服務的他們兩人，直到 1591 年才被耶穌會承認為

新會員。前者死於 1621 年，而後者在 1606 年英雄般地死

去。(譯者注:前者中文名為鐘鳴仁，後者中文名為黃明

沙。黃明沙被處死的詳情，見本書第七章。)

@ Opere storiche, U, 109 頁。

@同上書， 118 頁。

@在FR， I， 108- l32 頁中，載有關於剩瑪實對中國宗教的分析。

@FR , 1, 337 頁。

@FR， I， 338 頁。

@FR， I， 298 頁。

@金尼閣著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的 abSo

αE的te Jesu ' ex P. Matthei Ricci ejusdem Societatis Commen-

tariis ...... ( 1615 年出版) , 254 頁。

@同上書。

@FR， II， 341 頁。

@FR , 1, 339 頁注 l 中，談及石星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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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利瑪竇主持工作

利瑪竇離開了韶州，向北京進發。他想，即使北

京去不成，也要在南京站住腳@。可是當時的時機不

好。當時正值 1592 年 5 月，日本的豐臣秀吉在還沒有

完全打破封建領主的割據局面，日本尚未完全統一的

情況下，竟然組織了一支三十萬人馬的軍隊出兵朝

鮮，為實現他臆想中的日本帝國之夢一一把中國、印

度、菲律賓和西南太平洋諸島劃歸日本版圖，邁出了

第一步。僅僅在六個星期之內，他的軍隊就橫掃朝鮮

半島。一支由八萬人組成的中國軍隊，被派往朝鮮協

助抵禦日本人，結果也遭到了失敗。

日本軍隊在嘗試最初的勝利之後，便開始走下坡

路。在海戰方面，朝鮮傑出的海軍將領李舜臣接連地

給予日本軍隊重創。再加上日軍的戰線拉得過長，當

地避擊隊的牽制，還有地方百姓對侵略者的仇恨，以

及惡劣的天氣、部隊供給不足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加

在一起，逐漸消磨了日本人的銳氣。對中國來說，儘

管時局有所好轉，但是明軍在朝鮮的失利，加上日軍

也並沒有從朝鮮撤出，這些都深深地困擾著朝廷。萬

曆皇帝把那些他認為有能力統領軍隊的官員召到北

京，一起來商定對付入侵者的作戰計畫@。於是，為

抵禦入侵而動員的軍隊集結起來，為大規模的戰爭做

準備的各項工作也在進行中。北京的這種戰爭恐怖氣

氛感染了全國，利瑪竇在 1592 年 11 月 12 日寫給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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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一封信中，談到了當時人們害怕

日本人的情緒。在信中，他把日本人描寫成「非常好

戰的民族 J @。

南京的氣氛自然受到北方的感染，顯得躁動和不

安。在這種形勢下，當地的官員們是不歡迎一個外國

人出現在他們中間的。 1595 年 5 月 31 日，利瑪竇到了

南京，一路之上充滿了驚險和不幸。當他們航行到一

個叫十八灘 I 的地方時，船在急流中翻傾了。一名水

性很好的年輕教士巴若翰 (Barradas) II 溺水身亡，而

不習水性的利瑪竇卻幸運地保住了性命。

在當時這種環境中，利瑪竇還是找到了機會。他

發現肇慶巡撫劉節齋的第五個兒子在南京。這位劉公

子很高興能與這位天主教徒再次相見，並設宴款待了

他，還把利瑪竇介紹給他的朋友。這些人又宴請利瑪

竇。他們之間的這種來往，無形之中使東方與西方的

文化在一種很友好的氣氛中展露出來。這對於雙方，

無論是對有開闊視野的人文主義的義大利人，還是對

那些接待他的開明的中國人來說，彼此間都產生了一

種信任感。

儘管利瑪竇在南京結識了新的朋友，在衣著、語

言和行為上已經十分中國化了，他因此而自認為住在

南京不會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沒過多久，他這種打算

還是落空了。利瑪竇得知他的一位舊識徐大任在南京

很有地位，有一天，就前去拜訪。席間，利瑪竇說他

打算在南京住下去。聽了這番話，徐大任與利瑪竇剛

見面時友善的態度改變了，變得十分恐慌。原來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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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害怕因為與利瑪竇交往而使自己陷入困境，↑白為

了幫助一個外國人而丟官。他極力讓利瑪竇離開南

京，並向利瑪竇擔保，除了南京，去任何地方，他都

能幫忙。這位將與利瑪竇的友誼拋之腦後的徐大任，

搶在官府之前，將利瑪竇住的那家客棧的倒楣的老闆

傳來。他裝作非常憤怒的樣子，命令店老闆把利瑪竇

轟出南京。

儘管利瑪竇一些朋友一再勸他，不要理會徐大任

的這種做法，但是利瑪竇仍然認為，勉強住下來會對

以後的發展不利。 6 月 17 日，心懷深深失望之情，但

並不悲傷的利瑪竇離開了南京。他在南京停留了僅僅

兩個星期。事後，利瑪竇善意地解釋了徐大任的行

為，他說 r 我被告知，正如徐大任所說的，他這樣

做是為了我好。但是就我對定居南京所抱的強烈願望

來說，寧願被投進監獄，我也不顧意離開南京。 J 0) 

利瑪竇不希望再回廣東去，所以他就決定在江西

省的首府、以有眾多學者而聞名的南昌落腳。利3馬竇

從南京走水路赴南昌，路上他結交了一個同行的旅

伴，這個人在江西的街門裡做事。 1595 年 6 月 28 日，

他們到了南昌之後，是這位新朋友照料他，幫他找了

住處，看著他安頓下來。

閱始時，利瑪竇的名字在南昌並不為人所知。單

汝要向他在南昌的許多朋友們誇獎利瑪竇。利瑪竇也

通過一位名醫王繼樓開始與城裡有修養的階層結交起

來。一次，利瑪竇受王醫生之邀赴宴，來客中有兩位

皇親1 0 利瑪竇對中國經典著作的熟悉就像他的數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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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樣，激起了在座來客的讀揚。利瑪竇很快與這兩

位皇親成了熟人。以這次宴會為良好的關端，利瑪竇

的交際圈迅速擴展了，登門拜訪的人也不斷地增加。

許多來拜訪利瑪竇的人渴望見識利瑪竇真實的、奇異

的記憶能力。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了記憶力的高

度發展，但是很多中國人還是被利瑪竇的記憶能力所

折服。因為他能在讀了一遍四百個不相關的漢字之

後，不但能順著將它們背下來，還能倒著複述出來@。

為了讓那些羨慕他的朋友也能學到這一本領，他寫下

一篇關於記憶的短文一一(西國記法〉。

江西巡撫陸萬咳在對利瑪竇的情況做了初步調查

後，派人召利瑪竇前來。而謠傳卻說總督要傳利瑪竇

過堂。利瑪竇的房東和鄰居們聽說後嚇壞了。房東想

將利瑪竇連同他的東西一起趕到大街上去。但是利瑪

竇由於得到總督的私人醫生王繼樓所作的關於總督對

他有好!鼠的保證'所以拒絕房東的武力要脅。儘管如

此，利瑪竇還是自願搬到了醫生的家裡。

雖然有這位醫生朋友的一再保證，利瑪竇在會見

前還是充滿了疑慮。等他見到總督之後，見到總督對

他非常客氣，也不讓他履行中國人見官時的跪拜之

禮，利瑪竇的心才算是放了下來。接下來總督向他詢

問了一些關於天主教教義的問題，又問了他所教授的

數學方面的一些事情。在見面結束的時候，總督對利

瑪寶的盛讚，竟然使利瑪竇戚到局促不安。總督還一

再邀請他留在南昌。

利瑪竇在南昌站住腳是沒有問題了。總督對利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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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態度使那些原來想對外國人表示友好但又害怕的

人鬆了口氣。利瑪竇馬上就對一些職位重要的官員進

行了一連串的拜訪，並且都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前來

拜訪他的人也比以往增加了好幾倍。幾個月以後，利

瑪竇忙得連在白天讀每日祈禱書的時間都沒有，只有

等到夜裡再補上。

他在 1595 年 10 月 28 日寫給高斯塔(Girolamo C08-

ta) 1 的一封信中說 r 我連吃午飯的時間也沒有，往

往是下午一點鐘才吃上。」他還寫到 r 一個星期裡，

我要受到兩次或三次的赴宴邀請，有時一天裡要赴兩

個地方，我也不得不兩個地方都去......教會的齋戒日

對我略有不便。因為這裡的盛宴多在晚間舉行，而我

的守齋是全天的。值得慶幸的是我的消化系統很好

•• J @ 

在南昌，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利瑪竇與一位 68 歲

的中國學者章潰II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章潰品德高尚，

在明朝的史書上 HI. 他被寫成是一位「從小到大沒有

講過一句不好的話，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沒有結

交過一個不好的朋友，也沒有讀過一本不好的書 J ø 
的人。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是〈圖書編> (一部地理

方面的百科全書) IV .此書共一百二十七卷@。這部書

的問世證實了利瑪竇講述的他與作者的友誼。他們的

友誼帶來的益處是相互的。這部書籍的大量條目都是

在參考了利瑪竇的解釋以後寫成的，特別是天文學和

製圖學方面的條目。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用的就是

這種製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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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通過章演接觸到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

了解了中國社會知識階層的生活。這種接觸對耶穌會

士的傳教帶來了久遠的影響。在明朝最後的五十年

裡，最重要的現象之一莫過於文學和哲學社團，或如

耶穌會所稱之 Academy (學會) ，如雨後春筍般地發

展起來。

章演是南昌眾多最早結社中的一個社團的領頭

人。該社的人數大約在一千人以上。這些學者們經常

幾個人聚在一起，不但討論文學，也研究當時的社會

問題。

這種形式的聚會在開始時並不是刻意聚集的。這

些讀書人來到一起，是借(論語〉中的一句話 r 以

文會友 J '以期互相幫助，為科舉考試做準備。這些

聚會起初絲毫不招人耳日，但是後來發展成全國性的

帶有社會性和政治意義的運動。這些小團體組合起

來，形成了有數千學者組成的各種結社，其中最具影

響的一個大的結社稱為「東林學社」。如果更強調其

政治性的話，或稱之為「東林黨」。

在當時，朝廷的大部分實權被一摹聚集在北京宮

廷裡的宜官把持。與此同時，朝廷裡唯利是圖的反動

的官員們與這些富官又結為朋黨。兩股惡勢力使一個

好的政府運作程序癱瘓了，也破壞了整個的政治結

構。這種統治狀況，是導致在 17 世紀的頭十年裡社會

動盪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正是這十年為明朝的覆滅

鋪墊了道路。

諸多愛國的、清廉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社會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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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弊端，極度痛心和憤怒。東林學社成了他們振作精

神的地方。在 17 世紀的頭幾年，這個組織演變成一個

政治團體。在 17 世紀最初的 40 年裡，東林黨與反動

的陰謀集團對於朝政控制權的激烈爭奪，成為這段時

期中國政治史的主軸。

在南昌，利瑪竇通過引見，認識了學社的知識分

子。他發現有一批對如何改良朝政深為憂慮的人物。

他們其中一些人已開始反抗，反對舊式的奴隸般的順

從。正是這種順從，枯竭了人們進取的源泉，使權力

掌握在腐敗的反動勢力手中。這些樂於接受新思想的

知識分子聚到了一起。利瑪竇認識到，在這種社會氣

候中，他可以以這些人為媒介將一種新的理論介紹到

中國來。

很多談論利瑪寶的文章宣稱，與儒家學說的聯

合，是為了以此為手段使天主教在傳入中國時更容易

一些。對這種辯解，無論是褒還是貶，都是不確切

的。利瑪竇在儒家學說中， t屏除了宋朝的唯物主義，

尋求與天主教教義的接觸點。如果說它是一個聯合的

問題的話，不如說他尋求的是與較為進步和有潛在接

受能力的、與學會團體有聯繫的學者型官員階層的聯

合。利瑪竇認為憑藉這些人的威望， I 或許可以消除

某些人對新學說存有恐懼的心理 J @。

即使是這樣的結合， I 聯合」一詞仍被誤解。利

瑪竇看到以學會團體為媒介，天主教作為一種「發酵

劑」可以被引入到中國社會。這個階層可以形成許多

向全中國廣闊的士地上擴散天主教思想的中心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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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表示利瑪竇抱有使全部學會團體的成員都皈依天

主教的期望。還有一些作者仍然堅持錯誤的說法，認

為耶穌會尋求的是中國「從上到下」的皈依@。利瑪

竇自然希望， r 如果有可能， J 他指出， r 使一些有

功名的學者和官吏皈依天主教， J 但是更重要的目標，

是通過這些人，形成一種對天主教抱有好厲的社會環

境。

事情並非偶然，在明朝最後的 40 年，所有傑出的

學者階層的天主教皈依者和許多非天主教徒的朋友都

是出自東林學社的社會背景。利瑪竇的良好判斷力由

此得到了證實。徐光歐(聖名 Paul) I 、李之藻(聖名

Leo) II 、楊廷筠(聖名 Michael) 111 '所有這些在後來

中國天主教的發展進程中起到領導作用的人物，均出

自這些學會團體@。

傳播天主教的利瑪竇開始在學會成員中宣講科學

和哲學，這兩者都是為了給具有影響力的天主教創造

出一種有接受能力的氣氛。傳教士們在科學領域一定

要有好的聲望，不然會影響到天主教的傳播工作。許

多有價值的友誼，首先是因為利瑪竇的聲譽和其他的

耶穌會士教授新的科學真理而贏得的。許多對於有著

宗教教師聲望的利瑪竇可能會持冷漠態度的中國學

者，但是面對一位著名的科學大師，利瑪竇的力量卻

是不可抵禦的。這樣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即如果在

科學方面有了共同興趣的蓓蕾'很容易開出共同信仰

的花朵。即使圓滿的結果沒有成為現實，至少能為信

仰贏得富於同情心的幫助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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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598 年，當利瑪竇打算離開南昌的時候，他

的這種傳教方式的主要思路已經擬定好了。從那以

後，他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未來的進一步發展上。利

瑪竇一直在小心謹慎地摸索這一方法。他確信:在荒

野中，他已經找到了一條唯一可行的道路。

利瑪竇在南昌的最後幾年的經歷，使他獲得了寶

貴的經驗。在學者們的討論會上，利瑪竇是一位很受

歡迎的人物，因為在討論中免不了要涉及到基本的宗

教問題，還會引出進一步的提問。參與討論的有些人

是出於好奇，有些人則是希望從利瑪竇這裡學到神祕

的煉丹術。儘管利瑪竇一再說他不會煉丹術'但是這

些人還是堅持認為他會。不過大多數來拜訪他的人是

希望從他這裡學到更多的關於科學、哲學和宗教的知

識與思想。「從早到晚， J 他寫道. r 我一直忙於與

人們討論我們的教義，許多人渴望拋棄他們的偶像而

成為天主教徒...... J @ 

在 1595 年， r 作為一次中文寫作的練習 J '利瑪

竇編撰了一篇不太長的論文一一(交友論)。這個題

目很吸引中國學者。他們一向不知疲倦地討論「三綱

五常 J 這一孔子學說中有關道德理論的核心部分。這

是一系列使孔子的聲望名揚全中國的著作中最為重要

的部分。在南昌，利瑪竇還結識了兩位住在南昌，屬

於皇室家族的王爺，並與他們建立了真誠的友誼。

(交友論〉就是為其中的一位王爺一一「建安王」寫

的。這篇文章如此受歡迎，甚至連利瑪竇自己也感到

吃驚。許多學者爭著想得到一冊。有一位學者就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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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了出來。這之前，在其他的書中就已經提到這本

書。三年以後，利瑪竇從南京發回的信中說:

「與我們已經做過的一切相比，這本書為我，也

為歐洲人贏得了更多的聲譽。因為我們成功地製造了

一些器械，我們在機械製造方面的才能已經受到了人

們的讚揚;而這篇文章給我們帶來的是有天分的學

者、有道德的人的聲譽。文章非常受歡迎，已經在兩

個地方出版了。 j

這封信是寫給他的朋友高斯塔的。在信中他還表

達了他的煩惱，因為教會對這篇文章的審查嚴重地妨

礙了他的工作。文章最後能夠出版，應該歸功於一名

不透露姓名的學者在未經授權下的行為。談到自己，

利瑪竇寫到， r 我不能發表這篇文章，因為要發表任

何文章都要得到我們許多人的允許，對此我無能為

力。這些做審查工作的人不在中國，也讀不懂中文，

還要堅持進行評審 J @。

利瑪竇在多年之後，說，他的(交友論)已被重

印多次。事隔三百九十年，在 1914 年的 5 月， <交友

論〉以連載的形式出現在〈神州日報> 1上，足見它長

久不衰的影響力。

利瑪竇的(交友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展示了

耶穌會在東方與西方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仲介作用。

利瑪竇並沒有自封他是這篇不長文章的原始的著者。

當時建安王請他解釋一下歐洲人對友誼的看法。寫這

篇文章的起因是為了滿足建安王的好奇心。中國人習

慣上稱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為「蠻夷 J 0 讓他們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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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吃驚的是，這些「蠻夷 J 竟然在友誼這個話題上有

如此高雅的論述。這使中國人感到很親切，歐洲的文

明程度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也一下子提高了。因

此利瑪竇的這篇文章不僅為他自己，也為歐洲人爭了

光。

在南昌，利瑪竇決心為他的傳教使命找一個大一

點的地方，創造好一點的條件。 1596 年夏，通過很成

功的交涉，他買到一所房子。這是他盼望已久的第二

個立足點 I 。在開闢這個新定居點的時候，他下了決

心，不再探用在肇慶和韶州那樣的設立公開的禮拜堂

的做法。

利瑪竇這樣做沒有任何想掩蓋其宗教本質的企

圖，儘管這一結論是與普遍的說法相矛盾的。利瑪賣

通過自己的親身經驗體會到，在某種程度上，傳教工

作還必須要祕密進行。一些人勸告他，在一些最基本

的工作沒有準備好之前，一定不要急於做太明顯勸說

人們信仰天主教的事情。在利瑪竇經歷的這個階段，

他仍然認為，在傳播福音一事得到朝廷的認可之前需

要極為小心地行事。因此他決定在既不否認也不掩蓋

其實身分的狀態下，不急於走在大眾意識之前，而讓

人們知道他是在推行一種新的宗教。而且依照中國當

時的環境，將許多人聚集在一起是十分危險的。那

時，日本正在侵略朝鮮。中國人對間諜問題非常敏

鼠。更重要還有，官場裡的人懼怕國內祕密結社。因

為大多數的結社都具有革命的性質，這是有先例的。

人數達到某種程度的聚會都會引起猜疑，就像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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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早期，天主教徒的聚會曾引起部分官員的懷

疑，認為他們有推翻當權者的企圖一樣。這種情況當

時在中國也同樣存在。→些書院裡文人們僅僅有九個

或十個成員聚在一起，就已經引起朝廷的警覺了。以

後我們將看到，在首次偏離了利瑪竇這種傳教策略

後，其結果就導致了一場對天主教徒的打擊。在這種

類似的打擊再次爆發的時候，對南京天主教徒的主要

指控是:這些天主教徒是臭名遠播的白蓮教教徒@。

利瑪竇做出這一決策的主要動機，與他放棄佛教

徒服飾的動機是一樣的。耶穌會的教士們曾一度被人

們當成是佛教的和尚。利瑪竇毫不猶豫地決定，在南

昌擴大居留地時不開設公開的禮拜堂，因為他知道，

在明朝的社會環境中，通過私人間的談話或小範圍的

探討來傳播福音要比在公開場合傳播福音更為有效。

他這種想法在他的兩封信中表露得十分清楚。其中一

封是 1596 年 10 月 12 日寫給他在羅馬的朋友富利卡提

(Giulio Fuligatti) 1 的，信中在告知自己有了新住處

後，寫到: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修建一座正式的教堂，而是

代之以一間做討論問題之用的房間，另一個廳則當作

私人彌撒的場所或接待室。因為在這裡，通過私下的

談話傳播福音要比正式的布道效果更好，成果更顯

著。 J @ 

三天之後，在寫給高斯塔的一封信中，利瑪竇講

述了他的主要動機 r 我們已經不用僧人這個名稱，

而這個名稱在中文裡相當於我們語言中的修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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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階段我們還不打算建教堂或祈禱廳，而是有一個

談話室。」今天，我們稱這種房間為討論室。

事實也是如此，在肇慶和韶州的時候，耶穌會士

在居住地設一公眾聚會廳，有時會因此而招來不少是

非。佛教的寺院或多或少被視為公眾的財產，因而習

慣上寺院也允許任何公民團體在寺院裡擺設宴席。在

一些寺院裡，人們常能聽見的是節日喜慶宴席間的尋

歡作樂之聲，而不是和尚們的誦經之聲。當地的鄉紳

們認為，既然這些外國的神父們將禮拜堂建在他們這

兒，就像和尚的寺院一樣，沒有理由不讓他們使用。

耶穌會士們也不只一次地因回絕人們將禮拜堂用來做

宴會廳的要求，而與當地的人發生磨擦。在肇慶的時

候，有一次因為他們不讓外人進來擺設宴席，將大門

緊鎖起來，結果導致了一次小規模的躁動。任何人都

可以到佛教的寺院裡擺宴席，這種約定俗成的習慣也

不知沿用了多少年，而耶穌會的教士們卻將大門緊

閉，將人們拒之鬥外。這種行為似乎違反了上述那種

不成文的法律。

最終讓利瑪竇做出這個決定的還是因為發生了一

件更為嚴重的事@。事情發生在韶州，當時是由郭居

靜在這裡主持工作。一天深夜，一夥一身酒氣的人要

強行進入傳教士的住處。他們看樣于不是本地人，僕

人們將他們攔在了外面，他們就對僕人們連打帶罵。

第二天，這些人害怕郭居靜會告他們，他們就惡人先

告狀，先將耶穌會士們告到了街門，說他們受到欺

辱。結果，街門裡一個職位較低的官吏辦了這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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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將郭居靜的兩個僕人傳來打了一頓。當耶穌會修

士鍾鳴仁為他們辯護時，不但遭到痛打，而且還被罰

帶上刑具在大堂前站了一整天。後來，由於其他官吏

的干預，才為傳教士一方討還了公道。這位濫用權力

的官吏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他曾垂誕郭居靜的

一塊錶'但是沒有得到手，因而遷怒於郭居靜。後

來，這名官吏向郭居靜賠禮道歉，並在城裡一家寺院

裡擺下宴席，用這由來已久的習俗表示修好。為了避

免發生這種不愉快的事，利瑪竇決定，在新的定居點

初建的時候，不設立公開的禮拜堂或教堂。

南昌為利瑪竇開始實施他稱為「分散式傳教」提

供了首次機會。南昌城有許多學者，更重要的是其他

地方有學問的人也經常造訪南昌。它作為江西省的省

會，也是全省學人鄉試的地方。每隔三年，江西全省

參加舉人考試的學子都湧入南昌。 1597 年 12 月，南

昌有四千名考生參加從 12 月 19 日到 29 日的舉人考

試。就在這個月，利瑪竇在給曾教他科學課程的老教

授柯拉維的信裡提到，當時拜訪他的人非常多@。接

觸更多的人，也是傳教工作的一種方式。利瑪竇生命

的最後十年是在北京度過的，在這期間，他繼續實行

這種傳教方式。這些學者們從北京返回各省後，他們

與利瑪竇之間誠摯的友誼，令人興奮的談話仍會留在

他們的記憶中;對利瑪竇所稱道的宗教信仰的同情和

對天主教教義的興趣也會一道被帶走。在利瑪寶離開

南昌之前，他在當時中國十五個省中的十個省裡都有

朋友。實際上，當時除去他在南京待了不長的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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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外，在十五個省裡他只到過廣東和江西兩省。

儘管利瑪竇在南昌的工作碩果累累，他仍然將目

標鎖定為北京。他在 1596 年 10 月 13 日寫給耶穌會總

會長阿奎維瓦神父的一封信中說，他正焦急地等待羅

馬方面的回信，不知羅明堅向羅馬教廷要求向中國派

遣一名大使的建議能否被接受。如果這個建議行不

通，他將自己全力以赴地設法去北京@。他認為這個

想法是可行的。他在南昌結交的朋友裡有些是皇親，

有些人的親戚在朝廷裡做大官，他還認識北京地方官

的三個兒子。

幾封從日本的來信帶來了消息:日本派遣使者去

北京，與朝廷進行和平談判。這位使者是一名很好的

天主教徒。這個消息讓利瑪竇竄到了不安，因為日本

人的舉動也許會對他的進京產生不良影響。這位使者

名叫小西飛(又稱小西行長) ，是一名重要的信仰天

主教的領主，也是當時豐臣秀吉最信任的武將之一@。

1598 年的時候，教會方面發生了一些行政上的變

化。大約在兩年前，擔任了二十二年各種職務的范禮

安，向耶穌會總會長申請辭去職務。經總會長的批

准，他的職務由印度的巡察使尼科羅﹒皮門塔 (Nicolau

Pimenta) 接替。但是范禮安希望日後做一名普通教士

的願望沒能實現，因為總會長仍然讓他擔任日本和中

國巡察使。

1597 年 7 月，范禮安到了澳門，直到 1598 年 7 月

才離開。這時在中國傳教士的負責人是孟三德，而不

是利瑪竇。早在 1583年，澳門神學院院長卡布爾 (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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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 就向總會長進言，勸說他不要任命羅明堅羊毛中國

傳教團的負責人。他顯然厭覺到，傳教團的負責人在

性格上不能太單純，要多一些心計。在他寫給耶穌會

總會長的信裡談到羅明堅時說，羅明堅是一個品德高

尚的人， r 但不足以應付周圍的環境 J @。耶穌會總

會長就讓范禮安任命一位比羅明堅更謹慎的負責人，

范禮安選擇了孟三德。 1585 年孟三德得到任命後，很

快就來到了中國。但是由於他的健康狀況不好，不能

在中國停留較長的時悶。 1590 年，他又被任命為澳門

神學院院長@。這是一種笨拙的行政安排，一直實際

全盤負責在中國的傳教工作的利瑪竇，每邁出重要的

一步都要經過孟三德的批准。澳門和內地相距遙遠，

孟三德對實際情況也不清楚，很難對問題做出判斷。

這時，范禮安結束了這種不正常的局面。利瑪竇

被任命為傳教的負責人，還被賦予了較大的許可權;

在印度待過十年、任過各種職務的李瑪諾 (Manoel

Dias) 1神父接替了孟三德，擔任澳門神學院的院長。

當時的耶穌會士們稱他為老瑪諾 (Manoel Dias, Sen

ior) ，以區分另一位小瑪諾 (Manoel Dias, Junior) 。

小瑪語在中國被稱呼為陽瑪諾 11 ，同樣將在傳教工作

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李瑪諾對在中國的傳教事業的忠

誠，對這個地區工作的進展來說，是個好兆頭。范禮

安隨後派龍華民 (Nicolò Longobardo) III去韶州，加入

郭居靜與羅如望 (João de Rocha) N的傳教工作。自從

1595 年 12 月起，利瑪竇和蘇如望 (João Soerio) v就

一起在南昌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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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是為利瑪竇進京所做的刻意的安排。范

禮安這時便向利瑪竇建議，嘗試著去接近「在北京的

朝廷和皇帝 J 0 獻給皇上的禮物也準備好了:一幅聖

母瑪麗亞的畫像，一幅救世主耶穌的畫像，阿奎維瓦

送的一座銅製自鳴鐘，菲律賓馬尼拉的主教也送了一

座相似的自鳴鐘。

在利瑪竇開展工作之初，中國的政治就給他上了

一課。他曾經過度估量了皇家成員的作用，在中國歷

史上，不少帝王是被皇族的成員推翻和取代的。明朝

的統治者清楚這些歷史，為了消除宮廷中的危險，朝

廷一貫探用的做法是將諸親王派往全國各地，賜給他

們很高的頭銜，享受奢華的生活，但是削弱他們的影

響，使之遠離權力。

當利瑪竇接近建安王的時候，想通過他的幫助而

進入北京。但他很快就知道了. r 皇帝在行使權力時，

不僅不用他的這些親戚，而且對他們還抱有強烈的猜

疑心態 J 0 利瑪竇後來寫到，如果繼續走這條路，

「不僅對傳教沒有幫助，也許還會帶來很大的危險和

傷書，甚至毀掉它 J @。

利瑪竇在韶州期問，與朝廷裡的一位高官一一王

弘誨 I 建立了聯繫。當時，王弘誨由於厭倦了政敵的

陰謀傾乳，暫時辭去了南京禮部尚書的職務，返回老

家海南。他在途經韶州的時候，與利瑪竇相識了，兩

人暢談了整整一天。王弘誨想帶利瑪竇進京，對國家

的曆法進行改革。他做這件事的動機並非全是出於公

心，他希望推薦利瑪竇修曆能給他本人帶來榮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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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他有可能出任北京的禮部尚書 I 。

1598 年，王弘誨被召回南京，官復原職。在路經

韶川、|時，他向郭居靜詢問利瑪竇在什麼地方。郭居靜

答應，將趕在王的前面去一趙南昌，告訴利瑪竇王弘

誨要見他的消息 。於是，郭居靜和羅如望來到了南

穿著儒服、儒帽的利瑪賣，經過長時間的努力與等

待，才終於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 。

I 在當時明朝政府
的中央機構禮修訂

曆法的是欽天監，屬

於禮卸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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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兩天後王弘誨也到了。王弘誨告訴利瑪寶，要帶

他進北京。王弘誨還說， 9 月 17 日那天，在北京的官

員們要朝見皇上，為皇上祝賀生日。

1598 年 6 月 25 日，利瑪竇帶著郭居靜、鍾鳴仁和

正準備加入耶穌會的年輕的澳門人游文輝(聖名 Ma

noel) 1 ，登上王弘誨的船離開南昌。游文輝將在 1605

年時成為耶穌會輔理修士。 1610 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

的時候，是他守在利瑪竇的身邊。與其他幾位首批加

入耶穌會的中國人一樣，游文輝在當時也有另一個名

字，曼努埃爾﹒佩羅拉 (Manoel Pereira) 。他是一位

很有天分的藝術家，後來在北京的教堂裡的一些宗教

繪畫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在利瑪竇剛剛去世後，他畫

了一幅利瑪賣的畫像，畫得非常好。這幅畫像現在懸

掛在羅馬耶穌( Gesù) 堂的耶穌會士住所。

羅如望和蘇如望留在南昌，負責這裡的傳教工

作;龍華民負責韶州的傳教工作。利瑪竇在耐心等待

了十六年之後，終於踏上了一睹龍顏的路程。

@這章中關於這些事件的主要資料來自利瑪實自己的講述，

見他的回憶錄 'FR， 1 '335-380 頁。兩封長信，一封是

1595 年 10 月 28 日寫給高斯塔神父，另一封是 1595 年 11

月 4 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神父，分別見Operestor

iche， 耳， 117-118 頁和 182-213 頁。

@解釋一下中國皇帝的命名方法 在皇帝尚未登基時，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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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姓名和皇太子的頭銜相稱。等他做了皇帝，他就有

了個人的帝號，再加上他的統治暐期的年號。明朝的太子

朱翊鈞(朱是明朝皇帝的姓) .稱帝後的名字是神宗，他

統治期間的年號是萬曆?可以稱他神宗皇帝或者萬曆皇帝。

西方的作家習慣用朝代的稱呼作為皇帝的名字。在這本書

中對皇帝的稱呼通常周年號。

@ Opere storiche, II , 111 頁。

@向上， 201 頁。

@參考 FR， 1 ， 360 頁-注釋 1 0 

@見。'Pere storiche, II , 186 頁。

@被德禮賢引用 見 FR， 1 ， 371 頁，注釋 5 。

@用中文拼音來表示「卷」而不用英文"volume" ，是因為在英

語中"volume"對西方的請者來說意味著一部大部頭的書，但

是「卷」的形式寸兮古老 那峙的書是以卷軸的形式出現

的，每一卷可能是書的一部分或是一個章節，這就是「卷」

的意思。

@參考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圖書編》

@FR, 1 ， 382 頁。

@有一例取自 John J. Considine, M. M.著 Acrossa World (紐約

1942 年出版) ， 147 頁。這頁的內容不僅對耶穌會在中國

傳教所運用的嚴謹的基本原則記述有誤‘而且也沒能理解

早期羅馬教會的傳教原則。教會在開始的幾年裡 皈依天

主教的人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羅馬城中!<}(多的古代紀念

碑足以證明這點，例如與 Pudens 家族相闊的紀念物。教會

的發展不是從一個方向，而是向社會的各個方向擴散。

@我將這幾位的聖名寫在括弧裡﹒這樣有些讀者或許能認識

一些在本書中出現的天主教徒。在請者對他們比較熟悉之

後，我就不再用他們的聖名，而用他們的中文名。也許無

需再解釋中國人的姓在前名在後，正好與西方的習慣相反。



在書中的某些地方，有些中國名字我未能查到，只好用他

們的聖名，名在前，姓在後。

@見 Opere storÍC，缸， II , 220 頁。

@同上書， 243-250 頁。

@關於中國人的祕密結社和官方對它們的恐懼，見A. Wylie 

著 Chinese Researches (倫敦 1937 等版)。

@見 Opere storiche， 耳， 215 頁。

@利瑪實在給高斯塔的信中提到了這件事，同上書， 230 頁。

@同上書， 242 頁。

@同上書， 225 頁。

@關於小西飛( Kunishi Yukinaga) ，參考C， R. Boxer 著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r ( 伯克力一一份敦，

加州大學出版社一一劍橋大學出版社， 1951 年版) . 181 

頁。

@見羅馬耶穌會檔案 9，巨， 186 頁前後。

@FR, 1 ， 222 頁，注釋 1 0 

@同上書， II ,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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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根基

利瑪實在前往京城的水路途中經過南京。與他上

次沒能在這裡落腳時的氣氛一樣，南京的氣氛仍然明

顯地讓人戚到不安。朝鮮與日本人的戰事再起。利瑪

竇因為南京城的緊張氣氛沒能上岸住下，不過這並不

妨礙他進城拜訪眾多的朋友。利瑪竇由於和王弘誨的

關係，又使他結識了一些新的對他有幫助的人，特別

是與江蘇總督趙可懷 I 的相識。利瑪竇說，在智慧和

藝術方面， r 趙可懷是中國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J (Î) 

是利瑪賣的世界地圖將總督趙可懷與這位耶穌會

士聯繫起來的。在慶賀王弘誨官復南京禮部尚書的賀

禮中，有一幅趙可懷送的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的複

製本。這個複製本是趙可懷從利瑪竇的老朋友一一先

任南雄同知、後任鎮江知府的王應麟那裡得到的。趙

總督將地圖連同他為地圖寫的序文刻在石頭上。當他

得知這幅有名的世界地圖的繪製人與王弘誨在一起

時，就產生了想見一見利瑪竇的願望。王弘誨同意

了，因為在總督的一再邀請下，利瑪竇不去拜訪他是

失禮的。當時的江蘇省總督府的宮郎在句容，就這

樣，王弘誨繼續走陸路進京，郭居靜走水路經大運河

北上，利瑪竇則趕赴距南京一天路程的句容。利瑪竇

在句容住了一個星期。在這幾天裡，總督大人暫且將

公事放置一旁，與利瑪竇長時間地談論數學和歐洲的

文明。為了使客人有親切之鼠，總督專門將一間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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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布置成近似禮拜堂的樣式，為的是利瑪竇在他這

裡能做祈禱、讀每日祈禱書。利瑪竇在這間房間裡掛

的救世主耶穌的畫像，正是準備進京獻給皇上的。

趙可懷請來了城裡最有地位的人來見他的這位有

學識的客人。在他們之中，利瑪竇結識了南京提學使

陳子貞 I 。利瑪竇到北京後，陳子貞對他幫助很大。再

後來，陳于貞又調任福建省的巡撫。

趙可懷在利瑪竇離開句容時，送給他一筆數且不

少的錢，以備路上用。他熟悉北京的情況，因此對利

瑪竇能否在北京取得成功戚到懷疑，他還向利瑪竇提

出了明智的建議。趙可懷將利瑪竇送到大運河的碼

頭，利瑪竇乘船赴准安，與等在那裡的郭居靜會面。

利瑪賣等耶穌會士們於 1598 年 9 月 7 日到了北

京。先他們之前到達的王弘誨，在家中友好地接待了

他們。利瑪竇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要想迅速地實現

他的目標是不可能的。這是他第一次與京師的朝廷有

了實質性的接觸。當時朝中的忠臣與宜宮的事鬥，雖

然還沒有演變成公開的暴力，但實際上他們的事鬥已

經升級。王弘誨之所以暫時提前退休幾年，就是因為

戚覺到了對立一派的腐敗勢力從中作腰，使他屢屢受

挫。幾年過後，令他失望的是局勢依舊，他的那些政

敵還是像以往一樣的有勢力。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

他盼著能夠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可是這一天始終沒有

等到。玉弘誨心灰意冷了。

由於和日本人的關係再度緊張，外國人在京城是

不受歡迎的。利瑪竇的許多在朝中任職的朋友害怕受



到猜疑，因此不敢接待他。經濟上的窘迫也加劇了利

瑪竇的困境。在澳門的李瑪諾給利瑪寶他們開了一張

匯票，但是在北京兌換不出現金來。

利瑪竇極為失望，他的處境也非常的嚴峻。他的

朋友不敢收留他的另一個原因是:

「因為皇上是一個暴君，他經常對宮裡那些犯了

一些小錯的太監施暴行，將他們打死。皇上不關心朝

政，只是想著如何緊斂錢財。朝廷的命官們是上行下

效，向那些進京辦事的人索要銀兩。而這些人的錢財

又是從地方上搜刮來的。北京就像巴比倫一樣的混亂，

充滿了罪惡，沒有正義，也沒有救贖的願望。 J @ 

利瑪竇得出的這一結論，是不令人驚奇的。他

說 I 在這裡，傳播福音的日子還沒有到來。 J 1598 

年 11 月初，利瑪竇一行四人離開北京，返回南方。

他們來北京的主要目的沒有達到，但是時間並沒

有自費。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瑪竇對作為明王朝

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

使他更加確信傳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時也堅定

了必須建立一個可靠的聯絡網的信念。這趟旅程也使

他們獲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識。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

瑪竇和郭居靜以太陽為參照物，測算出他們所經過的

大城市所在的緯度，他們還以中國的「里」站長度單

位，測量出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距離。到了北

京之後，根據這些數據，利瑪竇認為當時的中國與馬

可﹒字羅所講的「國泰 J (Cathay) 是一個國家。對

這個結論做最後證實的是耶穌會的那本篤 (Bent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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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s) 1修士@。他在中國進行了一次極不尋常的長途

旅行，最終對馬可﹒字羅筆下的圓家是不是中國給出

了確實的答案，這在當時的歐洲是個令人關注的熱門

話題。

這次北京之行的另一個收穫，是耶穌會士們對中

國的語言研究有了開創性的進展。當他們航行在大運

河上時，利瑪竇、郭居靜和鍾鳴仁用他們的空閒時

間， r 將大量的中文辭彙按照規律和一定的順序編排

成書，用它學習中文的人，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他的這些研究成果，對後來每一個研究中文的西方人

來說，都是極有幫助的;在漢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

地位。利瑪竇這樣講述這項開創性的成果:

「中文這種語言是以單音節的字或詞構成。所以

發音時必須注意每個字的聲調和送氣聲，要注意用哪

一類的發音來區別詞意。否則每個字(聽起來)好像

沒有分別一樣。這是中文最難學的地方。對於仔細分

辨送氣音和不同聲調方面，郭居靜對我的幫助最多。

因為他精通音樂，能夠精確地聽察和分辨(聲調的抑

揚頓挫)。為此目的，我們擬定了表示五個聲調和一

個送氣音的符號。利瑪竇神父責成後來的耶穌會士都

一律採用這些符號，不得擅自增滅，以免造成混亂。

用這種統一的標記，結果耶穌會士們書寫中文的能力

都提高了很多。 J @ 

於是，就在航行的船艙中，討論出了第一次用羅

馬字母為漢字注音的方案。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漢字

注音體系。對這種棘手的問題不可能有讓人人都滿意



的解決方案。在利瑪竇之後，人們對中國的語音學進

行了很多研究，最終才達到現今的這一水準。但是耶

穌會士們當時的艱苦工作環境卻是後人所沒有經歷過

的。

這時正是嚴冬天氣，山東臨清這一段的運河封凍

了，不能通航。利瑪竇不想在這裡白白地等上四、五

個月。他想到了前不久與江蘇總督的友好交往，以及

不久前在南京結交的一些朋友。這助長了他想在南京

城裡或南京附近建立一個傳教點的強烈願望，他非常

想在南京城裡或南京附近定居。就這樣，利瑪竇命郭

居靜和其他人留在臨清看守行李，而他自己則從陸路

返回南京。

利瑪竇頂風冒雪往南趕路，來到了位於長江沿岸

的溫和而濕潤的蘇州。這時的利瑪竇，已經是筋疲力

盡了。在蘇州，他受到他的朋友塵汝要無微不至的照

顧，慢慢地恢復了健康。

在 16 世紀即將過去的時候，利瑪竇認為中國有兩

個最可愛的城市，蘇州是其中之一。他用了中國的諺

語， r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J '來表達蘇州給他留下

的深刻印象。如果用義大利文或者英文來表達這句諺

語，韻律就沒有像漢語這麼上口。蘇州是一座美麗的

城市，是藝術的中心，也是文人學士薔萃的地方，特

別適合利瑪竇開展工作。塵汝黨和其他的一些朋友都

勸他留下來，他們認為南京太危險， r 有權勢的官員

太多 J ' r 很難保證能夠和他們相處得一直都很融洽，

弄不好就可能被趕走 J @。蘇州離南京不遠，利瑪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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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也是能夠達到的。再者，如果萬一哪一步走錯

了，還有迴旋的餘地。

利瑪竇接受了他們的建議。 1599 年 1 月 7 日，在

塵汝耍的陪伴下，利瑪竇離開了蘇州赴南京。他此行

的唯一目的是請已從北京返回南京的玉弘誨給蘇州的

官員們寫一封引薦信。利瑪寶和崖汝要在鎮江逗留了

幾日，和王應麟一起在鎮江過了春節。王應麟堅持用

他的官船送他們去南京。 1599 年 2 月 6 日，他們順著

揚子江，到達了古老的南方陪都一一南京。

在 20 世紀到過南京的人，很難想像當年它展現在

利瑪竇眼前時的莊嚴與輝煌的情景@。這是利瑪竇第

三次從南京城門下走過。南京失去明王朝首都的名義

已經兩個世紀了。儘管它的政治權力已經所剩無幾，

但它在帝國依然有著重要的地位。它城市建設的輝

煌、壯麗依然如舊。在當時，與北京相比，南京給人

們的印象更為深刻。利瑪竇寫道，中國人「把南京看

成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美麗的城市 1 。他也承認這一

點。事實上，世界上僅有極少的城市能夠與南京媲

美。他寫道:

「在南京，隨處可見許多高大、宏偉的建築，其

中有的是公共建築'有的是私宅，還有許多廟宇、寶

塔和數不清的橋梁。南京周圍的鄉村地區，土地肥

訣，氣候適宜。南京城有許多才華橫溢的人們，居民

們舉止文明，談吐高雅，城市的人口密集......不僅在

中國，在整個東方，南京都堪稱是第一位的。 J (J) 

也許是出於對昔日輝煌的懷念，明朝的統治者保



留了南京曾經作為帝國國都的完整外貌。 1420 年，明

帝國遷都至北京。儘管南京不再具有真正的政治權

利，但是仍然保留了一套完整的、與北京相同的行政

機構@。

中國政府機構的最高一層是「內閣 J '也就是帝

國的法庭和最高祕書機構。其人數根據皇上的意見而

經常變換。它的成員稱「大學士 J (意為「最重要的

祕書 J ) ，又稱「閣老 J (意為「內閣裡的長者 J ) , 

是由皇上選定的。這個時期在耶穌會士們筆下都用

「內閣」這個詞。在內閣之下設有六部。每個部下屬

的官員多少不等。這六個部分別是:

1 )吏部:掌管明帝國的所有官吏。耶穌會士安文

思在 1688 年記下當時文官的數量是日， 647 人，武宮

為 18 ， 520 人。

2) 戶部:掌管財務。

3) 禮部:負責禮儀和慶典諸事。(不要與「吏

部」混淆了， r 禮」與「吏」雖然發音相似，但意思

不同。)涉及外國人或者外國公使的事宜都歸這個部

掌管。這就是為什麼早期耶穌會關於傳教方面的事物

都要與這個部打交道的原因。

4) 兵部:負責軍事事務。

5) 刑部:行使司法權。

6) 工部:負責公共工程。

這些部各設一名主管、兩名助理或兩名副主管。

在南京也有一套這樣的機構。這樣一來，南京就有一

大薑皇族和宜官。南京的百姓要面對這種特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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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接受明朝的統治者將一些職位不高、因為向上級

呈上不屬實報告而被罷點的官吏和一些犯了大錯的高

宮。利瑪竇的朋友們說南京是個危險的地方一點也不

過分。

利瑪竇到達南京後，發現南京的氣氛與前幾次相

比大不一樣。這時，日本對朝鮮不再構成威脅。 1598

年 9 月 16 日，豐臣秀吉在日本病死@。臨死前，他對

在朝鮮的失敗戚到失望，同時他也意識到，沒有一個

具備雄才大略的後繼領導人能夠繼續實現他的征服事

業。於是他給德川家康和其他軍官下了命令，命令日

本軍隊全部撤出朝鮮，最後一次戰鬥發生在 1598 年 11

月 2 日，結果是日本人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明軍敗

得很慘，損失了三萬八千人，但是日本人還是遵照豐

臣秀吉的命令將部隊撤離朝鮮。 1598 年 11 月，最後一

支日軍離開朝鮮。當日軍乘船離開的時候，中國和朝

鮮的軍隊對他們的斷後部隊進行了攻擊，截獲了一艘

船，還抓了二百二十八名俘虜。中國軍方像以往一樣

誇大戰果，將這次小小的勝利說成是徹底打敗了日本

人。正在南京的利瑪竇聽到的消息，稱這場戰鬥「骰

死了大量的日本人。 J @ 

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使人們情緒高漲，南京官員

的態度也發生顯著的變化，恐怖、不信任和猜疑消失

了。王弘誨對利瑪竇格外地殷勤，一再勸利瑪竇留下

來。他儘管避免自己直接參與安排利瑪竇的住處，還

是派了兩名下屬為這位西方朋友找到一所房子。

利瑪竇在王弘誨的邀請之下參加了一次音樂會，



地點在宏偉的天壇。利瑪竇一行人在王弘誨的兒子和

他的隨從人員們的陪同下在前排就座。道士們和宮廷

樂手們組成的樂隊演奏音樂。利瑪竇並不欣賞這些樂

曲。他評論說，演奏的樂曲「似乎完全不和諧，就像

有些中國人自己承認的那樣，祖先的和諧的音樂藝術

已經失傳了，只有樂器流傳了下來。」然而，利瑪竇

確實十分欣賞在建築學上無比輝煌和偉大的天壇。他

寫道:

「這座建築的結構很有帝王的氣勢，恢宏博大而

富麗堂皇。廟宇為木製結構，被十三英里的結實的牆

環繞著。儘管絕大部分建築是木製的，但是十分值得

一看。在五座大殿中，有四座由木柱連接。這些柱子

很粗，兩個人伸出手臂都合抱不過來。大殿的屋頂裝

飾著設計精美的浮雕，並塗成金色。這兒原是皇帝舉

行祭天儀式的地方，雖然失去這種功能已經二百多年了，

但這座廟宇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往日的壯美。 J @ 

和利瑪竇一起聽音樂的有位魏國公，雖然他在朝

廷的行政機構中沒有職位，但是他穩坐南京，享有皇

族的特權。他所住的宅第，利瑪竇說稱得上是「一座

真正的王宮 J Q 

一天，一位年長的太監來傳召利瑪竇去魏國公的

王宮。在接待這位太監的時候，利瑪竇沒有像老太監

所期待的那樣，對他點頭哈腰。利瑪竇的這種表現是

很勇敢的。因為像這樣手下掌管南京皇宮幾千名太監

的老太監，是非常有權勢的。利瑪竇這樣的態度表

明，在他早期的時候，就與改革派東林黨站在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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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家 B寄至n接醬

，天量生年閉被魏忠

賢智卡撈出Jj('

II 艾{露晶晶{l 582-

'義大穿1給耶
, 1613 年來

利瑪竇與當時任南京御林軍統領、豐城侯李環的

關係不錯。李環還向利瑪竇善意地承認:在 1595 年 5

月利瑪竇第一次訪問南京的時候，他就一直密切地注

視利瑪竇的行蹤，準備把這個外國人抓起來，只是因

為利瑪竇和王弘誨是好朋友，才沒動手。

利瑪竇在南京的幾個月裡'經常有知名的學者來

找他，他們的關係是建立在相互尊重、敬佩的基礎上

的，這種友誼就像一座跨越東西方的橋梁，並且充滿

了溫情與人性，他們之間的友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葉向高1. 當時是禮部尚書王弘誨的助于，利瑪竇與他

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給利瑪竇的幫助是無法估量

的。葉向高從 1607 年開始任東閣大學士，在任職的十

八年間，他一直是耶穌會的堅定支持者。天做年間

(1 621-1627) .聲名狼藉的太監魏忠賢是朝廷的真正

掌權者，葉向高是與魏忠賢激烈抗爭的東林黨的領導

人。他由於反對魏忠賢，被迫辭官離京，回到老家福

建。在福建，他幫助艾儒略( Giulio Aleni) II將天主教

傳入那裡。在他去世一百五十年後，乾隆皇帝稱讚他

「剛直不阿，品行高尚 J @。

78 歲高齡的南京大理寺卿王樵 m. 一位快要退休

的、有著出色職業生涯表現的人物，也來拜訪利瑪竇;

趙參魯 IV. 任南京太常寺卿、後任南京刑部尚書，也

與利瑪竇有交往;張孟男 V. 戶部尚書;郭正域 VI.

掌管翰林院，後任北京的禮部尚書，也是一位利瑪賣

的熱心擁護者;在結識利瑪寶的第二年就被提升到北

京禮部的楊道賓珊，與郭正域一樣，也是利瑪竇最好



的朋友之一，他們與利瑪竇間持久的友誼始於南京。@

還有一位被利瑪竇的科學知識強烈吸引的人，是

一位名醫，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人，名叫王肯堂1. 是

上面提到的王樵的兒子。當時他住在金壇。他給利瑪

竇寫了封信，懇請收他做學生。因為他不能經常到南

京來，向利瑪竇當面求教，他就派了個聰明的年輕人

代他來聽課。這種間接的學習使王肯堂收穫不小。從

他撰寫的書籍中可以斷定利瑪竇對他產生了影響@。

李蟄(又名載蟄) II 是位獨特的人。在為朝廷效

力多年後，他退休在家，潛心研究佛學。起初，他想

將儒學與佛學結合起來。在這之前，他猛烈地抨擊朱

熹學說和書院的新儒學。因此他被正統的儒家學者視

為敵人。 1599 年，當利瑪竇和他相遇的時候，正是他

名噪一時之際，他倆都不喜歡宋代的新儒學，也許是

這一相同之處，使他們走到一起。李蟄用自己的方式

向利瑪竇表達敬意，他送給利瑪竇兩把摺扇，上面題

寫讚揚「泰西奇人 j 的詩。後來，他將其中一首( <贈

利西泰> ) III 收進他的著作中@。他還翻印了利瑪竇

關於友誼的論文(交友論> .分送給他在湖北的學生

們。

李本固w和利瑪竇的交往也十分頻繁。他是一位

退休了的官員、一位學者和佛教徒，一個公認的聰明

人。他與利瑪竇之間在信仰方面的探討十分友善，儘

管利瑪竇認為要讓李氏改信天主教是沒有什麼希望

的。李本固坦然地承認佛教如同爛了一半的蘋果，雖

然如此，在挖掉爛的一半的同時，也要保留住好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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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

李本國習慣在他的家中私下和幾個人探討問題，

在一次討論中，工部的官員劉冠南1 ，對李本囝薄儒厚

佛的觀點展開了猛烈的攻擊，特別在提到佛教的不足

之處時，他好幾次提到了利瑪竇的名字。李本固決定

安排利瑪竇與一位名叫黃洪恩的和尚見面，他以法號

三准而知名。中國人形容三准的相貌「天庭飽滿，二

目有神，鼻宜口闊，面如滿月 J 0 三准是當時最出名

的知識分子、傑出的詩人和真正博學的佛教界人士@。

雖然在信仰上利瑪竇與三准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李本

固安排他們相見並無惡意。

這場辯論是以宴請利瑪竇為名安排的。宴席還沒

開始，爭論的聲調就升高了，敏戚的主人趕緊將三准

與利瑪竇分開。開席後，討論重叉開始。應在座來賓

的請求，利瑪實和三准要對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進行

辯論:天主的本性，人的本性，邪惡的問題。利瑪竇

很快地發現，與佛教徒爭論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一

點不少人有同戲。因為佛教徒在哲學上是理想主義，

否認矛盾的原則。在這場辯論中，利瑪竇即使沒能說

服三准，他也至少贏得了在座聽眾的同情。這對於宗

教信仰問題的爭論來說，也許是最好的結果了。在後

來的辯論中，三准發了脾氣，以至於爭吵起來。對這

場辯論，南京的知識階層議論紛紛，利瑪竇的聲譽也

因此而大增。

由於這一段時間在南京比較順利，使得利瑪竇和

醫汝要對他們不打算在南京長住的初衷進行重新審



視。利瑪竇的新朋友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勸他在這

個南方的都城住下來。當祝世祿I這位負責監察的(南

京吏科給事中)、可能是南京最重要的官員也來勸他

的時候，利瑪竇似乎沒有理由再猶豫了。

王弘誨說他有一所為他的助手準備的房子，現在

空著沒用，可以讓利瑪竇住，利瑪竇沒有接受。他先

租下了一處房，想等到有錢的時候再買一處永久的住

房。就在郭居靜即將從北方回到南京的時候，買房子

的機會來了。劉冠南有一處為工部的官吏修建的房

子，但是人們都說房子裡鬧鬼，房子一直空了好幾

年。利瑪竇看中了這所房子，它一共有三間，一間可

以用來做接待室，另一問做禮拜室，剩下的那間足以

供九名或十名傳教士們居住。 1599 年 4 月中旬，郭居

靜一行三人到了南京的時候，利瑪竇就不失時機地買

下了劉冠南的這所房子。

郭居靜平安到達南京，使利瑪竇和王弘誨都鬆了

一口氣。因為當時局面十分混亂。朝廷和日本人的戰

爭耗盡了國庫的銀子。為了補充國庫，皇上下令對所

有的貨物徵收百分之二的銷售稅，並將徵稅的任務交

給了宜官。這幫官官獨立於朝廷正統的宮僚體系，于

中的權力幾乎是無限大的。他們像蟑蟲一樣撲向各個

省份。利瑪竇幾乎找不到更嚴厲的詞語來形容這些寄

生蟲. r他們是一辜愚蠢、野蠻、傲慢而又寡廉鮮恥

的人。」他們執行的使命， r 在很短的時間裡就使全

中國陷入一場混亂。那種糟糕的局面甚於朝鮮戰爭期

間的形勢。 j 當一艘船通過一處稅收站時，就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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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了攔路搶劫的強盜之于 J @。據估計，收上來

的稅只有不到十分之一進了皇上的國庫。南京和北京

的官員分別向皇上呈上抗議的奏疏，警告說各地都有

暴動發生，危險不可避免。一些勇敢的官員公開抗拒

宜官們的稅收，結果不是被罷官，就是被投入了監牢。

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王弘誨自然非常擔心郭居

靜的安全。他猜想郭居靜即使能夠安全到達南京，行

李也一定被搶了。因此當郭居靜在 4 月份安然無墓地

到達南京的時候，王弘誨著實吃了一驚，也鬆了一口

氣。他對郭居靜的擔心一點也不比利瑪竇少。

到了 7 月，郭居靜赴澳門為他們開闢的新工作籌

集款項，因為利瑪寶手中的錢只夠付一半的買房錢。

澳門的經濟支柱是日本與澳門間的船運業，然而那一

年澳門的船運沒有賺錢。可是由於李瑪諾的努力，以

及葡萄牙商人的慷慨解囊，郭居靜湊到了足夠的錢。

這些錢不僅能夠用以支付三間住房的運轉和維修，還

能還清他們在南昌和南京欠下的債務。郭居靜立即給

利瑪竇寄去了一張應由南京一名商人支付的、價值 200

枚銀元的匯票。但是當利瑪竇接到匯票，按照上面的

地址和姓名去找這個商人時，卻找不到。這樣一來，

這張匯票就一文不值了。利瑪竇因為他沒能實現對劉

冠南的許諾廠到痛苦。好在劉冠南完全理解利瑪竇的

處境，爽快地答應延期支付餘下的錢。後來，一位在

澳門的中國商人寫了一張交換的匯票，才拿到了這 200

枚銀元。

在郭居靜離開南京期間，利瑪竇於 1599 年 8 月 14



日寫了一封信給他在羅馬的朋友高斯塔神父。像以往

一樣，信中充分表達了他對自己處境的樂觀向上的態

度。他非常清楚在南京結識的朋友有多麼大的價值。

他的信中說 r 我們的信譽大增，可以說幾年來在中

國的收穫成倍地增長。」不過，成績沒有影響他正確

的判斷力，也沒有改變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僅僅處於開

拓階段的想法。他很實際， r 謹慎小心」仍然是他每

天工作的座右銘。在大街上或在人草聚集的市場中傳

福音的日子並沒有到來。「還沒有到收穫的季節，甚

至連播種也談不上，只是處於清理土地和開荒的階段

而已。」但同時他也是樂觀的。他認為 r 中國和中

國人是與眾不同的國家和人民。中國人是一個有智慧

的民族，他們十分注重文字，不喜歡戰爭，很有天

分。目前，他們對自己的宗教和迷信更加持懷疑的態

度。因此，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在短期內，皈依天主

教的民眾迅速增長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儘管他坦

承，在經過了幾年艱辛的工作之後仍然沒有明顯的效

果，他還是認定他們所完成的工作「可以與其他地方

出色的傳教工作相媲美 J @。在當時的日本，天主教

徒的數量已達到了幾十萬;在印尼的摩鹿加 (Moluc

cas) 華島可以舉行彌撒儀式;在印度據說有幾個十分

氣派的天主教中心、興旺的天主教神學院，還有不少

的神父。儘管利瑪竇的信心毫不動搖，對未來美好的

前景也堅信不移，但在這時的中國，現實與理想還是

相差甚遠。

在剛剛進入 1600 年的頭幾天，郭居靜回到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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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和他一同到來的有一位新加入在中國傳播福音行

列的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士一一龐迪我( Diego de Panto

ia) 1 0 在這以後的幾個月裡，拜訪利瑪竇的人太多了。

利瑪竇白天的時間幾乎都用在會客上。他寫道，他向

客人講述天主教的歐洲，使客人對天主教抱有好戚。

他是這樣說的:

「在歐洲，有專為病人、孤兒、殘疾人、無家可

歸者和朝聖者而設立的救濟院，人們稱之為『憐憫之

谷.!I '有慈善團體幫助犯人、寡婦和貧窮的人;有宗

教的教規以誘導人們追求真、善、美，以及幫助他

人，使其生活更美好。在一些節日裡'人們都到教堂

參加彌撒，聆聽上帝的教誨......教徒們還經常慷慨地

向窮人施捨救濟...... J @ 

利瑪竇特別向來訪人們強調天主教的婚姻是一夫

一妻制，並宣導永恆的夫妻關係，即使國王也不例

外。對於這點，聽眾都「大加讚賞 J '儘管「沒人願

意照著去做」。也許他們是出於禮貌才贊成利瑪竇的

觀點，即這種一夫多妻制的習俗給「中國帶來許多的

混亂」。當利瑪竇指出在歐洲，兒童的婚姻是被禁止

時，來客們都十分的敬重。利瑪竇還向他們講述了教

會的組織系統，客人們得知「教宗的尊嚴比天主教國

家的所有的國王還要高」之後，都十分驚奇。利氏在

他繪製的世界地圖上特別標出了教宗所在地的位置，

這樣做，是使中國人對羅馬天主教的這一特徵有所了

解的「好的方式」。因為在皇帝至上的中國，讓人們

接受一個最高的精神世界的權力，是極為困難的。對



於中國的天主教教徒來說，教宗將是他們信仰和道德

的最終仲裁者。利瑪竇知道，當年的羅馬帝國對拒絕

服從教廷的教徒始終加以迫害，而中國文明的中心是

以天子的王權為中心的。這種獨特的社會現實和最高

精神權力的關係，被證明是羅馬教廷與中國文化關係

中最為脆弱的部分。利瑪竇死後很長時間的事實都證

明他的觀察是正確的。

在南京，首批接受天主教洗禮的是秦氏家族的幾

名成員。這是一家世襲的貴族，掌有~朝廷每年運送

徵集上來的大米的權力。秦家的家長受洗時 70 歲，受

洗後的聖名為保禱 (Paul) 。他的妻子、兒子和孫子

也都皈依了天主教。他的兒子，聖名瑪定 (Martin) , 

是武舉考試的解元。瑪定後來為傳教事業做了許多工

作。

一些被大大誇張的有關中國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經

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傳到了歐洲。等到再傳到羅馬時，

就被吹噓得距離事實更遠了。這個最初的成果變成

了:朝廷裡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官員，連同他們全部的

家庭成員共有一百多人接受了洗禮。到後來就傳得更

神了，甚至說，整個中華帝國已經變成一個天主教國

家了!李瑪諾在 1604 年 11 月 22 日，從南昌向羅馬發

了一封信，信中設法恢復事實的本來面目。他說:傳

說中的「兩名高官 J 其實只是小吏，連同他們的家人

不超過十二人。談到皇上的受洗，信是這樣寫的:

「真希望這是真的!但是皇上不是一名天主教徒，也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將成為一名天主教徒。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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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修正到後來成了經常性的。在 17 世紀的頭

十年中，在中國的傳教士們經常因為他們的傳教成果

被誇大而廠到窘迫。這種不屬實的報告先在菲律賓傳

開，又從菲律賓傳到歐洲。其他一些滿懷過度熱情、

已經在艱難中受阻的傳教士們，可能會以為在中國的

傳教土們發出了總攻的信號。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們不

止一次對從澳門和馬尼拉傳來的有關他們取得的成就

的消息大為震驚。他們認為有必要提出反駁，警告那

些盲目樂觀者，不要做傳教事業已經成功的美夢。

1605 年 7 月 26 日，利瑪竇在寫給耶穌會會長的信

中，通過講述真實的情況，來修正那些被誇大的消息。

他並沒有忽略自己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時深深地讚

美天主的保佑。是天主的唯一屁護使他們得以克服所

遇到的很多幾乎無法逾越的障礙。他指出，無論如

何，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小小的立足點@。

儘管利瑪竇他們一再地澄清，耶穌會士們還是一

直被這些誇大的消息所困擾，這些不實的消息甚至到

今天人們還在引用。威爾斯﹒威廉姆斯 (Wells WiIli

ams) 這樣描寫利瑪竇去世時教會的情況， I 大多數

的省城和大城市都有教堂，天主教徒的人數多達數

千 J @。雷內﹒菲洛普﹒米勒 (René Fü1op-Miller) 對

自己所講的話的準確性一向漫不經心，他說 I 在利

瑪竇去世時，中華帝國有三百餘座教堂可以聽到鐘

聲。 J @與另外一些說法相比，他的話還不算神奇，

有一本書寫道 I 在利瑪竇 1610 年去世時，利瑪竇組

織下的耶穌會士已經遍布各省，由於工作進展順利，



在中華帝國已經有三百個天主教團體了。 J @ 

如果人們並不欣賞這些作者對待歷史事實持有的

隨心所欲的態度，至少可以欣賞他們詩一般迷人的隨

意暢想的境界，但是並不令人鼓舞的事實卻打破了他

們無限的遐想。對於更關心事實、而不是依靠幻想生

活的人來說，利瑪竇去世時情況是這樣的:在明帝國

一共有四個耶穌會會院，每個會院只闢出一間裝飾齊

備的房間做小禮拜堂。在北京的會院，有一座單獨的

禮拜堂，這是由於李之藻慷慨出資建造，才成為可

能。中國的天主教徒的人數有兩千多，其中大部分都

分布在這四個會院附近。至於教堂的鐘聲，除了澳鬥

的，還沒有一個敲響過。還要再過好多年，天主教徒

們才能夠放心地在中國大地上敲響教堂的鐘聲。

在南京的幾個月裡'利瑪竇為修訂和補充他繪製

的世界地圖做好了準備。他之所以修訂地圖，是應吏

部官員吳中明 I 一再的請求。吳中明為人正直，人們

對他的評價頗高，後來任廣東總督，還在朝中擔任其

他很高的職位。他親自為利瑪竇再版的地圖撰寫了充

滿讚揚的序，連同地圖一起刊印出來。他在序文中是

這樣評價利瑪竇的:

「神父是個謙和的人，他不求任何回報，以行善

和榮耀天主為自己的享受。他每天早晚都要對自己的

思想和言行進行冥想。他向我們展示的天與地、月亮

與星辰間的複雜的數學關係，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但

這些內容似乎都是有案可考的。 J @ 

利瑪寶的新版世界地圖的刊印引起了人們新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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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廣泛的興趣，它產生的影響已經不限於南京。徐

光傲，一位為中國天主教贏得了最高榮譽的人，他之

所以成為天主教徒，這幅地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

中國的天主教會的教徒中，傑出男士和優秀女子所占

的比例是相當高的。甚至連不太抱持善意的批評家威

廉姆斯也承認這一點. r在開始接受福音的異教國家

裡，沒有幾個像中國這樣，有如此執著的皈依者。 J @ 

在所有這些傑出的人物中，徐光歐無疑是最出色的。

原籍上海的徐光敢在當時官職不高。而到了後

來，他則做到了職位最高的內閣大學士。有著高尚的

品德、極為聰慧的徐光敢在對佛學、新儒學和道家都

做了相當的研究之後，對這些學說深j貳失望。他見到

利瑪竇的第一版的世界地圖是在 1596 年，當時他正在

韶州的一戶人家中教書。隨後他結識了在他心中播下

第一粒天主教信仰種子的郭居靜。

後來他進京趕考，中了舉人。這次考試的主考官

是著名的學者焦竑1 0 就是在焦竑南京的家中，利瑪竇

第一次見到了才華橫溢而又性格古怪的李贅。焦竑稱

讚徐光敵是「一個真正傑出的儒生 J @。

徐光敢在上海見到利瑪竇修訂的世界地圖後，他

對天主教再度有了興趣，下決心要與作者見面。 1600

年 4 、 5 月份的時候，他來到了南京。由於他來去匆

忙，利瑪竇只能給他略講一些天主教最基本的關於天

主的概念。儘管徐光敢在信仰方面的理論不多，正如

利瑪竇評論的，天主顯然是希望將徐光敵引導向信仰

的光明@。



三年之後，徐光敢再次來到南京，請求受洗。利

瑪竇此時已到北京。徐光歐接受了羅如望的進一步的

指導，然後接受了洗禮。 1604 年，徐光獻上京趕考路

過南京時，在南京的耶穌會士的住所居住了兩個星

期。在這次考試中，他令人羨慕地中了進士。在南京

與耶穌會士共處的十幾天裡，他受到了很大的歐迪。

他參加每日的彌撒'進一步地學習天主教的教義，第

一次接受了告解聖事。從此以後，徐光敵對信仰的熱

誠和奉獻精神一直十分高漲。

在南京，利嗎竇結交的朋友愈來愈多，應接不

暇。儘管如此，他還是擠出時間做了好幾種天文儀

器:鐘錶、渾天儀、天球儀、四分儀、六分儀。這些

活動和他的數學知識給南京欽天監的眾多數學家們帶

來的是恐懼。這些人十分清楚他們是不稱職的，害怕

丟掉飯碗。利瑪竇的朋友們向他們保證:利瑪竇沒有

在欽天監做事的打算。他們的恐懼消除了，對利瑪竇

的態度也友好了一些。

利瑪竇對南京欽天監的設計精美、造型美觀的天

文儀器驚嘆不已。儘管這些儀器，據他的判斷，已經

有大約 250 年的歷史了，然而他在歐洲時也沒有見過

這樣好的儀器。事實上，它們的歷史比利瑪竇的判斷

還要長，而且也不像利瑪竇猜測的那樣是「外國人利

用我們的科學知識製造的」。這些天文儀器是在忽必

烈可汗時代由傑出的郭守敬 (1231-1316) 1 製造的。

當時阿拉伯人對中國的科學有很大的影響。中國的天

文學到了利瑪竇所處的年代已經十分落後。這不應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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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於缺少儀器，應歸咎於明朝的衰敗，而天文學只是

一個標誌。

談到這裡也許要指出，誇大或縮小耶穌會士的貢

獻，或者貶低中國科學，都是錯誤的。利瑪寶和他的

繼承人確實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歐洲，當時科學探

索與發現正處於黎明破曉的時代，哥白尼學說 I 還沒

有取得勝利，還沒有被所有的人接受。有些耶穌會士

相信哥白尼學說，而有些則不相信。

正如所預料的那樣，耶穌會士們會將托勒密-亞里

斯多德( Ptolomaic-Aristotelian )世界觀中狹隘、錯誤

的觀念帶進中國。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在他的關

於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史的巨著的第三卷中，對耶穌

會和中國科學的優劣給了中允的評價。最終，他還是

承認，儘管耶穌會土在科學上有錯誤，但是他們對科

學的貢獻， r 無論何時都是兩種文明最高文化關係的

例證'在這之前，這種關係是不存在的......耶穌會士

們成功地完成了一項工作，其成就超過了印度佛教的

先行者們在唐朝的成功，是耶穌會士開做了中國與世

界間的自然科學溝通的大門，而中國的自然科學成就

將要以它為基點 J @。

1600 年初，當郭居靜從澳門回到南京的時候，利

瑪竇再次做進京的準備。這時建安王託人帶話，說有

一個正在江西徵斂銷售稅的太監潘相，願意福利瑪竇

給皇上寫一道奏摺。潘相還想看看郭居靜從澳門帶回

來要送給皇上的禮物。建安王力促利瑪實他們來南昌

和太監商討一下奏摺的事。利瑪竇非常不喜歡太監，



也特別不信任太監。他婉轉地將這件事情推掉了。

塵汝要從鎮江來到了南京，與利瑪竇一起商量去

北京的事。和他一向來的還有一位在文學上很有修養

的學者李心齋。李心齋對利瑪竇傳教事業發展的熱心

不亞於塵汝耍。種汝藥和利瑪竇一同去拜訪都御史祝

世祿，想聽一聽他的意見。結果很讓他們興奮，因為

祝世祿為利瑪竇進京簽了一張通行證。這是他們沒有

想到的。還有讓神父們高興的是，其他一些南京的官

員也福利瑪竇之行向北京的宮員寫了推薦信。這時忠

實的朋友王弘誨已經不在南京了，他因末被提升為北

京的禮部尚書而戚到沮喪。在 1599 年年底，他辭官回

到海南老家。在離開南京之前，他為利瑪竇給在北京

的朋友寫了幾封信。

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郭居靜神父仍然留在南京，

負責南京會院的傳教工作;羅如望從南昌來南京協助

郭居靜;蘇如望留在江西省的省會南昌主持工作;而

龐迪我和游文輝二人，則隨同利嗎竇進京。

利瑪竇為了表達對祝世祿的謝意，送給他幾件禮

物。其中一架威尼斯出產的玻璃三稜鏡，祝世祿特別

喜歡。在利瑪竇敵程的時候，他和利瑪竇的其他一些

朋友都回贈了禮物，利瑪竇說「這是中國的習慣」。

要指出的是還有另外一種「習慣 J 。這種「習慣」為

一些不能辦除想像中的耶穌會士傳奇的作家所有。他

們「習慣」於對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發表不公正的議論

與評價。羅伯特姆 (Amod H. Rowbotham) 先生，一

位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不公正的作家，對羅明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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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贈送禮品的事情這樣評論 I 以送禮的方式行賄，

不久就成了耶穌會士的普遍行為。 J @羅伯特姆先生

認為，送禮是行賄的行為，而在中國人看來卻是紳士

行為。利瑪竇他們就是順應了羅伯特姆所不齒的這種

做法，遵守了中國社會道德行為準則，而使中國人相

信，他們與首批在 16 世紀企圖進入中國的歐洲人不

同，他們是紳士不是蠻夷。耶穌會士送給皇上禮物也

是出於同樣的用心，這是中國的風俗習慣。外國人要

想接近朝廷，不送禮是不行的。同樣，也沒有一個外

國人在離開中圓朝廷時沒有得到皇帝賜予的禮物。

一個負責往京城運送絲網的太監同意利瑪竇一行

搭乘他的小船隊進京。 1600 年 5 月 18 日，利瑪竇一行

離開了南京。

WFR , II , 14 頁，有關趙可懷生涯的概要?參考前面所引德禮

賢之著作， 13 頁，注釋 4 。

@同上， 30 頁。

@關於那本篤修士劃時代的旅行參考 FR， II , 391-445 頁，或

Vincent Cronin 在現代的著作﹒ The 昕'se Man rrom 的e l始st

(倫敦 1599 年版) . 236-256 頁。

@ FR , II , 32-33 頁。

@同上書 .37 頁。

@耶穌會士 Louis Gaillard 著 Nankin d 'alors et d 'aujourd'hui, aper 

çu historique et géogI百rphique (上海 1903 年版) ， 187 頁，

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南京。



CV FR, II , 32-33 頁。

@關於明代中國中央政府結構的準確講述見前面所引安文思

之著作， 191-192 頁。還可參考 William F. Mayers 著 Iñe

Chine，百e Govemment (上海 1897 年第三版)。關於內閣大

學士的人數，安文思說這個職位的人數不定，而 Mayers 稱

設四名內閣大學士。

@對豐臣秀吉死去的日期，不同的作者說法不一。德禮賢不

認同其他的白期，他的意見是 9 月 16 日，參考 FR， II , 38 

頁，注釋 9 。

@同 k書， 39 頁注釋 2 。

@同上書， 71 頁。

@參考L. C, Goodrich 著 TheLiterary Inquisition ofCh 'ien-Lung 

(巴爾的摩 1935 年板) . 75 頁 注釋 2 。照於葉向高的文

學著作、參考|有一著它 258-259 頁。有關他的傳記概略參考

FR, II , 42 頁，注釋 1 0 

@德禮賢寫出了所有這些人的出色的傳記概略，見 FR， 巨， 40

頁注釋 8， 41 頁注釋 1 、 2， 42 頁注釋 1 ， 43 頁注釋 1 、 3 。

@同七書， 53 頁，注釋 4 。

@這首詩的中文連同義大利文本見FR， II , 68 頁，注釋 5 。

@向上書， 75 頁，注釋 5 。

@同上書， 81 頁。

@見 Opere storiche， 立， 243-250 頁。

QID FR， 立， 94-95 頁。

@J Opere storiche, II , 479-480 頁。

@價上書， 289 頁。

@ S. Wells Williams 著 The Middle Kingdom (紐約 1883 年再

版) , II , 330 頁。

@ René Fülop-Miller 著， F. S. Flint 和 D.F. Tait 譯成英文 Iñe 

Power and Secret of the Jesuits' (忽所 1930 年版)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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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A. Reville 著 La religion Chinoise (巴黎 1889 年版) , 670 

頁。

@FR, II , 59 頁，注釋 5 。

@有一本很好的關於徐光歇的傳記概要﹒見 Eminent Chinese 

。f的eCh 'ingPeriod (1644-1912) ，由Arthur W, Hummel 編

輯(華盛頓 1943 年版) , 1 ， 316-317 頁。

@前面所引 S， Wells Williams 的著作， II , 295 頁。

@FR， 巨， 250 頁，注釋 3 。

@同上書， 253 頁。

@皇家協會會員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著 ScienceandCivi

lization in China (劍橋大學 1959 年版) ，血， 457-458 頁。

@前面所引 Rowbotham 的著作，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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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了「月球」

這次利瑪竇前往北京的值得紀念的行程，有一個

好的兆頭，就是順利地到達了山東省的濟寧市。主管

這支船隊的劉太監十分高興有耶穌會傳教士這樣的客

人來搭乘他的船，因為這些客人給他帶來了便利@。

大運河是一條繁忙的水道，擠滿了船隻，就像 20 世紀

突出的交通難題一樣。給帝國朝廷運送供品的船隊，

以及一些載有身負官方使命的重要官員的小船可以優

先通過。在河道的船間前，其他的船隻都要在一旁等

候，讓他們先行通過。船間的原理很簡單，但是操作

很靈巧。船闢設在橋下，是木製的，將水攔住，直到

水位上升到能夠使船通過的高度。這一開間和關間的

過程和眾多的過往船隻，使得那些沒有特權的船隻往

往要在船聞等候四至五天。而有了特權當然就不一樣

了。那個頭隊的劉太監發現利瑪竇是位非常有用的人

物，可以使他的船隊避免煩人的等候。他請那些等候

過鬧的船老大來見他船上的來自西方的賢人利瑪竇，

以及要進貢皇上的禮物。這些船老大看在這位非同一

般的外國人的面子上，接受了領隊太監的請求，很爽

快地答應讓他的船隊排在前面。

在濟寧，利瑪竇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他還見到了

送給他題有詩句的扇子的老朋友李贅。李蟄這時住在

倉運督辦劉東星 I 的豪華府第。倉運督辦是個要職，

其權利和地位與巡撫相當。劉東星是位很有能力並且



134/巨人的一代(上)

十分正宜的官員，他在朝廷裡身兼數職@。除了倉運

督辦之外，他還擔任工部尚書和都察院的右會都御史。

劉東星不僅從李貴那裡聽說過利瑪竇，而且他的

兒子也提到過利瑪竇。劉東星的兒子與在南京的耶穌

會士有很好的關係。當劉東星得知利瑪竇到達濟寧

時，便派出一乘轎子，將利瑪竇接到他的府中。他還

在當天來到利瑪竇的船上正式回訪。這一舉止在濟寧

城引起很大的震動。他以極大的興趣仔細觀看了利瑪

竇準備進貢給皇帝的禮物。臨走時，他邀請利瑪竇第

二天再次到他家裡作客，利瑪竇答應了。第二天在劉

東星家裡作客必定給利公留下了長久的美好記憶。那

是非常愉快的一天，在座的有劉東星的幾個兒子和好

友李贅。至於主人的款待，他這樣寫道 I 每一位在

座的人都和藹可親，我好像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也

不是在異教徒中問，而是在歐洲，在虔誠的、親密的

天主教徒中問。 J @ 

劉東星對利瑪竇攜帶的在南京寫好的給皇帝的奏

摺不太滿意。他又重新起草了一份，並讓濟寧城裡書

法最好的人膳抄出來。最後，他還福利瑪竇給在北京

的朋友寫了幾封信。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幾封信對利

公來說，比南京的朋友所寫的信更有用處。

利瑪竇依依惜別了幾位好友。他希望有一天能夠

回報他們，將他們引導上信仰天主教之路。但是他的

願望沒有實現。劉東星在分于後半年就去世了，享年

64 歲。又過了一年. 75 歲的李蟄被召入北京，被指控

蔑視「正統」的新儒學。李蟄不顧意接受流放的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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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也不想在他的老家福建再受到審判，就以自載了

卻了生命。

離開濟寧後，利瑪竇的好運也隨之消失。 1600 年

7 月 3 日，他所在的船隊到達了仍屬於山東的臨清。

利瑪竇和他的同伴落到了一個名聲狼藉的太監手裡。

他叫馬堂，負責稅收事務。為了擺脫馬堂的高額盤

剝，劉太監將耶穌會士們交給了馬堂，並且告訴馬

堂，他們攜帶著給皇帝進買的值錢的禮物。劉太監和

耶穌會士也有相處得不錯的時候，利瑪竇搭乘他的

船，使他一路上得益不少;他留下了在南京從一戶飢

民家庭中買的一個 10 歲男孩。這個男孩成為龐迪我的

漢語教師。

馬堂是個極為危險的敵人。甚至臨清的駐軍將領

鐘萬禱都警告利瑪竇，在與馬堂打交道時必須萬分小

心。鐘萬祿是利瑪竇早在韶州時就認識，而且在南京

時又進一步建立友誼的老朋友。鐘萬祿對當時中國政

局的看法十分悲觀，他認為， r 太監們是中國真正的

統治者;皇帝離開他們，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在中

國，哪怕最有權勢的人物對太監們做的壞事也無能為

力 J @。

在這以後，利瑪竇一行度過了六個月令人沮喪的

日子。在臨清待了幾個星期之後，他們被送到天津，

在那裡等候皇帝的回信兒。馬堂向北京遞上一份奏

摺'稟告皇帝有外國人攜帶貢品要求進京。在頭幾個

月裡，這個粗俗而又沒有理性的太監，對利瑪竇等人

表面上還算是尊重。從北京來了回信，說要一份利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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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攜帶的禮物的清單。馬堂又寫了第二道列出了清單

的奏折。可是幾個星期過去了，北京方面對第二份奏

摺沒有答覆。這時，這個太監開始害怕了，皇帝是不

是不高興了?於是他對利瑪寶等人的態度一下子就改

變了。三名耶穌會士被關在天津的一座廟裡，外面有

衛兵日夜看守。

形勢的發展讓人絕望。馬堂藉口說利瑪實沒有將

所帶的禮物全部開列出來，就帶著天津駐軍將領及土

兵將利瑪竇的所有行李都打開檢查。當他們發現了一

個十字架的時候，馬堂大叫起來。十字架上釘著一個

裸體男人，流著血，暴露著傷口。他認為，很顯然這

些外國人想要用這個有魔力的十字架將皇帝咒死。

據龐迪我說，他們向馬堂充分地解釋了十字架上

的人物是怎麼回事。馬堂問 r 這是什麼? J 龐迪我

說， r 我們告訴他，這是真正的神靈。是他造就了天

地，全世界都必須崇拜他。是他為我們的罪而死，是

他給了我們生命。他死之後，憑藉他自己的力量，從

死亡中復活，升上了天堂。 J @ 

因為龐迪我到中國剛剛幾個月，很難用流利的漢

語宣講耶穌拯救人類的道理，同樣，他也聽不懂利瑪

竇對馬堂說了些什麼。龐迪我寫這件事時，將它略微

戲劇化了。因為他的這封信是寄往耶穌會托利多 (Tol

edo) [省，這樣寫不會有什麼害處。

利瑪竇非常清楚，也非常有經驗。他知道，當中

國人面對十字架上的耶穌苦像時，是沒有心理準備

的，不可能立即理解其中的涵義。這樣的解釋就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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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上澆油。無疑，正確的還是利瑪賣的看法 r 不要

希望告訴中國人這是我們的神，在那種環境中，要對

天主教教義一無所知的人深刻地解釋這個神秘的事

情，似乎是困難的，尤其是講給太監聽，他們會認為

我們是在欺騙......我開始一點一點地向兵備道和其他

人解釋，這是偉大的聖人，他為了我們而遭受痛苦和

被釘上十字架的。為此，我們製作了代表他的雕像和

畫像，使我們能夠經常在眼前看到他，這樣我們就可

以為我們得到的巨大恩典而感謝他。 J @ 

情況簡直糟透了。利瑪竇的解釋沒有起任何作

用，似乎所有的東西都要失去了。鍾鳴仁，和利瑪竇

一同進京的耶穌會修士，設法從被關押的廟裡脫身，

跑到北京。他找到了利瑪竇的一些朋友，請他們相助。

但是他們懼怕太監的權勢，不敢插手這件事。他們甚

至還勸告耶穌會士們，為了保全性命，乾脆將所帶的

全部行李當作禮物送給馬堂。他們說，要想將此事稟

告皇帝是辦不到的，因為皇帝所有的事情都要通過太

監。利瑪竇的朋友鐘萬祿斷言，他們此行不會成功，

力勸他們回到廣東去。但是利瑪寶和龐迪我卻不顧意

這樣做，不管形勢怎樣令人失望，總是不能放棄希望

的。「看來不再有任何希望得到人們的救助了， J 利瑪

竇寫道， r 他們堅持不懈地祈禱，請求神的幫助，同

時也準備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不測。他們心甘情願地

等待著由於馬堂帶來的迫害而為事業獻上生命。 J ø 

就在山窮水盡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皇帝的聖

旨來了，日期是 1601 年 1 月 9 日。聖旨要求立即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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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及貢品帶到北京。這次長時間的磨難終於結束

了，然而在帝國的京城裡還有新的考驗在等著他們。

1601 年 1 月 24 日，利瑪竇一行來到北京。他們發

現他們陷入各政治派系鬥爭的漩渦之中。按照通常的

行政程式，有關外國人的事務應由禮部的主客司掌

管。主客司是禮部下屬的四個部門之一。考察來訪者

的目的，將貢品進獻給皇上，並就給予他們何等規格

的接待向皇上提出建議，等等，是這個機構的職責。

但是太監卻想繞過這個程式，他們的動機是希望能夠

分享皇帝賜予外國人的賞金，同時無疑也為惡意阻止

禮部官員而暗自高興。

一些文章不著邊際地描寫利瑪竇如何用狡娟的手

段潛入宮廷。但事實情況並不那麼有趣，與這些流行

作家羅曼蒂克的描寫也相差千里。米勒先生以超常的

想像力和遠離事實的情節編織了他的故事。米勒將利

瑪竇頭十八年在中國的經歷一筆帶過，給人造成這種

印象，即利瑪竇在到達中國後，使用了一些騙術，得

以在很憊的時間內進入北京@。米勒是這樣描寫利瑪

竇進京的:

「他獨自居住在都城之外，在與一位高級官員混

熟了之後，他請求將一封信和一件禮物帶到宮廷內，

送給皇帝。這件禮物是一座精緻、美麗的歐洲風格的

時鐘。

「這位中國官員帶著傳教士的禮物來到皇宮的一

個大門前，將禮物交給值班的官員。起初，這個官員

猶豫了好一會兒，不知是否應該將禮物呈上。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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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仔細打量了這個時鐘之後，覺得這個禮物太奇妙

了。他把他的上司叫來，讓他觀看。就這樣，利瑪竇

進貢的時鐘在官員的手裡逐級傳遞，一直傳到最高級

的官員，最後終於到了皇帝于中。

「甚至作為『天之子』的皇帝，也從未見過這種

上發條的時鐘，他龍顏大悅，興奮不已。不過，出於

皇帝的尊嚴，不便打聽送禮人的情況。第二天早晨，

時鐘突然停止了。皇帝叫來一位大臣，讓他使時鐘重

新走起來。但是這位大臣盡了一切努力，也是徒勞。

整個皇宮裡的人輪番來試，但是沒有一個人能使鐘擺

動起來。

「終於皇帝不得不親自垂間，誰是時鍾的進貢

者。這個問題從上到下地追間，一直到了守門人。

(皇帝問皇后，皇后問擠牛奶的女工! )在找到進貢

的人讓時鐘重新走起來之前，皇帝的心總是踏實不下

來。

「就這樣，機敏的利瑪竇博士在兩個朝廷官員的

陪同下，穿過幾道皇宮的大門。大鬥門口的臺階是用

大理石製成的，兩側還各有一個銅獅子，在它們的把

守下，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流過整個皇宮。」

上面的描寫與利瑪竇的實際情況可以說是大相逕

庭的。其實利瑪賣到北京後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

舉動。他懷裡揣著幾封帶給北京官員的信。他來京的

目的就是為了得到在北京住下的允許，並得到自由傳

播福音的權利。結果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落到一

墓太監的手裡。在一連幾個月中，他成為京城政治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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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中的一個足球、一個小卒子，陷入了太監和朝臣的

紛爭之中。太監們為了不讓官員們將利瑪竇等人帶

走，就把他們帶到屬於馬堂的一處房子裡，並派衛兵

把守。

1 月 27 日，太監將利瑪竇的禮物連同他的奏摺一

併呈送給皇帝。以金錢來衡量，這些禮物的價值都不

高:一幅由傳播福音的聖路加 (St. Luke) 繪製的著名

聖母像的複製品，這幅畫在羅馬的聖母大殿( St. Mary 

M句or) 裡，今天仍然廣受天主教徒們的敬仰;另一幅

是聖母瑪利亞懷抱嬰兒基督的油畫，畫上還有施洗者

約翰;一本天主教會每日祈禱用的書;一個呈十字架

形的聖物箱，箱子裡的紀念物都被拿走了。因為利瑪

竇考慮到 r 將聖徒的紀念物交到非天主教徒的手中

似乎是不明智的。」還有兩副玻璃稜鏡，一架鐵弦

琴，兩座自鳴鐘。雖說小的禮物比較值錢，但大的禮

物卻更讓人感興趣，因為它可以發出聲音。除此之

外，還有幾件類似的禮物@。

在與禮物一同呈上的奏摺中 1 ，利瑪竇寫道，他是

一個外圈人，為中國的聲名禮教所吸引，旅途上花了

三年的時間，來到這個中央帝國。他在肇慶和韶州住

了十五年，學習中文;又在南昌和南京居住了五年。

他既無妻室兒女，也別無他求，只是一心信仰自己的

宗教。他對天文、地理、數學計算頗有研究，如能有

機會為皇帝服務，他將萬分榮幸之致@o

像所有的中國人一樣，當皇帝看到利瑪竇進獻的

西洋繪畫時，也嵐到十分吃驚。歐洲的藝術家們精通



第五章登上了「月球 J /141 

透視法，對於那些不熟悉這種方法的人看來，這幾幅

畫是有動厲的。「真是活神仙! J 據說皇帝這樣驚呼

道。皇帝似乎有些害怕離「活神仙」太近了，就把聖

母畫像送給了他的母親，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後來這

幅畫被珍藏在皇宮的庫房裡。

皇帝對那能報時的自鳴鐘非常感興趣。當時鐘不

走了的時候，他就派太監去找利瑪竇。就這樣，利瑪

寶和龐迪我進了紫禁城。利瑪竇要求派幾個人專門跟

他學習如何使用和保養自鳴鐘。於是，他和龐迪我被

安排在紫禁城的欽天監裡住了幾天，為被派來專門學

習的太監講授課程。

在禮物當中還有一架鐵琴。四名太監被指派來學

習演奏這種樂器。有一個月的時間，龐迪我每天都進

宮給太監們上課。利用這個機會，利瑪竇編寫了八支

簡單的歌曲。歌詞的內容包括天主教的道德倫理方面

的說教。 1629 年，李之藻將這八首歌曲的歌詞收錄在

有關天主教的書籍〈天學初函)中，在北京刻印出

版。後來這些歌詞又隨同這部書再版多次。最後一次

出版是在 1938 年的上海。在 18 世紀的後期，它被列

為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文藝作品之一@。

一個多月過去了，一位主管外國人事務的官員蔡

獻臣，對太監們不把他放在眼裡非常惱怒。他派了一

小隊兵丁將耶穌會士從太監們的于裡奪了回來。在大

堂上利瑪竇跪了一個多小時，受到後來成為他好朋友

的蔡獻臣的責悶。蔡獻臣問利瑪竇為什麼給皇上進買

不通過禮部而經過太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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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解。他指出，他落到

馬堂的手中，而馬堂是連最顯赫的官員都無可奈何的

太監。至今為止，他還在馬堂的控制之中。利瑪竇要

求給予他居民的身分，而不應再由管理外國人的部門

管轄，因為他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不應該還把他

當一名外國人對待。

蔡獻臣的態度緩和下來，他一再讓利瑪竇放心，

不用害怕什麼，他會給皇帝寫奏摺。但是蔡獻臣沒有

批准利瑪竇留在北京。這以後，利瑪竇和他的同伴被

安頓在被利瑪賣委婉地稱為「為外國人準備的宮殿 J

裡。說是宮殿，實際是一座四面有圍牆、裡面有上千

間房問的大院子。說是房間，還不如說是關牲畜的圈

欄。沒有門，沒有椅子、板凳和床，根本就沒法居

住。房間裡住著偽裝成使者的外國人，等候著皇上的

接見。其實這些人都是只對做生意嵐興趣的商人。他

們誰都明白彼此的目的，但是互相之間有一種默契，

誰也不戳穿對方的身分。

這種假裝使節的把戲始於永樂皇帝(1403-1424) 1 。

他是一個愛慕虛榮的皇帝。他向周邊國家派出一些使

臣，邀請外國人到剛剛定都的北京來朝貢，並向他表

示臣服。商人們有了發財的機會自然高興異常。從此

所謂「使節」源源不斷地從遠東和近東的每一個國家

湧入北京。在北京塵土飛揚的大街上，商人們的駱

駝、馬匹和大蓬車成了常見的景觀。不過在皇城範圍

內，他們的活動是受到嚴格限制的。

利瑪竇在這些圈欄般的房舍裡，見到了七十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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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亞國家來的穆斯林。通過與他們的交談，利瑪竇

找到了更多的證據，證明現實的中國與馬可﹒字羅筆

下的神秘的「國泰」是同一個國家。

部分所謂的「使臣 J 還會受到皇帝的召見，這是

一種榮譽。利瑪竇和龐迪我在這裡住了幾天之後，也

參與了一次朝廷的召見。身著華麗官服的官員和穿戴

禮儀服裝的外國人，組成色彩斑爛的隊伍。隊伍的兩

旁排列著幾千名士兵，由幾頭動作遲緩的大象引路。

在東方的天際剛剛露出一線曙光的時候，受召見的人

就來到一座足以容納三萬人的雄偉的大殿裡。在許多

年以前，皇帝是親臨大殿接見來使的，但是從 1585 年

起，萬曆皇帝幾乎斷租了與外界的所有接觸。因此，

當利瑪竇被召見時，皇帝並不在場。他們面對皇帝的

寶座進獻禮物，行三拜九叩之禮。利瑪竇看到一些使

臣進獻的禮物忍不住笑了起來。這些「禮物」有破舊

的鐵劍、自製的護胸甲、骨瘦如柴的一到了北京就餓

得幾乎要倒下的馬匹。這種浮華的儀式要耗費很多

錢。朝廷要供應這些「使節 j 喝酒、吃飯和娛樂，臨

走還要賜予遠遠超過他們進貢的貢品的禮物。所有的

這些花的都是國庫裡的錢。

在招待外國人的館舍(即會同館)裡，利瑪竇和

他的同伴受到了很好的照顧。他們被安排在一間特殊

的房子裡，有床、桌子和椅子，還有另外一間房子供

他們做彌撒。蔡獻臣設宴款待他們。作為回報，利瑪

竇他自製了幾件科學儀器送給他:一個地球儀、一個

四分儀和一架星象儀。當得到這些儀器時，蔡獻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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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興。

利瑪竇十分高興能從馬堂手中逃出來。太監與朝

廷官員的事鬥會使他定居北京的打算落空。而禮部右

侍郎朱國蚱 1 是反對他們定居北京的。他派出好幾個

屬下，接連幾天向利瑪竇他們盤問各種問題，特別是

問他們來中國的動機是什麼。因為問題帶有法律的性

質，他們得到的回答都很明確。利瑪竇寫道 I 不管

是口頭還是筆寫，他們的回答都是:他們是被上級派

來傳播天玉的律法的。他們已經在這個帝國生活了好

多年。他們來到北京，向皇帝進獻禮物，以示對皇帝

的尊重。他們不想做官，也不要什麼回贈，僅僅希望

請皇帝恩准他們繼續在中國、在北京居住下去。 J @ 

為了答覆朱國昨提出的他們傳播的宗教的基本教義是

什麼的問題，利瑪竇送給他一本有關他講道的抄本。

這可能就是(天主實義> @一書。

朱國醉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嚴厲地批評了馬堂的

越坦代盾，插手本來應屬於禮部的事務。鑒於利瑪竇

等人是外國人，儘管沒有遵守相闊的法令，也是可以

原諒的。只要將他們送回廣東，然後遣送出境就行

了。但當幾個星期過去後，他的奏摺沒有得到回音。

他開始有點書怕了，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他改變了

對利瑪竇的態度，允許他在城裡活動和拜訪他的朋友

們，不過還是要在禮部派來的僕人的陪同之下。在真

誠接待利瑪貴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叫曹于ITn 的重要

官員，他是北京的吏科給事中。利瑪竇在到北京後的

第一個月就結識了他，從此兩人成為莫逆之交。後



第五章登上了「月球 J /145 

來，在利瑪寶所著的(畸人十篇)中，曹于沖是其中

發問人之一。

朱國排接連五次向皇上呈上奏摺，陳述他讓利瑪

竇離開北京的理由。這些奏摺的語氣比第一份要和緩

許多，不再堅持遣送利瑪竇離境，而是改為將他們送

回南方。但是所有的奏摺都沒有得到回音。

是什麼原因使得皇帝會如此寬容這幾個外國人?

一份中文原始資料說，皇上念及了他們是從如此遙遠

的地方來到中國的。(明史稿)說:

「皇帝對利瑪竇自遙遠的地方而來，甚為高興。

皇上賜予他住處、倖祿和禮物，對他十分關照。皇帝

的態度使得一些顯赫人物和朝中高宮對利瑪竇十分敬

重，並與他建立聯繫。從此利瑪竇安定下來，不會再

被趕出北京了。 J .:[l 

皇帝的寬容態度，部分的原因是他站在與朝臣們

作硬的太監一邊。 1573 年 10 歲的萬曆皇帝登基。他

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昏君，沉洒於酒色之中。他周間的

人除了檳妃之外，就是成千上萬的太監。他與外界隔

絕，不離開皇宮一步。

從 1588 年開始，以皇帝和太監為一方，以愛國的

學者和官員為另一方，圍繞著皇位繼承權的問題，展

開了激烈的鬥事。朝臣一方堅持勸皇上封長于朱常洛

為太子;而皇帝在太監的支持下，則希望指定其幼子

作為皇位繼承人，這一幼子的母親是皇帝的寵妃。在

內閣、檢察機構和六部官員不屈不撓的鬥爭之下，皇

帝最終還是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1601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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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朱常格為太子，將繼承王位，儘管他後來又後

悔了。

利瑪竇到北京的時候，是這場長時間的事鬥正處

於關鍵的時刻。這時的皇帝正面臨著華臣的壓力之

下，很難對反對他的朝臣有什麼好鼠。借用利瑪竇這

件事，正是打擊與他作對的人的一個機會。

不管出於什麼動機，皇帝確實是希望利瑪竇他們

留在北京的。在呈上奏摺中沒有提出讓他留下來的時

候，他就不予理睬。按規定，只有禮部才可以提出這

種要求。在幾次奏摺中都沒有這樣的建議，他就以將

奏摺「留中不發」來回答。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時候，最終還是朋友們把利

瑪竇解救出來。他們強烈反對朱國許將利瑪竇扣留在

會同館中。曹于沖非常憤怒，要求釋放利瑪竇，並給

予他在北京城裡居住的自由。

迫於這些壓力，同時也感到皇帝對他的奏摺留中

不發而表現出來的不滿，原本主要是針對馬堂插手禮

部的事務而對利瑪竇一行抱有敵意的朱國辭退卻了。

1601 年 5 月 28 日，耶穌會士的磨難終於結束。這時離

他們從南京出發之日已經歷時一年多了。

這樣，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忍耐和不懈努力之

後，利瑪竇達到了他預定的目標。一位史學家評論

道 r 從未見過這樣的傳教者，用如此的勇敢、執著

和機敏，並且運用了世俗的處世方法，投身於一個偉

大的目標。」毯上述評價還不是歷史中的真實的利瑪

賣。歷史中的利瑪竇是一位極為勇敢、有良好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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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處世不驚、有無可動搖的信念和偉大博愛精神的

人。

@這名太監的其實姓名沒能確定。牙1] 瑪寶稱他Liupusié 0 這位

太監的名字可能是 Liu P'o-his (譯者注:疑為劉婆惜)。採

用歷史上的人物的名字並不奇怪。學l 婆惜是元代一位著名

的女藝人。以太監的背景來看，正如德禮賢有趣的看法，

這位太監可能會用一個婦女的名字、見 FR ， 耳， 101 頁，注

釋 2 。

@同上書，在 103 頁-注釋 2 中講到他的生涯。

@同上書， 105 頁。

@同 t書、 109 頁。

@耶穌會士龐迪我著 Re1açion de 1a entrada de a1gunos padres de 

1a Compania de Jesus en 1a China, y particu1ares sucessos que tu

vieron, y decosas muy no的b1es que vieron en e1mismo reyno 

(西班牙巴倫西亞 1606 年出版) . 41-42 頁。

(lV FR ， 日， 116 頁。

@向上書， 119 頁。

@見前面所引 Fülop-Miller 之著作. 242-243 頁。

@見前面所引龐迪我之著作﹒ 33-34 頁。書中列出了禮物的清

單 他將禮物列在「不太重要的物件」之下。詳細的清單

見 FR， II , 123 頁。注釋 5 。

@這道奏摺由艾儒略收集在一個集子之里， 1638 年在福建發表。

德禮賢對這道奏摺做了摘要。

@FR， 巨， l34 頁，注釋 6 中列出了每首經文歌的名稱。

@向上書， 1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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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supra， 39 頁。

@FR， 巨， 151 頁，注釋 4 。

@見前面所引A. Reville 之著作， 6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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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

在傳言中，一直有人說利瑪竇與萬曆皇上有密切

的來往，其實他從未見過皇上。是利瑪竇自己種下了

這一傳言的起因，在他從招待外國使節的「會同館」

放出後不久，己輕在朝野聲名大噪的自鳴鐘不走了。

四名負責管理自鳴鐘的太監將它們抬到耶穌會士們的

住處，讓他們修理。在修理期間，利瑪寶的許多有地

位的朋友都來參觀。皇上知道後，下了一道命令:今

後自鳴鐘不許拿出宮，如果需要修理，這幾個西方人

可以進宮。「從此， J 利瑪竇寫道， r 就有了一種說

法，說是皇上對神父們格外的仁慈。還說皇上與神父

們極為愉快地交談。其實沒有這回事。但是消除這種

說法不容易，因為全中國都傳遍了，說皇上經常和神

父們友善地談話。其實，即使是大官也是見不到皇上

的。 J (Î) 

利瑪竇成功地到達明帝國的首都，實現了他長久

的願望。在對現實中的政治形勢有了第一手的了解之

後，利瑪竇產生了修正傳教策略的想法。就像我們已

經了解的，幾年來人們一直在說服利瑪竇:要想在中

國傳播天主教，最重要的是要獲得皇上的許可;有了

這把保護傘，剛剛起步的教會就能躲開那些不友好的

官員的干涉;傳教事業一旦獲得了皇帝的同意，就可

能形成一個皈依天主教的運動。但是利瑪實親眼所見

的真實情況:萬曆皇上不是一位有權威的帝王，而是

第六章收穫/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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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腐敗、懦弱的君主，是一個行將滅亡的帝國統治

者，整個帝國被一辜太監把持著。

據龐迪我估計:當時宮廷裡的太監，總數是 16，000

左右。在 1602 年，朝廷要招募 3，000 名太監，結果有

20，000 人應召。在北京的皇宮中，太監隨處可見@。

他們大多數既無知又愚蠢，但是也不乏聰明人。然而

由於他們的道德水準很低，這些聰明人更具危險性。

他們之中有的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有幾個太監還是

願意當有道德的人，在明朝的最後幾年，這些人當中

有的成了優秀的天主教徒，其中最出名的是龐天壽

(傳教士們在信中都稱他為p'an Achilles) ，他以品德

高崗、忠於明朝而聞名。

在當時，腐敗、醜惡的現象比比皆是，像龐天壽

這樣的人實在是稀少。利瑪竇認識到:要想從皇上那

裡得到詔書是徒勞的，皇上只是太監手中的工具。因

此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

每個人都清楚，沒有皇上的認同，住在北京是不

可能的。傳教士們在北京得到定居的認可這一事實，

本身也就說明皇帝接納了天主教。所以只要皇上默許

他們在北京住下，也就表示接受了傳教。在中國，要

想辦成事情往往需要迂迴的策略，而不是直來宜去。

如果對一些問題給予肯定的、明確的答覆，皇帝害怕

會招來反對，因此他可能就不顧意講明。在中國的政

體下，可以將上級對某種局面的沉默態度，解讀為允

許和同意;如果還要向上級正式地申請，反而會遭到

拒絕。其實這種情況也不只限於在中國。



利瑪竇認為，從今以後的策略更應注重智力傳

教。在京城，並以京城站起點，建立一個遍布全國的

高層友好人士網絡，同時也要在大眾中傳播天主教。

與之相伴的、間接地受畫是於該策略的傳播福音的工作

和吸收天主教徒的工作，也要同時在北京和其他省份

展開。總的方針有了，執行的方法是:靜靜地滲透和

文化上的適應;要辦除「歐洲人主義 J '與歐洲人，

特別是與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接觸，要保持在一個低

水準上;傳教工作需要的資金可以從中國獲得。只要

在資金上還須求助澳門，就要「小心從事，盡量少

用 J '當在天主教教義上不存在妥協問題時，避免同

中圓人的偏見和猜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傳教的工作

要「慎重、不聲張，用好的書籍和有理性的辯論向學

者證實我們教義的真實性，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宗教是

沒有害處的，只會給帝國帶來好的朝政和平安的局

面 J '在發展天主教徒時，強調品質而不是數量。

這個傳教方法的構想，是在 1609 年 2 月 15 日利

瑪竇寫給耶穌會副省長巴範濟的信中講述的@。這是

他成熟的想法，是積數年經驗的成果。可以推測，在

利瑪竇剛剛到北京後最初的幾個月裡，就有了這些想

法。因為從 1601 年開始，他的傳教工作就是沿著這個

思路做的。

利瑪竇的這種傳教策略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批

評。有人指責他過分地信賴「人」或「自然」的方

式。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利瑪賣有一套完整的、中

允的見解。透過他的前記和書信，我們看到的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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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有純真信仰的人。利瑪竇的經歷本身就是一

個例證:是唯一真神的行為，使天主教的傳教有了超

自然的成果。神佑總是及時地出現，介入他的傳教使

命，保佑他化險為夷。他將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歸於

天主的保佑。同時，他絕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宗教狂

熱者。他知道主的恩典並不是在真空中運作，是以人

為媒介的，在「行其神蹟」時，有數不清的秘密途

徑。傳教士的職責，就是搬開天主在施行慈悲的路上

所遇到的障礙。只要有利於傳教，不管事情是多麼的

微小，無論道路有多!要的曲折，都要將主的恩典和歐

示送到人的靈魂中。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利瑪竇將

為演奏古琴而譜寫經文歌曲一事也當成了他的職業。

利瑪竇深知神的恩典在傳教過程中的作用。在這

一點上，可以說他比在他去世後批評他的人知道得更

清楚。他知道，是主的眾多和細微的關愛才使他對最

後的勝利抱持永不動搖的信心。與同時代的許多傳教

士不同，急躁、馬上要見到立竿見影的成果，不是他

的性格。利瑪竇確信，果實何時成熟，主自有安排;

對每一個複雜的、困難的問題，他都不求有即刻得到

的、簡單明瞭的解答。這與在他去世後對他持批評態

度的人，也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思維是根植在深刻的

信仰和十足的信心之中。當時在傳教士中存在的那些

急躁、簡單化等缺點，利瑪賣是沒有的。而後來的傳

教士們，卻受這些缺點的折磨與困擾而分裂成兩派，

最終導致傳教事業的毀滅。利瑪竇認識到傳教士們身

處複雜的環境中，他卻能坦然處之。當問題沒有明確



答案的時候，他滿懷信心地等候著，等待著天意的安

排。至於等候時間的長與短，並沒有對他構成壓力。

有一封信，為利瑪寶的這種態度提供了典型的例

證。寫這封信的起因是巴範濟督促利瑪寶，要他力爭

從皇上那裡得到明確的授權，允許耶穌會士們在中國

自由地傳布福音。利瑪竇回了一封信，在其中解釋為

什麼說提出這種要求是不安全的，說明當時這種做法

不必要的理由，並提出他在方法論上的一些見解。在

指出吸收天主教徒要「看重品質，而不要吸收數量眾

多的平常之人」後，他還說， r 等我們有了相當數量

的天主教徒後，可能會呈上奏摺，請求皇上至少同意

天主教徒行使他們的宗教權利，因為天主教與中國的

法律是不相抵觸的。我們的主將會讓我們明白，同時

也會讓我們一點一點地發現，用何種恰當的手段，依

照他那神聖的意願而走到這一步。」這番話向我們展

示出一位深信天主的恩典之人的特性，為我們理解他

的處理傳教問題的方法，提供了關鍵的答案。在我們

解讀後來的事情時，又一次證明了這種看法的遠見卓

識: 1692 年，利瑪竇去世 82 年之後，當中國有了「相

當數量的」天主教徒時，當有潛在影響力的天主教深

深地滲入到中國社會之中峙，就有了一份這樣的奏摺

呈送給康熙皇上，不久，康熙發布了接納天主教的詔

書 I 。

利瑪竇生命中的最後九年都是在北京度過的，這

九年是他職業生涯中收穫頗豐的歲月。利瑪竇傳教方

法的主要思路是在 1601 年形成的，它是十九年的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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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結果。從此，一直到他的去世，他都是按照這

個思路全身心地投入，盡一切可能使它全面發展。

利瑪竇是在中國的傳教團的會長，要對中國各地

耶穌會會院的工作予以指導和鼓勵。凡是遇到重要的

政策方面的問題在做出決定之前，他都要徵得范禮安

的同意。北京的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時間。 1602

年，李瑪諾被任命為傳教圓的副會長，分工負責指導

在中國南方的傳教工作。這一職務的工作是相當繁重

的。這樣一來，利瑪竇的工作減輕了許多。

就像在南昌和南京時一樣，利瑪竇將他的大部分

時間用來傳教，但是工作的範圍擴大了。從「接待外

國人的宮殿 J (即會同館)裡放出來後，利瑪竇難得

自己清靜地待上一會兒，來看他的人蜂擁而至。來的

人中問，有的是在南方就認識的朋友，還有的是南京

朋友介紹的一些有地位的官員。他們都不再害怕了，

都來拜訪他。從早到晚，利瑪竇住的那條街上，引人

注目的馬車和轎子來來往往，絡繹不絕。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利瑪竇就和朝廷的主要部門

裡比較重要的官員建立了友好關係。第一次見面就讓

利瑪竇在他面前跪了一個小時的蔡獻臣，這時卻將利

瑪竇請到他家，對他極為客氣。他還和氣地說，北京

很大，多個外國人不成問題。

許多來拜訪的人都與利瑪竇結成了至交。曾經對

朱國許慷慨陳詞，為釋放拘留數日的利瑪竇起了不少

作用的曹于沛，也是利瑪竇的常客。沈一貫 I 也是一

個常來的客人。他自 1594 年以來就是一名閣老，或稱



大學士。 1603 年，在內閣中他當上了相當於總理的角

色。他在職的五年期問，一直是利瑪竇值得信賴的朋

友，是利瑪寶和耶穌會的保護人。

朝廷裡一些搞陰謀的官員，他們企圖不讓王位繼

承人朱常洛 I 繼承王位，而是想讓一個寵妃的兒于繼

承。易一些官員則堅決反對，沈一貫是這些反對者中

突出的領導人之一。 1608 年，一本匿名的小冊子 II 指

控神宗皇上試圖推翻已經讓朱常洛做太子的計畫。皇

上聞訊大怒，瘋狂地搜捕小冊子的作者。這一事件導

致了沈一貫辭職，還有不少無辜的人被投進監獄。京

城裡的人們無不心驚膽戰。

還有一位利瑪實在南京認識的、當時任北京的刑

部侍郎的王汝訓 III 。他對數學很厲興趣，而且也有數

學的天分，是利瑪竇非常好的朋友。通過他的介紹，

利瑪竇認識了蕭大亨 w 和馮琦 v 0 蕭大亨曾在與蒙古

比鄰的寧夏任總督二十年，後又擔任監察御史、兵部

侍郎、兵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 1602 年，他的 18 歲

娃子，帶著叔叔的祝願，成為一名天主教徒，聖名彌

額爾 (Michael) 。不幸的是，沒過幾個月，他就去世

了。

馮琦的早逝出乎人們預料。對利瑪竇來說，他的

去世是一大損失，因為利瑪竇對他的皈依抱有很高的

期望。他在任禮部尚書時與利瑪竇結成好友，對天主

教有了濃厚的興趣，並且希望將天主教的教義介紹到

文人學士中。他的學識和人品廣受尊敬。他在 1603 年

去世時，已經離領洗很近了。他的去世對傳教事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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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沉重的打擊。利瑪竇在他的 1608 年刊印的(畸人

十篇〉一書中，將他與馮琦的一些談話內容作為書中

的一章。在這章中，馮琦是一位對話者。他們的中心

議題是:關於邪惡;人真正的家不是在地球上，要求

得到的是永生;等等。這對於不久於人世的馮琦來

說，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在這期間，利瑪竇和被稱為「李太宰」的李戴1 , 

也成了好朋友。在{畸人十篇)靠後的章節中，李戴

也是一位對話者。李戴的職務是吏部尚書。這個職位

僅次於內閣大學士，是行政機構中最有權力的，因為

它掌管著所有官員的任命。李戴經常將利瑪竇請到他

家，討論幾個小時的宗教問題。在利瑪費的(畸人十

篇〉中，在一章中他們討論的主題是時間的短暫和寶

貴，光陰似箭，寸金難買。

利瑪竇在南京認識的那些朋友，為他在北京的交

往起了不少的作用。前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前任

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來京後都要與利瑪寶見上一

見。任北京禮部的官員的郭正域和楊道賓，也是利瑪

竇府上的常客。正是由於他們的作用，才使利瑪竇在

北京的傳教不受非難。

有幾位顯赫的人物，其中包括皇上和皇后的幾個

親戚也來拜訪利瑪竇。利瑪竇每一天都安排得滿滿

的，甚至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他通常一天要收到二

十來張帖子，遇到特殊的日子，例如在新年，一天要

見一百多位客人。利瑪竇還要遵照最起碼的禮貌，進

行回訪。



儘管這些社交活動讓人十分勞累，還要有長時間

的談話，然而利瑪竇發現這些往來對傳教事業很有價

值。所有來的人都因此而接觸到了天主教。利瑪竇在

寫給他的兄弟的一封信中承認，來訪者中間的大多數

抱著好奇的心態。不過，他寫道 í 足不出戶，我們

就可以向這些異教徒宣講福音，其中一些還皈依了天

主教。大多數來訪者不會放棄能使他們有更多放縱機

會的偽宗教。但願通過和我們一點一點的接觸，主會

!竄化他們的心。 J Gl 

利瑪竇的名聲和他的信仰不僅在北京廣為人知，

他那和藹的話語和強烈的感染力，也從北京的住所擴

展到綿延萬里的整個帝國。北京是個聖地，每年都吸

引著成千的學者，有的是官職在身，還有的是為了通

過科舉考試的煎熬，來北京謀個官職。利瑪竇對北京

生活的這一特徵和對他的工作帶來的影響是這樣說的:

「在一年中，除了皇上的詔見，還要舉辦文、武

殿試;在另一些年份又有文官和武官資歷的考試;還

有一些年份要從舉人中選出一些官員;在每年的某個

月裡，各省的官員要按期來到北京為皇上做壽;在某

個月任命一些官吏，過幾個月又任命一些，如此等

等。上千人從外省瀝聚到北京，其中不少人在此之前

已經認識了京城的神父們或者其他地方的傳教士們，

還有的聽說過我們和我們的宗教，讀過我們編寫于1印

的書籍。這樣一來，我們不得不花一整天的時間在客

廳接待客人，非常地勞累。可我們還是一直熱情地迎

送每位來客，讓他們廠到我們的友善。我們向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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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一切，都與我們神聖的信仰有關。 J @ 

利瑪竇沒有提及眾多從各地來的官員對他的高度

評價。這些官員在北京與利瑪賣的親切、友好地會面

後，非常讚賞他那傑出的智力與情操。而他的同事知

道這些。王豐肅在 1605 年從南京發回歐洲的信中說:

「我們的好神父利瑪竇在中國人中有著難以置信

的好聲譽。通過和一些有地位的人來往，他的名聲傳

遍了整個中華......來拜訪他的人說，在歐洲!不會有比

他更聰明的人了。當我們說在歐洲還有些人比他更有

才能時，他們不相信。利瑪竇是用他的仁慈、和善的

風範，通過與人們的交談和他的無可挑剔的品行征服

了每個人。 J @ 

「傳遍了整個中華」並不是誇張的說法。就拿離

北京最遠的省份之一一一貴州來說，該省的總督郭子

章I也刊印了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在介紹著者時，

他稱利瑪竇為地理學家。這樣的稱呼是為了保護自

己，避開那些可能而來的指責。為了對付那些反對向

外圈人學習地理知識的人，他搬出了孔夫子，說孔夫

子並沒有說過外國人不能為天子服務。為了以防萬

一，他還做出這樣的結論 r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很

長的時間，所以已經不再是外國人，而是一名中國人

了。 J (J) 

每個省都在談論利瑪竇和他宣講的宗教。之所以

這樣講，是因為每年出版的關於利瑪竇本人、關於他

傳播的教義的書逐年增多。其中的觀點有褒有貶，但

發行的範間很廣，分散在許多省份。也正是由於一本



寫利瑪寶的書，引出一個重要發現:中國存在著古老

的猶太團體。一位名叫「艾田」的中國猶太人，在讀

了關於利瑪竇和郭居靜的書之後，認為他們不是回教

徒，也不是異教徒，而是與自己一樣的猶太教徒。 1605

年 6 月，在北京，艾回見到了利瑪竇。利瑪竇對他們

之間的會面，在書中用了好幾頁做了最為有趣的描

述:艾田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一這是一名天主教徒，

因為他熟知(聖經〉中的人物;後來事情才逐漸清

楚，艾田只知道(聖經> r 舊約 1 中的人物，有猶太

人的信仰。由此利瑪賣發現，在開封有一個人數不多

的猶太團體@。

從此，利瑪賣的傳教事業以北京為中心向四外輻

射。這一過程是雙向的。一方面，天主教的影響逐漸

地在知識階層中擴展開來，對一個變化緩慢的社會，

這種方式營造了一種恰當的氣氛，也為擴展皈依天主

教的運動做了準備。與此同時，利瑪竇在各省都有不

少的朋友，他們都是掌權的官吏，對於根基不深的中

國教會，這些人可以保護教會不受傷害和摧毀。從傳

教一開始，利瑪竇就沒有借助歐洲的軍隊來保護在中

國的天主教的想法。面對必然要到來的對天主教的偏

見、惡意的進攻，不是歐洲的軍隊，而是中國的朋友

成了教會的主要保護人。利瑪賣的這個見解可謂是有

勇氣的、開明的、大度的、博愛的和體現了基督的精

神的。「歐洲人主義」的支持者們攻擊這個方針不是

為奇，但是自我標榜為「自由主義」的人士，也對利

瑪竇的方針政策做了貶損的評論，卻令人廠到奇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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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喪。

羅伯翰( Rowbotham )教授在這方面就是一個有

趣的例子。他在將耶穌會和 19 世紀來中國傳教的新教

做了一番比較，對後來者取得的成就給予了應有的讀

揚之後，毫無根據地說:

「新教所取得的成功，當然是在沒有向官員討好

的情況下得到的。」言外之意是說耶穌會士們的成功

是在博得權勢們的歡心後才取得的。羅伯翰倒是羊毛耶

穌會找了一些藉口， r 但是在新教的背後，他們的政

府是強有力的、有組織的支持者。耶穌會是在中國傳

教的先驅。他們只能依靠自己在明帝國尋找立足之

地 J 0 <!D 

羅伯翰說得不錯，環境是個理由。但是實際上，

耶穌會士沒有做什麼需要找藉口，並請人原諒的事

情。利瑪竇和他領導的耶穌會士們試圖突破偏見的藩

籬，與朝廷的官員建立友好的關係。難道為了避嫌獻

媚，他們就應當顯示出特別粗野麼?利瑪竇極力結交

朋友，並取得驚人的結果，所依靠的不是欺騙也不是

獻媚。他成功的原因十分簡單:無論是以中國的標準

還是以西方的標準，他都是一位紳士。他有個人的魅

力、智慧、友善，同時富有同情心。他是正宜的，這

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利瑪竇這種方針、政策一直能夠

持續下去的話，東西兩種文明的衝突就一定不會發

生。這些衝突在東西方的關係史上，塗上了太多不愉

快的筆墨。

在傳教事業中，利瑪竇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



在文字方面很活躍。他常提醒同事們注意這樣的事

實，在中國， r 筆」是一種重要的武器，任何國家都

難與之相比。 1605 年 2 月，在寫給耶穌會中的朋友魯

德維克﹒瑪斯利 (Ludovico Maselli) 的信中，利瑪竇

在講述了「筆」的力量之後，做出這樣的結論:在不

得不單獨工作，同時也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如果

說我在這個國家的學術界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那麼

略有閒暇的人和比我更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國家將會

做得更出色......所以，我向所有的神父們建議:深入

研究中文，因為文字在中國皈依天主教的過程中是舉

足輕重的@。

1608 年 8 月 15 日，利瑪竇在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

一封信中表示不想再擔任傳教團團長的職務，為的是

騰出更多的時間寫書@。兩年之後，在寫給朋友高斯

塔的信中他仍然是這樣想的， r 在中國，通過寫書能

做許多事情 J :íì 0 寫這封信的第二年，在寫給耶穌會

總會長的信中，他再次提到「寫書起到的作用要勝於

語言 J @。

對書的作用有如此強烈的想法，促使利瑪竇將幾

位有才華的朋友召集在一處，共同著書立說，而且收

穫頗豐。在這幾個人當中，談到合作人的情況，沒有

人比馮應京 I 更令人戚興趣了。馮應京是當時最有思

想的學者型官員之一。 1599 年，瘟疫般的宜官們遍布

各省，為皇上徵收特別的稅。這時的馮應京正任湖廣

按察司。這裡的百姓就稱他是「貪官的敵人，良民和

行善之人的朋友，孤寡貧窮之人的保護人」。面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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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勒索錢財的直官，馮應京獨樹一幟，態度鮮明地與

他們作鬥爭@。他毫不猶豫地釋放那些因沒能滿足宜

官們的貪心而被投入監獄的人;他將百姓的狀子遞到

京城，自己也三次向皇上呈上奏摺，怒斥那些稅監無

法無天的行徑。萬曆皇上給他的報答，是將他革了

職，押解到北京，關進監獄。為正義而蒙受苦難，使

他在百姓中的威望更高了。

馮應京在湖廣時，就聽說過利瑪實，還派了一名

于下人去南京，向利瑪竇學習數學。當時利瑪竇已經

做程進京。也就在利瑪竇歐程後不久，馮應京也被帶

到北京。在利瑪竇從「會同館」裡放出來之後，首批

拜訪利瑪竇的就有馮應京派來的人。利瑪竇也聽說過

這名犯人品德高尚，立即前去回訪。他們在一起談了

一個小時。在後來，馮應京在京被監禁了三年或是更

長的時間，他們再也沒能見面。因為對馮應京的看管

更嚴厲了，不許有人再來探視他。可是，就是這僅有

的一個小時，足以使他們建立了持久、親密的友誼。

在監牢裡的三年中間，馮應京通過書信或託人帶信，

與利瑪竇保持著頻繁的接觸。馮應京在牢房裡還向利

瑪竇提出了很有用的建議和鼓勵。他還自己出錢，刊

印了新版的〈交友論> '並且附上他撰寫的序言。他

還印製了利瑪竇關於四元素的論文，還為文章寫了

「行文高雅的前言 J 0 除此之外，他出資刊印的文章

還包括. r有關數學問題的文章，兩張小的世界地圖，

彙集了凡是他能蒐集到的、我們教授的東西。 J @i 

馮應京還刊印了利瑪寶的〈二十五言〉一書@。



該書的內容是簡短地講授天主教基本的道德教義。在

為這本書寫的序言裡，他竭力指出:該書中講述的教

義，要優於佛教的名著(四十二章經〉中所論述的。

徐光廠也為該書寫了跋。

馮應京極力主張刊印利瑪賣的重要著作，即著名

的(天主實義〉。要列出這本書有幾個版本已經是不

可能的事了。它的影響力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當顯赫的康熙皇帝讀了這本著作後， 1692 年 3 月 22

日，發布了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詔書。這本著作被列

入到(四庫全書總目> @中。〈天主實義)被譯成日

文、朝文、越南文和蒙古文。在該書出版後的二百

年，一個在中國的傳教士法蘭西斯﹒布林奇斯 (Fran

çois Bourgeois )在報告中說，一些中國的學者因為欣

賞該書的文筆，經常反覆地閱讀此書@。

但是這本書招來的批評也是最多的。這些批評對

利瑪竇的傳教做了臆想中的解釋。一位批評者寫道:

「利瑪竇將自己限於只教授純粹的自然神論......不講

三位一體，也不講道成肉身，更不談救贖......中國的

朋友們可能會認為天主教只是佛教裡特別的一種。 J @ 

還有這樣的批評 r 利瑪竇將天主教完全解釋成了孔

夫子主義。 J@這種說法，如同讀了聖道茂 1 (St. Thomas 

Aquinas) 的論文(論天主之力量〉之後，竟然得出他

是一位自然神論者的結論一樣!這是一種古怪的批

評，它要求利瑪竇每次拿起筆來，就要全面地闡述完

整的天主教教義。

(天主實義〉主要是一部論述神義論的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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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瑪竇十年傳教後的思考和經驗的成果。它以反駁

性的論述方法，談及了天主的存在和天主的本質，還

有靈魂的問題。從這些問題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利瑪

竇知道當時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在接受基督的敵示

時遇到的根本障礙是什麼。對宋代唯物主義新儒學人

士或是佛教一元論者，談論天主教的七件聖事是毫無

用處的。這本書是為那些根本沒有福音概念的人講述

淺顯的預備性的知識。

利瑪竇也像任何作者一樣，對(天王實義〉一書

的寫作目的有自己的解釋。在提到書的出版之後，他

說:

「這本書沒有涉及到我們神聖信仰的所有奧祕。

所有的奧祕只有慕道者和天主教徒才需要得到解釋。

書中只講了幾條用不深奧的、依靠自然的判斷就能證

實和理解的基本概念。因此這本書適用於天主教徒，

也適用於非天主教徒。在我們神父一時還到不了的邊

遠地方的人們，也可以看懂它，為接受其他的奧祕做

準備。接受這些奧祕是要靠信仰和智慧的。這本書講

了一些這樣的真理:宇宙間有一天主，創造了萬物，

並使萬物生存下去;人的靈魂是不朽的，來世要為善

與惡而受到天主的獎懲;靈魂轉移到他人的身體裡和

動物裡是荒謬的......儘管這本書沒有對中國的各教派

進行直接的駁斥，它還是用無可辯駁的理由和對那些

與事實相矛盾的中國人觀點的評論，來摧毀它們的根

基......在書的結尾部分，對耶穌基督降臨到世上，拯

救和教誨世人一事做了解釋，還力促中國人向神父們



尋求更為詳細地講解真理教義的書籍。 J @ 

就是這被視為「只是佛教裡的特別的一種」的書

籍，卻招來佛教徒方面大力的攻擊。在北京的一些有

影響的佛教團體，不滿足書面上的論戰，針對利瑪寶

的論題，他們向皇上數次呈上奏摺，攻擊傳教士和天

主教教義。

利瑪竇的(天主實義〉的草稿是 1593 年在南且完

成。到了 1597 年，將手稿送給在澳門的日本教區的主

教路易﹒切爾奎拉 (Luis Cerqueira) ，然後又送給范

禮安，請求予以批准。到了北京之後，利瑪竇又重新

審定了全部書稿，增加上了他在南京時與佛教大師三

准的辯論和在北京與→位非凡的信仰佛教的學者兼太

子朱常洛老師的黃輝I之間討論的要點@。馮應京看了

手稿，在文筆上作了非常小心的改動。利瑪竇在 1602

年 9 月寫給龍華民的信中說，馮應京即使「改動一個

字，也要徵求我的意見 J (島。馮應京急於出版(天主

實義> '但是利瑪竇需要得到設在臥亞的教會法庭的

批准。利瑪竇很難向他的朋友馮應京解釋為什麼等了

那麼長的時間，甚至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只能用文字

上還需要修改來搪塞馮應京。而馮應京則對這樣的解

釋持批評的態度。他認為，從道德的觀點來看，中國

處於一種危險的境地，只有這本書能夠救她。當一位

垂死的病人請求醫生給他開藥方時，醫生不會說 r等

一會兒，我要將處方的文字寫得盡可能的完美。 J @ 

在京城一些最高職位的官員的努力之下，皇上終

於將馮應京釋放，將他送回離南京不遠的老家。利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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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失去了一位無價的合作者。馮應京想接受神聖的洗

禮，但是在回南方之前，在京只有兩、三天的時間，

在這幾天裡，他的每一分鐘都被川流不息的、向他表

示敬意的官員占滿了。利瑪寶和他只是簡短地見了一

面。神父們決定等他到了老家，讓南京的神父去找

他。在接受全面的指導之後，再接受他領洗。然而不

幸的是，還沒等到南京的神父去找他，想不到死亡竟

降臨他的頭上。他的耶穌會的朋友們只有在希望中尋

找安慰了。利瑪竇是這樣表達的 r 由於他為我們做

的一切，渴望幫助我們，對我們傳播神聖信仰的鼓勵

以及他本人對這個信仰的追求，天主是會同意他的領

洗的願望的，最終會有真正的洗禮，為他的靈魂贏得

救贖的。 J iÍl) 

北京的幾年中，利瑪竇還結識了李之藻。李之

藻， 1565 年生於杭州， 1598 年中進士，任南京工部員

外郎，是利瑪竇的好友劉冠南的下屬，但是似乎在南

京時並沒有與利瑪竇見過面。 1599 年，李之藻被調到

京城任職。開始的時候，利瑪竇吸引李之藻的原因，

可能是李之藻對地理特別的廠興趣。還是青年時期，

李之藻就繪製了一張附說明、包括了十五個省份的中

國地圖，並且認為這就是世界地圖。是利瑪竇的世界

地圖讓他大開眼界。強烈的求知欲和開明的頭腦，使

李之藻察覺到自己知識的貧乏。他馬上在利瑪竇的指

導下開始學習地理和西方科學的許多科目。從此以

後，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一直保持到利瑪竇生命的結

束。利瑪寶非常欣賞李之藻的聰敏，他後來談到，在



他認識的所有的中國人中，李之藻和徐光廠是僅有的

兩位能夠完整地、不折不扣地理解歐幾且德幾何學的

人。
1602 年，李之藻出版了經利瑪竇修改的新版世界

地圖，並將一些學者題寫的詩詞附上。 1603 年，他任

福建學政，再回北京後，又得到晉升，他也恢復了向

利瑪竇的學習。他與利瑪竇合著了一篇篇幅不長的關

於幾何學的論文一一(圓容較義〉。這篇論文直到

1614 年，利瑪竇去世後四年才發表。李之藻對利瑪竇

的另一部著作一一(同文算指)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沒

的。這本書是將柯拉維的(實用數學〉譯成中文。該

書也於 1614 年刊印，共十一卷@。李之藻還為利瑪竇

的〈渾蓋通憲圖說〉做了筆錄，該書發表於 1607 年。

這是一本兩卷的關於天體立體投影的論文，後來被收

錄到(四庫全書)中@。

1606 年，李之藻被降職，他一氣之下辭宮不做，

回到老家杭州。他是在朝廷大規模殘酷的清洗中被罷

官、降職的數千名官員之一。直官和他們的朋黨的工

作，就是使大批的人頭落地。這種形勢可能是東林黨

形成的直接原因。給李之藻定的罪名是他經常宴請和

賭博。這兩項指控或許確有其事，但是當時的社會，

這些現象很普遍，根本算不上什麼。顯然是「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李之藻在辭官之後，刊印了新版的

利瑪竇的大作(天主實義> .並且親自作序。他還刊

印了不同版本的(交友論> 0 1608 年，經不住利瑪竇

和一些朋友的一再勸說，李之藻返回北京，重新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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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中任職。

李之藻與徐光敢不同，他的品行不那!要完美。在

許多方面他更像雇汝耍，十分聰明，思想開放，富有

吸引力，但是過於貪戀享受。早在 1603 年他就請求領

洗，但是不能受洗的主要障礙是他有妾。對於許多中

國人來說，天主教教義中的一夫一妻的教義是「難以

忍受的格言」。利瑪竇的幾位同事批評利瑪竇和李之

藻不問斷的友誼。愛挑利瑪竇毛病的龐迫我無疑便是

其中之一。金尼閣報告說， r 這位好心腸的老人(原

文如此 1 )似乎將太多的時間花在了李之藻的身上，

每天都給他上數學課。有些人就看不慣。 J @ 

一般來說，利瑪竇憑直覺和善心所做的事是不會

落空的。 1610 年 3 月，離利瑪竇去世還有不到三個月

的時間，讓他感到欣慰的是:李之藻終於接受了一夫

一妻的教規，加入了教會。他家族中的大多數成員在

他之前已經皈依了天主教。領洗改變了他的生活方

式，使他永不怠倦地走過以後的二十多年，熱誠地宣

揚天主教，勇敢地保護傳教士。

1604 年，徐光敢在北京順利地考取了進士，和他

結伴進京的秦馬丁 (Ch'in Martin) 也通過了武科舉的

考試，並且被馬上派到湖江上任。在選拔文官的考試

中，徐光傲是入選的翰林院三十四位新科進土中的一

員。他還要在北京待上三年，在通過三十四項附加的

考試之後，便可進入前十二名，然後可以進入更高一

級的職位，徐光敢獲得了成功。

在北京的三年裡'徐光顧一直都在與利瑪竇一起



工作，翻譯數學、水利、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學術著

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歐幾里德幾何學> '出版時

題為(幾何原本> '共六卷 。它是由利瑪竇口述，徐

光敵筆鋒而成，幾經修改，於 1611 年出版。

徐光歐與利瑪竇在精神境界上頗為相似。徐光敢

有著崇高的精神境界、完美和諧的氣質、準確的判斷

力、毫不動搖的信仰、真摯的謙恭。為了護衛天主

教，他不情犧牲自己的職業。在利瑪寶去世後，他是

中國天主教的主要支柱 。 和利瑪竇一樣，徐光歐在對

傳教政策的把握上準確無誤 。 傳教士們從經驗得知:

不聽從徐光傲的勸告 ， 是會為自己和事業付出代價的 。

1606 年， 徐光敵的父親徐思誠來到北京，在這裡

他接受了洗禮 。 徐光歐的獨子徐聽也成為一名天主教

徐光歐(右)是中國天主教的重要柱石﹒也是利氏最重要的

皈依者，兩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多本學術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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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聖名雅各伯 (Jacob) 0 1607 年，徐光歐在翰林院

任編修檢討。沒過多久，他的父親去世。喪事是在北

京辦的。徐光歐十分小心地避開喪事中與「天主教教

義相達的儀式，任何細節都要向神父們請教 J @J。

徐光敢為他的父親守制三年，辭官回到了上海，

於 1610 年又回到北京在翰林院任職。在這之前的幾個

月，利瑪竇已經去世了。

在這一時期利瑪竇所著的兩卷本的〈畸人十篇)

廣為流傳。它於 1607 年首次刊印，到了 1608 年就已

被重印數次了。其中一次在南京，一次是在南昌。這

本書的問世，也是利瑪竇在朋友的勸說下動筆的。因

為(天王實義〉對佛教信仰的直接抨擊，招致了強烈

的反響。於是朋友們就向利瑪竇提出了明智地暫時避

開對佛教直接攻擊的建議。為什麼不用廣受歡迎的

(交友論)的寫作風格，談一談天主教對生活的看法

呢?利瑪竇聽從了建議，撰寫了〈畸人十篇〉。

書中十篇文章內容涉及了時間的價值、邪惡的問

題、對死亡的思考帶來的益處、為最後的審判做準

備、沉默的智慧、齋戒與戒絕的理論基礎、自我審視

與自我改進的益處、人生來世受懲罰的必要性、尋求

預知未來的愚蠢和貪婪富人的可悲之處等等。正像利

瑪竇在寫給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一封信中所說

的:對天主教徒來說，這些教義是完美的，並不是悍

論。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它們卻是悍論。利瑪竇認

為，這就證明了他們的思想狀況是多麼的不幸。喜愛

這本書成了一種時崗，這也就證明利瑪竇的看法是對



的。甚至連他自己對書受到的歡迎程度也嵐驚奇，他

寫道 r 真是難以置信。 J @幾個月後，他報告說，

所有他寫的書都受到歡迎，但是(畸人十篇)帶來的

反響最大@。

利瑪竇的傳教工作並不限於交友和寫書，還要關

懷一個雖然發展緩慢，但是不斷成長的天主教團體。

龐迪我似乎是將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了發展天主教徒

的工作上。利瑪竇對這項工作也是積極的。 1601 年 6

月 10 日，他第一次為北京的兩名皈依者施洗。在 1605

年 5 月 9 日的一封信中，他說北京的天主教徒的數量

已經超過一百人室。

在北京，首拉天主教徒的數量不多，但是都十分

優秀。他們來自社會的各階層，對信仰堅定不移。第

一位皈依者是個普通百姓，他的中文名字沒有紀錄，

聖名是本篤 (Benedict) 。他從領洗那天開始，到 1624

年以側的高齡去世時為止，人們一直視他為生活中的

楷模。其他的皈依者有在朝的官員、皇上御醫的兩個

兒子、王后的妹夫。

在首批皈依者中，李應試(聖名 Paul) 是最熱誠、

最有歐發性的人物。他非常聰明，但是沉溺於算命和

其他方術的迷信之中，不是一個容易接受洗禮的人。

開始的時候，是利瑪竇的科學知識吸引了他。他絞盡

腦汁地與傳教士們在天主教教義的問題上進行辯論。

等到他的最後一道思想防線被擊破的時候，他就走上

了皈依的道路。在領洗那天，他在祭壇上放上一篇表

白信仰的文章。從此以後，這種做法在受洗的儀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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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廣泛地採用了@。

利瑪竇在北京的成功，促使范禮安重組傳教團的

行政機構。 1601 年，他任命卡爾瓦羅( Valentim Carva

lho) 為澳門神學院的院長，接替了李瑪諾的職務。然

後派李瑪諾走訪在中國的四個會院，陪他一起到中國

的是耶穌會輔理修士倪一誠(聖名 James) 10 

1603 年，范禮安解決了一個以前一直想解決的問

題:將中國傳教團從澳門神學院院長的管轄之下完全

地脫離出來。於是就形成了這樣的領導系統:中國耶

穌會的負責人的上級是日本副省區的副省長，副省長

的上級是印度省區。利瑪竇早就促請這樣的領導方

式。他還力爭不再擔任傳教團負責人的職務。范禮安

不同意，他指定李瑪諾負責南京、南昌和韶州的工

作，但是利瑪竇還是總負責人。范禮安在經與日本、

澳門的耶穌會商討之後，向耶穌會總會長建議成立日

本一一中國省區，從印度省區分離出來。

在財政上，中國和日本傳教團一直很困難。今天

的羅馬教會有傳信部這樣的組織，專為教會在外國的

傳教團提供財力支持，這在當時是沒有的。傳教團的

費用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和教廷的幫

助，經費的缺口很大。伯克斯 (C. R. Boxer) 用了一
句西班牙的諺語表達當時的情況. r 西班牙的幫助，

不是晚到，就是不來。 J @教宗答應的撥款和皇室給

的錢一樣的不足。范禮安一直力爭用日本傳教圓的房

地產收入來滿足他們為數不小的開支。到了 1590 年，

日本有 136 名耶穌會士， 170 名傳道員，看護教堂和



其他內務人員有 300 名 .200 座以上的教堂，一所傳

教團的出版社，幾所學校，還有幾所醫院、學校和神

學院。所有這些都等著財政上的支持。為了解決財政

上的困難，安排合理的規劃，范禮安在 1578 年和澳門

的商會達成了協定:商會同意耶穌會對澳門和長崎間

的絲網貿易進行投資@。每年有一千六百擔的絲網從

澳門裝船運到日本，澳門當地的商人每人享有一分利

潤。耶穌會被允許投資一百擔。這個辦法得到了教宗

國瑞十三世( Gregory X m )的同意. 1582 年獲印度總

督的批准. 1589 年得到澳門上院的批准。

大家都清楚，這種為傳教團提供財政支持的辦法

不是一個理想的方式。前任耶穌會總會長方濟﹒博日

亞 (Francis Borigia) .早些時候就表示過不喜歡用參

與貿易的辦法來解決傳教團的財政問題。他的接任者

阿奎維瓦儘管同意了這一辦法，但也並不喜歡。在羅

馬耶穌會檔案中，有不少來自日本耶穌會士的信件在

談到這事時持反對的意見@。只要傳教團從質易中得

到一點利益，貪心的澳門商人們就要向國王和教宗抱

怨。同時，有不少滿懷神聖熱誠的宗教界人士也專愛

挑兄弟的毛病，這是這個時期的傳教史上一個突出的

特點。所以，當馬尼拉的費艾﹒瑪定﹒亞瑟卡 (Fray

Martin Acerca) 發表文章激烈地抨擊耶穌會時，一點

也不令人驚奇。范禮安也回敬了一篇文章。他只是平

心靜氣地、簡單地陳述了事實@。

在那個年代，商貿行業在人們的心中並不受到尊

敬。殷實人家是不涉足這個行業的。他們的生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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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租地產或是繼承家族的財產。這種時代的背景或

許可以解釋人們對耶穌會參加商業活動的關切。其

實，這種貿易並不是黑市，而是合法的買賣，大家都

受益。中國人賣絲網，日本人買，葡萄牙人是中間商。

在現代社會，對做買賣是一種嚴重的恥辱的說

法，人們是不太容易理解的。更何況日本傳教圍的一

年開支至少是一萬二千金綻，而他們從貿易中得到的

收入僅僅是四千至六千金綻。范禮安對批評者的回答

似乎無懈可擊，這是一個繼續參與貿易，還是使正在

蓬勃發展的日本傳教事業停滯下來的兩難選擇。只要

教宗、國王或是其他什麼人一旦提供必要的資金，耶

穌會士們會立即高興地從絲網貿易中退出。

中國的傳教事業在很大程度也依靠這項貿易。可

是這些裝滿絲網的船隻，經常因颱風和落入荷蘭海盜

之手而全部喪失。 1604 年發生了一件事，對范禮安計

畫向中國傳教凰增派人力和充實財力是沉重的一擊:

這一年要賣的絲網已經裝上了一艘稱為「那寶丸號 J

的大船。船停靠在澳鬥準備駛往日本。這時，兩艘荷

蘭海盜船和一艘三脆船，在船長決日科 CAdmiral

Wijbrand van Waerijck) 和船隊司令官維尼( Cornelius 

van Veen) 的率領下，海盜們如惡鷹撲食，占領了那

寶丸號，將待運的絲網搬到他們的船上，然後放火燒

船。而這時， r 那寶丸」的軍官和水于大都不在船上。

海盜們滿載價值二百萬兩的絲網駛回荷蘭。在這批貨

物裡，耶穌會投入了價值相當一萬五千擔絲網的資金@。

范禮安以前就遇到過類似的災難，為了應付這次



帶來的緊急情況，不得不調整他的計畫。一向積極地

建議減少在中國開支的澳門耶穌會當局，極力促使范

禮安關閉耶穌會在韶州和南昌的會院。范禮安拒絕這

樣做，但是也不得不對已經建立的四個會院減少撥

款。在這之前，傳教士們吃的已經是水泡飯了，一星

期才能吃上一點兒肉。而現在就只好再勒緊腰帶，也

許是再往米裡多加些水。儘管經歷了這麼多的打擊，

在 1604 年和 1605 年，范禮安還是向中國增派了至少

八名神父。這讓利瑪竇流出喜悅的淚水。

運絲網的船被毀了，范禮安無法拿出六百到七百

斯卡第 (scudi) 1的銀子為在北京的傳教士們購買一所

房子。但是在樣光歐和其他朋友的幫助下，耶穌會士

們得到了一筆借款。 1605 年 8 月 27 日耶穌會士們搬進

了他們自己的房子。這所房子還帶一大間的禮拜堂，

足夠讓在北京的天主教徒做禮拜用。

天主教徒的數量正在增長。 1605 年，龐迪我開始

到北京南面的保定地區的村莊裡傳教，到後來，費奇

觀 (Gaspard Fer-reira) II 接替了他的這項工作，到了

1607 年，這個地區有了 150 名天主教徒。 1608 年 8 月

24 日，利瑪竇在寫給在瑪賽拉達 (Macerata) 城的他

的兄弟的信中說，中國「已經有了兩千名天主教徒，

其中還有不少是學者。 J ~ 

這個數字代表的是 26年的辛勤勞作之後的直接成

果，但是對於富有遠見的利瑪竇來說，這個數字是未

來的希望。他明白，他們在中國的士地上播下了蘊藏

著活力的種子。在當時中國的所有十五個省份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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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解和關心他的朋友，還有理解和關心他所傳播的

信仰的友人。利瑪竇當然還清楚，一雙笨拙的手會使

幼嫩的小苗夭折，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緊緊

地把握鋪設扎實地基的政策。他寫道:

「我們要建立牢固的基礎，使皈依者不會有損天

主教的聲望。同時，在開始的階段，還要傳播我們信

仰的好聲譽。這樣，受洗者的數量就不如希望的那樣

多。 J @J 

1609 年 2 月 17 日，利瑪竇從北京發出他的最後一

封信。在信中，他堅持自己的一個看法，即派什麼樣

的人來中國是件重要的事情。他認為，派來的人必須

不僅是「優秀的，還要是天才，因為我們與之打交道

的人又聰明又有學識。 J '巫

利瑪竇的工作做完了。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發

生的一些情況，說明他意識到了他正在走向生命的盡

頭@。有這種想法很奇怪，因為他還不滿 60 歲，身體

也很好。可是他講過幾次，說他不會長壽。當時，所

有的人都這樣說:是繁重的工作把他累垮了。特別是

臨去世前的幾個月，他實在太累了。那年正值北京有

科舉考試，來拜訪他的人實在是多。據熊三拔( Sab

bathin de Ursis) 1說，利瑪竇從早到晚忙著接待客人，

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有明顯的跡象表示，當時利瑪竇意識到了他還有

幾個月的時間。他寫完了回憶錄;燒掉了一些信件;

將一些文件整理好;寫下萬一他死了，對傳教團今後

工作的一些指示，並且指明由龍華民接替自己的工



作。他的同事們注意到，與平時相比，他晚上做祈禱

的時間要更長些。有人還聽他幾次說，他現在能夠給

予在中國人中促進天主教信仰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死

亡。「直到那顆麥粒掉落在地上 1.....﹒」他顯然覺得

他的工作完成了，士地已經清理好，該是播種的季節

了。

1610 年 5 月 3 日那一天，利瑪竇的病一下子就變

得嚴重了。不巧的是，在這時，李之藻也正在病中。

但他還是請了城裡最好的大夫來給利瑪寶看病。然而

也不見好轉。他又請來六位大夫為利公會診。結果大

夫們的意見不一，開出三種藥方。天主教徒和他的朋

友們成草地來看望利神父。熊三拔說， r 住所裡的人

都滿了」。利瑪竇依然是那樣的和善，為了能見到更

多的人，他躺到一間較大的房間裡。 5 月 9 日，他堅

持從床上起來，跪下接受了臨終的聖體。就在這天，

他的神志紊亂了。然而第二天，他又清醒了。他請求

行臨終傅油禮。在這天和接下去的一天，他與龐迪

我、熊三拔，還有他四間的天主教徒們隨意談論著。

5 月 11 日晚上，在天快黑的時候，利瑪竇微笑著

為他的耶穌會的同事們祝福。 7 點鐘時，他安靜地轉

向一側，平和地與世長辭。在隨後的兩天裡'弔暗的

人們川流不息，其中包括朝廷中的大多數官員。人們

向這位神父，一個外國人，一個不再是外國人的外國

人，也是一位對中國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具有強烈吸引

力的人，表示他們的敬意。在利瑪竇去世之後，李之

藻馬上向皇上呈上一份奏摺，請求賜給這位功勳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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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即車城門外二里
的勝公柵欄。

的利瑪寶、 一位成了中國人的西方人一塊墓地，埋葬

他的屍骨 。 禮部附上了贊同的意見。葉向高以他的權

力和地位盡全力玉成了這件事。

這一請求得到了批准，皇上下了一道詔書 ，賜給

耶穌會一塊地， 這塊地原是一個太監的 ， 位於北京城

西的一個城門的附近 l 。 的 11 年 11 月 l 日 ， 是利瑪竇

利馬竇逝於 1610 年，葬在北京城如，皇帝御賜的

墓地之中 。



下葬的日于。他的生前預感的確是不錯的:他的死會

給天主教帶來益處。皇上的詔書說明了兩點:一是利

瑪竇的形象得到了官方的承認，三是它保護了利瑪竇

宣講的宗教。

幾年之後，利瑪寶的老朋友王應麟任順天府尹，

發布了一道官方的文告，並且被刻在石頭上，立在了

利瑪竇的墓旁@。文告用簡潔的語言莊重地寫下利瑪

竇的生涯，以及利瑪竇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非同一般

的、深遠的影響。在這裡'還是要提及幾位知名的學

者和學者型的官員，他們與利瑪竇一直保持著緊密的

友誼:

王弘誨，禮部尚書;祝世祿，都御史;張孟男，

.戶部尚書;馮琦，禮部尚書;李戴，吏部尚書;曹于

沛，都御史;徐光傲，翰林院庶起士;李之藻，工部

員外郎;龔道立，廣東布政使;鄭以偉 1. 詹事府詹

事;周炳誤1I .編修、禮部侍郎;王家植I!l.編修;熊

明遇IV. 都御史;楊廷筒，南直督學;彭端吾'御史;

馮應京，湖廣按察司合事;崔沮 v .吏部郎中;陳亮

果，按察司副使;劉鳳昌，某地副府尹;吳道南，禮

部右侍郎;黃起士，順天府尹。亨瑞﹒伯納德 (Henri

Bemard) 說的好:

「中國社會悼念的是一位完全被他們接納的西方

博士 利瑪竇。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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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待郎、?告事府詹

事。

E 周炳誤，字{中

蹺，無錫人，萬曆三

十三年進士，任禮部

{守郎。

E 王家植，字木
仲，號直齋曳演州

人，萬草書三十二年進

士，使鍍f事。

IV 絲網道，字良

藥，生龍驚人，萬哥哥二
?宮.?t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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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FR , II, 159 頁。

@前面所引龐迪我之著作， 117 頁。

@ Opere storiche, II, 377-388 頁。

@同之 375-376 頁。

@FR， II， 353 頁。

@ Opere storiche, II, 499 頁，注釋 1 。

@德禮賢著 Due amici daJ P. Matteo ridotti aJl'unit譜， Archivum 

Histori叩m Societatis Jesu , VI (羅馬 1937 年版) , 303-310 

頁。

@FR , II ' 第 315-325 頁:瞬於開封府的猶太文化，參考耶穌

會士 Jerome Tobar 著 Inscri沙tions juives de k'ai-fêng (上海

1921 年版)

@前面所引 Rowbothame 之著作的頁。

@ Opere storiche, II, 257 頁。

@同上， 301 頁。

@同上， 336 頁。

@同上， 343 頁。

@FR , II, 163 頁。

@同上， 165-166 頁。

@頁上， 287 頁，注釋 3 。

@乾隆皇上下令編撰這部皇家目錄。其主要部分完成於

1772-1788 年。該書收錄的宗且是囊括所有有價值的著作，

不過沒有收錄的作品並不一定沒有價值，如果作者曾對滿

族人不滿，他的著作就不會被收錄。參考前面所引 LG，

Goodrich之著作， 258-259 頁。關於這部著名叢刊的更詳細

的材料，參考 Eminent Chinese' 1 , 120-123 頁。

@參考德禮賢在FR， 立， 293 頁，注釋 l 中所作的出色的解釋。

@前面所守 1 Revi1le 之著作， 669-670 頁。



@J H. Boehmer 著Les Jésuites 由 G.Monod翻譯的第二版(巴

黎 1910 年版) . 669 頁。

@FR, II , 292 頁。

@同上， 180 頁注釋 6 。

@同上， 292 頁向注釋 1 。

@同上， 301 頁。

@同上， 168 頁。

@參考德禮賢對這部著作的分析、見FR， II , 175 頁，注釋 2 。

@參考 EminentChinese, 1 , 452 頁和 FR， II , 174 頁，注釋 1 。

@ Litterae Socie包'tis Jesu a regno Sin，訂um 位morum MDCX ét XI 

ad R. P. Claudium Aquavivum eiusdem Societatis praepositum 

generalem; aucω're P. Nicolao Trigautío, eiusdem Societatis 

(德國奧格斯堡 1615 年版) ，第 24 頁，以後簡稱為 Lit. X﹒

Xlo 

@FR， 巨， 361 頁。

@ Opere storiche， 立， 343 頁.參考 FR， II , 302 頁，注釋 1 。

@ Opere storíche, II , 360 頁。

@同上， 263 頁。

@FR, II , 263 頁給出了文章的內容。

@前面所引 C. R. Boxer 之著年 119 頁。

@向上書， 117 頁。

@阿奎維瓦會長在 1582 年 2 月 19 日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

看法，這封信收錄在不然會中草案日本一中國卷，簡稱ARSI，

Jap-Sin , 9, 1 , f. 81 頁。在巨本耶穌會的大量信件中表明對

這種做法的一些深思﹒見 ARSI， Jap-Sin 8 1 , 9 1- 宜， 10 II , 

1 , 12 1 , 14 1 , 15 1- 巨， 16 II . 17, 18 1 , 20 1 .在一封 1613

年 3 月 21 日的信中，見 ARSI， Jap-Sin 呵，的9 頁。未來的

殉道者 Carlo Spinola 擔心當地的一些負責人為了自己傳教

居所的需要有多賺些錢的傾向，但是在 1618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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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封信中，見 ARSI， Jap-Sin 36 '第 193 頁，這種看法得

到更正，他沒有發現交易中做了什麼不妥的事。

@范禮安的回應見 Colin-Pastells 已引著作， II , 682-692 頁。

@范禮安 1604 年 1 月 21 日在澳門寫給葡萄牙助理的信中告

訴了這場災難，見AR炭， Jap-Sin 14, 156 左右頁。

~ Opere storiche, II , 376 頁。

@FR, II , 347 頁。

@ Opere storic，缸，且， 390 頁。

@有一些關於剩瑪實生命的最後幾天的資料。熊三拔是目睹

利瑪竇去世的人，在利瑪竇去世後不到兩個星期， 1610 年

5 月 20 日，他記下了這些事情，見上書， 483-488 頁，金尼

閣講得更為詳細，見 FR， 且， 530 頁和 LitX-XI31-32 頁。

@德禮賢將中文全文譯成義大利文，見 FR， III ， 9 頁。

@耶穌會士 Henri Bernard 著 Lepé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desontemps (1552-1610) (天津 1937 年版) , II , 

374 頁。



第七章

暴風雨的前奏

死亡正在向利瑪竇走近。利瑪竇躺在床上，周圍

聚著好多人，此時，他對熊三拔說 í 我把你們留在

一扇敞開的門前，通過了這屬門，就可以得到極大的

回報，但是途中充滿了危險與艱辛。 J 利瑪竇在中國

二十八年中間，始終認為他所從事的傳教工作是開創

性的。十一年之前，他描述他的工作好比是清理土

壤。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當他意識到他的工作做完了

時，腦海裡顯然想起的是聖保祿的語句，即 í 我敞

開了一扇大門，它可以引向無數的敵人 J '但是他改

變了聖保誰這句話的隱喻。

這扇門是被打開了，但是面對敞開的大鬥，會遇

到許多的危險，需要十分高尚的美德和非常艱辛的勞

作，才能使得這扇敞開了的大門不再關上。上述這番

話，說明利瑪竇對傳教的未來還是有些盲點。我們可

以諒解他，因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卓絕的工作成就

帶來的滿足厭影響了他的思維，使他誇大了他的收

穫。但是直到生命結束之時，厭惡唱高調和保持清醒

的判斷力性格，始終貫穿著他的一生。這也是他與眾

不同的地方。他最後的話也是對過分樂觀者發出的警

告。教會的根基遠未牢固，謹慎的策略不可丟棄，傳

教工作必須像他很久以前說過的那樣， í 謹慎小心是

首要的 J 。

利瑪竇的同事們並不是都贊同他的這種慎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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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替利瑪竇負責傳教團事務的龍華民在執行這項

策略的時候就打了折扣。龍華民擁有永遠旺盛的熱

情，在道德方面也是一位榜樣性的人物，是中國傳教

團中真正的巨人之一。他一生辛勤勞作，沒有半點的

鬆懈。 1654 年 12 月 11 日，龍華民在令人崇敬的 95 歲

的高齡去世，以史詩般的職業生涯走完了他奉獻的一

生。利瑪竇生前對他的品行完全了解。他懇請耶穌會

總會長接納龍華民成為發四願的耶穌會士，並且向日

本省區申請，舉薦龍華民為他的接任者也。

然而，龍華民在擔任中國傳教團的頭幾年中過於

樂觀，這也是實情。從他到中國傳教開始，就是一個

樂觀主義者。這在當時就已經顯現出來了。他是在

1597 年到達中國的。不到一年之後在他寄往歐洲的一

封長信中，就充滿了對中國的局勢過於天真的判斷和

不實際的讚揚吉。

如果龍華民的信中所講的情況是真實的，柏拉圖

將發現中國就是他的理想國。在這塊士地上處處體現

著美德:人們致政不倦地救濟窮人，為醫院捐款，幫

助弱者;人們還盛讚一夫一妻制(龍華民沒有注意

到，在中國有相當多的人過的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 ; 

他們檢討自身的品行，做懺悔，行齋戒，做冥想，如

同「遠古時期荒漠之中的神父 J ! 

其實，龍華民筆下的這個中國從來就不存在。龍

華民是一位說實話的人，他之所以描繪出這樣令人興

奮的圖畫，只能解釋為他的無知。因為他在寫這封信

的時候，到中國的時問還不足一年。除了韶州之外，



他哪兒也沒去過。

龍華民當時在語言方面沒有顯露出任何非凡的天

賦。他還讀不懂中文，講中文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因

此他請了一位對自己的國家頗有浪漫情懷的中國教書

先生教他中文。對這位先生所說的，龍華民一字不差

地全盤接受了。

幾乎是一貫正確的巴篤利 (Bartoli) 指責龍華民

漠視利瑪竇理智的傳教策略。其他一些作家也接受他

的這種看法。「從一開始，龍華民的觀點就完全與利

瑪竇的相矛盾。 J 巴篤利說， r 在他的筆下，利瑪竇

似乎是一個畏縮不前的人，缺少信心，或者至少過於

謹慎。龍華民還嘲笑、譏諷利瑪竇通過講授數學來盡

力贏得與朝廷官員們的友誼。龍華民的狂熱帶來的是

不幸的後果。如果不是與利瑪竇交好的那些官員們出

手援救的話，他和所有在中國的傳教士幾乎都會被驅

逐出境。龍華民在付出了沉痛代價後，變得聰明了。

他放棄了他的不良的、富於煽動性的觀點，從那以

後，切實地遵循利瑪竇所關拓的策略。」心

在耶穌會檔案中保存的龍華民的信件裡，其實看

不到巴篤利所提及的對利瑪費的譏諷態度。除非將他

的一封最早從中國寄出的信，作隨意的解讀，將它認

定為所謂「譏諷」的態度。在這封信中提到了「玻璃

稜鏡和一些類似的物品 J '但是信中似乎沒有給予這

些物品在傳教中的作用太多的關注在。就確立一個嚴

肅的議題而言，單憑這一資料，算不上是一個有力的

證據。這可能是巴篤利對龍華民存有偏見。因為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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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耶穌會士寫出了與龍華民觀點相反的報告，強烈

地反對他想使中國傳教團獲得獨立地位的意向。他們

還向羅馬教廷寫了許多封書信攻擊他。巴篤利讀過這

些信件和報告。在寫上述那段話時，那些信件就放在

他的面前。他的見解無疑是受了它們的影響。

事實上，龍華民似乎完全清楚，他的直接傳教在

極大的程度上依靠著利瑪寶的間接傳教。在他接替利

瑪竇的工作後給耶穌會總會長的第一封信裡，他對傳

教事業大多歸功於他的前任，表達得一清二楚。「利

瑪竇神父的去世， J 他寫道， í 使我們成了孤兒，正

像閣下您能想像的，他的權威和聲望對我們所有的人

來說，就是遮風擋雨之所。我們希望他在天堂裡還能

給我們更多的幫助。 J (5;有趣的是，當范禮安在這五

年之前去世的時候，利瑪竇也寫了同樣的話。他寫

道， í 我們就像被遺棄的孤兒。 J I區

事實證明，龍華民也沒有低估通過知識傳播福音

的重要性。在 1613 年，龍華民派遣金尼聞到歐洲去

時，委派給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盡其可能地徵集

所有的好書。他想在中國所有的耶穌會會院都設立一

個圖書館。龍華民自己早期的著作完全是關於道德品

行內容的，到了後來，在 1624 年，他也出版了一本題

為(地震解〉的論述地震的書。在哲學領域，他寫了

一卷題為〈靈魂道體說) (關於靈魂本質)的論著。

1642 年，用利瑪竇最為優秀的護教著作的文筆與風

格，他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中以問答題形式回答異

教學者提出的一些難題，如:萬物之本源、天主降生



成人、永生、禮拜的儀式之要旨、貞潔、一夫多妻

等，以及其他問題￠。

因此，從那些證據是不可能推斷出龍華民不是全

心全意地贊同利瑪竇充滿智慧的傳教方法的。他們唯

一的不同點，是龍華民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利瑪

竇也是樂觀的，但是他明白，謹慎小心仍然是必要

的。這扇門是打開了，但是當你要邁過門檻時，仍有

被絆倒的危險。龍華民低估了這些危險。他的指導思

想是:不再會有被驅逐出中國的危險了笨。

不可否認，在利瑪竇逝世前後的這些年裡，傳教

事業的發展沒有停頓過，似乎可以證實這種樂觀的看

法。新的傳教基地建立起來了，一處是 1608 年在上

海，一處是 1611 年在杭州;傳教事業的安全凰增加

了。甚至在北京和南京發生的事情，也讓人對未來抱

有美好的憧憬。更多耶穌會士成功地進入了中國，其

中一些人註定要在傳教歷史上發揮顯著的作用。這些

都是令人欣喜的徵兆。

在徐光傲的請求下，郭居靜神父於 1608 年 9 月被

派往上海。這一新的傳教中心所取得的進展，主要歸

功於徐光傲的熱情。在兩年的時間裡，上海的天主教

徒已經有了三百多人。這一前途看好的良好開端，自

然地將建立一個永久性基地的議題提了出來。當時上

海還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

候，李之藻正在返回他的家鄉杭州的途中路過南京。

他竭力主張，在杭州建立永久基地要比在上海好。因

為杭州是省會，到上海也很容易，這樣也能確保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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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天主教團體不會被忽視。徐光顧也支持這一看法。

他們做出了決定。在 1611 年的春天，郭居靜和幾

個月前剛剛返回中國的金尼閣，還有鍾鳴仁，一起到

了杭州。李之藻將他們安罩在自己鄉下的家哩，然後

又到城裡為他們找到了住處。 1611 年的 5 月 8 日，他

們在那裡舉行了第一次的慶祝彌撒也。

在杭州最初的幾個月裡'郭居靜使一個人皈依了

天主教，這就是楊廷筠。他皈依聖敦的重要性，可以

與徐光傲和李之藻相提並論。楊廷筠的信仰的轉變，

使被人們稱之為「聞教三大柱石j 的團體得以形成了吟。

1611 年，楊廷筠結束了他曾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學

者型官員的生涯，回到了杭州。在那裡他組織了一個

哲學團體，叫做「其實社」。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儒家

學者一樣，他對佛教很嵐興趣，並向杭州的寺廟捐贈

了很多錢，與禪宗的長老也經常來往。楊廷筠是在與

他交誼頗深的李之藻的家裡認識郭居靜的。在討論

中，郭居靜關於天主的存在和本質的見解引起了他的

興趣。他邀請郭居靜到他家去。他們倆就天主教的一

些觀點展開了討論，有時談到深夜，一直談了九天。

楊廷筠不是一個輕易能被說服的人。他才思敏

捷，討論問題實實在在，一步一腳印。接受天主降生

為人的教義，對他來說是最大的障礙。他們之闊的爭

論是真正的拉鋸戰，涉及了所有的領域，如人的超自

然的命運體系、人的墮落與救贖等。最後，楊廷筠終

於被說服了。

令人注意的是，與楊廷筠討論的這些問題是耶穌



會士們最常遇見的特別困難的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不少人在信仰的其他方面受到強烈的吸引，但是

他們認為天主降生與其崇高的人格之間，是本質上不

能相容的。這也是作為耶穌會士們多年好朋友的葉向

高，最終沒有成為天主教徒的原因。

這可能揭示出中國人的某種心理特徵。與西方大

多數反對天主教信仰者的通常理由相比，中國人的思

考無疑是更為深刻的。但是這也顯示了中國人對愛的

本質的理解有局限性。愛就是奉獻自身，無限的愛，

就是無限地奉獻自我，捨棄自我。如果葉向高和其他

知識分子領會了天主降生的涵義，就會成為眾多天主

教徒中的佼佼者。他們低估了這種神愛無限的能量。

在道德規範上，楊廷筠的主要困難也是與眾多中

國知識分子共有的:他有兩個妻子。對一個男人來

說，他對天主教在這一點上的道德的嚴格要求，是很

清楚的，因此內心也是很痛苦的。對他來說，解決這

個問題似乎是「明顯地違背了自然的法則。再者，拋

棄一個不僅沒有絲毫過錯、而且應該得到你善待的

人，也違背了中國人做人的首要準則 J !ji;。到了後來，

在內心經歷了非常激烈的鬥爭之後，楊廷筠終於克服

了他的顧慮，給他的第二位妻子(譯者注:即他的

妾)相當豐厚的膽養費，與她解除了婚姻關係。

關於楊廷筠皈依的故事，在後來艾儒略所著的題

為(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一書中有所講述。淇園是

楊廷筠的號。艾儒略是楊廷筠在耶穌會士中最好的朋

友之一，他根據楊的自述寫了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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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年，在慶賀復活節的那個星期天，楊廷筠身

著全身的官服，接受了聖洗，得到了聖名:墉額爾

( Michael) 。他的整個家族也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指

導，不久就有 30 人受洗，包括他的父親和母親。楊的

妻子是他家中最後一位在有關天主教教義的爭論中認

輸的人。其實，贊成天主教的信仰並沒有給她帶來不

利，因為楊廷筠的信仰排除了在鼠情紛爭中與她競爭

的對手。到了 1615 年，她接受了天主教。在她受洗之

後，楊廷筠為了嵐恩，買下了郭居靜在杭州、|租用的房

子，作為禮物贈給了耶穌會士們。他還購買了杭州城

外的一處地產，給那些貧窮的天主教徒做墓地。

楊廷筠成為了一名熱誠的天主教徒。他的朋友和

親戚中間的很多人，在他的極力影響下也皈依了天主

教。他還組織了一個社團，致力於對教義的理解和在

實踐中完善自我的工作。楊廷筠撰寫和刻印了一本有

關解釋天主教原則的小冊子，李之藻為其作序。 1615

年，他以〈絕徵同文紀〉為書名，將自羅明堅來中國

之後出版的有關西方科學(包括地理學、哲學和天主

教神學)的 67 種圖書收集在一起，並刻印出版。楊廷

筠為該書寫了兩篇序言。在其中的一篇中，他為人類

各民族的本質上的融合進行了辯護@。

1615 年之後，楊廷筠重返官場，做了北京順天府

丞。 1620 年，他為躲避魏忠賢的陰謀和迫害而再次退

休。在他生命的最後的歲月裡，他將精力全部投入到

推動天主教的事業中。他撰寫了大量的文章，鼓吹天

主教比佛教優越。在他的兩部著作中，他論述了兩種



宗教的互不相容性。這兩部著作是: {天釋明辯〉和

(鳴鷺不並鳴說> 0 1623 年，他與艾儒略合作，刻印

了(職方外紀〉一書。此書共五卷，對當時所知道的

國家的情況作了描述。這本書後來被收錄進(四庫全

書)。這部書是以龐迪我和熊三拔的注釋為基礎的。

1601 年，龐迪我和熊三拔奉皇帝之命，對利瑪竇進呈

的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 )做了注釋。

楊廷筠像崔汝藥、徐光歐、李之藻等許多人一

樣，是有遠見的、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想被

狹隘的、正統的宋明理學所束縛。這些有洞察力的、

沒有國家或地方偏見的人，感觸到了東西方文化的融

合將給中國未來的發展帶來潛能。 1623 年，在為艾儒

略的著作(西學凡〉所撰寫的序言裡，楊廷筠評論

道 í 有七千冊西方書籍從海外運抵中國。所有這些

書都應該譯成中文......如果我有十年的時間，同時有

二十個或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我們就能共同完成這一

任務。 J @ 

利瑪竇死後北京的形勢，也確實讓人對未來充滿

了希望。在 1610 年的 12 月，朝廷欽天監的官員在預

報一次日食時發生了錯誤。他們為自己辯解時，將錯

誤歸咎於他們不得不使用的舊的計算體系和傳統的計

算方法。徐光敢說服禮部向皇帝請求，將改正這一計

算體系和修訂曆書的工作委託給耶穌會士來做。

這事在耶穌會士中間引起了一場討論，做這項工

作與他們來華的宗旨是否相符合?考慮到這將間接地

對傳播他們的信仰有利，於是他們決定接受朝廷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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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禮部的奏疏得到皇帝肯定的回答。熊三拔和龐迪

我立即開始了工作。在徐光傲和李之藻的幫助下，熊

三拔將一本有關行星運行理論的書籍翻譯成中文。

(徐光歐要求耶穌會士不僅翻譯他們的數學書籍，而

且翻譯歐洲的各種門類的科學書籍。這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務，但不失是一個輝煌的夢想! )通過比較和研

究在中國、印度以及歐洲所發生的一系列的月食的觀

察結果，熊三拔確定了北京的經度。與此同時，龐迪

我也計算出了從廣東到北京的多數主要城市的緯度。

但是事業還僅僅只是做到了初級階段，因為在欽

天監供職、心懷嫉妒的數學家們聯合一氣，形成了一

道不可逾越的障礙。關於歐洲的傳教士得到皇帝的命

令，負責修訂曆書的消息傳遍了全國。這自然而然地

提高了耶穌會士們的聲望。天主教的事業從中得到了

極大的好處，但是卻與失去信任的欽天監的官員們結

了怨。為了「挽回面子 J '這些官員要求提高地位，

將薪捧加倍。在一些愛搞陰謀的太監們和一夥守舊的

衛道士的支持下，他們威脅要掀起一場風暴。皇帝不

願意勇敢地面對這一事件，下令放棄了延用西方傳教

士修曆一事。

修改曆法的工作流產了，熊三拔將他的才能轉移

到水利機械製造方面。這些水利機械使人大為心動。

各個階層的官員們:內閣的大學士們、總督們、都察

院的監察御史們以及地方的行政長官們都來參觀這些

機械。徐光敵勸說熊三拔撰寫一部有關水利方面的論



著。這導致了六卷本的{泰西水法〉於 1612 年出版問

世。熊三拔用他的母語撰寫，徐光毆將它翻譯成具文

學性的華美中文。他還將此書收進他的六十卷本的

(農政全書〉之中。(農政全書〉後來成為了與之類

似的(授時通考〉一書的基礎。〈授時通考〉於 1737

年奉乾隆皇上之命開始編裳，於 1742 年完成迎。

有如此眾多的達官顯貴為熊三拔的著作撰寫序

言，以致篇數太多不能全部採用，其中的很多篇不得

不被刪除，只有四篇 I 被收進書內。最重要的一篇出

自皇帝的首席筆桿子。另一篇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官

員寫的，他讚美天主敦的理論是一種傳授其實的天主

和永恆的救贖的理論。當這部著作刊行之後，熊三拔

將書分贈給朝廷裡最重要的官員，包括內閣大學士

們。他們都非常禮貌地、謙恭地接待了他，並在第二

天派家人回訪了熊三拔。

還有更為明顯的跡象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即

耶穌會士們正在取得新的勝利。因為通過太監們傳出

來皇帝的一項要求，讓神父們繪製一幅世界地圖。這

幅地圖的要求是，繪出「世界的四個部分，每一部分

都是分闊的 J (誨。但是這也助長了一種虛假的安全厲。

曾經受過利瑪竇訓練的龐迪我繪製了這樣一幅地圖;

國籍耶穌會輔理修士畫家倪一誠裝模了此圖，並以金

色的字為裝飾;徐光敵對地理和歷史的說明文字進行

了潤色。文字中有對羅馬天主教信仰方面的解釋和對

幾個信奉天主教國家的說明。

如果說這一進展助長了樂觀主義的情緒，那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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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後發生的男一些事件則暗示著環境仍然呼喚著謹

慎小心的策略。 1603 年在馬尼拉發生了屠設中國人的

慘案@。這一事件在北京引起了轟動，反對西班牙人

的情緒高漲。但是中國人反對西方野蠻人的野蠻行徑

的憤怒浪潮，居然沒有發洩到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

身上，這對利瑪竇來說簡直是一個奇蹟。無論如何，

要想從東西方和睦相處的細緻工作中得到回報，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

在之後不久的 1606 年，廣東成為可能造成災難性

損失的風暴中心。儘管在表面上不乏戲劇性和滑稽的

色彩，但實質是嚴重的。至少從一方面的結果看，是

一個悲劇性事件。事件的起源是由使澳門的歷史蒙羞、

無數宗教爭端中的一起所引發的怠。而這些事端絕大

多數都帶有國家利益的色彩。以葡萄牙商人的眼光來

看，西班牙宗教勢力在澳鬥的每步都是他們商業入侵

的前奏。 1580 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王室的結合，更增

強了葡萄牙人的恐懼，也強化了西班牙人的野心[ 0 

除此以外，造成上述爭端的根源中，心理因素也

極其重要。如果忽略這一點，歷史學家在寫這段歷史

的時候就無法寫出歷史的真實。當時澳門的居民、修

士和宗教人士都患上了幽閉恐懼症。由於禁止他們越

過分隔澳門與中國大陸的牆與大陸來往，他們簡直像

是被拘禁了，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待在這個小小的

半島上。不可避免地，他們的氣質發生了變異。性格

的衝突，觀念的差異，處於萌芽狀態的嫉妒，這一切

都膨脹起來，形成了潛在的怨恨。這種怨恨經過長期



的積累而形成了火山爆發。在一個木價上漂浮了幾個

星期的人，或者被囚禁在戰俘營的人，都會經歷這種

心理現象。於是他們將丘陵看成了大山，互不信任經

常發生，猜疑情緒一觸即發，偏見代替理智。在澳門

的歐洲人終生被遺棄在這個不動的木街上，其結果也

是相同的。

1597 年，澳門的薩 (Leonardo de S組)主教去世

了，臥亞的總主教任命米歇﹒桑蒂斯(Michele de San

tis) 為澳門的教區長。這顯然是個不明智的選擇。桑

蒂斯已經被耶穌會除名了，並在其後參加了思定會。

很難指望他能友好地對待耶穌會士。後來耶穌會士們

發現，他們常常遭到他不公平的待遇。

1606 年，在已任行政長官桑蒂斯在場的情況下，

一名方濟會的修士遭到一個屬於桑蒂斯一派的神父的

虐待。這位修士，方濟﹒皮托 (Francisco Pinto) 要求

耶穌會神學院院長瓦蘭迪姆﹒卡爾瓦羅(Valentim Car

valho) 代表他出席一個為他討回公道的聽證會。但是

桑蒂斯拒絕召開這個聽證會，也不承認卡爾瓦羅有為

皮托辯護的權利。後來事情鬧大了，卡爾瓦羅作為教

宗的代表和裁判官，將教區長桑蒂斯驅逐出教會。而

桑蒂斯則採取報復行動，宣布整個澳門城停止教權。

於是，澳門分成了兩派。

一些不擇手段的桑蒂斯支持者編造了一個聳人聽

聞的謠言，說耶穌會士們要在葡萄牙人、荷蘭人和日

本人的幫助下攻打中國，並進一步征服中國。他們將

這個謠言散布到中國人中間。在謠言中，郭居靜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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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入侵軍隊的領導和將來征服中國後的統治者!郭

居靜是一個體格魁梧的男人。他的同事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 1 曾對他評論說， r 不認識他的人，會認

為他更像一個肩扛甜頭做粗活的人，而不像是念祈禱

書的人」。管在澳門，人們經常能夠見到他。他常常

到澳門來休養和治療他的關節疼痛病。這些事實，再

加上他的中文知識和他對中華帝國情況的熟悉，使他

成為謠言製造者順理成章的選擇。

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故事，但是卻像野火一樣迅

速地蔓廷開來，居然還能找到現成的所謂「證據 J 。

在馬尼拉發生的令人髮指的屠叢中國人的慘劇沒有被

遺忘。住在澳門的中國居民籠罩在恐懼之中，他們倉

促地逃離這個城市。廣東的總督命令廣州當局採取適

當的措施，使廣州處於戰備狀態。一個特別的備戰會

議召開了，在會上，儘管一些頭腦清醒的官員力圖保

持鎮靜，防止偏激，但是會議還是決定了幾項嚴厲的

措施:逮捕天主教的傳教士;將人民武裝起來;把廣

州城外上百間的民居夷為平地，以防止攻城的軍隊以

此藏身。

恰好在這個時候，耶穌會輔理修士黃明沙 11 (聖

名 Francis) 到達韶州。他從南京帶來了發給范禮安允

許他訪問在中國的耶穌會定居點的官方文書。當他得

知范禮安已經去世，就待在了韶州，沒有按原計畫前

去澳鬥。一個背叛信仰的天主教徒從澳門來，向黃明

沙敲詐錢財沒有得逞，他一怒之下就報了宮，誣告黃

明沙是來自澳門的間諜。



1606 年 3 月快到月底的時候，黃明沙與幾個和他

在一起的天主教徒被逮捕，並被押送到廣州，投進了

監獄。他受盡嚴刑拷打，逼他承認捲入了傳說中外國

人陰謀推翻中國朝廷的事件。這位中國耶穌會士以令

人欽佩的忍耐力承受著這些折磨，堅稱自己的清白無

辜。 3 月 31 日，當他遭受罕見的嚴刑拷打後，被抬回

牢房時，悲慘地死去了吟。

當時龍華民是韶州會院的負責人。他想方設法營

救黃明沙和他的同伴。他給總督寫了一封請願書。這

封信促使總督下令，宣布黃明沙是清白的，同時追究

將黃明沙錯誤投入監獄的官員責任。但是這一裁決來

得太晚了，對謠言的犧牲者已經毫無幫助。

這一事件引起的反響到此並沒有結束。在韶州，

一部分人依仗著被激起的公眾情緒，控告龍華民有通

姦行為。就像反對蘇撒納 (Susanna) 1 的陰謀一樣，

這一指控也沒有得逞。那個假冒的所謂「證人 J '策

劃陰謀者的同夥，最終承認了他是收取了賄路而作假

證。韶州的同知希望把這件事掩蓋過去，但龍華民堅

持要公開地審理。最終的審判結果宣布，龍華民是清

白的，製造陰謀者被處以罰款。

最終還是依靠了利瑪竇的影響力使這場風波得以

平息。完全輕信那個陰謀的廣東海道，被一位直接從

北京派來的、與利瑪竇友好交往的官員接替了。他十

分友善地接待龍華民，並派一名下屬到澳門實地調查

那份關於外國人準備進攻帝國的報告中所涉及的證

據。在對一些設施進行搜查和檢驗之後，那名官員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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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份調查報告，終止了那個所謂入侵的神話。

被捕的天主教徒們恢復了自由。那個誣告耶穌會

修士黃明沙是間諜的叛教者畏罪潛逃，躲過了一場死

刑判決。望年從北京來巡視的官員將兩名廣州的官員

撒了職，他們是在燭動墓眾鬧事時特別活躍的人物。

這一事件到此才算正式結束。

然而，在韶州的傳教事業再沒有真正地恢復起

來。一個從澳鬥捐信的信使被抓住了，這使懷疑葡萄

牙人要搞陰謀的情緒再起，並導致了耶穌會輔理修士

丘良稟(聖名 Dominic) 1 的被捕入獄。由於事實上沒

有中國人能讀懂歐洲文字，這就使證明這些信的內容

與所謂的陰謀無關成為不可能。當這件案子提交到當

地街門後，耶穌會士被勒令離開韶州城。的12 年 4 月

25 日，費奇觀和陽瑪諾，以及兩名輔理修士離開了韶

卅卜前往位於廣東省北部的一個又大又富裕的城市

一一-南雄。儘管這時任傳教團負責人的龍華民在幾個

月後設法促使官方取消了這一驅逐令，但是韶州的傳

教點卻再也沒能夠恢復起來。

雖然這些動盪還令人們記憶猶新，但是似乎並沒

有使普遍存在的樂觀主義受到影響。 1611 年，龍華民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第一次看到了其他幾個耶穌會會

院。也許是這些會院給他留下的良好印象，促使他將

以前不得不一貫實行的謹慎政策拋到了腦後。 1611 年

金尼閣在他的年信中反映了這一普遍的樂觀情緒。他

做了一個關於在這個國家的傳教事業充滿激情的報

告，並說明傳教士們不再面臨被驅逐的危險。



龍華民似乎打算採取一些步驟，請求皇帝頒布一

項給予完全宗教自由的聖旨。但是某些友好的官員勸

阻他，強烈地反對他的這種做法。他們說，這樣做的

壞處要比好處多。龍華民顯然沒有再堅持@。

由王豐肅( A1phonse Vagnoni) I負責的南京傳教點

的工作似乎是最興旺的。皈依天主教的人數這裡也是

最多的。南京的工作受到神父們的讚賞，天主教徒的

信仰也得到極高的評價。所以龍華民爭辯說，南京的

工作最起碼也能與北京相媲美。

王豐肅認為自己的處境非常安全，修建一座教堂

不會出什麼問題。以前他們一直是用他們住所的一問

大房間作教堂的。由於他不得不將本來就捉襟見肘的

少量津貼分給杭州會院一部分，因此缺少必要的資金

來建教堂。這時中國人伸出援助之手，李之藻買下了

建築用地;其他的朋友，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

則慷慨解囊，捐贈了資金。

教堂很快就竣工了。在 1611 年 5 月 3 日「聖十字

架節」那天，王豐肅正式敢用這座新教堂。天主教徒

們排著莊嚴的隊伍，將舊教堂裡的家具物品搬到新建

築裡。

在緊接下去的幾年裡，南京的傳教活動似乎證實

了耶穌會士們的樂觀的希望。在 1612 年為數眾多的皈

依者中，有三位與眾不同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姓許的

學者，他從掘江到南京來研究地理學，他極有可能就

是徐甘第大(聖名 Candida) n 未來的公公。徐甘第大

嫁給了許遠度。許遠度原籍是江蘇華亭，而華亭是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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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舊稱，徐甘第大結婚後就住在那裡~) 0 1612 年，

徐甘第大只有 5 歲，可以理解，虔誠的徐光歐希望將

他的孫女嫁給一位天主教徒的迫切心情。徐光廠在這

位許先生的皈依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他安排了

許先生的兒子與自己孫女的婚姻。這也是完全符合中

國的風俗習慣。

南京天主教徒的熱情之高，在當時中國的其他地

方是無可比擬的。他們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王豐肅

將城市劃為三部分，在教堂聚眾的時候，他將天主教

徒們分配到劃分好的區域中，每個部分都有聚會的地

方，天主教徒們在這裡聚會祈禱，並且得到指導營。

一些更為熱情的天主教徒還組成供奉聖母瑪利亞

的團體。團體的成員們奉行的生活準則，鼓勵他們更

加努力，不甘做「平庸 j 的天主教徒。王豐肅將南京

蓬勃發展的天主教徒事業帶來的榮譽，大部分歸於這

個團體。在王豐肅看來，南京的天主教徒們在仁愛、

熱誠和熱心的工作當中，互相競賽。看誰對窮人、鯨

寡之人和孤兒幫助得更多，使之重建了早期教會的精

神。教徒們對貧苦的病人施仁慈，將他們帶到天主教

徒的家中照料他們，這使教外人士無不嵐到驚異。

舉例說，經常造訪南京的徐光傲和李之藻在激勵

天主教團體的熱誠上，曾給了玉豐肅無可估量的幫

助。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徐光散發現利瑪竇的老朋友

塵汝耍的熱情比以前有所減退。塵汝要老了，成為一

個盡情享受生活的人。接近死亡對他來說是不顧意接

受的概念，這是不足為奇的，一輩子的生活習慣是不



容易改變。單汝要出於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懼，就

開始搞一些據說能使他延年益壽的迷信活動。徐光歐

指導他做聖依納爵的神操。單汝要於是拋棄了迷信活

動，重新成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之後不久，他在

他的家鄉常州以一個天主教徒的方式與世長辭發。

在這些年裡，為數不少的耶穌會士成功地進入了

中國，其中絕大多數人註定要在傳教的歷史中扮演出

類拔萃的角色。在 1610 年，有陽瑪諾、金尼閣;在

1613 年，有艾儒略、畢方濟 (Francisco Sambiasi) 1 、

曾德昭和史惟貞( Pierre Van Spiere) 1I。他們的到來，

使耶穌會散布在中圍的五個小傳教點的力量得到了增

強。

艾儒略和史惟貞從一年前就嘗試著從澳門進入中

國。但是他們被抓住並遣返回那個葡萄牙人的城市。這

件事也是一次預警，並不是所有的風都是溫和的。在他

們做第二次努力時，碰到了好運氣。這次曾德昭和畢

方濟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史惟貞停留在南昌，艾儒

略和畢方濟去了北京。在北京他們見到的一切都令他

們信心十足。 1614 年，龐迪我出版了一部題目為(七

克大全〉的七卷本著作，講的是七種主要的罪過必。這

本書在學者中間受到熱烈的歡迎，喚起了對天主教信

仰的強烈興趣。在帝國的都城裡有很多人皈依了聖

教。甚至連一些太監也緩和了對傳教士們的敵對情

緒。他們中的很多人到傳教士的住地去參觀熊三拔做

的水利機械。其中的一些人變得十分友好。熊三拔將

刻印的(天主實錄〉散發給他們。這樣，宣揚天主教

第t章暴風雨的前奏/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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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的書就第一次進入了皇宮。 1614 年，在首都的耶

穌會士們目睹了皇太后的葬禮。她死於 1614 年 3 月，

陰曆 2 月初 9 '享年 80 歲。在耶穌會士們寫往歐洲的

信件中，詳細地描繪了這一極其隆重的葬禮儀式。

不管是在北京、或南京、或者其他地方，傳教士

們津津樂道的行動自由，取決於他們與中國學者及學

者型官員之間的友誼，也是利瑪竇睿智的間接傳教方

法所帶來的成果。但是由於一連串的成功，使人們很

容易忘記這一點。將忽略或者輕視這種友好關係的傾

向揭示出來是有重大意義的。 1615 年，耶穌會日本省

區的省會長瓦蘭迪姆﹒卡爾瓦羅，干預了在中國的這

種傳教政策。的14 年，因為在日本對天主教的迫害狂

潮，卡爾瓦羅被迫將在日本的耶穌會總部撒到了澳

門。他如果不在中國事務上插上一腳，他就無法名正

言順地在澳門立足。於是他頒布了嚴厲的布告，禁止

使用利瑪竇的傳教方法;教授數學和哲學的工作也被

禁止了;神父們只能專門宣講福音;他們必須拒絕做

任何與修訂曆書有關的事情，即使是皇帝特別頒布了

聖旨也不行@。

這位省區高級負責人如此缺乏理解的做法，不僅

使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們，同時也使徐光歐、李之藻和

楊廷筠~到震鷺。一點不誇張地說，卡爾瓦羅的態

度，也包括他同時代很多人的態度，是完全不了解天

主教傳教團的目標。這是一種觀念的反映:即傳教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製造天主教徒 J '以及要達到這一

目的僅可依靠宣講福音。



傳教土們以前所做的，諸如與中國學者們討論道

德、數學問題，以及教授天文學、地理學、數學和其

他科學，與出版這方面的著作等等，這一切似乎莫名

其妙地都成了不光彩的事情。

喬治﹒果亞( Georges Goyau) ，著名的法國學者

和作家，對傳教的目的有他更深刻的理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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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傳教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天主教的

大廈，那麼就比較容易理解那些最初的傳道者所經歷

的長久勞動。為什麼 17 世紀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們耗費

了他們生命一大部分時間，去做天文學家、工程師、

制鐘匠和藝術家，而不是將他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不

引人注目的給嬰兒施洗和給垂死者禱告的任務上呢?

為什麼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和本篤會士，在日本和印度

的聖母會士和耶穌會士，在特裡奇納波黎( Trichinop

oly) 1 、帕勒姆塔( Palamootah )和羅耀拉 (Loyola)

的法國耶穌會士和在孟買的德國耶穌會士，他們一心

一意地在大學和學院裡從事科學工作，而不是聚集在

垂死者或者新生兒的身邊呢?什麼才叫作靈魂的豐收

呢?因為在 17 世紀，如果教會希望創建新的傳教點，

就需要通過智力滲透的努力，甚至滲透到北京的宮廷

裡;而在 20世紀，在一個教會希望擴展到的國家裡'

這種具有說服力的接觸和聯繫，就要在一種高深的學

問氛圍中進行。」海

這也就是利瑪竇的觀點。他和其他人一樣清楚地

認為，使人們皈依天主教的工作是傳教最根本的目

標。利瑪實在 1599 年這樣寫道 í 至於你們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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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聽到在中國有一個皈依天主教的偉大運動。這也

是我和所有居住在這裡的耶穌會士們不論白天還是黑

夜所夢寐以求的。就是為了這個目標，我們離開了自

己的國家，離開了親愛的朋友，而來到這裡，不論衣

服還是鞋子都穿中國樣式的，說話、喝水、吃飯以及

一切生活都依照中國的風俗習慣。」也但是他是一個

現實主義者。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處於攝?保中的中

國教會的地位是不穩定的，輕率地熱中於加速信仰轉

化的運動，將把她置於危險的境地。「應該屈服於那

種一咪地要大力發展教徒的衝動麼?那麼我們將冒立

即失去我們擁有的這一點點成果的風險。」憑他在 1596

年這樣寫道。

他以長遠的觀點去反對急功近利的短視觀點。他

的先見之明是，首先將天主教這粒種于種下，然後深

深地扎根於中國的士壤裡，讓它靜靜地、緩慢地生

長，沿著土壤表層的方向向前推進，在終於有了活力

的時候，就可以自信地抬起頭來，朝向天空，伸展枝

杖，進入到完全成熟期。這正是芥菜籽發育、成長的

過程。

利瑪竇與羅明堅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羅明堅曾

說過:

「這一傳教事業是一株新發芽的、柔弱幼嫩的植

物，只要有一股微風就能毀誡它。出於這一原因，在

一開始培育它時，必須非常溫柔，非常細心、體貼。

只要栽培者好好地呵護它，而不去摧殘它，就會得到

預期的收穫。 J í29J 



卡爾瓦羅顯然不是這樣的栽培者。幸運的是，他

在那個職位上待的時問還不算太長，被蹲在他那雙粗

暴于裡的幼嫩植物還沒有被完全摧毀時，他那個令人

難以置信的命令就被取消了。一場不久就來臨的風暴

充分暴露了招致風暴者的愚蠢。

在南京的王豐肅，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將謹慎小

心的態度拋之腦後，以完全公開的方式來宣講福音。

在教堂裡進行的禮拜儀式中，神父穿著華麗的服飾，

場面十分輝煌壯麗。天主教徒們當然對此非常高興。

很多從利瑪竇住在南京的那段時間起，就對天主教表

示同情和凰興趣的非天主教徒的學者型官員們，也不

會不高興。在南京和其他城市的一些人，受到了南京

生氣勃勃的天主教團體的厲染，被廠發和吸引，向天

主教的信仰接近了。但是在南京的另一些人，則以帶

有偏見的眼光看待此事。有很多佛教的僧侶，他們將

這一新興而充滿生機的運動視為對自己地位的威脅。

王豐肅的態度也不是設法平息這些人本能的反感。他

認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無疑是騙子，只能蠱惑無知

和輕信的人。他毫不掩飾地對他們表示出輕蔑的態

度。王豐肅是個熱心和才華橫溢的人。根據巴篤利的

觀點，王豐肅是在中國傳教團中僅次於利瑪實的、無

論在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中都受到廣泛愛戴和普遍

尊敬的人命。儘管他的同事對他的判斷是真實的，然

而他也是有缺點的。龍華民在一份不公開的報告中，

在肯定主豐肅的卓越才能、審慎態度以及他享有的聲

望之後，指出，與此同時他的粗暴和驕傲自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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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有時「遭人憎恨 J \lì;。因為在有關天主教一些

術語如何確定的漫長爭論中，在以這種爭論為特點的

那些年裡，主豐肅是他最強有力的反對者，所以龍華

民的上述評價可能有一些偏頗。儘管如此，在 1626 年

的一本記錄中，概括了同事們對王豐肅的評價，在列

舉了他的很多美德和才華之後，還提到他「不溫和

的」暴躁脾氣， I 如果他能比較和氣一點 J ~ ，他會

是一名好的副省區負責人的人選。

在王豐肅生活的環境中，這些缺點是有危險性

的。如果他有利瑪竇那樣更多寬容的話，他的事業會

做得更好。那些佛教僧侶們還是很有能量的，他們在

儒家頑固分子中有不少有影響力的朋友，而這些頑固

分子有著他們厭惡天主教的各自理由，他們按擦著憤

恨，注視著南京天主教徒們的活動。利瑪竇和繼他之

後的羅如望、郭居靜、王豐肅都在南京這個南方陪都

結交了很多朋友。所以在一段時問裡這些敵視他們的

勢力不得不按兵不動，等待時機。他們需要一個行動

的藉口和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領袖，以及向對方進攻

的充足的勇氣。王豐肅，由於放棄了過去實行的不事

聲張的政策，結果給他的敵人提供了藉口。南京禮部

侍郎沈濯 1 ，則充當了這一反天主教的領袖。

CD 1608 年 12 月 9 日，羅馬簽署了官方的檔，任命巴範濟為

巡察使，卡爾瓦羅為省長，日本副省區成為省區在法律上



生效。不過由於檔直到 1611 年 7 月才到日本，在這之後才

正式地生效。

@這封信收集在由耶穌會士 P. J. Hay編輯的De rebus Jaoponícis 

et IndícÍs eoístolae recenti仗的(安特衛普 1605 年版)

913-914 頁。

@耶穌會士 Daniel10 Bartoli 著 Del' ístona della Compagnía dí 

Gesu, La Cína. Terza partedell' Asía (安卡拉 1841 年版) ，凹，

233 頁。

@ 1598 年 11 月 4 日給 Giovanni Alvarcz 的信 ; Opere storÍche, 

II， 475 頁。

@同上書， 490 頁。

@同上書， 299 頁。

@耶穌會士費賴之著 Notíces bíographíques et bíblíographíques 

sur les Jésuítes de j'ancienne míssíon de Chína 1552-1773 (上

海 1932 年版) . III，的頁。

@前面所守 I Bartoli 之書， III， 45 頁。

@關於在杭州市發生的事情是根據金尼闊的報告 'L尬， X-XI, 

209-210 頁。

@參考 Emínent Chínese, II, 894 頁。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II， 97 頁。

@參見 Emínent Chínese, II, 894 頁。

@同上， 895 頁。

@同上， 1， 318 頁。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II， 59 頁。

@關於這次恐怖的事件，利瑪實在 1605 年 2 月寫給馬塞:flj 神

父 (Mas巴lli) 的信中提到，見。Ipere Stonche, II, 218 頁。他

報告說，北京方面估計有 20000 人被殺。西班牙的官方檔

給出的人數約 15000 人。

@ FR , II, 372-3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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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引費賴之之書， 1， 52 頁，注 1 。

@刺瑪實在 1606 年 8 月 15 日的信中向阿奎維瓦報告了這個

消息，見 Opere Storiche' II， 301 頁。

@前面所引費賴之之書， 1， 104 頁 錯誤地說熊三拔得到了一

份宗教寬容的政令。

@參考 G. M. H Playfair 著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hina (上

海 1910 年第二版) ，在"Sungkiang" (湘江)的文字之下。

@關於南京的傳教狀況，參考Lif. X-XI, 178-180 頁。以及前

面所引 Bartolì 之書， III， 73-74 頁 227-228 頁。

@ Lit. X-XI 第 193-194 頁，講述了他的去世，並且滿懷深情

地回憶了傳教團所受罪IJ 瑪實的老朋友 Ignatius (崖汝婪的聖

名)的恩惠。

@參考前面所引 Pfister 之書. 1, 71 頁以下。《七克大全》被

重印多次，最後一次是在 1922 年。《四庫全書》存目中也

收錄了這本書。這是沒收入《四庫全書》的耶穌會士的八

部著作之一。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II, 232-233 頁。

@ Georges Goyau 著 Missions et missionaries (巴黎 1931 年

版) ， 238-239 頁。

@ Opere Storiche, II, 246 頁。

@同上書， 225 頁。

@同上書， 422 頁。

@前面所可 I Bartoli 之書， IV， 758 頁。

@引自 FR， II, 277 頁，注 4 。

@ ARSI, Jap-Sin (耶穌會檔案日本 中國卷) , 134, 305 

頁。



第八章

颱風

1615 年是天主教傳教團收穫頗豐的一年。但是也

就是在這一年，沈濯從北京來到了南方的陪都一一南

京，任南京的禮部侍郎。他的所作所為證明，他是一

個與天主教不共戴天的仇人@。

沈?在從未全面地解釋過他仇視天主教的理由。通

常，人們是不顧承認自己有偏見的，也不去分析其中

的理由。因此，對沈之所以頑固地向天主教發難的動

機，人們曾費盡心思地做出各種猜測。卡米洛﹒蒂﹒

克斯坦佐( Cam il10 di Costanzo )在 1618 年 1 月 15 日從

澳門發出的信中，提出了沈濯對天主教懷有敵意的四

個理由: (1)沈港的最好朋友，一位僧人挑起了對天主

教的攻擊。據說是由於徐光敢寫出反駁的文章所產生

的強大效力使這位僧人飲恨而死。這種不幸的推斷似

乎不太合理。當然，一位東方人內心受到極其猛烈的

衝擊. r 丟了面子」之後所產生的悲痛，或許也能招

致衝闊的行為，進而導致自殺，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的。 (2)在北京發生的幾次與宗教相關的爭論中，沈j在

都被徐光傲和楊廷筠擊敗。 (3)沈濯由於餘光廠和楊廷

筠提議將修曆的工作交給天主教傳教士而更加憤怒。

(4)他將眼睛盯在內閣大學士這個更高的職位上。他想

通過揭露其臆想中的天主教的顛覆性來獲取這個職

位，樹立起他熱誠與無畏的帝國捍衛者的形象。曾德

昭，這位沈港對天主教仇恨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對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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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敵視天主教理由的論述與之大致相同@。

不管是克斯坦佐還是曾德昭，似乎都未洞察到問

題的深層。沈?在對天主教的敵意或許可以說接進了一

些個人的原因，但其主要根源則出於宋明理學。由他

發起的對天主教的迫害，是代表了正統書院派對革新

運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報復。關於這種說法的證據來

源於沈濯自己，使他產生仇恨心理的主要根源與迫害

天主教徒的其實動機，在他發表對這場運動的官方結

論性的檔案中，作為耶穌會的罪狀披露出來。這份檔

在 1639 年再次發表，被收錄在徐昌治編輯、攻擊天主

教的題名(破邪集}書中的前兩卷@ 0 <破邪集〉一

書共八卷，這兩卷的內容表述的就是官方的孔夫子主

義。從書中的內容來看，他們憎恨天主教的原因是:

天主教是標新立異的新事物，在儒學的經典著作中找

不到天主教所講的內容;天主教不承認皇帝是最高的

精神權威;天主教斷言，它的道德體系要優於正統儒

家所主張的經典的五種關係1 '同時也比後者更為全面

和廣博。

沈j僅是官僚階層中的一員。這種官僚體制則是幾

百年來各種勢力相互鬥爭而產生的結果。官僚階層在

帝國中享有優越的地位。要想使這個階層的統治地位

能夠繼續下去，就要依賴一套考試體系。而這種考試

體系將學問限定在毫無生氣、對文學淺嘗即止的理解

之中。也正是這種考試體系，使宋明理學日趨退化，

走向衰敗。當在理性王國或是在宗教領域，人們看到

了新的地平線時，這個體系則面臨著被打破的危險。。



反動的宮僚們時刻提防著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們一

直在奮力地維護宋明理學的虛幻神話。宋明理學給出

的是關於真理和道德的最終定義，任何其他的關於真

理或者真理來源的學說不僅是異端邪教，而且大逆不

道。沒有理由懷疑這些宮僚們在維護國家與社會利益

上的忠誠，而這種利益是與一套思想體系相聯繫的，

他們則是這一體系的最大受益人。更沒有理由懷疑，

為了維護這種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識的，也是他們

反對新生事物的內在動機。這一點可以通過實事來說

明。一般來說，在學者中，要數通過了秀才考試的年

輕人最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們過了

第一道關卡，未來的名利與希望全都寄託在這個封閉

的教育體制當中。他們是在這個體系中受到薰染的，

一但進入到這個階層，就決心捍衛這個制度和他們的

優越地位。因而導致了他們不可避免地捲入到這場保

守的運動中來。利瑪竇起初在肇慶、後來在韶州所遇

到的一些侵擾，大多來自這些年輕秀才的燭動。 1607

年，南昌的三百名秀才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請求驅逐

傳教士，禁止天主教。

在南京，沈濯在反天主教的運動中也得到了秀才

們的支持。數名秀才遞上請願書，請求將外國人從中

國趕出去。請願書中說，這些外國人無論對個人和公

眾的利益，還是對國家都造成了傷害。請願書還稱，

一年中有數次，天主教徒們以做莊嚴的宗教儀式為藉

口，男人和女人夜間在教堂聚會，直到天亮之前方才

離去。這種說法讓人想起，在羅馬帝國時期早期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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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們因祈禱竟委會，在官僚階層引起的猜疑和恐

慌。請願書還指控說，傳教士們給每位天主教徒五塊

銀元;這些傳教士掌握神祕的煉丹術;新入教者都要

起一個十分陌生的外國名字;教徒們一律都被教如何

劃十字，這是因為他們要發動革命，而劃十字是他們

使用的暗號;在外國人的住所裡藏著武器;等等。

1616 年 5 月，沈濯向皇上呈上一份奏疏，他的進

攻從此開始。在奏摺中，他竭力懇請將傳教士與皈依

者判處死罪。他指控耶穌會士是祕密潛入帝國的。他

提到了在北京的龐迪我和熊三拔、在南京的王豐肅、

陽瑪諾等人。沈j在錯認了陽瑪諾，年長些的是李瑪

諾，在澳門;年輕的是陽瑪諾，在南雄。他還提到其

他省的耶穌會士，也可能還想到了杭州和南昌，但是

並沒有提出來。沈榷的老家在杭州，他當然清楚杭州

的耶穌會土得到了楊廷筠的支持。再說，楊廷筠有許

多朋友，其中一些人是相當有地位的，所以最好不要

對楊廷筠展開直接的攻擊。至於沒提及南昌的原因也

與之類似。沈濯似乎知道耶穌會士在南昌有許多朋

友，其中肯定有皇親。

這道奏疏被祕密送至北京。由於傳教士們和信仰

天主教的官吏們在朝廷內外有許多朋友，祕密是保不

住的。沒過多久，他們就知道了沈港的行為。他們不

敢有片刻的耽誤，要立即設法避開風暴。楊廷筠給沈

濯和幾位官員寫信，捍衛耶穌會士和他們所傳授的宗

教。楊廷筠將這篇文章擴展成一份正式的辯護書，送

給李之藻。這時的李之藻正在高郵'距離南京有兩天



路程。李之藻將一篇讚揚天主教和耶穌會士的文章加

入其中，然後將它們發表。

與此同時，南京的傳教士們敦促天主教徒們做好

為信仰蒙難的準備@。一名叫姚若望(聖名 John) 的

天主教徒做了四面旗子，上面分別寫著他的姓名、籍

貫，還寫明他是天主教徒。他打算舉著這些旗子，以

激勵信徒們的勇氣。姚某是位無所畏懼的天主教徒，

他渴望受難。他的這種態度卻讓那些奉命要將天主教

徒們繩之以法的官吏們嵐到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對付

他，反而對他相當客氣，這反倒使一心要去殉教的姚

某產生反感。在事態發展的初期，沈港的攻勢並未公

開顯現。神父們覺得有必要讓姚若望這種衝動的熱誠

加以收斂，往沈濯的火藥桶裡丟火種是毫無意義的。

沈濯焦急地等待著奏疏的回音，但他所期望的回

音並沒有降臨。縱使皇帝見到了他的奏疏，這位威嚴

的人物也並未理睬。朝廷這種無聲的回應並沒有使沈

清退卻，他繼續上疏。在第一道奏疏呈上三個月之

後，他又遞上了第二道。沈濯抱怨說，他的第一份呈

請沒有結果，但是內容卻被洩露了出去。他將第二道

奏疏與第一道合在一起，對王豐肅進行了更進一步的

指控，他說:

「王豐肅公然住在朝陽門附近、明太祖陵山之西

....在他的教堂裡懸掛著蠻夷之人的畫像;他誘勸愚

昧之人接受他的教義;對每個入教之人發白銀三兩;

他將入教者的姓名、家庭及年齡註冊登記，並給予他

們一個必須永遠牢記的新名字;每個月中有四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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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信徒們接到他的家中聚會。他稱這為『做禮拜』。

每次做禮拜時少則五十人，多則二百人......在南京城

哩，王豐肅在開國皇帝明太祖的宮殿前建了一處住

所;在城外還有一處房宅，正位於明孝陵之前。皇陵

之地為龍蝠虎瞬之鄉。豈能允許這些卑劣的鼠輩污穢

這片土地，而讓狡夷伏藏於此! J 

沈濯抱怨說. r 天主教的教義已經傳播得如此廣

泛。舉例說，一個原本很平常的人走在南京的大街

上，身上竟然佩帶著一面小黃旗，上面寫著他是一名

天主教徒，願為天主而死。 J 其實跳若望沒有做進一

步火上澆油的事情。但是沈;在警告說，革命隨時都可

能發生。他要求朝廷降旨，批准對王豐肅和「所有與

他一夥的人，以及還有凡是聲明信奉天主教的人 J ' 

採取嚴厲禁止的措施。

南京的禮部尚書同時呈上一份對沈港的這些要求

表示支持的奏疏。這兩份文件於 8 月 15 日送交朝廷。

南京禮部尚書所呈奏疏的內容，刊行於朝廷機構發布

的公報上。徐光歐馬上呈上一封反對上述內容的奏

疏，為耶穌會士辯護，反駁沈的那些指控。徐光傲的

這封奏疏展示出這位無畏的天主教徒的高尚品質。他

的表述謙恭，但並不獻媚。他聲言，自己是一名天主

教徒。通過數年與沈濯所指控的耶穌會士接觸，他清

楚地了解他們「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

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

其心甚真，其見甚定...... J 

徐光敢在指出天主教的長處之後，提出要注意這



樣的實事:即朝廷容忍了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的存

在。因此他請求，將同樣的寬容給予天主教。「允許

天主教的傳教士們行他們正當的職責......允許他們去

影響和指導那些高興接受其信仰的人。」

徐光敢向皇上陳述說，在他認識傳教士之前，就

聽到過對他們同樣的指控。而禮部尚書現在又重提舊

話，以猜疑的心態審視這些外國人。「但是在數年的

仔細觀察和了解後...... J .他肯定「即使是最微小的

懷疑這些傳教士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J 

徐光敢提出了三種驗證的方法，用這些方法，皇

上可以判定他的辯解是否有充足的證據:

第一，將禮部尚書在奏疏中所指責的傳教士都召

到北京，讓他們翻譯從西方帶來的經典著作。這些著

作涉及宗教、自然、道德哲學、平民政體、天文學、

數學、物理、醫學、農業、政治學、經濟學和其他門

類的學科。讓傳教士們就每一科目寫一篇相關的論

文。由皇上指定一個團體進行審查，如果他們所寫文

章包含有任何謀反的企圖，就將傳教士逐出中國。

「為臣情願為這些犯有欺君之罪和煽動之罪的人受
II日

言rj J 0 

第二，讓那些被指責的耶穌會士與最有學問的佛

家與道家人士展開辯論。如果在辯論中，耶穌會士敗

下陣來，則將他們逐出。「為臣願和他們一起受罰 J 0 

第三，讓耶穌會士簡要地寫出他們宗教的教義。

如果皇帝在親自過自他們的教義以及三十餘種關於天

主教的中文書籍之後，斷定他們所傳授的宗教有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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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的內容，則將傳教士逐出，並相應地對徐光獻給

予懲罰@。

這篇奏疏在徐光傲的天主教信仰上，可謂是一篇

值得紀念的文章。這位中華帝國未來的東閣大學士，

其在穩健中呈現出的勇氣，令人想起另一個國家的一

位學士一一聖多默﹒莫爾 (St. Thomas More) 1 。他們

差不多是同一時代的人。

在徐光敵將奏疏呈上五天之後，禮部尚書還未等

到皇上的批示，便派出快遞的信差前往各省，命令逮

捕傳教士並將他們投入監獄。 8 月 30 日午夜，一位報

信的人來到南京的耶穌會會院，告訴他們北京的耶穌

會士帶給他們關於事態發展的最新情況。天剛破曉，

龍華民和艾儒略便歐程北上。同日，曾德昭和王豐肅

接待了南京兵部尚書派來的三名官員，他們被告知，

兵部尚書和沈濯負責將他們逐出中國的工作。據曾德

昭說，這幾位來使都是「非常好的人 J '他們對事態

的變化感到遺瓶，表示堅決相信傳教士們是清白的，

並且勸告他們要毫不聲張地服從，對驅逐令不要有任

何抵抗。兵部尚書不想見到他們在離開的途中發生任

何麻煩。其中一名官員還說，一旦證實神父們是清白

的，希望他們能馬上回來。

就在那天晚上，沈濯派來的一隊衛兵包圍了傳教

士們的會院。等到第二天黎明時，來了三名官員。他

們負責逮捕耶穌會士並且搜查了會院，還交給王豐肅

一封表示遺慷的信，為他們奉命執行任務表示了歉

意。他們溫和的態度使兩位耶穌會的神父放鬆了一



些。但是與之成為鮮明對比的，是沈榷的殘酷無情。

生病的曾德昭被留下，由衛兵看管;而王豐肅則

被帶上了一乘轎子，押往監獄。在南京，如同在中國

的其他地方一樣，一隊衛兵出現在大街上會招來一大

辜人。與此同時，南京也像其他地方一樣，也許還要

更甚，流言輩語就像長上了翅膀。等到王豐肅從住所

被帶出的時候，街上已是擠滿了人，官兵們隨意揮舞

著棍棒，闢出一條路來。

在前往監獄的路上，官兵們在與沈j僅是親戚的一

位道台家門前停了下來。就這樣，王豐肅被留在轎子

裡'在大街上待了兩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裡'這位

外國神父被一畫叫喊、喧囂的人間住了。圍著他的這

些人似乎是些典型的中國民眾。他們表面上似乎是在

發洩憤怒的情緒，而實際上僅僅是為了好玩。在每一

個聚集的人墓中，必有一些幽默機智的人。在欣賞有

幽默機智的人才方面，沒人能與中國人相比。從王豐

肅對當時的情景所做的描寫來看，也一定有這樣的人

在場。王豐肅說他當時盡量使自己不要笑出聲來。人

們都愛提高興的事，這是情理之中的。王豐肅的確是

將他的笑聲歸於天主給他的特殊恩典，使他「特別的

歡樂、喜悅，放聲大笑，不能自制」。對這種說法有

懷疑的人並不否認有特殊的恩典，但是還是認為他的

態度與圍觀他的人有關。天主給予他的安慰確實能夠

令人高興、歡快，可是令人開懷大笑的情景卻不多見。

押送的官兵們終於從道台家中走出來。他們為讓

王豐肅久等一事表示了歉意。到了牢房之後，他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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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豐肅交給了看守，並囑咐看守要將王豐肅當一名無

罪的人來對待。和王豐肅關押在一起的還有兩名中國

教友。其中一名叫張采(音譯) .已跟隨耶穌會有三

年，他自願前來，請求與王豐肅共命運。

當王豐肅被關進監獄的消息傳開之後，不少天主

教徒趕到耶穌會的住所，推開衛兵，闖出一條道路。

前面提到的姚若望是其中的讀頭人。他勇敢地揮舞著

小黃旗，士兵問他想要幹什麼，姚若望回答道 r 為

基督而死，為耶穌基督的信仰甘灑我的熱血。 j 這些

守衛的士兵倒是願意成全他。他們在自己的許可權

內，綁住他的手，用繩子套住他的脖子，將他帶到大

堂。審案的官員們不知該拿他怎麼辦，對他相當客

氣。姚若望顯然是渴望為信仰而蒙難，不在乎對他的

迫害。官員們給他鬆開綁，讓他坐下，不久就將他放

了。

沈?在對他的下屬小心翼翼地對待被指控的人十分

惱怒。第二天 .9 月 1 日，他命令將曾德昭及所有在

耶穌會會院抓到的人都押入牢房，並與王豐肅關在一

處。與曾德昭一起入獄的有耶穌會修士鍾鳴仁. 21 

歲，澳門人;還有路易士﹒帕瑞(Louis Paris) .一位

耶穌會的準會士;另外還有四名僕人、四名天主教

徒。那天早上他們正好都在。沈j在還派了一隊人去搜

查耶穌會士休息時去的城外花園。他原本希望能在花

園找到武器，但是結果讓他失望了。

南京的天主教徒們託人帶信將事態的發展告訴龍

華民。此時，龍華民、艾儒略以及李之藻都在高郵。



三人決定龍華民依舊進京，艾儒略則到杭州的楊廷筠

家避難。李之藻為龍華民的旅途準備了盤纏，還交給

他幾封給京城裡的朋友寫的信。儘管李之藻的親朋好

友警告說，他這樣公開保護傳教士的做法會毀了他的

前程，李之藻還是初衷不改地站在了耶穌會士的一

邊。他甚至派人到南京，給監獄中的耶穌會士送錢和

衣物。

龍華民到達北京後，與龐迪我、熊三拔二人相

見。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爭取申訴，龍華民試著說服官

員們讓皇上干預這件事，可是沈濯非常會用錢來辦

事，堵死了所有的通道。

徐光敢寫了一篇論文，為傳教士和天主教做辯

護。其實在北京，這種文章是用不著的。除了禮部尚

書之外，朝中沒有人將沈濯指控的事看得太重。在這

種情景下，龍華民就派鍾鳴禮 I 帶著徐光傲的文章趕

赴南京，在南京印行並散發。

鍾鳴禮在李之藻的親戚、天主教徒夏某(聖名依

納爵， Ignatius) 的幫助下，找到了六位顧意幫助他印

製文章的人。他們在一位天主教徒的家中印了起來。

就在徐光傲的(辨學章疏〉首批剛即完的時候，這位

天主教徒的鄰居向沈濯告了密，於是印製文章的人和

鍾鳴禮被捕了。

沈?在命人對鍾鴨禮施以杖刑;又將曾德昭和王豐

肅帶到他的官街，對他們進行了長達六小時令人筋疲

力盡的審問。從曾德昭後來的回憶和記錄，可以想像

到當時的情景 I 你們標榜的是什麼樣的法律?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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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進入中國的?你們的經濟來源來自何處?你們

如何管理自己?你們與在澳門的外國人保持何種關

係? J 

由於南京禮部的一位官員事先接到了徐光傲和李

之藻寫給他的信，所以二位神父在審訊結束後沒有受

刑。南京禮部迫於怒氣衝天的沈灌的壓力，將案子轉

交到上一級街鬥，並要求這級街門對所指控的人嚴加

處理。審訊的官吏對他們進行了一次簡短的審問之

後，發現他們並沒有犯什麼罪。但是為了照顧沈榷的

情緒，大堂之上，那位允許在他家刊印辯護文章的天

主教徒被打了二十大板，鍾鳴禮也被打了二十大板。

參與這件案子的官吏態度十分清楚，他們想就此

罷手，但是沈濯扔緊抓不放。他的同僚們顯然認為他

發起的這場運動是不必要的小題大做，對指控者的同

情就是證據。儘管他的幾次上疏都沒有回音，但是沈

?在還是堅定不移。終於，一份在萬曆四十四年臘月十

二日 (1617 年 1 月)呈上的奏疏有了沈浩所渴望得到

的結果。北京的禮部侍郎向沈濯提議:將一布告連同

奏疏一同呈上，皇上只須在上面簽字即可。關於這份

布告的內容，曾德昭是這樣寫的:

「據北京順天府通判全面了解的情況，確有一些

外國人住在京城和其他各地。鑒於大臣的懇求與忠

告，朕向全國所有省份發布命令:王豐肅和龐迪我及

他們的同夥將被送回他們自己的國家。因為他們傳播

不為人知的教義;因為他們以宗教為藉口，圖謀擾亂

我們百姓的平靜的生活， '扇動臣民造反，鼓動百姓與



國家作對。基於上訴原因，朕命令南京禮部告知應天

府的官員:對於這些外國人，無論在何處找到他們，

都要在衛兵的嚴密護送之下，送到廣東省的廣州，從

那裡讓他們平靜地離開中國，回到自己的國家。儘管

在去年，朕得知這些外國人來到中華帝國為我們服

務，還知道龐迪我和他的同伴高品質地完成了修曆工

作，但是還是要將他們集合在一起聽候朝廷的命令，

並且將他們遣送回國。這是朕的意顧。此件發回禮

部，由禮部執行...... J @ 

1617 年 2 月 14 日，皇上簽署了這個布告。沈濯堅

持不懈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在經歷了 35 年漫長、痛

苦、耐心地勞作之後，傳教士們的所有成果頃刻間就

要化為烏有。這棵羅明堅心中「柔弱的小苗 J '正在

呻吟著。利瑪竇所說的「危險就在前面」的預言，正

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到來。

不管這份布告是如何形成的，它已經成了既定的

實事。整個大明帝國都要頒布實施這一命令。如果中

國朝政的真實情況和它表面的嚴格一致的話，耶穌會

在中國的冒險事業也就到此完結了。然而對於耶穌會

士而言幸運的是，中國在理論上常被人說成是「東方

的獨裁主義 J '而在實際的運作中並不完全如此。在

理論上，天子掌握所有的權力，他的權力是絕對的。

但是在實際當中，他的權力是打了折扣的，既受到來

自好的一方的制約，也受到來自壞的一方的制約。宜

官們就是這種制約中徹頭徹尾的壞的一方，他們可以

控制諸多與皇上接觸的管道，同時還可以利用與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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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接觸。這些行為都可以削弱皇上的權力;好的

一方面的制約則是來自遍布全國的正直官吏。是他們

負責執行朝廷的命令。他們在執行命令時有靈活處置

的餘地，由此也制約了皇帝的獨裁。各個省份的官吏

們表面上旬留在專制的皇權下，口稱 r 誠惶誠恐，

絕對服從。」而實際上各省的行政官員並沒有「誠惶

誠恐 J '也常不完全遵守皇上的政令。在他們權力所

屬的範圍，他們在執行皇帝命令的時候有著很大的迴

旋餘地。當然，這些官吏們也可能因為怠忽職守而被

革職或者受罰。有一套監察系統，可以使這些官吏的

行為受到約束。官吏遭查辦是經常的事，但其原因通

常不是因為忽視了皇上的命令，而是在執行過程中過

分嚴厲。朝廷的官吏好比百姓的父母，這一概念深植

於中國人的心中。檢驗一個好宮的標準之一就是他管

轄之下的百姓是否認為他是一位「好父母」。如果當

權者的功能僅僅像一個冷血動物，一味形式主義地照

章辦事，那麼這一體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有了以

上的這種約束，行政官吏在執行命令時，也使專制與

違法的行為受到制約。這是中國政治體系的基本部

分，是中國政治理論的根基。

只有當皇帝的詔書符合孔孟之道時，官吏們才忠

誠地擔起忠實執行命令的責任@。在儒學的政治理論

中，官吏是最高統治者與百姓的仲介@。西方人不理

解這是中國政治體系的核心特徵。在記者、小說家的

筆下，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 19 世紀，西方

列國與中華帝國的紛爭不斷，嚴重地惡化了彼此之間



的關係。西方人對中國在中央集權的現象下存在著大

量、分散的責任制與非集權的權力這一點缺乏了解，

這是導致這些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布告的頒布使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們感到吃驚。當

時在京城的有四名神父:龍華民、畢方濟、熊三拔和

龐迪我;還有兩名助手，很可能是倪一誠和游文輝。

傳教士們向皇上申訴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沈榷的人

有效地阻止了他們接近皇上。 1617 年 3 月 18 日，聖枝

主日那天，耶穌會士們在擁擠的教堂裡做完彌撒，分

發聖校以示忠誠。在勸誡天主教徒們繼續堅定信仰之

後，他們離開了利瑪竇創立的、在皇上庇護下的北京

中國人天主教團體。

龍華民和畢方濟，還有兩名助手都沒有列入布告

中被驅逐人的名單。於是京師負責執行命令的官員們

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忽視了他們的存在。就這

樣，龍華民和畢方濟兩名神父躲在北京徐光傲的家中

避難，而那兩名助手則躲到了北京西郊的利瑪竇墓

地。朝廷對教堂和耶穌會的住所並沒有沒收，官員們

允許北京的天主教徒們管理它們。熊三拔和龐迪我在

衛兵的護送之下，通過了京城厚重的城門，出了北

京，前往廣州。他們出城的時候一定不只一次地回頭

仰望古都的城牆。龐迪我在京生活了十六年，而熊三

拔也在這裡度過了十一年的光陰。從此以後，他們二

人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們都是在被驅逐到澳門後，在

那裡去世的。

在南昌，這一針對耶穌會士的政令執行得非常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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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方允許這裡的兩位神父撒到建昌。耶穌會輔理

修士丘良厚(聖名 Pascal) 1 仍然不受干擾地留在南昌

會院。

從南昌被迫出走的神父們是塞翁失馬。在此之

前，羅儒望到過南昌，給一些人施了洗。這次，他和

史惟貞受到了建昌當地一個望族成員的極為慷慨的接

待。出於某種考慮，他們只用聖名德範( Stephen) 來

稱呼他們的東道主。德範將神父們安置在城牆附近的

一所房子裡'共有四間，外加一間廚房和一問大廳。

這間大廳可以用於做禮拜。開始的時候，只有當地人

數不多的天主教徒來這裡聚會。漸漸地，耶穌會士們

接待的人開始多了起來，其中有不少後來皈依了天主

教。當曾德昭在兩年後來到建昌，參加彌撒唱詩時，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大辜人。二十年後，曾德昭是這樣

報告的:

「建昌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傳教地之一，因為它有

相當多受過良好指導的天主教徒。在耽鄰的前江省，

還有我們的兩所教堂，離建昌不遠，每一年神父都可

以走訪那裡。 J ~ 

費奇觀和陽瑪諾自從 1612 年從韶州被趕出之後，

就一直在南雄傳教。這時，南雄的地方官通知他們

說，皇上的政令說了，他們不必著急離開南雄，可以

等到熊三拔和龐迪我來了之後一起走。但是神父們沒

有等，他們賣掉了房子赴杭州避難，與正聚在杭州

的、在楊廷筠保護下的耶穌會士會合。這時，郭居

靜、黎寧石( Riberio) II和艾儒略已在杭州，其他耶穌



會士跟著也陸續都到了。在這之後的幾年裡，楊廷筠

在杭州的家成了中國天主教希望的中心。當沈港的陰

影使傳教受阻時，耶穌會士在這裡受到了保護。楊廷

筠家中住著耶穌會士並不是什麼祕密，沈?在也十分清

楚這件事。他的同鄉楊廷筠正在挫敗他讓中國擺脫天

主教的計畫。他清楚這點，也十分惱火，但是楊廷筠

的地位使他不敢公開地發動進攻。杭州的官員們，出

於對楊廷筠的尊重，從未頒布過逐教令。

只有在南京，對這道政令的執行是既完全又嚴厲

的。有三份檔案被收集成冊後刊印，以此可以證明沈

濯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的熱誠。這三份檔案的簽署日期

都是在同一天: 1617 年陰曆 2 月(西曆 3 月)某日。

第一份檔案的內容是南京禮部命令它的官員審問

犯人。該文件報告說，王豐肅承認他是一名蠻夷之

人。檔案還用來指導如何審問曾德昭，以確定他是否

也是一名蠻夷之人。文件還要求確認一下陽瑪諾是否

已經返回歐洲;它還要求調查一下鍾鳴禮和鍾鳴仁及

其他犯人的過去。

第二份檔案是由禮部起草的、在審問王豐肅之後

做的記錄，其部分內容如下:

「王豐肅，紅色的面孔，白色的眉毛，藍色的大

眼睛，長而且尖的鼻子，黃色的頭髮。他自稱 50 歲，

歐洲人，自幼便讀蠻夷人之書，並且成功地通過了數

次考試，稱其學位相當於中國的進士。他不願為宮，

自顧加入一個宗教團體。在他 30歲時，奉他的上司阿

奎維瓦之命，與林妻理 (Félicien da Silva) 1 等人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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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教。他與林斐理和陽瑪諾從歐洲上船，在航行

了兩年零四個月之後，於 1600 年陰曆 7 月抵達澳門。

他在澳門停留了五個月。隨後，陽瑪諾留在了澳門，

他與林斐理前往韶州住了幾日，後又到江西南昌府停

留了四個月，於 1611 年陰曆 3 月到達南京。在他來南

京的十年之前，此處就已建立了耶穌會會院。利瑪

寶、龐迪我、郭居靜、羅如望等人，就是從這裡奔赴

全國各地的。當利瑪竇北上京師進貢之後，羅如望接

替了利瑪竇在南京的工作，不久又將工作轉交給他。

他盡力地在南京傳播天主教，有了二百餘名信徒。他

負責為信徒們指定聚會的日期等諸事。

「林斐理，於 1613 年陰曆 6 月因病死亡。他的棺

材仍然停留在教堂。

「陽瑪諾，現在澳門。在過去幾年裡，他住在南

雄。數月之前他來到南京，在王豐肅處住了兩個星

期。他還去了北京，後於 1615 年陰曆 12 月返回南雄。

「王豐肅所需費用來源於歐洲，是由到澳門的商

船帶來的。他每年收到約六百盎司的銀子。在他修建

幾處大宅子的期間，每年得到的經費達一千盎司的金

子。他與龐迪我及其他的傳教士們分享這筆收入。

「曾德昭，紅面孔，白眉毛，長而尖的鼻子，大

耳朵。他沒有走仕途的打算，與朋友在一起是為了做

學問。他在海上航行了六個月後來到了澳門。從這些

情況看，他與王豐肅差不多，確定也是一名蠻夷。陽

瑪諾，還沒有返回自己的國家，據說現仍住在南雄

府，這不屬於我們管轄的範圈。



結論:兩名蠻夷犯人一一王豐肅與曾德昭，經審

問，並且清楚地驗證了他們的身分，將被押解至廣

州卜交給當地有關官員，送回歐洲。曾德昭目前患病

在身。」

第三份文件是一份由禮部發給都察院的命令。命

令他們採取必要措施將兩名歐洲人押往廣州，交給有

關官吏，然後送回歐洲。文件還提及皇上首肯的奏疏

和案件的報告。案件的審判報告由晏文輝 I 執筆，並

在禮部獲得通過。檔案的性質表達得卡分清楚，由沈

港發動的這場進攻其主要起因，是由「正統」儒學對

天主教的敵視而產生的。

3 月 6 日，王豐肅和曾德昭被帶到沈港的禮部大

堂上。曾德昭因病，身體十分虛弱，是躺在一塊木板

上被抬到大堂的。王豐肅身著囚服，脖上套著繩索，

被牽了進來。他們被審訊了兩個小時，主持審案的是

禮部的一名官員。在審訊期間，王豐肅一直被迫跪

著，而曾德昭因為生病，只好躺在地上。在審問結束

的時候，他們被帶到了沈港的面前。沈?在宣布，他們

在中國傳播的是一種新的宗教，本該處以死罪，但是

由於皇上寬宏大量，免去他們的死罪，將他們遣送回

國。沈港出於自己的意志，下令對二人每人杖刑十大

板。曾德昭因病得太重，被免了杖刑。而王豐肅則沒

有躲過，被拷打得十分嚴重，事後過了一個月，傷口

才開始癒合。

「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我的傷口才開始癒合。」

王豐肅寫道. r 沈濯派了三名職位不高的軍官，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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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的兩名官員，命我與他們一道，去對會院進行嚴

密的搜查。將其中的書籍、手稿、聖像和數學測量儀

挑了出來，沒收入官，送到了沈港那裡。會院中的家

具沒有拿走，讓我處理。處理完了之後，我又被帶回

監獄。 J

街門的人在打開林妻理的棺材時發生了特別的事

情。這些人希望在棺材中發現一些寶物。可是在開棺

後，按照王豐肅的說法，他們意外地發現林斐理的屍

體形態完好，而恰好在這時候，突然雷雨大作。這些

迷信的人本來就因為屍體的完好而~到恐懼，這時他

們就更加害怕了，匆忙在房前屋後轉了一圈，搜查就

結束了。沈濯下令將林斐理的屍體扔到了城外的曠野

裡。後來，一些天主教徒們把屍體找了回來，安葬了。

1617 年 4 月 30 日，王豐肅和曾德昭從牢房中被押

了出來，囚於籠車中。這樣的待遇通常是用於死刑犯

的。一位主事的官吏對他們進行了最後的宣判，將朝

廷的封條貼在籠車上。然後由押送的官兵們接管了籠

車。

他們一行上路了。關在籠車中的兩名耶穌會士，

脖上掛著重重的鐵鏈，于上帶著鏢銬，衣衫檻樓，頭

髮和鬍于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梳理了。街道的兩旁站滿

了圍觀的人。當囚車通過街道時，兩邊的人臺鴉雀無

聲，這對於聚在一起的中國人來說，是很奇怪的。這

是因為囚車上掛著三個牌子，上面寫道:犯人是那惡

之人。他們擾亂社會的平安，傳播新的教義。禁止任

何人與他們講話或者與他們有任何接觸。



原來的押運計畫是準備用船的。一些天主教徒們

為此做了些安排，可以使他們在押往廣州的路上舒服

些。但是沈?在卻臨時改變了計畫，讓他們走陸路。他

們在衛兵的押送下，被禁止與任何人講話。結果，這

些天主教徒的關愛沒能實現。

他們在囚車裡一直站到第四天，才允許從籠子裡

出來，有短暫的休息。到了後來，他們虛弱得已經站

不住了。南京的天主教徒們一直陪著他們，但是一路

之上他們之間是不能有所接觸的。當他們到達南雄城

的時候，最痛苦的經歷總算結束了。不過在這段路程

的最後一段，許多學者和朝中有職位的官員都來拜訪

這兩位耶穌會士，押送的衛兵不敢阻攔。在拜訪的時

候，中國朋友們一般會送上短的詩文， r 以示他們的

情戲，並且留下一些紀念品。來訪的好朋友們對耶穌

會士的不幸充滿了同情。」王豐肅後來這樣寫道。

南雄的府尹將兩名犯人從囚籠中放了出來，令押

送的衛兵返回。然後，又押送他們二人走水路赴韶

州。他們在韶州所受的待遇不太好，多次過堂，受到

了嚴厲的對待。終於，他們被押上船隻，解往廣州。

5 月 20 日，在離開南京一個月後，他們到了廣州。

在這個南方的城市，他們被投入到一問條件極差

的牢房裡。牢房「又濕又小，流行著瘟疫，好多犯人

擠在一起。」王豐肅寫道， r 在這裡是不可能躺下來

的，因為一伸腳就會搭在別人的身上。」由於幾名友

好官吏的干預，他們才被轉移到一問條件稍好的牢房

裡。過後，熊三拔和龐迪我也來到了廣州，和他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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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他二人是從北京來，所經歷的卻與王豐肅和

曾德昭相差甚遠。只是在出城的第一天有衛兵看押，

後來他們向押送的人發誓說他們會去廣州的。他們自

己走完餘下的路程，沒有受到傷害。

四名耶穌會士在牢裡關了一個月之後，廣州府尹

將他們放了出來。他似乎視耶穌會士所受的迫害僅僅

是因為沈濯的個人仇恨所致。他將耶穌會士們拘押在

一座塔樓裡，並提供他們生活用品。的18 年初，在他

們到達廣州後約七個月，廣州府尹懷著尊敬的心情將

他們轉交給澳門一方，他們的苦難結束了。

與此同時，押解王豐肅和曾德昭到南雄府的官兵

們，返回南京向沈濯報告任務完成了。這份報告收錄

在〈破邪集〉中。報告的日期為 1617 年陰曆 8 月(西

曆 9 月)。報告說，押解王豐肅和曾德昭的工作完成

得十分順利。一路之上，他們處處向犯人體現出皇上

的仁慈。兩名犯人每人每月可得到兩盎可銀子的生活

費。他們已被轉交給廣州的官員，熊三拔和龐迫我也

已經和他們會合了。他們已經被押送至澳鬥'並轉交

給那些卑劣的「蠻夷人 J 0 報告的結尾還說，廣東的

官員們要負責不得讓他們再次進入中國。廣東的官員

們大概沒有打算按照沈濯或者他的代言人的指示行

事。後來，曾德昭、王豐肅先後於 1620 年和 1624 年

再次進入中國。兩人歸來後，在傳教工作上都很有建

樹。

在南京，與王豐肅和曾德昭一起關起來的天主教

徒們每人挨了七十大板，然後就被釋放了。而兩名耶



穌會的修士一一一鍾鳴仁和鍾鳴禮所遭受的處罰比這要

重。鍾鳴禮被送到大運河上做拉纖的苦役，幹了三

年。鍾鳴仁則是被送到一個為修築長城提供材料的採

石場為奴。最終，鍾鳴仁還是逃脫了這個命運。在徐

光歐與負責守衛他所服役的那一段長城的有關軍官交

涉之後，鐘鳴仁被釋放了。由一位英勇的天主教徒替

代了鍾鳴仁，而關於他，我們只知道他的聖名為瑪竇

(Mathew) 。

沈濯徹底毀掉了南京的教堂和會院。他將這處地

產以一百五十兩銀子的價錢賣給了一個叫李成(音

譯)的人。這筆變賣的錢又轉手到尚源賢(音譯)的

手中，其官職是府丞，這筆錢被用來修繕他的官臨。

耶穌會士在城外的小花園以十五兩銀子的價錢賣給一

個叫王明(音譯)的百官。

1617 年陰曆 8 月，沈濯顯然認為他要對這件事做

出官方的結論。他以禮部的名義簽署了一份告知南京

百姓的莊嚴文告。在文告中，他直言，反對「謊稱是

信仰天主宗教的人，和那些引導愚蠢者走向叛亂的

人 J '天主教在中國是被禁之教;嚴禁百姓膜拜「耶

穌，被野蠻的傳道者說成是天主降生成人的人 J '嚴

禁受洗、嚴禁禮拜日和節目的聚眾;中國必須延續祖

上傳下來的宗教。

在沈濯看來，他的文告如同輝煌的終場，其實，

它不過是這場運動頭一站的結束。沈濯只是在南京取

得了完全的勝利，而且這裡的勝利也不是永久的。被

逐到澳門的傳教士只有四位，其中兩位後來又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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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勇敢、忠誠的中國朋友幫助之下，其他地方

的傳教士仍舊留在了明帝國。儘管在以後的幾年裡，

他們不能自由行動，可是傳教的工作卻一刻也沒有停

下來。由沈濯發動的這場「南京教案 j 是一件不幸的

事，但是，與同時代的一些國家相比， 17 世紀明朝的

中國人幾乎稱得上是文明的典範。就在當時，日本的

天主教徒因為他們的信仰，在備受折磨中死去;歐洲

的天主教徒們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受到了刑訊，他們還

在宗教的名義下自相殘毅......

@這一章所依據的事實﹒主要來自當事人的第一手記述。最

有價值的是王豐肅的未曾發表過的報告: ARSI, Jap-Sin 161 

1, 1-126 頁。曾德昭的報告寫於事件發生的二十多年之後，

報告了一些不重要的、與事實有出入的細節，見曾德昭著

Histoireuniverrsellede1a China trad. nou-ve11ement en 金組cais

(里昂 1667 年版)。男一方的材料來自南京法庭在處理教

案時簽署的一些檔彙編 參考下面的注釋 3 。

@DiCostanz。在給耶穌會長的長信中講述了耶穌會士所受的

迫害，見 ARSI， Jap-Sin 114， 99-139 頁:參見曾德昭的上述

著作的7 頁。

@在中國的徐家匯圖書館中有《破邪集》的複本。在本章中

摘錄或參考的是出於Auguste M. Colombel, S. J.的手稿闊少

的'ire de 1a Mission dukiang-nan (石印本， l::.海徐家匯

1895-1905 年版) 向卷一， 204-234 頁。

@見曾德昭上述著作 309 頁。

@徐光歇奏摺的中文原文連同 E. C. Bbridgeman 的英譯文見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XIX (廣州 1850 年版) '1l8-126 

頁。原文中所注日期是萬曆四十四年七月， Bridgman 將它

錯譯為 1617 年 中文的 E 期相當於 1616 年 8 月。無疑，

徐光歇提到的禮詐尚書的政令作為朝廷的檔就是 1616 年 8

月 15 日的奏疏。我用的就是這個日期。關於日期的一致

性同參考 P.Ho組g 著 Concordance des cbronologies neomen

igques cbinoise et europeene (Varietes sinologigues No. 29, 

Shanghai: Mission catholiq肘， 1910) 。

@曾德昭的上述著作 .326 頁。

@參考 Analec旬， X試 8; XIV, 13 。

@關於這個題目‘參考 Elbert Duncan Thomas 著臼'inese Poli

tical Thought (主約 1927 年版) , 172-195 頁。

@曾德昭的上述著 a生 3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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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暴風雨中前行

1617 年 8 月，當沈濯簽署了那份莊嚴的逐教令

時，在中國仍然有十四名耶穌會士，其中有八名神

父、其餘為輔理修士。神父們是歐洲人，輔理修士們

是中國人。他們被迫處於隱蔽之處，他們的宗教被禁

止，傳教士們的事業似乎衰敗了。儘管這樣，從他們

的來信中卻絲毫看不到悲觀的言詞CD. 僅僅是以更沉

穩、更中允的觀點取代了過去的過分樂觀，但是沒有

絕望的跡象。這十四個人似乎在分享著他們的事業最

終將取得勝利的堅定信心豆。

這時，耶穌會士大多數聚集在杭州。在這裡，在

博學的楊廷筠的指導下，他們刻苦地學習中國的文學

和語言，站在風暴過去之後能夠更為有效地傳教默默

地做著準備。艾儒略是楊廷筒的得意學生，在傳教工

作處於半停頓的幾年裡，他獲得大量有關中國文學和

風俗習慣的知識。在後來他在福建傳教的時候，被人

們眾口一辭地稱作是「西來孔子」。被逐到澳門的王

豐肅在這些日于裡也沒有虛度光陰。他全心投入到用

中文寫作、改進文筆、加深對經典著作的研究之中，

他的成果大量且具有延續性。他後來寫了一些令人極

為印象深刻的著作，其中一些直至今天仍舊為人所閱

讀。

僅有的幾名耶穌會士，在面對這麼多年的工作遭

受毀滅性打擊的時刻，能夠使他們振奮精神的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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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當年利瑪竇做了何等有耐心的努力，辛苦工

作了多少年，才在韶州、在南京和北京有了一塊落腳

之地!現在所有的收穫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都喪盡。只

有有勇氣的人才能面對這種局面而泰然自若，耶穌會

士們就是這種有勇氣的人，他們沒有時間為暫時的退

卻而憂傷，沒有相互指責，也沒有去評價是誰的過

失。羅馬教會方面聽到了一些批評，但是很溫和的，

龍華民過去太樂觀，王豐肅也不夠慎重。他們接受了

這些批評，並且聰明地加以改正了。他們有一致的目

標:為今後做好準備，只要環境允許，傳教的工作就

要繼續下去。

神父們盡可能地走訪天主教團體，但是卻不能履

行本堂神父的職責。儘管困難重重，在 1619 年，他們

還是有了 277 名新的皈依者。在他們的報告中還說吸

收了許多慕道者 c 這些足以證明沈濯努力要摧毀天主

教的努力失敗了。

就在 1619 年，四名耶穌會土受到咸陽王徵(聖名

Philip) 1 的邀請到遙遠的挾西傳教。王徵在 1594 年中

舉人，在經歷了九次失敗後，直到 1622 年才中進土。

他考取進士的那張試卷至今仍然保存在俠西省的圖書

館裡。不知道保存試卷的原因是因為他的答卷精果，

還是要證明他的執著。不過，為了應試而多次進京，

使他結識了耶穌會士，並進而皈依天主教。 1619 年，

他試圖將天主教的信仰介紹到他的老家，但是失敗

了。因為「南京事件 j 的影響和那道逐教令的發布，

使得傳教沒有遇到合適的時機。幾年之後，當玉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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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使他能夠對傳教事業做更為有效的幫助時，天主

教傳入了他的家鄉。

同樣是在 1619 年，史唯貞和修士鍾鳴仁設法走訪

了南京。南京的天主教徒們見到他們高興極了。他們

鼓勵南京的天主教徒們不要熄滅信心的火焰。南京的

天主教徒們之所以有著堅定的信仰，曾德昭做出了很

大的貢獻@。

1621 年，嘉定建立了一個傳教中心。嘉定是離上

海很近的一個城市。這項工作由孫元化(聖名 I伊甜us) 1 

一一一位天主教徒、學者型的官員負責。孫元化曾師

從徐光傲，學習西方數學。也是由於徐光傲的影響，

使他皈依了天主教。 1621 年，他寫信給在杭州的耶穌

會士，邀請他們來嘉定開教。當這封信到達杭州時，

郭居靜和畢方濟正要做程赴上海。於是，畢方濟轉而

去了嘉定。等到了嘉定，畢方濟才發現孫元化在家中

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一套房子，還帶有一間禮拜堂@。

畢方濟的工作碩果景景，沒過多久，小體拜堂已經不

夠用了。 1620 年，曾德昭在澳門待了四年之後，悄然

離開，來到嘉定後，寫出了這樣的報告:

「我確實可以這樣講，在嘉定有相當數量的、極

有熱誠的天主教徒。在做彌撒時，看這些信男信女的

神情，其專注程度不亞於孩子。他們聆聽著天主的聲

音，做懺悔，經常到聖壇施以莊嚴的聖禮，與歐洲最

虔誠的天主教徒並無兩樣。 J @ 

嘉定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小鎮，是一個極為適合做

學間的地方。澳門的年輕人和准耶穌會士，被送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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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來學習中文，其間還要接受初學的靈修戒律的訓

練。剛從歐洲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也要被送到嘉定，

開始他們的中文學習。 1622 年，有四名新來的傳教士

在嘉定學習中文。

1621-1627 年間，退休了的徐光歐住在上海，這對

郭居靜來說是十分有利的。郭居靜發現要學習天主教

教義的人太多，他不得不請在杭州的耶穌會士幫忙。

儘管仰仗於徐光傲的地位，使傳教工作得到庇護，但

是防備萬一還是必要的。 1622 年，為了避免因聚眾太

多而引起麻煩，郭居靜仍舊遵守天主教徒們在行彌撒

時聚集的人數不得超過五人的規定。即使如此，在重

返官場前的 1627 年，徐光廠還是覺得必須在上海建一

個更大的禮拜堂。老教堂面對蓬勃興起的天主教團體

來說，已經顯得太小了。

耶穌會士在 1620 年年度報告的信中說，那年共有

268 名皈依者:北京 20 人，杭州 l的人，南京 25 人，

上海 20 人，建昌 98 人; 1621 年，北京有 40 名皈依

者，杭州 300 名，南雄 12 人，上海 72 人，嘉定 60 人，

南京 52 人，南昌 46 人; 1622 年，北京 31 人，嘉定 70

人，杭州 191 人，上海 86 人，南昌和建昌 50 人。

與遇到的困難相比，收穫還是令人鼓舞的。在當

時，傳教士們在中國沒有一個自己的居所，只是在上

海有所教堂。他們住在忠誠的天主教徒家中:在上海

的住在徐光做家;在嘉定的住在孫元化家;在建昌的

住在德範家;在杭州的則是住楊廷筠家;在北京的住

在秦馬丁和另一位天主教徒學者的家裡。對後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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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J文~MaS個
ch函，據林金.~教授

，此人名叫

們僅僅知道他是一名進士，聖名為納臣肋 (Nazarius) 。

1621 年，沈?在不再在南京的禮部任職，到杭州過

著退休的生活。他的暫時離職又給了傳教士們新的希

望。金尼閣在寫給歐洲的報告中說，風暴似乎已經過

去了。大多數的耶穌會士都住在杭州楊廷筠的家中，

因此他們的任何舉動，他們的死對頭沈港都是一清二

楚的。每逢宗教節日的時候，每次參加彌撒聚會的人

竟多達一百人。而沈榷的沉默使金尼閣感到困惑。其

實對這點，解釋起來並不困難。在當時，沈濯已經不

在官位了，無法發揮其威力了。當然，他反對天主教

的態度並無改變，對楊廷筠安排他與耶穌會士們見面

的邀請拒不理睬，就清楚地顯示了他的態度。

沈港的退休也使北京的傳教情況有所改善。儘管

謹慎還是必要的，但是信徒們可以參加每月一次、在

指定住所的小組聚會，接受指導;每年可以有五至六

次聚在教堂做懺悔，聽神父講道、做彌撒。 1620 年耶

說節的慶祝相當正規，只不過其中的音樂是中式風格。

1621 年的揚州，這個曾在馬可﹒字羅管轄之下的

城市，有許多人皈依了天主教，不但在城裡建立了一

個天主教中心，而且還首次成功地向挾西和山西兩省

傳教。

馬呈秀l' 一位聲譽不錯的學者型的官員，在快西

省的街門裡任職。他到了北京後與耶穌會士們見了

面，對西方的數學發生興趣。他請求徐光敵說服一名

傳教士訪問他家，並且向他傳授實用科學，結果艾儒

略被選中。艾儒略到了揚州馬呈秀家，給他講授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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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科學，同時也成功地使馬呈秀皈依了天主教。

1621 年，在天使報喜節那天，馬呈秀接受了洗禮，取

了聖名:伯鐸 (Peter) 。和他一起受洗的，還有他的

兒子。他的許多親戚也都成了慕道者。後來史惟貞就

是在馬呈秀揚州的家中落腳，繼續著艾儒略開始的工

作，從而在明帝國叉開闢了另一個重要的天主教中心。

當馬呈秀毆程前往俠西時，艾儒略和他同行。馬

的官郎在商州，一路之上他們走了二十九天。在商

州、卜艾儒略逗留了五個月。艾儒略經常陪著辦公事的

馬呈秀，走訪他所管轄的十九個城鎮。

在快西的這幾個月，艾儒略在葡萄酒的釀造上取

得了成功。他的關於峽西葡萄可以釀造好酒的發現是

很重要的，因為做彌撒時用的葡萄酒，都必須從歐洲

帶來，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在此之前耶穌會士

們也曾經嘗試過釀造葡萄酒，但都沒能成功，不是變

酸，就是根本不發酵。

在馬呈秀被調往福建的時候，艾儒略來到了山西

省。他是應韓雲(聖名 Stephen) 的邀請而來的。韓雲

的家為學者型世家，他和弟弟韓霖(聖名 Thomas) 在

北京皈依了天主教I 。如同許多例子一樣，他們的皈依

是受了徐光傲的影響。他們兄弟倆都是在徐光歐的指

導下學習數學和軍事科學，而且兄弟三人也都成了熱

誠的天主教徒。韓霖是弟弟，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藏

書家。

1621 年，艾儒略來到山西緯州拜訪韓家時，韓霖

出遠門了。韓霖二十歲時，就已經通過了在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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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人考試。在回到梓州之前，韓霖用了九年的時

間，到直隸、山東、江蘇、漸江還有江西搜集書籍。

艾儒略在韓家見到了韓雲，韓霖的哥哥。那時，傳教

士們稱韓雲為斯特凡諾博士 (Dr. Stefano '即他的聖

名)。韓霎在艾儒略來到之前已經對他的許多朋友和

親戚做了天主教基本教理的輔導。艾儒略到了緯州之

後，又對這些人做了全面的指導，隨後，給十八個人

進行了洗禮。十年之後，緯州的天主教團體成了中國

最具朝氣的天主教團體之一。艾儒略在緯州能做的也

只是這些，因為沈?在的一個朋友來到緯州巡視，簽署

了一道反對天主教的公告。艾儒略離開緯州、i後與正在

河南等著他的馬呈秀會合。之後他們一起返回揚州。

馬呈秀到揚州後與家人相見，然後赴福建，任福建總

督。

1622 年，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共有 13 名，比五年

前沈濯頒布逐教令時還多了 5 名。 1621 年，曾德昭重

返中國，和他一起來的還有金尼閣。次年，費樂德

(Rodrigo de Figueredo) 1 '祁維材 (Wenceslas Panta

leon Kirwitzer) II 和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III 也都先後來到了中國。

1621 年，南京的情況又有新的驟變。這次首先發

難的是北京的高官，而反應到南京的政界。天主教的

大敵再次威脅要摧毀傳教士們希望的根基。新的攻擊

與當時中國的內部政局密切相關。

幾年來，在中國官場上，愛國官吏與閹黨w鬥爭

的結果，是後者占了上風。勢力不斷增長的閹黨使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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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正宜的、有能力的官吏丟了烏紗帽。一些官員即使

未被革職，但是在行使職能時，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山海關外的滿族人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使明

王朝內部這種令人悲哀的政治局面進一步惡化了。在

漫長的萬曆皇帝執政期間(1573-1620) ，明王朝的派

系摩擦和黨爭加速了這個朝代的滅亡。這時候在東北

部的髓輯人 1 '或稱滿人中間，原來分散的部落進行了

不斷的聯合，力量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努爾哈赤(1559-1626) ，原本只是一個無名部落

的小首領。後來，他將東部鞋革旦人的部落組成一個統

一的民族。這個民族構成了對明朝的主要威脅。努爾

哈赤生於女真族裡具首領地位的愛新覺羅部落。歷史

上的女真民族生活在朝鮮以北和中國遼東版圖的東部

與東北部。在 12 世紀的時候他們建立了短命的金朝

(1115-1234 )。在 13 世紀，他們被蒙古人征服後，被

劃分為三個主要的部落:建州女真部落、海西女真部

落和野人女真部落。努爾哈赤屬於建州女真。在他的

父親塔克世H死於非命後，他當上了建州女真的小首領。

自此以後，他開始了他傳奇般的政治生涯。他的

權勢急劇擴展，聲望也迅速增長。他首先在親戚和族

人間建立了自己的權威。到了 1610 年，他征服了東聽

袒除了葉赫以外的所有部落。同年，他將部落組成四

個團隊，即四個旗。到了 1615 年，四個旗被分成八個

旗，這種「八旗」制度使女真民族轉化成了強有力的

軍事機器。

1608 年他與駐守在遼東邊境的明將簽署了關於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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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疆土邊界的協議。隨著他的軍事能力的不斷增長，

他開始對明帝國產生了敵意。到了 1609 年，他就不再

向明王朝進貢了。

1616 年 2 丹 17 日，努爾哈赤自稱為大汗，年號為

「天命 J '國號為「金 J '或稱「後金 J '其意義是

說她是 12 世紀金朝的沿續。二十年後它改國名為

「清」。

的18 年，努爾哈赤率讀一支軍隊入侵明朝。與此

同時，他發布了被稱為「七大恨 J 的聲討明帝國的橄

文。當時在遼東的明軍宮員由於嵐到努爾哈赤日益增

長的力量所帶來的威脅，便給予另一個女真部落、也

是愛新覺羅部落的敵人 葉赫部落以軍事上的幫

助。這大概是最讓努爾哈赤憎恨明朝的原因之一，再

加上他日益膨脹的野心，這一切促使他採取軍事行

動。努爾哈赤的軍隊橫掃遼東，占領了幾個城市，其

中包括撫順。

撫順的陷落對萬曆皇帝是個警告。他任命楊鋪為

兵部侍郎，並派他赴遼東指揮抵抗努爾哈赤的戰鬥。

沒有比這個命令更糟的了，當初就是由於楊錯的猶豫

不決和指揮不當，在 1598 年與日本人在朝鮮的戰鬥

中，明軍受到了jii難性的打擊。

1619 年 4 月 5 日，楊鋪派出四支軍隊攻打滿族人

的重鎮赫圖阿拉。他計畫，四支部隊從四個方向在 4

月 15 日包圍合擊赫圖阿拉。然而第一支軍隊在 4 月 14

日提前到達，結果是全軍覆沒;第二支軍隊在 4 月 15

日那天在尚問崖也遭受到同樣的厄運;第三支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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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 17 日，連同朝鮮方面協同作戰的部隊在阿布達

里岡也被摧垮。只有第四支部隊迅速撤退到潘陽才得

以保全。四天的戰鬥，明朝的損失是巨大的。徐光敵

對朝廷的無能廠到憤怒。

的19 年 8 月 7 日，他向皇上呈上奏摺請求讓他以

特使的身分奔赴朝鮮，勸說朝鮮當局與滿族人抗爭。

他之所以這樣做，不單單是渴望為中國組織一支援助

的力量，也是希望借此機會將天主教介紹到朝鮮。為

了這個目的，他打算帶著畢方濟一同去。畢方濟這時

正住在徐光敵北京的家裡。他的奏疏雖然得到了兵部

的批准，但是被皇上駁回。朝鮮沒去成，徐光歐被派

到北京東邊的通州負責新兵訓練營的工作。這項工作

使徐光歐再次受挫:從朝廷那裡得不到軍隊所需的資

金，他不得不向李之藻和楊廷筠求助，請他們捐獻。

1620 年 8 月 18 日，以他的年號「萬曆」為人所知

的神宗皇帝，在生病兩個月之後去世。萬曆皇帝長達

將近 48 年的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皇位由他的兒

子朱常洛繼承，年號泰昌。

朱常洛生於 1582 年，其母是貴妃。儘管皇太后承

認他為皇位繼承人，但是他的父親想把皇位傳給一個

年齡比他小的兒子一一朱常淘。朱常洶的母親姓鄭'

是皇上最寵愛的妃子。 1601 年，在經歷了十五年不斷

的事鬥之後，皇上終於屈服於內閣諸大臣的壓力，宣

布朱常洛為皇位繼承人，然而暗中的事鬥並沒有停

止，東林黨的帽起主要就源於這場爭鬥。雖說當時的

中心議題是皇位繼承一事，而問題的實質則是東林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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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想要用一個運作良好的行政機構來打破宜官、妃

子及其朋黨對政權的控制。

1615 年，一個無名刺客，攜帶一根棍棒，潛入朱

常洛住的慈慶宮，企圖將這位皇位繼承人打死。後來

對這個刺客進行了審判，以他是瘋巔之人結案。儘管

政治上的事鬥成功地掩蓋了事件的真相，但人們普遍

認為，要謀害皇位繼承人的陰謀，是在鄭妃支持下由

太監們幹下的 1 0 

1619 年，皇后去世，鄭妃更加受寵於皇上。隔

年，皇上病危，他留下旨意:將鄭妃升為皇后。朱常

洛在他父親病危之際遭鄭妃阻攔，不許他看望。一夥

內閣大臣害怕朱常洶的母親鄭妃發動宮廷政變，在果

敢的楊漣帶領下，強烈要求皇上兌現朱常洛為繼承人

的承諾，並且得到了皇上親口肯定。同樣是這些人，

在皇上死後，成功地阻止了鄭妃成為皇太后。如果她

當上皇太后，就有了對新皇上指手劃腳的權力。

1620 年 8 月 28 日，朱常洛繼承了皇位。耶穌會士

對他的繼位寄予厚望。他們認為朱常洛是一個有能

力、有德之人，可以將國家從腐敗的朝政中解救出

來。耶穌會土這種判斷是建立在可靠的依據之上的:

在激烈的皇位爭奪戰中，正宜的官吏都力爭保他為繼

承人;他剛一即位就著手整頓朝政的事實，也是佐

證。沒人知道在他指揮下改革的運動能走多遠，因為

改革的過程受到了阻礙。就在他登基九天之後，他突

然病了。幾天之後，皇上吃了鄭妃身邊的一名太監送

來的藥後病情加重。當皇上服用了一個大夫闊的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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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奇效的「紅丸 j 藥之後，病情進一步惡化1 0 楊漣連

續呈上奏疏數次，強烈反對讓庸醫給皇上治病。

這期間，皇上的一名選侍李氏住在皇上的乾清

宮。這一現象加劇了楊漣一干人的恐懼，他們害怕皇

宮裡的人結成朋黨，萬一皇上死了，這些人會建立

鄭、李妃子的聯合攝政。

9 月 26 日，皇上去世。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同意人

們的普遍看法:皇帝是被毒死的。楊漣在接到死訊後

立刻率領內閣大臣來到了皇宮。太監們企圖阻止他們

進入，但是楊漣的威嚴使他們讓步。楊漣和他的同事

們將已故皇上的長子朱由校掌握在手中，帶著他上了

金鑒殿，宣布他的登基。在李選侍搬出乾清宮之前，

楊漣等人不讓朱由校住進乾清宮。以楊漣和他的支持

者為一方、太監及他們的死黨為另一方，雙方的事鬥

異常激烈。直官們希望保持住他們的政權，通過妃子

控制皇上，從而左右小皇上施政。第五天時，僵局打

破，李選侍從乾清宮搬了出來 II 。

對東林黨人來說，這個勝利其實是徒具虛名，儘

管人們還是很欣賞楊漣的勇氣。朱由校做了皇帝，年

號天傲。他對朝政的改革沒有任何作為，凡事他都做

不了主。朱由校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但是占支配地

位的閹黨支持朱常淘'皇帝被甩在一邊，宜官們通過

鄭貴妃、李選侍來操縱朝政，大局已定 III 。直官們的

勝利，給天歐年間(1620-1627)的中國帶來的是一場

災難。在這七年中，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是聲名狼藉的

魏忠賢。他在中國歷史上是最有權勢的太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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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賢，年輕時自行閹割入了宮，誨的是從所欠

的一身賭債中脫身。他靠著野心、不擇手段和狡謂的

手腕侍奉上了朱常洛的庶母。與魏忠賢串通一氣的是

朱常洛的乳母客氏@。

新皇上頒布的第一道聖旨就是給魏忠賢和客氏加

封。年輕的皇上放棄了手中的權力，將它完全交給魏

忠賢，自己則退到他的木工作坊裡，將他大部分時間

用來做木工活。他的嗜好、無節制的聲色似乎就是他

的一切。有關宮裡的謠傳說，皇上稱魏忠賢為「父

親 J 0 I 這是一種畸形的情厲 J '巴篤利譏諷地評論

道， I 從禮儀的觀點來看是不適宜的，同樣，從自然

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可能的 J :t 0 

魏忠賢將大多數正直、能幹的官吏趕出朝廷。許

多人對魏忠賢的暴政難以容忍，徐光歐便是其中之

一。當宣官們還沒有完全控制朝政時，徐光做得到要

他將在通州訓練士兵的人數減至四千六百人的命令。

當徐光敵再三呼籲朝廷必須組織起有效的軍隊，派有

能力的人來指揮以抵禦滿人而無人理睬時，徐光敵便

辭官不做，退隱到天津去務農了。

1621 年，中國清楚地顯示出正在走向災難。也就

是在這一年，終於征服了葉赫部落的努爾哈赤將他的

注意力再次轉向天朝。他的部隊席捲遼東，占領了兩

個最重要的城市一一潘陽和遼陽。努爾哈赤在遼陽建

立了他的新都，並使遼東成為他的主要基地。

在發生了這些災難之後，徐光歐又被召回北京。

他再次上疏請求出使朝鮮。毫無疑問，在朝鮮組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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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人的抵抗要比在北京更有效。在北京，一切對局

勢有利的努力，都因魏忠賢一夥人的干預而毫無結

果。兵部尚書崔景榮強烈地反對徐光傲的這項主張。

就在徐光歐上疏後不久，沈濯到北京做了高官。

徐光歐再次引退，回到上海的家中。也許象徵著對世

俗世界幻想的破滅，他根據畢方濟的口述，筆錄了兩

卷關於靈魂的論文，於 1624 年發表，名為(靈言蠢

勻〉。

有人早就勸說徐光傲，只有發展一種新的防禦武

器才能阻止滿人的進攻。徐光敢看上了滿人、漢人都

不熟悉的，被稱為「紅夷大炮 J 1的加農炮。紅夷大炮

將能完全擊敗努爾哈赤的任何新戰術。因此，徐光敵

曾力圖反覆說服當權者們向澳門的葡萄牙人尋求幫

助。還在通州訓練士兵的時候，他就向澳門派出使者

張彌額爾 (Michael Chang) 和宋保祿 (Paul

Sung) ，這兩人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受到了在澳門的

葡萄牙有關當局的友好接待。儘管不太情願失去大炮

和士兵，因為荷蘭人正威脅要進攻澳門，葡萄牙人還

是送給他們四門大炮和一小隊炮手。江西省的地方官

將紅夷大炮收下，而讓炮手返回了澳門。

就在徐光歐 1621 年回上海前不久，自 1616 年一

直賦閒住在杭州的李之藻，被召回北京擔任監督軍需

的光祿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他上任後，在

1621 年陰曆 5 月呈上一道奏疏。他在奏疏中建議，將

徐光毆最初的提議進一步實施起來，派官方使團赴澳

門尋求幫助。奏疏得到了兵部的贊同。江西的官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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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將四門紅夷大炮運到北京的命令。張彌額爾和宋

保祿被封官職後，受命再次赴澳門。在澳門他們受到

了隆重的歡迎。因為葡萄牙人注意到，張、宋二人的

使命第一次得到北京朝廷的認可;另外，作為外交使

節的中國人都是天主教徒。在澳門停留期間，張、宋

二人在一次莊嚴的主教彌撒中表現得非常崇敬、虔誠

和投入，這也使他們的這一次出使更受囑目。

在這期間，洛佩﹒薩爾門托 (Lopo Sarmento )船

長從航行到日本的旅程中返回了澳門，他報告說，此

時在中國海的荷蘭人不具備足夠的力量攻打澳門。澳

鬥當局極想滿足中國人的要求，於是就同意派炮手去

操作中國人在一艘岸邊失事的英國船上找到的三十門

加農大炮。澳門當局還派出了以司令官羅倫佐-李

斯﹒韋利奧 (Lorenzo de Lis Veglio )為首的一支由一百

名滑膛槍手組成的軍隊。

張、宋二人的使命似乎成功完成了。耶穌會士和

他們的天主教朋友們特別有理由為此嵐到高興，因為

他們在與澳門當局的談判中，用上了他們天主教徒有

利的身分。談判的成功或許能夠使逐教令得以解除。

就在有了轉機的時候，沈濯重又出現，繼續實施他的

整個陰謀。

隨著魏忠賢的掌權，自 1620 年被免職回家的沈濯

發現，他在官場裡出人頭地的機會又來了。張和宋三

位使節剛剛完成澳門談判之時，也正是沈濯被召回北

京任大學士之際。他在離開杭州之前，做出懷有敵意

的姿態，要求總督給他派五百名侍衛護送，以防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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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總督拒絕了他的要求。到達北京後，沈立即

著于破壞張、宋二人的成果，他在官員中散布葡萄牙

人要征服大明帝國的恐慌。這樣一來，葡萄牙人提供

軍事人員協助的建議被拒絕了。

早在此之前，澳門提供的四門紅夷大炮中的兩門

放在北京，由毫無經驗的中國人擔任炮手。他們在操

作時發生了爆炸，死了幾個中國人。這個事件導致李

之藻被迫從軍需監督部門辭職。他回到了杭州，隱居

在家中，全心寫作，幫助傳教士做研究工作@。

沈濯這時抓住了火炮傷人事件，以此為藉口，為

的是重新掀起對天主教徒的迫害。這時發生在山東的

騷亂，將機會直接送到沈?在的手裡。常年的苛政、壓

迫、各級官員的普遍無能，這一切帶來的後果是各省

日益增長的不安定。再加上直官們魚肉百姓，人數眾

多的朝廷軍隊在與滿人的戰爭中由於指揮的錯誤帶來

的潰敗、軍隊的反戈，所有這些都引起了百姓不滿。

耶穌會士們在這幾年間寫回的年信中，持續地報導了

不斷增長的不安和騷動的情況。

處於民間不安分子中的祕密結社，從未在中國占

據過長時間的主導地位，而此時活動卻加劇了。 1622

年，聲名狼藉的白蓮教的一個分支領導了一次農民暴

動。他們打劫了一支往京城運送全年稻米稅的船隊。

搶劫的成功使他們的膽子更大，他們又襲擊了幾處設

防嚴密的軍事駐地，並且占領了一個城市。叛亂最終

還是被消瘋了，但其影響波及到鄰近的省份。

北京向各省發出命令，要求追捕白蓮教的每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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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南京，一位天主教徒因為自己的一個鄰居受到

官府街役的粗暴對待，站出來為他說話。結果這名天

主教徒遭到逮捕，他的家也被搜查。一幅救世主的畫

像證明他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南京的某些官員們竟然

斷言天主教就是白蓮教的另一個名字。

繪製這幅救世主畫像的藝術家也是一名天主教

徒，他也遭到逮捕。拷打之下，他說出了四十名南京

天主教徒的姓名。隨後，其中三十四人被捕。他們坦

率地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儘管受了嚴刑拷打，但他

們還是堅決否認與白蓮教有任何關係。結果，除了八

個人之外，其他人都釋放了。這八個人的家是天主教

徒經常集體做祈禱的地方。在整個過堂的過程中，這

八名天主教徒受到了嚴厲的對待，並且受了好幾次杖

刑。其中的一位被活活拷打致死，他是一位木匠。史

惟貞舵、密訪問南京時，就是在他的家中主持各種聖

事。姚若望，那位在六年前的南京教案中因果敢而使

官吏們感到困惑的天主教徒，如今仍是熱情高漲。他

對他不在三十四名被捕的人之中深底失望，主動來到

街門，稱他自己也是天主教徒，並且要求將他與他的

同伴關在一起。顯然，官吏們仍然判定他是失去了理

智，並不知道他真是在渴望蒙難，所以拒絕逮捕他。

在應天府街門中主持這件案子的官吏，做出信仰

天主教有罪的判決。他在重申了沈濯的奏疏和逐教令

之後，宣判八名天主教徒坐牢一個月，並沒收他們的

書籍、宗教畫像及其他與天主教相關的物品。

在此期閉，南京的天主教徒們將事態的發展，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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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了在杭州的耶穌會士。楊廷筠立即給南京的官吏寫

信，為天主教徒們辯護。徐光歐又寫了一篇為天主教

辯護的文章。文章從十四個方面清晰地對天主教與白

蓮教的根本不同做了說明，並將文章分送給南京的主

要官員。徐光歐的介入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因為此

時南京的官吏大多是閹黨的人。這些人正想方設法取

悅沈濯'因為他是大學士，是朝廷裡最有權勢的官員

之一。給八位天主教徒結案的官吏給徐光歐回了一封

信。信中不敬的口氣，在寫給像徐光做這一身分的人

之中，是十分少見的。在中國文人之間，即使彼此敵

意很深，也要維持表面的溫文爾雅。這名官吏在信中

斷言，天主教就是白蓮教的一部分。他還指責楊廷筠

和徐光敵敢於公然表示不忠於皇上，不忠於皇上的律

法，不忠於皇上的內閣。

1622 年 9 月 15 日，突然有消息傳到杭州:沈濯被

罷了官。早在沈濯赴京任大學士之前，他已經樹敵頗

多。他的兄弟也是對他提出控告的許多人中的一個。

在沈濯到北京之後不太長的時間裡，由於他熱中於搞

陰謀，專橫不公，招致反對他的人與日俱增，即使閹

黨中有權勢的同夥也無法救他了。

頻繁的迫害終於結束了。儘管在這片士地上，傳

教士們仍舊沒有自己的住所、沒有公共的教堂，但是

他們叉開始擴大他們的傳教範圍了，不過他們還是小

心翼翼，這裡沒有大街上的布道，也沒有教會的遊

行。他們不想重蹈 1611-1615 年間過分樂觀的老路。

官方仍舊沒有取消逐教令，傳教士們在中國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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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得到合法的地位。在逐教令頒布之前，他們曾經

享受過這個權力，他們在北京的存在曾經得到了官方

的承認。而現在，這種地位已經失去了。只要魏忠賢

把持著權力，傳教士們就處在非常危險的境地，就像

一塊陰影籠罩在他們的上方。但是沈港的失勢對傳教

士們是不小的補償。 1624 年 4 月 19 日，傳教士們的宿

敵沈死於杭州的家中，或許耶穌會士們會為他的靈魂

祈禱，但是他們也許會有某種滿足戲。耶穌會士們是

不相信鬼魂的，沈傷書他們傳教事業的力量到此也就

完結了。

@該章主要資料來源

a) 李瑪諾、祁維材和金尼聞自3年信，見Re1atione deJIe cose 

più notabiIi scritte ne gIi 祖血 1619， 1620, 1621 daJIa Cina (羅

馬 1624 年版)以下便稱 Relation 1624 。

b) ~告總站著 Histoire universeJIe 0 

c) 金尼閣 1622 年 8 月 15 日寫自杭州的信件，見ARSI， Jap

Sin 114， 267-296 頁。

d) 1625 年的年信為李瑪諾 rf[寫‘見 Histoire de ce quis'est 

伊!Ssé es royaumes dE也iop.鈕; en 1~扭曲e 1626, jusqu 'au moisde 

Mars 1627. Et de 1a Chine, de1 'année 1625 jusques en Fevrier de 

1626...... (巴黎 1679 年版)以下簡稱血stoÍre1625 。

e) Eminent Chinese, 1 , 176 頁、 190 頁、 316-317 頁、 452

頁、 594-595 頁 II ， 846 頁、 885 頁、 892 頁。

@參照龍華民 1618 年 11 月 7 日發自杭州的信件 ;AR訝， J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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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17, 187 頁。

@見曾德昭著 Histoire universeIJe, 335 頁。

@金尼崗混淆了曾德紹與畢方濟，曾德昭自己說，是畢方濟

對嘉定做了第一次訪問。

@見曾德昭已引之著作 337 頁。

@EminentChinese, II , 847 頁。

@見前面所引 Bartoli 之著作，釘， 69 頁。

@EminentChinese, I ， 453 頁。曾德昭做了有些不同的講述。

據他講，紅夷大炮爆炸事件是發生在山海關。但在北京有

一火藥庫，由於不慎也發生爆炸，炸死 21 人，見前面所引

曾德昭著作 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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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是誰殺了知更鳥

當金尼閣於 1621 年再一次進入中國時，他已經在

歐洲完成了一個非同尋常的使命，同時還留下了兩個

令後來的史學家們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神秘話題。

1613 年 2 月，龍華民決定，或許他沒有權利做出

這個決定，讓金尼閣從澳門歐程赴羅馬，為諸多的問

題尋求明確的答覆，同時，要站在中國的傳教團確立

獨立的地位，還要懇請人力和財力上的支持。金尼聞

生於低地地區的杜埃 (Douai) 1. 僅有兩年的傳教經

歷，但是他有才能、精力旺盛，他口若懸河的遊說能

力，與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的隨機應變能力一樣的出

色。這些可能就是龍華民為什麼派他去的原因。

金尼聞要尋求的答案，大多數屬於行政管理性

質。從他提出的五十項要求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

楚，即他請求得到一些政策方面的指導。他將這些問

題提交給在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耶穌總會長維利

契(Vitelleschi )便將這些問題的大部分轉交給耶穌會

傳教團的巡察使去解決。不過金尼閣有兩個要求因為

其性質重要，影響深遠，只有教廷才能做出決定。第

一個要求是:允許在中國的神父舉行彌撒儀式時戴帽

子;第二個要求:允許中國用中文舉行禮拜儀式。

在數年之前，范禮安就提出過這樣的請求，但是

耶穌會長給他的回答是:上述做法有違天主教教會

法，只有教廷才可以做出決定。在中國，不戴帽被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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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敬。一位頭上無帽的神父站在祭壇上，在中國人

看來與他正在主持的威嚴儀式是不相稱的。「歐洲人

主義」者經常將目的與手段相混淆，對於「手段」賦

予了本應該屬於「目的」的絕對價值。他們堅持要遵

守歐洲人的習俗。龍華民正像范禮安一樣，明白要達

到目的就要尊重一些特別的規則。一些社會的準則在

歐洲得到尊重，但在中國就得不到尊重。遇到這種情

況，就應該入鄉隨俗。在中國，這些準則就應該被拋

棄。

當教宗讀到金尼閣提出的關於「不脫帽子」的理

由時，也許會使他發笑@。在中國，男人是要留髮的，

「與婦女一樣 J .只有佛教的僧人才剃光頭。耶穌會

士為了不被人當成佛教的僧人，也要遵守共同的習

俗。「十分清楚. J 金尼閣說. r 正在走向祭壇的神

父，有著婦女一般的頭髮，是多麼的失禮，特別是在

對不戴帽男人持反凰態度的人們眼中 J 0 

用中文執行禮拜儀式的問題帶來的是雙重的謎

團:這個想法的創始人是誰?又是誰使它沒能執行?

在金尼閣從中國歐程時，身上帶著龍華民向羅馬

提出問題的指示性文字。龍華民寫給金尼閣的這些指

示，現存於耶穌會在羅馬的檔案館中，指示中談到行

彌撒時的「戴帽 J 問題，但關於用中文行禮拜儀式的

事卻沒有提半句@。據此，歷史學家們得出結論:這

個問題是金尼閣自己提出的@。也有人認為，在事先

沒有得到龍華民同意的情況下，金尼閣是不會提出如

此重要的問題的@。依金尼閣的性格來看，它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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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金尼閣提出的。金尼閣是位極富想像力，會極力

實現想法的人。另外，通過比較兩份檔，說明幾乎所

有金尼閣提交給耶穌會會長的五十個要求，其實質性

的內容都是以龍華民的指示為依據而寫成的。似乎可

以這樣解釋，龍華民與金尼閣在禮拜儀式的問題上是

有共識的。最合理的解釋是:龍華民一般不會將這個

問題寫成正式的陳情書，放在他寫在給金尼閣的指示

中，因為教會是根本禁止任命中國人為神父的。范禮

安曾就任命中國籍神父的問題，請求總會長給予答

覆，但是由於受到遠東、特別是日本諸多耶穌會土負

面報告的影響，耶穌會總會長在 1606 年 12 月 12 日給

他的答覆是:不可以任命中國人為神職人員，因為在

信仰方面，中國人還太年輕6 。龍華民一直強烈地反

對這個決定，爭辯說:中國的修士們在任何一個方面

都是完全合乎要求的，一點兒也不比日本或是歐洲的

神職人員遜色。

龍華民對不同意任命中國人為神職人員的反應強

烈，他派金尼閣去歐洲，不可能不交代要求教會消除

這項禁令。除了口授金尼閣一定要談這個問題之外，

龍華民可能還會告訴金尼間，如果這個問題得以解

決，再看有無可能允許不懂拉丁文的人成為神職人員

的培養對象。金尼閣確實對不可以任命中國人為神職

人員的禁令展開了抨擊，並且獲得了勝利。隨著這項

障礙的清除，他又提出了用中文行禮拜儀式的問題。

教廷對金尼聞所提的問題反應迅速，這也清楚地

表明了教宗的態度傾向。金尼閣是在 1614 年 10 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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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羅馬的，這正是教宗保禱五世 CPaul V) 在位期間，

也正是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任期 (1581-1615 )的最

後幾個月。阿奎維瓦總會長立即將金尼閣提出的要求，

交到羅馬神學院的耶穌會神學家們的手中。 1615 年 1

月 6 日，神學家們對這些要求有了相當積極的回應。

金尼閣又將報告呈送教宗保祿五世。教宗將這件事送

交羅馬聖職部處理。聖職部的一位其影響力的成員、

利瑪竇在羅馬念書時曾經聽過他講演的紅衣主教羅

伯﹒伯敏立即著手辦理這件事。一向以反對倉促行事

聞名的聖職部，於 1615 年 1 月 15 日在義大利皇宮舉

行會議，教宗保祿五世出席。此次會議同意給與在中

國的耶穌會請求下的特許權:允許神父們在行彌撒儀

式時戴帽子;允許將聖經翻譯成文言文中文;允許中

國籍的神父主持彌撒，允許祈禱時用中文文言文背誦。

對於這些特許權的精確措辭明顯地尚有一些不確

定的地方，因為同樣的問題在聖職部 3 月 26 日召開

的、有教宗參加的會上再次被提出。伯敏擔任這次有

六位紅衣主教出席會議的主席。這次會上起草了新的

文件，並且得到了通過。這份新文件與上次會議的決

議在實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增加了某些重要的條

件。它明確地寫道:在中國的所有傳教士都可以戴帽

于;至於禮拜儀式，可以用中文，但是在中文儀式之

後，還要行羅馬的儀式;如果主教是在中國被委派的

話，不得歧視主教裁判權。為了給予 3 月 26 日所通過

的政令以可以達到的最高權利，教宗保祿五世在 1615

年 6 月 27 日的一期羅馬教會最高會議簡報 (BriefRom-



anae EccJesi扣 Antistes) 中，頒布了這個政令。

允許神父們在行彌撒時戴帽子的決議實施以後，

神父們在一些中國朋友的幫助下，站在中國的耶穌會

士設計了一種特別的帽子。它是以古代的學者在行儀

式的場合所戴的、被稱之為「祭巾 j 帽子為原型的。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種帽子是中國天主教在行彌撒

時所特有的現象。現在這種做法已經見不到了。隨著

中國人在社會文化上的改變，戴帽子的形象已經不需

要了。

至於用中文行禮拜儀式的特許則沒有被遵循實

施，史學家們對其原因一直感到困惑與神祕。 1683

年，紅衣主教、前聖職部秘書長方濟﹒阿爾比特斯

(Franciscus Albitius) 聲明說:在 1615 年 3 月發布的

政令，還有教宗的簡報，雖然是起草了，但是被撤回

了，從未發給耶穌會。到了 18 世紀，教宗本篤十四世

(Benedict X N ) 聲明說，這個政令從未被送往中國@。

許多作者都接受這位紅衣主教的說法。但是，這

位紅衣主教和教宗本篤十四世都說錯了。帶有聖職部

印封的這一政令的原件，現存放在羅馬耶穌會的檔案

館中<ID'而其副本則由金尼閣立刻發往中國。金尼閣

寫於 1615 年 12 月刮目的一封未經刪改的信件，可以

證實這一點@。金尼閉在這封寫給他中國同事的長信

中，講述了他在歐洲辦事的情況，還告訴他們他已經

得到了戴「祭巾」和在彌撒儀式時用中文的許可。他

已經將教宗的政令的三本副本發往中國，等他返回中

國時，還將隨身攜帶兩本以上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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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作者說過:保祿五世的繼承人廢除了這

種特許權，這也是錯誤的，羅馬教廷從未廢除過這種

特許。還有的人指責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的繼任者

一一姆提歐﹒維利契 (Mutio Vitelleschi) 。他們的理

由是，這位接任者與阿奎維瓦相比是個膽小的人，他

會認為這些標新立異的做法過於大膽，因為這個政令

並不是強制性的命令，而僅僅帶有許可的性質，所以

決定不予實施。這種說法同樣也是不對的。

還有一種並不肯定的可能性，即是:沒能實施這

項特許的真正攔路虎，是在日本的耶穌會士與在中國

的耶穌會士之間存在的意見衝突;以及這個計畫沒能

實施，肯定是受到了巡察使方濟﹒維爾拉 (Francisco

Vieira) 的否定。誠然，兩國的耶穌會士有分歧是沒有

疑問的，但是男一點也是確定無疑的，即:假如維爾

拉被請求對這個問題做出決定的話，他也絕不會取消

這一特許權。

在日本的耶穌會士對金尼閻赴歐洲的使命持強烈

反對的態度。 1614 年 10 月，在日本的長崎召開第一

屆耶穌會日本省會議。在會上，關於適應政策的主張

問題一直討論了十五天。最終得到的結論，在每一點

上幾乎都直接與龍華民派金尼閣去歐洲的目的相抵

觸。會議的一位代表一一佳播﹒馬特斯 (Gabriel de 

Matos) 被推舉赴羅馬。他攜帶著對適應政策主張的聲

明和陳述有關理由的概述。為確保這些檔案一定能夠

到達羅馬，會議還派了另一名耶穌會士伯鐸﹒摩瑞金

(Pedro Morejon) 帶上另一份同樣內容的副本，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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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到羅馬。 1617 年 5 月，馬特斯到達羅馬，將長

崎會議提出的一系列方針交給耶穌會會長。這些方針

政策揭示出在中、日兩地的耶穌會士極為不相同的、

乃至針鋒相對的觀點@。

在日本的耶穌會士不同意任命本地人為神父。他

們勸說不要任命日本人為神職人員，或者也不同意日

本人擔當耶穌會的輔理修士。五位在日本的耶穌會士

簽署了一份補充性的備忘錄，其中寫到:日本人令人

難以捉摸，缺乏對完美的追求，不夠熱誠，對宗教的

全身心的投入也不是毫無雜念的。對日本人來說，這

樣的判斷是殘酷無情的。在過了二十年之後，許多日

本的天主教徒經受了殉教的磨難，其中一些人為天主

教的信仰獻出了生命。

對於一些當地人來說，天主教的信仰無疑是一種

新的事物，這是事實。因為時間與傳統的關係，他們

還沒有得到深刻理解嚴格神職生活的機會，本地神父

實際遇到的困難要比人們想像到的更多。就在長崎會

議之後沒幾年，印度支那首席宗座代牧們滿懷著對事

業的熱誠，任命了本地人為傳道師之後，體驗到了這

一點。因為這些被任命的人完全不能適應神職人員所

必須的遵守紀律和獨身生活。不加揀選地播種，其結

果是收穫的雜草要比麥子多。

如果有人間，為什麼在這些傳教的土地上遇到的

問題要比幾百年前天主教在歐洲剛剛開始傳播時遇到

的多?答案顯然就是獨身生活，這一點是重要的障

礙。正如聖道茂指出的:獨身是一種非自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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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性的自然需求抗爭，需要有堅強的自制力，還要

接受訓練;過非常嚴格的超自然的生活，還要具備強

烈的動機。這些條件，在神職人員獨身生活的理想還

沒有時間扎深根基的地方，似乎不太容易具備。在幾

百年前的歐洲，天主教剛開始傳播的時候，這個問題

並不存在，因為當時對神職人員並不要求獨身。

在日本，在吸收一些日本人加入神職人員的行列

時出現一些令人遺廠的事情，是不足為怪的。從這些

事情中，不能得出如同長崎會議作出的結論，即日本

人不能過宗教或是僧侶生活。正如 1618 年 10 月 11

日，在日本為數不多、持不同意見的耶穌會士在信中

寫的那樣:僅憑幾個失敗的例子，就得出日本人不適

合僧侶生活的結論是沒有道理的@。之所以存在一些

問題，除了信仰天主教的時問比較短之外，在審查和

訓練上也有問題。處於新生和快速成長的興奮時期，

傳教團和教會組織在遭受迫害的情況下不能提供適當

的訓練和湖試。當地的神職人員的失敗並不令人吃

驚，令人吃驚的倒是在當地人中竟然也有殉道者和聖

徒。

其實這是「歐洲人主義」的思想在作祟。「歐洲

人主義」認為，非歐洲人天生就不適合高要求的神職

人員生活。要消除這種種族和民族的驕傲十分不容

易。就在邁入 20世紀的時候，當教宗碧岳十一世 (Pius

XI)任命一名中國籍神父為主教時，仍然可以發現帶

有偏見的眼光。

就當時和後來有關日本神父和信教人士的一些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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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來看，有大量的證據表示:長崎會議所做的評斷是

何等的錯誤。耶穌會總會長姆提歐﹒維利契反對這種

評判，這給他帶來莫大的榮譽。鑒於傳教團在財政上

的來源問題，維利契同意對加入耶穌會的人數加以嚴

格限制，同時也表示，他希望耶穌會的大門對日本人

永遠不會關上。日本人，他明確地提醒神父們，已經

通過殉道的終極考驗，證實他們的優秀品質。

長崎會議上帶有偏見的看法，也落在中國人的頭

上。在中國的第一批耶穌會修土中，有許多奉獻、熱

誠、甚至英雄主義的事蹟記載。這些人的大多數都有

很高的才能。在長崎會議召開的八年之前，就有一位

中國修士為天主教信仰而犧牲，在會議之後還有一位

中國神父為信仰而捨命。所有這一切，都是對長崎會

議論點的否定。

因為長崎會議上的耶穌會士反對任命本地的神職

人員，會議發言人馬特斯由此推論，他們也將不同意

在禮拜儀式中使用當地的語言，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目

的，是為神職人員的便利。所以，當馬特斯發現金尼

閣在羅馬的所作所為時，就提出了他的異議。他聲

言 í 這種特許權似乎是沒必要的。」因為這種特許

已經獲得了教廷的批准，他就促請耶穌會總會長將是

否執行這些政令留給各地的巡察使來決定。耶穌會總

會長維利契同意了馬特斯的意見。從他簡潔的回覆

中，就能知道他對這些政令的沒能執行不負有責任。

他寫道. í 將這些政令拿到中國去處理，這是一個事

關重要的問題，讓那裡的巡察使作決定。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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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合理的行政管理角度來看，維利契的決定無疑

是正確的。他遠離中國，要處理的又是一件基礎性的

重要事情，對這些事的看法又有很大的分歧，他將執

行這個政令的權力交給了當地的負責人。耶穌會長維

利契沒有扼設這些特許。那麼，難道是耶穌會的巡察

使從中作棋麼?

正在印度省工作的巡察使方濟﹒維爾拉，在 1615

年時被任命為日本省的巡察使，在 1616 年 7 月到達澳

門。維爾拉同意長崎會議上耶穌會士關於禮拜儀式的

觀點。男外，他對這兩件事情發了牢騷也使他容易被

擺放在做出不利於中國傳教團決定的位置上。

維爾拉是有著強烈民族忠誠厲的葡萄牙人。他認

為金尼閣羅馬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服耶穌會總會

長，使在中國的傳教團成為一個獨立的團體。這樣

做，是龍華民為了建立他們義大利人的勢力範圍，與

傳統上屬於葡萄牙人的領域對抗。維爾拉不便向同是

義大利人的耶穌會總會長維利契說什麼，但是在寫給

耶穌會總會長的助理一一葡萄牙人紐諾﹒瑪斯卡拉赫

斯 (NunoMascarenhas )的信中，卻毫不掩飾地道出了

這種想法@。作為維利契的繼任人之一的賽熱斯﹒岡

薩雷斯( Thyrsus Gonza1es) t 在 17 世紀的後期，憤怒

地將這種想法稱為是「應該遭到譴責的民族主義精

神 J t 它對天主教在遠東的事業起了不良的作用。

龍華民派金尼閣去歐洲有違行政管理準則的事實

加劇了維爾拉的怨言。龍華民的上級是日本省的瓦蘭

迪姆﹒卡爾瓦羅。龍華民抓住了巡察使巴範濟去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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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空缺的時機，不徵求卡爾瓦羅的意見，自作主張

派金尼閣去羅馬。龍華民一定認為，通過正規的管道

從羅馬得到他所期望的關於中國的政策，是根本走不通

的。維爾拉和卡爾瓦羅都反對這種違背程序的做法@。

金尼閣在羅馬說，巴範濟在去世之前批准了他的羅馬

之行。這種說法值得懷疑，因為龍華民在 1613 年 2 月

2 日的信中向阿奎維瓦講述，他是如何在北京前往澳

門的途中在南雄停留，將巡視中的巴範濟帶回澳門

的。龍華民是知道巴範濟去世的，在巴範濟去世後很

短的時間裡'他就派金尼間去了羅馬@。不管怎麼說，

善於說服人的金尼闇有憑有據地讓阿奎維瓦相信龍華

民的處境，為龍華民的唐突做法開脫。

有理由根據這些事實，做出這樣的結論:巡察使

神父維爾拉會對羅馬的政令做出否定的決定。同時，

維利契還讓維爾拉來決定，中國是否該從日本省區獨

立出去，結果維爾拉的決定又是否定的。這就使上述

猜測更加可信。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們對於與日本聯繫在一起的管

轄關係一直感到煩惱。當時澳門是天主教日本省區的

行政中心。許多在澳門的耶穌會土不配合的態度，一

定讓在中華帝國人數不多的耶穌會士廠到他們的傳教

工作就像一個不受歡迎的、後娘養的孩子。事情也正

是如此。日本省的耶穌會士抱怨說，從日本調走的人

力和錢財，用在了中國。從馬特斯的陳述中自始至終

都可以看到這種態度。

在龍華民的指示下，金尼閣打算在歐洲吸收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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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耶穌會士到中國傳教。馬特斯表示了他強烈的反對

態度。因為金尼問要吸收的耶穌會傳教土不是葡萄牙

人，而主要是德國人和比利時人。這就會冒犯里斯本

的當權者。他們非常妒忌德國籍和比利時籍的神父

們。再說，中國的傳教團在住地和資金方面都沒有條

件吸收更多的耶穌會傳教士了。馬特斯在寫給耶穌會

總會長的報告中說，長崎會議的一些與會者甚至強烈

地表示，就連金尼閣本人也不允許再回到中國去!針

對金尼閣的建議，馬特斯提出讓耶穌會總會長派三十

名耶穌會士，由巡察使來安排，根據日本與中國的需

要來決定他們的去向。不用說，如果這樣的話，在中

國是見不到幾名新成員的。

在指責在日本的傳教士們的自私之前，一定要考

慮當時的時代背景，再對他們做出評斷。從澳門或者

日本的立場來對中國的傳教工作做出要求，是極為不

合理的。因為當中國的大門依舊緊閉，而依靠著利瑪

竇的辛勤勞作，天主教在中國僅僅得到了一小塊立足

之地的時候，在日本的傳教已是興旺發達，發展速度

非同一般了。在當時，使整個日本民族皈依天主教的

希望，已經不是癡人說夢了。要說出當時日本天主教

徒的準確數量雖然不太可能，但天主教徒和殉道者的

數量劇增卻是事實。當時日本的天主教徒、殉道者的

數字被大大地誇大了。在某些作家的筆下，這個時期

日本的天主教徒人數有上百萬、殉道者有十幾萬@。

這些數字與實際相差很遠，有文字記載的殉道者的數

量在四到五千。最保守的估計，可能也是最貼近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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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 1614 年的日本，天主教徒的總數大約是 30 萬;

1582 年，也就是利瑪竇進入中國的那年，日本天主教

徒的數量是 15 萬@。

在日本，由於對教堂數量的需求增長迅速，致使

天主教日本省的財政開支達到了最高點，通過這一努

力也確實見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果。比較之下，在中國

的成果就有些微不足道。當在日本獲得豐收的時候，

日本的一些投身於天主教事業的人，對將人力投入到

沒有得到應有回報的、還僅僅是做清理地基工作的中

國產生抱怨，也就不足為奇了。對那些反對繼續對中

國傳教事業進行投入的人最適當的評價是:他們沒有

范禮安的遠見，是些節儉、吝奮的人。

從最早到中國內地傳教的羅明堅開始，在中國的

傳教士就有一種受歧視、被干擾的嵐覺。他們認為，

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讓中國的傳教團從日本省區獨立

出來，成為一值完全自治、自我供給的省區。龍華民

聽從了此一勸告。金尼閣此次赴羅馬的主要目的，就

是要獲得這樣的合法獨立形式，籌措資金，並為新的

傳教省吸收成員。

金尼閣與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談得很成功。但

是阿奎維瓦在還沒來得及做出成立新的中國傳教省區

的決定之前，便在 1615 年 1 月 21 日去世了。由於來

自日本方面的強烈反對，新任耶穌會總會長維利契覺

得此事還是小心謹慎搞好。他決定暫時給予中國的傳

教團獨立的身分，它的領導將具有省區一級的權力，

但是是否給與副省區的地位，則由巡察使來決定。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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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使維爾拉通知耶穌會總會長的葡萄牙籍助于說:在

中國的傳教士要求過高，他決定不給予他們這樣的地

位@。

當後來在日本的傳教士們知道，傲慢的金尼間就

憑著中國現有的幾千名天主教徒、少數的幾名神父、

有限的幾所會院，就請求成立獨立的省區，甚至還滿

不在乎地建議將澳門，這一葡萄牙耶穌會士的驕傲、

遠東天主教的中心，連同它的神學院和它的教堂一併

歸屬到新的中國省區時，可以容易地想像出，他們的

憤怒一定像硫碩島的那顆小型原子彈那樣爆炸了。金

尼閣還不動聲色地加上了「慷慨」的附帶條款，說:

為了顧及傳教事業的效果，中國省區將允許其他兄弟

省區的成員繼續住在澳門，儘管他們在那裡沒有任何

管轄權。在日本的傳教土們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更加

憤怒。

1619 年 12 月，在巡察使維爾拉神父生命的最後

幾週，不輕易服輸的金尼間，終於使病中的維爾拉轉

變了他原先反對給予中國獨立省區地位的態度。這時

的金尼閣剛從歐洲回到澳門沒有幾個月。 1621 年，耶

穌會總會長發出通知，任命已經接任龍華民任傳教團

負責人的羅如望神父為第一位中國副省區的負責人。

但是羅如望 1623 年 3 月 23 日在杭州去世，這時任命

書還沒有到杭州。踢瑪諾是這個職位的第二位人選，

他最終成為任命生效後的第一位中國副省區的負責人。

對於巡察使維爾拉神父來說，有關金尼閣這趟歐

洲之行的使命他都不贊同。在比利時人金尼閣返回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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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前三年的時候，維爾拉認為用中文行禮拜儀式的

看法「太新奇，不要說實施，甚至連討論這個問題，

也要再等好多年之後」。至於金尼閣請求為中國傳教

團派一名主教的事，他誇張地譏諷說 r 為四名中國

天主教徒派一名主教，這太可笑了。 J @i 

上述這些似乎可以清楚地說明，維爾拉對有關用

中文行禮拜儀式的問題，肯定是會投否定票的。但是

在檔案中，沒有找到他這樣做的直接證據。當時的其

他一些因素，也使在中國的傳教士們不可能讓維爾拉

一定給出答覆。因為在中國的傳教士們即使拿到了這

種特許權，當時的形勢也不允許他們運用這個權力。

金尼閣從歐洲返回的時候，正值中國政府對天主

教徒迫害的高潮時期。傳教士們實際上是在從事地下

活動。他們正在竭盡全力使天主教傳教事業不至於遭

到毀滅，很難再顧及諸如以中文行宗教儀式或者訓練

神職人員的問題。中國籍的耶穌會士，他們當中的大

多數在加入耶穌會時，是存在著今後當神父還是僅僅

做修士的問題，但在這時，都肯定地認定:他們的末

來將僅僅是修士。

在將用中文行各種聖事的想法付諸實現之前，彌

撒書、每日祈禱書和有關禮儀的書籍都必須要被譯成

優雅的中文。這是一項大工程。這項翻譯工作最終是

由利類思 (Ludovico Buglio) 1 --17 世紀耶穌會最優

秀的漢學家，花了 24 年的時間(1654-1678 )才完成

的。利類思是在金尼閣返回中國二十多年之後才來中

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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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尼閣返回中國之後的若干年，有大宗的信件

來往於遙遠的中國與羅馬，但是在檔案中卻找不到一

句關於以中文行禮拜儀式的事，只有一處還是間接提

及的。它是李瑪諾在 1637 年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一封

信，信中說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到本世紀末，還不

會任命一名中國籍的神父。

李瑪諾對於局勢的估計過於悲觀了。首名中國籍

耶穌會士被任命為神職人員的是鄭惟信1 0 鄭惟信到了

羅馬後，在 1651 年加入耶穌會，在耶穌會的神學院經

過完整的培訓之後，於 1664 年得到任命。兩年之後，

他乘船回到中國，全心投入到天主教的事業當中。到

了 1673 年，他的早逝結束了他的奉獻@。

1688 年，又有三名中國人被任命為神職人員，其

中一人叫吳歷 II 。他是清代最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之

一@。吳歷是在中年時皈依天主教的。 1682 年，喪妻

之後的吳歷，在澳門加入了耶穌會，那年他正好 50

歲。對這位達到了成熟年齡的吳歷，是該考慮請求用

中文行禮拜。他在澳門學習拉丁文的六年間，也就是

在神學家們為他的任命做準備的期間，耶穌會士們迫

切地請求恢復對這一問題的特許權，但是一切努力都

歸於無效。

真實的情況似乎是這樣:當羅馬方面同意了在中

國的耶穌會士的請求時，他們還沒有做好使用這些特

許權的準備，是在中國的傳教士們自己將羅馬的這個

政令擱置，然後又將它忘記了。在這些年中，沒有證

據表明傳教士們渴望發展本地人為神職人員。或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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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楊光先，字長公

數縣人 ， 明時任于
戶後降清 。

經利類思翻譯後的中文書名， 利類思就是根據這本拉丁文本

於 1670 年在北京刊印 。(影 來譯中文本的 。 (影印自梵蒂

印自梵蒂岡圖書館， Borgiano 岡圖書館， Borgiano Cine凹，

Cinese, 352) 352) 

們認為時機不合適，傳教團的資歷太淺;或許是由於

「歐洲人主義」的餘毒在作怪，而使他們低估了這項

工作的重要性 。 1664 年，楊光先 I 發動仇教運動 ，使

耶穌會士在廣東入獄 ， 這才使他們從自我滿足中醒

來。從那以後，他們才再一次地開始面對用中文行禮

拜儀式的問題 。

耶穌會士們至少向教廷申請了五次 ，想要恢復那

些特許權 。 從法律程式上講 ，他們並沒有必要提出重

新申請，因為羅馬關於特許權的政令從未撤銷過。不

過，由於他們在當時沒有使用這種特許權，還有可能

是因為總有一些人反對他們行使這些特許權 ，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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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判定這項特許權時就更為慎重。 1671 年，殷鐸澤

( Prosper Intorcetlo) 1抵達羅馬，隨身帶著比利時籍耶

穌會土魯日滿 (Frans de Rougement) II寫的陳情書。這

份得到耶穌會總會長認可的陳情書，被送交給了教宗

克勉十世( ClementX) 。不幸的是. 1622 年教廷創立

了傳信部，一切對外傳教事務管轄權全部交給傳信部

審理。教宗克勉十世便將關於用中文行禮拜儀式這件

事務交給傳信部，結果被傳信部擱置起來。

用中文行禮拜儀式的問題在此擱淺。當時即使是

有了教宗的支持，也無濟於事。歷山七世 (Alexander

VII) 和諾森十一世(恤ocent XI) 兩位教宗都曾經同

意用中文行禮拜儀式，並且都曾交付傳信部辦理，但

是二人都不打算不考慮傳信部的決定。 1678 年，作為

最偉大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的南懷仁 (Ferdiand Verbi

est) III .針對這個問題寫了一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富有哲理的文章; 1686 年，柏應理( Philip Couplet) lV 

以傳教團代理人的身分來到羅馬，呈上有關這個問題

的陳情書; 1698 年，另一位在北京的傑出耶穌會士安

多(Anthony Thomas) V .也寫了一份陳情書。但是他

們遭遇到的命運是相同的。安多的陳情書是在耶穌會

總會長聞薩雷斯的敦促之下撰寫的。岡薩雷斯在柏應

理的努力失敗之後，用他的魄力及樂觀的態度，敦促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同時他還指出，

在陳情書中，對主要的反對意見要在事先解決好@。

最後的一次申請好像是在 1726 年，是由耶穌會總會長

坦布瑞尼( Tamburini )下令提出的，結果又被傳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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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

這件事始終沒有進展。用中文行禮拜儀式的數次

請求，包括首位由傳信部於 1673 年任命的宗座代牧所

提出的請求，無一例外的被宣布無效。當然，要使對

這項請求做出否決的裁判所所作的裁決無效，只有在

獲得同一裁判所對這項請求明確地表示同意之後才行。

金尼閣在這次從中國到羅馬的漫長的航行中，將

利瑪竇的回憶錄譯成了拉丁文， 1615 年在羅馬首次出

版，書名為〈天主教遠征中國史> (De Christiana 缸，

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包 ab Societate Jesu, ex P Ma

tthaei Ricci ejusdem Societatis Commentarii的。這是一部

最具權威性的介紹中國的著作。書中講到中國的人

民、風俗、法律和政府。這部著作的出版獲得了極大

的反響。在歐洲，無處不在談論這本書@。

耶穌會的史學家巴篤利嚴厲地批評了金尼閣出書

的事。巴篤利實際上是在指責金尼間，用他人的工作

為自己謀得榮譽，而有意將利瑪竇放到次要位置。耶

穌會的漢學家德禮賢 (Pasquale D' Elia )對金尼閣出書

這件事也持批評的態度~，雖然沒有巴篤利那樣的嚴

厲。事實也是如此，根據書名會讓人覺得這是金尼閻

的著作，是金尼閣根據利瑪竇留下的筆記寫成的。他

本該只是簡單地將利瑪寶的義大利文回憶錄全文翻譯

成拉丁文。金尼問這樣做的結果之一，是使利瑪竇原

始的手稿被放在耶穌會的檔案館中三百年無人理睬。

直到 1911 年，芬圖利 (Tacchi Venturi) 才將利瑪竇的

手稿展示在公眾面前。在 1942-1949 年期間，這份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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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手稿，才被完整地收進德禮賢神父編輯的不朽學

術著作中。

為金尼聞辯護的一方肯定會說，金尼閣並沒有否

認利瑪竇的著作權，他在書的引言中寫了關於作者的

問題(德禮賢指出，是寫了，但是只是一帶而過) • 

明確地承認著者是利瑪竇。辯護的一方還會說，金尼

閣的譯本，在文學語言上得到了當時所有歐洲人的認

同，這才使利瑪竇的成就在西方世界引起廣泛的興趣。

金尼閣完成了在羅馬的任務之後，為了給中國傳

教團招募傳教人員和籌措資金，又在歐洲周遊了兩年@。

在法國，馬里耶﹒梅迪奇(Marie de Medici )給金尼閣

不少掛毯，作為送給皇上的禮物;在布魯塞爾，西班

牙的依莎貝爾 (Isabel) 送給他許多教堂用的裝飾和很

有價值的繪畫;大主教特里夫斯 (Trêves) 給了金尼

閣一個聖物箱;金尼閣還拜訪了大主教在安特衛普的

家族。在那裡，金尼閣的兄弟艾利 (Elie) 、娃子米歇

(Miche1 )和堂兄若望﹒阿爾貝里克(Jean Alberic )三

人獲得與他一起到中國去的准許。金尼崗是一個極其

善於說服的人。

在慕尼克，金尼闇見到了在修道院裡過著隱居生

活的威廉五世 (William V) .還見到了他的兒子一一

天主教聯盟 (the Catholic League) 的重要人物馬克西

米連(Maximilian )。他們送給金尼閣一批帶回中國的

禮物，還承諾給在中國的傳教團每年五百弗羅休( flor

in) 的金幣。

1617 年底，金尼閣來到了西班牙的馬德里。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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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菲利普三世

( 1578 -162 1 )西
班牙國王﹒同時兼任

葡萄牙國王 。

金尼閣像

這幅素描的作者是魯本斯 ， 他畫的是一位在萃的耶穌會士 。

這張草圖現存於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 。 魯本斯畫的很可能

是金尼閣 。 1 6 1 7 年 l 月， 金尼閣和魯木斯都在安特衛普 。 若

望﹒法布林( Jean Faber ) ，教宗的醫生， 一位植物學家 ， 與

魯木斯和鄧玉函都是好朋友 。此時法布林正與金尼閣一起旅

普三世 ( Philip rn ) 1 答應給他足夠建立十五所會院的

經費，再加上可供三百名傳教士的日常費用。在金尼

閣的面前 ， 現出一幅傳教事業的美好遠景圖 。 必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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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是，當金尼閣離開中國的時候，正是龍華民樂觀

主義的高峰期。金尼閣對已經降落在傳教圓頭上的災

難一無所知。直到 1618 年 10 月 4 日，他於返回中國

的途中，在印度的臥亞上岸時，才知道沈濯對天主教

徒的迫害和逐教令的頒布。他的幻想還沒有等他到達

臥亞時就破滅了。就在他離開西班牙的馬德里到達葡

萄牙的里斯本時，發現菲利普三世的承諾只不過是畫

了一張大餅。這時葡萄牙與西班牙是在一個皇冠之下

的聯合體，但是雙方之間的妒忌反而變得更深了。西

班牙的君王菲利普三世，對金尼閣承諾時的宗教動

機，還不如渴望利用傳教土將西班牙人的影響帶入葡

萄牙人在中國水域的貿易領地的動機強烈。至少，葡

萄牙人是這樣看待西班牙國王的。金尼閣一行要想從

海上回到中國，必須「經過且斯本 J '必須隨船帶上

葡萄牙籍的神父們一起到中國去。要想從里斯本歐

程，金尼閣不得不放棄西班牙君王菲利普三世對他的

承諾!

耶穌會總會長維利契事先就得到了馬特斯準確無

誤的警告。他說，葡萄牙當局對向傳教地大量派遣非

葡籍的神父持反對意見。因此耶穌會總會長積極地干

涉金尼閣在這方面的工作，使他的熱誠有所降溫。金

尼闇在遊歷北歐各國的時候，吸收了數量可觀的年輕

耶穌會土加入去中國傳教的行列，而且還說服這些志

願者所屬省區的負責人同意他們的行動。儘管有了耶

穌會總會長維利契的干預，金尼閣在抵達里斯本時，

隨他一起來的非葡籍耶穌會士的人數，還是超出了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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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當局的意願。所以，有不少人在最後沒有走成。

就在航船起錯的前夕，因為害怕荷蘭的海盜，金

尼閣將帶回中國所收集的禮品搬出船艙。就在這期

間，一艘裝著上述法國的馬里耶﹒梅迪奇給傳教團救

濟物品的船，在特茹河 (Tagus) 河口被荷蘭海盜搶劫

了。 1618 年 4 月 16 日，有五艘航船組成的船隊(稱為

Nossa Senhora de Jesus號)起錯向選東航行。與金尼閣

同行的有 22 名耶穌會士，其中有 10 名葡萄牙人。這

十名葡萄牙籍的耶穌會士曾經受到金尼閣的救助。這

個船隊共載 635 人。他們像「一華僑魚一樣散布在貨

物、行李與食物中間 J rtt 。在 22 名耶穌會士中，有傑

出的人物鄧玉函( Johann Terrenz Schreck) 1 ，當時人們

都叫他名字的中聞部分， ~~ Terrenz ;還有湯若望。著

名的數學家鄧玉函在中國傳教事業正施展著他的才華

的時候，死亡卻結束了他的工作。是命運讓湯若望接

替了鄧玉函的工作。後來，湯若望在朝廷裡做了高

官，成了清帝國第一位皇帝的密友和顧問。在船隊的

另一艘船上還有 17 名耶穌會士，他們的目的地是日

本。馬特斯，即長崎會議派往羅馬的代表，也在這艘

船上。他為了阻撓金尼閣的使命竭盡了全力。

在金尼閣為中國招募的 22 名耶穌會土中，後來僅

有 8 人在中國傳教。其中的 5 人，包括金尼閣的堂兄

阿爾貝里克，在船行駛到西非海岸的時候，由於熱帶

瘟疫席捲全船，他們因病而亡。在船上沒有醫生的情

況下，耶穌會士們在鄧玉函的指導下做起醫療救護工

作，千方百計地使死亡人數降到最低，最後僅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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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這些耶穌會士中，有兩人以上死在了臥亞，

其中一人是金尼閣的兄弟艾利。他們是在 1618 年 10

月 4 日在臥亞登陸的@。

在 1619 年 5 月 20 日，金尼聞從臥亞前往澳門的

時候，與他在歐洲一同上船的耶穌會士僅有四名與他

一向前往，其他的或是因生病或是為了要完成學業而

留在了臥亞。金尼閣和鄧玉函於 7 月 22 日到達澳門。

湯若望、祁維材和傅汎際 (François Furtado) 1 在另一

條船上，他們早金尼閣一個星期到了澳門。

在經歷了風暴和海盜的劫難，金尼閣的一件寶貴

東西沒有丟失，即紅衣主教伯敏寫給中國天主教徒的

一封信。信中表達了他本人、教宗保祿五世和羅馬教

廷對中國天主教事業所取得的進步而懷有的喜悅之

情，同時還表達了他最良好的祝願。這封信在中國的

學者型天主教徒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幾乎所有的人都

要寫回信。當時的廣州控制嚴密，向國外發送太多的

信是危險的。萬一信件落在那些好猜疑的官吏手中，

可能會使他們歇斯底里的舊病復發，就像 1606 年因猜

疑而導致的憤怒那樣。最後，徐光敵於 1621 年以中國

教會的名義，在北京給這位紅衣主教寫了一封回信。

在信中，徐光歐嵐謝紅衣主教的來信，講述了這封信

給中國教會帶來的喜悅;還提到了天主教在中國所受

到的迫害。信中對未來充滿希望，並且請求紅衣主教

為他們祈禱。在信的結尾，徐光敵對伯敏主教表達了

最美好的祝願，祝他健康、幸福@。

這是兩個偉大的天主教人文主義者，在一個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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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世界一次真切、和諧的交往。他們二人都是傑

出的學者，一位是值得信賴的中國朝廷的官吏，一位

是羅馬教廷的大員。他們的相像還有更深層的一面:

徐光歐崇高的精神境界與敏銳的洞察力，與伯敏如出

一轍。

引人注目的金尼閣歐洲之行，有令人奪目的成功

之處和徹頭徹尾的失敗之舉，它是一個奇特的混合

體。大膽地說，金尼閣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極富遠見

的人。他向教宗提出要建立傳教活動的組織，這在當

時是鷺人的超前想法;他促請在東方建立由主教管轄

的教階組織;建議在歐洲的每一個城市成立一個中心

組織，為傳教團募集資金，如今這是教廷傳信部所推

行的項目之一;站在地圖上用不同的色彩標出不同的

傳教地域做好準備，並提倡廣泛地運用這一方法，如

今這種做法已經是很平常的了。金尼間還促請教宗建

立羅馬委員會來仲裁傳教事務，六年之後，專門負責

這個事務的傳信部成立了。

金尼閣從耶穌會總會長和羅馬教廷那裡，得到了

他請求的大部分事情。他的歐洲之旅在招募新人和籌

集資金方面也是旗開得勝。但是有些人承諾的資金並

沒有兌現;由於船隻的失事或是海盜的搶劫，他徵集

來的物品也大多數丟失了。極為特殊的關於用中文行

禮拜儀式的申請，得到了教廷的批准，但是並末付諸

實行。他招募來華的二十幾名耶穌會士中，僅有幾名

到了中國。當然，這幾個人的工作都是非常出色的。

將中國的傳教團從日本的省區獨立出來，可能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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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的代價而獲得的勝利。

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和自我封閉使日本國關上了大

門。在這之後的幾年中，本來每年用於擴展在日本傳

教工作的人力和財力可以轉給中國。但是由於在中國

的傳教團不再屬於日本省，結果這些人力和財力被轉到

越南北部的東京 (TI。此血)和印度支那 (C∞hin-China) 。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們可能有時會希望，金尼間在爭取

將中國的傳教團從日本省區分離出來時，不應表現得

那麼堅決和努力。儘管也是葡萄牙籍人，但是像其他

人一樣反對澳門方面批評，勇敢地捍衛中國傳教團權

利的曾德昭，一定對這樣的結果感到失望。在過了四

分之一世紀後，他說，使中國傳教團成為一個獨立省

區的主張，完全是金尼閣個人的想法，不僅違反日本

省區神父們的意頤，在中國的神父們也是不同意的@。

曾德昭說錯了，在中國的傳教團從日本省區獨立出來

是龍華民的主意，當時耶穌會士們大概也是同意的，

不管他們事後怎麼說。

Q) ARSI, Jap-Sin 100, 1O-17r 頁。

~ARSI， Jap-Sin 1呵， 10r/v 頁。

@ARSI, Jap-Sin 113 ， 265-281 頁。

@德禮賢著"Danie1eBartoli e Nico1a Trigaut ' 明Revis的 storica

italiana ' X啊， (Jun 30, 1938) , 77-92 頁。

@見聖母聖心會士 Joseph Jennes 博士著 Apropos de 1a 1i的rg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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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ise, Neue Zeitschrift lìir Missionswissenschaft, II 

( 1946) ， 241-254 頁。

@ ARSI, Jap-Sin 3, 25r 頁。

@參考他的 1610 年 11 月 25 日的信，見。Ipere storíche， 且， 492

頁(譯者注 這個注釋標誌的數住在原文中沒有找到。)。

@參考前面已引 Jennes 之著作的 48 、 49 頁。

@日期是 1615 年 1 月 15 日、見 ARSI， Instit. 175 '第 7r 頁

日期是 1615 年 3 月 26 日 見同 t第 9r/v 頁。所有的作者

都接受玫令只有一個，但是對日期戚到困惑。耶穌會士

Francis A Rouleau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詮實並發表說 這分

別是兩個政令，出自聖職部兩次不同的會議。

@這封信現存在里斯本的檔案館中 BíbJioteca de Ajuda (Lis

boa) , Jesuitas na Asia 49-V-5 接下 160v﹒ 171v 。在 18 世紀

40 年代七位中國籍的抄寫員在修士譚若翰( João Alvarez) 1 

的指導下，抄寫了所有澳門耶穌會檔案館中的檔案，然後

將它們送往里斯本。這就是為什麼在里斯本看到了金尼闊

的信的原區。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定耶穌會在從葡萄牙人

的占據下的澳門被 Marquis Pombal 趕走的特侯 在澳門的

原始檔案也被毀了。最近﹒耶穌會士 Josef Franz Schütte 在

馬德里發現了這些原始檔案的大部分。它們是經菲律賓到

這裡的。參考耶穌會士 Josef Franz Schütte 著"Wiederentd

eckung des Makao-Archivs", Archivum 品的'1'Ícum Socíe甸的

lesu' XXX ( 1961) '92-124 頁。

@這些關鍵的棺 Acta Primae Congregatíonís 1于'Ovincíae Japon

iae 1614 Nangasquí ' in oppido et portu Japoníae ' 和 responsa

of Vitelleschito De Matos' postula的尼 ARSI， Congr , 55 

( 1612-1626 年版) , 270-286v 頁和 288r-295v 頁。

@ARSI, Jap-Sin 17, 99 頁。

@l ARSI, Jap-Sin, Congr，呵， 295v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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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SI, Jap-Sin 17, 63-64 頁。

@參考 Vieira 的信，見 ARSI， Jap-Sin 17, 41-42, 63-64, 84-86 

頁。 Carvalho 溫和的抱怨見同上 67-68 頁。

@ARSI, Jap-Sin 113 ， 215-264 頁。

@參考 Yoshi S. Kuno 著 Japanese Expansion 凹的e Asiatic Con

tinen (伯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 1937 年版) . II , 79 頁。

@耶穌會士 Johannes Laures 著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apan 

(東京 1954 年版) . 173 , 174, 179 頁。對於天主教徒的數

量參考 177 頁。

@ARSI, Jap-Sin 17， 63-64 頁。

@J ARSI, Jap-Sin 17 ， 42-43 頁和 84v 頁。

@參考耶穌會士 Francis A. Roulcau 著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見 Archivum Historcum Societatis 

Iesu , X X X \][ (January-June' 1939) , 3-50 頁。

@ Eminent Chinese, II , 875 頁。

@Gonza1ez 的備忘錄見ARSI， Congr. 84, 299-304r 頁。這份備

忘錄很長-與耶穌會總部通常發出的簡短的備忘錄形成鮮

明的對比 可見 Gonza1ez 對這個問題的強烈興趣。

@金尼闊的拉丁文版本由耶穌會士 Louis J. Gallagher譯成了英

文 : China in 的e 16的1， the Joum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 1953 年版)

@參考德禮賢前面己引用之著作。

@對金尼悶在這兩年哩活動的權威性的研究﹒見耶穌會士

Edmond Lamalle 著 La propagande du P. Nicholas Trigaulten fa

veur des missions de Chine ( 1616) ， Archivum凹storicum So

cieta的 Jesu， IX (羅馬 1940 年版) , 49-120 頁。

@耶穌會士 Alfons Väth 著 Johann Adam SchaJlvon BeJl, S. J. 

(科隆 1933 年版) ， 40 頁。

@金尼閣在寫自臥亞的一封信中講述了這次損失慘重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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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ARSI， Jap-Sin 121 ， 92-115 頁。

@伯敏的拉丁文的信和翻譯成葡萄牙文的徐光敢回覆的信，

見傅汎濟的從杭州來的年信中的 1621 年 8 月 24 日 :ARSI，

Jap-Sin 114， 234-261 頁，原信在 243-245 頁。

@在一封那維鐸 (Manoel de Azevedo) 11645 年 12 月給巡察

f吏的信中，見 ARSI ， Jap-Sin 161- II , 224-226v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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